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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論文旨在探究運動教練的經驗歷程與知識建構的生發狀態。藉由列維納

斯（Emmanuel Lévinas, 1906 - 1995）「為他」哲學的理論觀點，提供反思經驗

的理路。本論文發現，運動教練的經驗是起於「為我」的享受。在「為我」的

根基下，發展出教練經驗中整體性的理論概念，因而使教練的知識負有普遍性

與共同性的特質。不過，在同一性的結構中，潛藏著許多「他異性」的特質，

這種特質促成教練經驗的多元發展，深究其中，他異性的現身是經由「絕對他

者」給出的。運動教練的經驗，除了自我意識主動的建構，同時在面對他者的

被動狀態下，潛移默化的發展。這種取徑促使教練必然進入與他者面對面的接

觸，符應「他者」的需求而存在。因此，存在教練經驗中最根本的特質，是一

種倫理的關係，這種倫理關係是以「他者」為中心的，運動教練經由「為他」

的立場開拓與創造自身的經驗與知識。此外，「他者」的出現，是對教練自我

經驗體系的破除，打破了既有教練世界的秩序性，使教練得以越過同一性的界

域，邁向真正的超越。所以，運動教練的經驗是受到他者的召喚而開啟，符應

他者的責任而建構，透過他者的萌發而超越，在這種生生不息的狀態下，運動

教練得以開創出不斷超越的經驗與知識。 

 

 

 

關鍵字：運動教練、絕對他者、面對面、他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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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Other” Experience Evolvement: A Sports Coach’s Clarification on 

His Self Experience  

August, 2012 

Wu, Chung-Yi 

Advisor: Liu, I-Mi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genetic conditions of a sports coach’s experience process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Emmanuel Levinas’(1906-1995) philosophical concept “for the 

other” is used to for reflection. 

 This study discovers that the sports coach’s experience begins with the “for me” 

enjoyment. “For me” is used to evolve the sports coach’s overall theoretical conception in the 

experience process; therefore, the sports coach’s knowledge are characterized with “identity” 

and “totality”. However, “alterity” has been hidden under the “identity” and “totality” 

construction. Such characteristic contributes the sports coach’s diverse development. The 

further study concludes that “alterity” is granted by “absolute other.” 

 In addition to active construction from self-consciousness, a sports coach’s experience 

has been developed gradually through facing “others’” passive conditions. Such approach 

forces the sports coach to have face-to-face contact with “other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and existence of “others.” Hence, ethics relationship i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in the sports coach’s experience. Such ethics relationship centers around “absolute 

others.” A sports coach develops and constructs his own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hrough 

“for the other” stance. The emergence of “absolute other” breaks the sports coach’s 

self-experience system. He has to break the laws and order of a sports coach’s world and go 

beyond the “identity” boundary; therefore, he can achieve the real transcendence. 

 Therefore, a sports coach’s experience is evolved based on “absolute other’s” call, 

catered to and constructed based on “absolute other’s responsibilities,” evolved and 

transcended through “absolute other.” Under this cycle, a sports coach can continually 

develop and construct hi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Key words: sports coach, absolute other, face to face, alterity 



vi 

目  次 

口試委員與系主任簽字之論文通過簽名表………….….……………………………………i 

論文授權書…………….……………………………………….…..…………………………ii 

中文摘要…………………………………..…………………….……………………………iii 

英文摘要……………………………………………………………..………………………..iv 

謝誌………………………………………………………………………….…………………v 

目次………………………………………………………………….…………...……………vi 

 

 

 

 

 

第壹章 緒論…...………………………………………………………………1 

第一節  「我」的生存境遇…...……………………….………………………………1 

第二節  越出自我的界域－教練與選手的衝撞…..…………………………………4 

第三節  「我」所身處的知識環境… . . . … … … … … … … … … … … … … … … 9 

 

 

第貳章  另一種經驗的給出－列維納斯思想的啟發…...…….…………22 

第一節  列維納斯的哲學藍圖… . . . … … … … … … … … … … … … … … … … 2 3 

第二節  超越存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8 

第三節  絕對他者的出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4 0 

 

 



vii 

第参章   研究徑路的澄清… .. . … … … … … … … … … … … … … … ..7 2 

第一節  從質性研究著手…...………….............…………………………….…………73 

第二節  研究徑路的設計…...……………………..........……………………………75 

 

第肆章  「為我」建構的教練經驗………………………………………80 

第一節  「為我」經驗的知識初探－同一性的結構取向……………………………82 

第二節  一般存在的知識反省－科學性的知識壟罩…………………………..……91 

第三節  實存經驗的知識觸動－「為我」享受的概念建構…...……………..………104 

    第四節  「為我」開拓的理論性觀點－「靜態」和「動態」理論的交融………..119 

 

 

第伍章  「為他」萌發的教練經驗……………………………………………133 

第一節  看見他者的契機－從「死亡」象徵的設想………………………………134 

    第二節  進入他者的領會－在關係中遇見他者…...……………..………................144 

第三節  面對他者的交融－「臉」形成的面對面關係…...……………..………162 

第四節  倫理作為教練的第一哲學－「為他」立場的呈現..................188 

 

第陸章  代結語－從「為我」到「為他」的開拓……………………..…196 

第一節 「為他」開拓的身體時空感……………................……………………..197 

    第二節  從「為我」到「為他」的語言反省…...…………..……….........................210 

第三節  教練經驗的迴盪－在「為我」與「為他」之間…...……………..………219 

第四節  從「為我」到「為他」的反思…...……………..…………...……………..222 

 

參考文獻  ...............................................................………………..…226 



1 
 

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我」的生存境遇 

 

回顧著我的人生，一直是運動的狂熱者。記得小時候，天剛亮，總率先起床換上網

球小戰袍，悄悄走到父親的床邊，有意無意的將父親吵醒，然後拖著他帶我去打網球。

我喜歡將早起的第一個時光獻給網球，一踏進球場，就進入一個「我」專屬的世外桃源。

在這裡，六點半的陽光，帶來一種沁涼早晨中的暖意，滑進我的心裡；早晨中微涼的氣

息，搭配著運動呼吸的頻率，譜出一曲優美的旋律，深達我的內心；舞動著偌大的球拍，

配合身體的飛躍，展演出砰砰的聲聲巨響，振奮著我的情緒；雨滴般的汗水，讓我徜徉

在那紅色的土海中1，體現出我的自由自在；大腦中的思緒，讓我成為一套精密的儀器，

精準的控制球的去向與我的方位；種種的感受都形成莫名的身體悸動，形成一齣完美的

記憶烙印。這種烙印深深的潛藏在我的心底，我就是喜歡沉浸在這種運動的世界，揮舞

著身體，展現一切，享受運動帶來的美好。 

 

就是在這，我找到一種舒適的快感，我不用去在意外在世界賦予我的壓力2，也不

用去掩飾任何的關係，在此處，我就是這個世界的主宰、我的一切、我的生命，由此坐

落，這就是熱愛運動的初衷，直至今日，不曾改變。唯一變動的，是我將這種熱愛的範

圍擴張，綿延到了其他的運動上。桌球、籃球、羽球、田徑、游泳……，個個都新生出

我揮灑的空間，盡情的享受運動帶來的興奮、愉悅與幸福，不斷的延續下去。 

 

在這種世界裡游走，形塑出一種「自我」的風格。這種風格，是經由每一段技術的

練習、嘗試與經驗，配合著深刻的比賽、身體意向與情緒體驗3交會而成，這種風格遊

                                                       
1 在小時候我們的網球練習場地是紅土球場。 
2 小時候所具有的課業的壓力、長子的壓力、萬受期待的壓力等。 
3 也或許是每一段快樂、愉悅、享受、緊張、焦慮、憤怒、痛苦等情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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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形式化的過程與靈光乍現的混搭狀態4被建立，同時也影響「自我」的開展。這些

開展是用來面對運動世界的依憑，也是擴及到生活世界的根基。 

 

在運動場上，我擁有不服輸的個性，不願臣服於他人之手。所以，我對勝與負的得

失心看得很重，每一次輸球幾乎都氣得把球拍摔斷，在球場上嚎啕大哭，正因如此，在

每次的失敗後，就會重新的思索，改變練球策略與強化自我要求，使得這樣的事態不再

發生。長久下來，讓我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主控性格，喜歡掌控一切的事物。我的球風

總是帶有強勢的作風，喜歡以力量來主導一切，總是率先強力出擊避免遭受別人的壓

迫，每次出戰前，始終保持著「就算是死也要死得光榮」5的氣魄。在這兩種特性的交

融下，讓我擁有一顆堅持的心智，面對繁重的練習，從不喊累，面對獨自決斷的比賽氣

氛，孤獨的沉浸其中，在這裡，不斷的塑造自我和成長。 

 

這種性格直接影響我的生活。在生活中，習慣做自己，也總是把自己武裝起，盡量

在任何事情上不輸給別人。我總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讀自己喜歡讀的書，當自己所認

為對的事物絕不退讓與妥協，在面對任何事物上，強力遵守自身的原則並貫徹執行。我

的生活總是以「自我」為依歸，在各項處事上竭盡所能的表現自己，遵循自我的意志來

達成所有事物，並控制和我有關聯的事，用我的想法、採取行動、建立一種「為我」環

繞的世界。 

 

這個世界是由我擷取，用我的雙手控制，所有事件的發生都經由我的詮釋，我的構

造來加以確立。「自我」是面對世界中，最高的指導原則。在這樣的發展中，構造出一

種秩序，可以讓我用來認識、理解、擷取與決斷的秩序。這種秩序逐漸的堆砌成整體的

                                                       
4 形式化的過程是指技術訓練必定會經歷過的程序，在程序中建立起一種風格秩序，但是通常有一種狀況

是突發的，是一種靈機一動的想法或激發，產生了一種風格的轉變，在此談到風格是因為回望著自身的

處境，我的運動發展與我本身的性格有關，但卻又隱約感覺是運動影響著我的性格，或許兩者是在交互

之中影響著。 
5 記得小時候比四維盃的網球比賽，遇到的許多的選手都是打軟綿綿的月亮球，我就是不願意打那種穩定

的軟綿綿的球路，而追求一種暴力的攻擊網球，所以小時候的比賽幾乎都是因為自己失誤而奉上勝利，

並不是被對手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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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其中，包含著我喜歡的知識、喜歡的伙伴、喜歡的老師、喜歡的事物，擁有固

定的認知、固定的想法、固定的概念，用一切的「自我」環繞出這個整體的體系。這個

體系作為我面對世界的根基，我無法包容他人，無法忍受別人打破我建構的整體秩序，

在這個世界中，我是最為優先的考量，因此，不斷的在運動上努力的主控，在生活上盡

力的主宰，享受獨攬全局的快感、建構在主體自身的舒適，同時保有我的世界不受到任

何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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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越出自我的界域－教練與選手的衝撞 

 

原本我以為，我可能一輩子就在這種自我的世界中遊走。直到四年前，一位男子網

球選手找我擔任教練，這一切起了變化。這位選手是當時國內知名的網球選手，曾經拿

過全國雙打及單打冠軍。對我來說，從熟悉的選手角色轉任到生疏的教練角色是個很大

的轉變，當時，內心的掙扎頗大，一則擔心無法讓他在現有的技術中再向前爬升，另一

則是深知這條教練的路途，是賣命的不歸路6，擔心自己無法承受。後來，我特意花了

時間與選手進行對談，在對談的過程中，我們談了目標、方向與未來，在對話中我感染

到他的熱情、執著，並發現一個和我相似的特性，就是不想輸給任何人，發掘這個共識，

是說服自己跳進去的最大理由，於是就這樣開啟我的教練生活。 

 

相處的前三個月，共識清楚、目標明確，就像情侶一開始相處的甜蜜期，彼此的意

見與看法都指向一致。練球的過程也就按照我所設定的計畫執行，在過程中，我要求擊

球的絕對準確、動作的絕對完整，所以對於選手的負擔而言是相當重。不過雖累人，兩

個人相互支持與溝通完全無遭受到任何的阻礙。就這樣持續了將近一年的時間，歷經了

許多場的全國賽、國外的職業賽，我們共同建立了歷史。 

 

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由我擬定比賽的策略，選手執行與自我調整。在國內賽中，

我們屢創佳績，但一到了國外的職業賽中，總是和職業積分擦肩而過。我知道他的動作

風格越來越確定，球風也開始走向強勢而穩定，當一切準備就緒即將升空的同時，彼此

卻發生了衝突。在某天練球的早上，我不斷的提醒「動作暫停」後擊球及「屁股下沉」

兩個指示守則，突然選手大叫了一聲，「我也想打好」，接著把球拍摔到後面的護網上，

我見狀後，告訴他今天就到這裡，接著自己默默的回到家中。原本心想，這件事只是一

                                                       
6 為何稱賣命的不歸路，當時見到許多的網球教練，將自己所有的時間奉獻給選手。如國內知名的網球教

練中興高中陳南老師、正興國中佘志倫老師、師大劉一民老師及王鶴森老師，他們擔任教練像是 7-11 便

利商店，選手只要一有練球的需求，隨 call 隨到，還包括許多的照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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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偶發事件，一種背負沉重壓力的反應，過幾天就好了，沒想到，在後來日子裡，爭論

越來越多，就連原本建立的目標與擊球共識，也越來越模糊，彼此追尋的技術方向也越

來越歧異，對話的空間與交集越來越少，反倒是呈現出一種「我強迫的」意味成分濃厚，

打球這件事似乎是我逼迫的，對我來說，我想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嘗試著回到最初的相遇，回到親密感的懷抱中。我思考這些轉變，從共識形成到

絕對歧異的分離，於是就從自己身上開啟反省之路。在編撰訓練計畫上，我依據著網球

訓練的書籍，企圖建立一種客觀、普遍的知識立場以便獲得明確的技術指引。在一開始

時，確實相當實用，我經由使用第三人稱的視角，以客觀的立場來告訴選手另一種網球

世界，引領我們一同去看見普世共同的技術存在，這種技術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在過程

中，語言的使用，是明確的、固定、單一的，因此在溝通上產生的歧異性就較少，接受

的程度較高，因為接受的程度高，這種技術所揭開的意向就指向著同一。我們踏著這種

同一性的理論立場，一同進入實踐場域。從理論走向實作，當時就認為必定有許多變異

會產生，這種變異或許會讓我完全招架不住。因此，我採取的作法是這樣，先吸收理論

相關訓練的動作型態，接著以我建立的網球學習經驗7，先整理出一種理路，然後經過

自身的練習先暫行驗證，由自身去經歷容易發生的狀況後，再傳遞給選手。在實際進入

訓練的過程後，配合過去的經驗與隨時隨地所發生的練球情境，進行修正，透過這樣的

循環形成一種指導方法。一路走來，我發現了在內心中潛藏一種對「理論客觀」的崇尚，

任何的技術發展都是源自於理論的揭示，這種理論的揭示由我先行確認再透過語言傳達

出去。 

 

    回顧最初之地，共識的建立奠基在理論的基礎上，這種基礎具有強大的客觀性，所

以彼此的歧異性就不大。而進入實踐場域後，仍堅守著科學的程序與步驟，按照理論所

給出的模式，透過自我經驗的驗證，並針對情境加以修正，形成一種教練的實踐方式，

                                                       
7 這個網球經驗包括了從小時候到現在的練球經驗或是學習經驗，包括看到的、想到的、聽到的、實作的

等有關網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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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來也客觀，但為何產生衝突如此之大，難道我所認為的客觀出了問題？作法上的客

觀難道只是一種形式的訴求，其實我還是落入了主觀的境地？就帶著這樣的追問，我重

新思索著「我」的位置與角色。 

 

    在整個訓練歷程中，「我」這個教練佔據了重要的地位。在國內的氛圍中，教練本

就扮演著主導的地位，於是我順理成章的承襲這種思想，我認為「教練」應該很重要。

為了讓自身發揮長才，便結合許多的方式，期望建立起一種關於「我」的網球界域。這

個網球界域中的一切是我詮釋、主控、我是這個界域的主宰者，選手是接受著安排，進

入這個界域吸取養分而成長。在此透過科學的原則，經由理論獲取相關的知識，堅守著

同一性的立場，再透過想像變異，發展出屬於自我認定的應用知識，進而形成整體的觀

點與看法8。 

     

    這個整體具有系統化與規則化的元素，並且都是來自我的理論詮釋與經驗給予，對

我而言是維繫著自我的同一性，但是這種同一性是否真有達到互為主體性的境界呢？我

遙想到過去，學球的那段經驗，教練的同一套教學實施要點、方法與步驟，後來卻讓我

的擊球和我的同伴們都不相同，從引拍到揮拍、從定點到移動，每一項教練的標準動作

到我們身上全都產生變異，每個人都接受了教練的指示，卻發展出迥異的形態，如我是

採取強力平擊的做法，另一個則是採取穩定旋轉的球風，兩個人的取徑完全不同，是甚

麼樣的原因，讓原本應該制度化的整體世界遭受波瀾。 

 

    反思到這裡，我發現這種過去的經驗，因為我的教練角色而被遮蔽，我忽視了這段

經驗歷程。重新拉回聚光燈後，我領略到，或許是因為個人的特性，才產生不同的變異

方式，我認記這段經驗，勾劃出這種個人性給出的意義。因此，我將這種思索放置於選

手的位置，發現在場上選手也同樣做為絕對的「我」而有著他自身的特性，他是做為一

                                                       
8 這種整體的觀點，指涉著這個網球界域裡所有的一切，包含技術的指引與想像、包含了對訓練方式的擬

定、要求、包含了未來的發展性，甚至還擴及到生活的目標、心靈的成長與淬煉方法等，只要是關於選

手的一切都在這個整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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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別於我的他人在場上展現自己，也在不斷的尋找他自身的位置，自身的存在感，所

以當用我的世界來強壓於他之時，衝突就會產生，在長期的日積月累，不滿情緒終究會

爆發出來，我暫時發現問題的癥結，再進一步的帶著這種思緒轉進到兩人的關係上。 

 

    當焦點由我自身拉遠至兩人的關係上，先嘗試著將自身的優先性放下，包含由我所

認定的客觀、科學方法、經驗與構思等，我開始建立一種以「他」為基礎的概念構思。

過去我的網球界域的建立，絕大部分是源自於我當選手的經驗。當選手時，關注的大部

分都著重在自己身上，關心自己技術會不會進步、關心有沒有人給我適當的幫助、關心

是否有人陪我練球等，他人對我來說，只是一個工具，一個陪我練習的工具或是一個要

被我打敗的敵人，我從來就沒有好好思考過這個他人的存在。但是，當教練，是無法不

在意這個他人，我們勢必的進入彼此的關係與交流之中。我讓自己進入這個交流9，我

開始設想著他是如何看待網球、如何看待與我的關係、他的網球世界的形貌是何種樣

態，我不斷努力的設想，希望進一步的觸及他的世界。不過，這樣的做法仍是停留在我

的想像中，無法觸及他真正的核心想法。於是，我開始嘗試透過許多的對話，透過他的

說來給出他的世界，慢慢的我知道，他的世界有著他自身運行的方式、有著他的邏輯、

他的反應與思考模式，藉由他的世界我可以看到更多，不論是技術的想像、問題的解決

途徑、語言的使用、或是一種有意無意的觸發10，都成為越出我自己的表現。 

 

    我好奇，過去我們堅守著同一性的要求，達到了一種理論的發展與維持，但若是在

這種理論所形塑的整體之下繼續探究，那麼要超越的可能性是否就降低，過去客觀性建

立，是摒棄或忽視差異，找尋一種共同的形式樣態，這種形式樣態會形成認知過程的預

設，也就是說，我們都認為抱持著客觀的思考理路，但實質上面對事物的呈現影響免不

了受到預設的影響，為了避免這種預設的介入，我就試著採用現象學的徑路進行分析。    

 

                                                       
9 或許是選手逼著教練必定進入這種交流之中。 
10 有時候與會產生一些突發奇想或是靈光乍現的思緒，我認為是他人所觸發的，自己是無法思考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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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象學是由胡塞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958-1938）提出，他認為科

學客觀性建立的過程具有瑕疵，譬如當研究者注重科學的方法、原則時，會依循著科學

的假設與對科學的信念進行研究，但在研究過程中，對於科學的假設或信念並無進行檢

驗，這是不客觀的。他認為真正的科學，應該以「回到事物本身」為根基，讓事物能如

其所是的現身，而我是將所有的意識作用暫時擱置，透過直觀找出事物呈顯的意識結

構，再從意識結構分析事物存在之本質。 

     

    對胡塞爾來講，「我」11就成為一個認識的重要關鍵。這樣的作法，許多的哲學家認

為會陷入一種唯我論的地步，因為這個世界不僅僅是我的世界，要進入對世界的客觀

性，就必須考量他人，不能僅是由自我的意識來構成。面對這樣的紛擾，胡塞爾更進一

步提出「主體際性」的概念來解決這樣的問題。但是，在本質上胡塞爾仍堅持「自我」

的基點，他所做的努力仍在追求一種「同」，這種同的追求若仍由自身出發，那麼，我

們如何能否真正的跳出自身而進入超越呢？ 

 

    這種重新爬梳的理路，開啟我對教練知識建構的另一種想像。我試想，是否能透過

衝突、透過差異，透過他人，來建構另一種有別於現今追求同的知識範疇，我們能否將

同一性的要求轉變為他異性12來達成這種可能。這種他異性的指稱，就如同教練面對選

手的兩種主體的碰撞，我與一個全然有別於我的他人進行碰觸，換句話說，這種衝擊是

由他人給出的，這個他人不是我所設想的他人、不是我能理解的他人，而是一個絕對有

別於我的他人。所以，我嘗試建立的教練的知識體系，不再走向傳統同一性的追求，而

是走向差異性，走向一種絕對的差異性取向，希望能打破現有的整體秩序，進而達到一

種對知識的超越，建構出「另一種」的教練知識體系。 

 

                                                       
11 胡塞爾將「先驗自我」視為是一種認知的主體，他指出先驗自我是意識和意向結構的最深核心﹐同時

也是推動心理活動和引發知識結構的總根源。 
12 我認為是這樣，因為我無法自己跳出自己而超越，所以必然得由外在的介入，這種外在是一種我所設

想不到的外在，一種絕對的外在，這種是因為他人的絕對相異性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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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所身處的知識環境 

 

    我認為確立自身的知識處境是建構「另一種」教練知識體系的基礎，所以在本節上

我從檢視自己的知識立場出發，藉以確立主體所形塑的知識場域。 

 

    在學術的發展上，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一直是研究的兩種發展。其中「科學」

一詞的定義廣為大眾所討論，學者蔡錚雲曾經站在現象學心理學發展的立場上，為此做

了說明，他認為從定義形式來看，科學所要求的具有兩種基調，一種是「清楚明晰的認

識」，另一種則是「確實有效的把握」。這兩種論調的差異在於依據不同的判準而來，前

者強調的是形式上的表達，自然科學的研究領域屬於此，後者則是強調實質上的運作，

人文科學的研究領域則著重於此。他更進一步提出，在自然科學日漸發達的同時，兩者

間原本固守的範圍開始變得模糊。因為，科學的理論之所以容易理解，是因為自然科學

中的確實有效性，構成清楚明晰的原因。但人文科學應保有的是在諸多的結構變化中，

找到確實的解釋型態，但是現今的人文科學卻是逐漸的依循著自然科學的清楚明晰的特

性來建構自身，因此，人文科學在發展上，逐漸的受到了自然科學的制約13。 

 

    體育學術亦受到這種大環境的影響，導致在體育知識的建立過程中，「自然科學」

的制度、方法與原則一直是被強調的重點。體育人文科學發展仍試圖在確實有效的把握

上努力，但是由於使用的方法、語言與詮釋過程相異性甚大，因此在傳遞的過程中，往

往不甚容易達到清晰明白的境地，所以，體育人文科學的發展，也開始強調清晰明白的

理解訴求，使用的方法如系統觀察法、扎根理論、問卷調查法等應用都是從這種原則下

開拓出的產物，這種研究的方式為人文科學帶來了一種自然科學的影子，形成一種「類

自然科學」，並藉由此找到一種合法性而存在。 

 

                                                       
13 詳細的內容請參閱蔡錚雲：＜現象學心理學的理論與應用－超越 (實徵)、詮釋與系譜＞，《現象學與

人文科學》（臺北市：邊城出版，2004），頁 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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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自然科學式的觀點，體育建構出一套整體的知識圖像，這種知識圖像具有明

確、固定、單一的現象描述，如在談及網球教練的指導工作時，針對賽前的準備就區分

為睡眠、飲食、器材、戰略研討、增強信心、保持最佳狀態等分項敘述14，這類型的敘

述通常是表象的描述，對於如何進行說明、掌控的時機與技巧、如何介入等皆無法細節

化，無法澈底的交代進入實踐過程中所遭遇的狀況為何。這種理論型的整體知識，將任

何的說明、方法、規範、操作，甚至包含捍衛科學的學術熱情都清晰明白的納入其中，

形成一段又一段的通則，這種通則成為知識傳遞的重要指標與依據。 

 

    在體育人文科學眾多的研究發展途徑中，仍有些堅守著人文科學的特色而建立自

身，這部分的研究領域，著重於實踐上的經驗，針對經驗本身多變的特性進行反思、澄

清與理解，長期下來形成另一種不同類型的研究方向。這種實踐式的經驗研究所建構的

知識立場起於國內學者劉一民，他由美國攻讀博士回國後，開始致力發展運動經驗的相

關研究。在運動經驗的發展上，1970 年代之後對於各項運動經驗、休閒經驗、遊戲、及

運動存有相關經驗皆加以重新反省15，寄望先行建構運動人之經驗的存有向度，促使運

動經驗的研究大量的湧現。在這些運動經驗的發展之中，絕大部分是受到了現象學的影

響。 

 

    這種影響主要的來源是採取現象學的理論徑路，重新的揭示運動經驗的現象特質，

並對運動經驗的本質進行探究與發展，同時針對運動諸多的現象進行反思，擱置在運動

中的自然態度，將許多平常習焉不察並視為理所當然的經驗，重新提出來加以反省，再

深入的探究意識與非意識經驗之間的關係，經由主體際性的概念，將關係擴及至世界。

深究其中這種經驗研究，是指向對於運動經驗的期待，這種期待企盼將運動經驗帶往一

個向度，這種向度所揭示的不再是表象經驗的陳述，而是深深的進入運動人的存在，透

過對運動人存在的揭露，找出不同一般運動經驗的特性。本研究的立場，主要以現象學

                                                       
14 請見許樹淵等著：《網球技術理論與實際》（台北市，中華民國網球協會，1990），頁 325~329。 
15 劉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源－主體性與創造性經驗的反省＞，《運動哲學新論》（台北市：師大書苑，

2005），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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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進行綜整，因此鎖定在以現象學為方法論進行的運動經驗的研究，並且，依據現

象學的發展徑路將運動經驗研究進行分類，主要分為幾種類別，分別為「超驗（本質）

現象學」、「轉化現象學」、「詮釋現象學」與「發生現象學」16等。 

 

一、超驗17（本質）現象學的研究 

    超驗現象學時期，是胡塞爾發展現象學中，最重要的核心，超驗現象學旨在奠基與

構成世界內所有的存有意義、揭發或認識每一存有的本質，其採取的方式為「存而不

論」、「現象學還原」、「想像變形」與「綜合」，企圖建立一種本質性的知識18。胡塞爾認

為客觀性的知識對象和主觀經驗是無法切割的，所以透過意向性的概念－noesis 與

noema，來呈顯認知主體的意識結構，藉由意識結構來突顯事物的同一性，換句話說，

在一連串 noema 的結構中，對象會在意義給與中形成，意識會以通過感官作用來充實或

補充這個對象，這些意識的結構是以統覺19為基礎的，所以，超驗現象學是了解事物如

何被給與和事物被給與是如何的構成，並且呈顯認知主體與事物的本質結構關係。在這

樣的觀念下，超驗是代表了一種態度，一種從自然態度的超越轉向，他重視事物的自身

給予，重視實在的經驗，認為不同的認知主體都有著對事物不同的意向性，他希望從一

個更高的位置來看待世界，接納這個世界所呈現的多重樣態，並且在多重樣態的呈顯

中，找到事物的本質與意義的生成。 

                                                       
16 在此處，我要特別說明的是現象學的分類，並不是按照著本文中的取徑來分類，我只是透過對運動研

究的反省，試圖的還原每個運動研究的意向，並推及在運動中研究的取徑與走向，藉此找到對運動研究

的歸類方式。 
17 有部分學者也譯為先驗現象學或描述現象學。 
18 汪文聖引用了美國底特律人文科學研究中心主席 Clark Moustakas 的論述，他認為 Moustakas 將超驗現

象學方法列為：存而不論 (Epoche)、現象學還原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想像變形 (Imaginative 
Variation) 與綜合 (Synthesis)。首先，存而不論之意義簡單的說即是避開一切預設 (freedom from 
suppositions)，「現象學存而不論並不消除任何東西，並不否定任何東西之實在性，並不懷疑任何東西 – 祇
對當作真理與實在性基礎之自然態度、日常生活知識之成見而懷疑」。其次，超驗現象學還原之所以稱為

超驗 (Transcendental)，因為它「揭開任何東西因而獲得意義的自我」，之所以稱為現象學的 
(Phenomenological)，因為「世界轉換為現象」，之所以稱為還原 (Reduction)，因為它「引導我們回到所

經驗世界之意義與存在的根源」；更具體說，它是導出呈現意義與本質的組織脈絡之描述 (textural 
description) 的方法。接著，想像變形旨在掌握經驗的結構性本質 (the structural essences of experience)。
最後，「意義與本質的綜合」是「將組織脈絡與結構性描述統合為對現象的經驗本質做一統一的陳述」，

藉此而「建立本質的知識」。請參閱，汪文聖：＜現象學方法與理論之反思：一個質性方法之介紹＞，《應

用心理研究》（臺北市，應用心理研究雜誌社，2001），頁 61。 
19 統覺是指意向性的生活體驗，這些生活體驗就是意識到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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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運動經驗的研究中，依循著超驗現象學的立場，開展出以揭露運動經驗的本質為

主要的取徑。在諸多的研究中，各自的研究風格、研究方法、引用的相關學者不盡相同，

但大致上都對在追求運動經驗的「本質」。如劉一民透過梅洛龐帝的觀點針對運動身體

的經驗進行研究，認為運動的身體經驗具有主動性與創造性的兩種特質，同時指出運動

經驗的本質是身體性的，藉由身體性的開拓，形成運動人的存在。這種存在透過具體的

空間經驗、具體的時間經驗與具體的活動經驗而出現，並且在時空與活動經驗的交融

中，呈顯出運動經驗所富有的創造性特質20，這種創造性特質是做為運動經驗的特色。

此外，也對運動的經驗進行現象學的考察，採取現象學直觀運動經驗的種種可能，進而

將運動經驗的存有分成六個面向21進行描繪，再分析其中之關連，找到生命之存有的意

義22。 

 

    黃芳進則是以梅洛龐帝知覺現象學的理論為基礎，針對運動身體主體經驗進行時間

性與空間性的探索，藉由現象學的反省跳脫出自然態度中的量化空間與時間，再勾勒出

這種身體主體在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本質，這種本質構成了運動的時空經驗，是一種整體

的面貌，具有非測量性、獨特性、多變性、整體性、多樣性等23；張成林是針對運動美

感經驗進行現象學的描繪，探討運動現象中，觀眾美感經驗的本質特性，並勾勒出美感

經驗形成的六種因素24，這種美感經驗指向著觀眾自身，與運動情境是相互交流的，所

以，觀眾美感經驗的本質中感知作用與感性作用，是在主動性與互動性相互進行的交融

架構中生發而成25。楊綺儷則是從台灣劇場舞蹈東方體熱的興起，藉由莊子與梅洛龐帝

的觀點，思索著舞蹈身體所具有的特質與身體經驗，他發現經由舞蹈身體隱喻的揭示，

                                                       
20 這種創造性特質包含超越限制開創潛能、超越無知開創體知及超越有我開創無我經驗來表達出人類生

成的創造性。請見劉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源－主體性與創造性經驗的反省＞，《運動哲學新論》（台

北市：師大書苑，2005），頁 111-117。 
21 分別為感官面向、感性面向、感知面向、人我面向、空間面向與時間面向。劉一民：＜運動經驗的現

象學考察－透過運動觀照生命本體＞，《運動哲學新論》（台北市：師大書苑，2005），頁 127-133。 
22 他揭示運動經驗是一種創意經驗、深化經驗、內心成長的經驗、生命經驗與象徵經驗，藉由這種活生

生的經驗來表達出運動經驗所體現的生存意義。引用如註 20，頁 133-139。 
23 黃芳進：＜運動身體主體經驗探索──時間性和空間性的省思＞（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

士論文，1994）。 
24 象徵意義、對比現象、模倣、聯想與想像、回憶以及道德判斷等六種因素。 
25 張成林：＜運動觀眾美感經驗的現象學探討＞（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論文，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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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舞蹈身體具有五個特質26，由於這些特質，舞蹈身體得以返回「前身體」的純粹性，

以身體最原初的狀態與具體環境進行肉身對話，開展我們創造的、超越的、淨化的、深

化的、轉化的、體道的生命經驗。王寶莉的研究則是探究運動員受傷的身體意識，藉以

建構受傷運動員的身體本質與生活世界，受傷運動員必定會進入離、情、熔、合的情境

變化，並且帶著消沉的身體生存於世，這種受傷的身體本質具有可傳遞性、具侵略性、

非當下性等本質27。 

 

    綜觀這些研究中，皆透過現象學方法，對於各種運動經驗進行本質性的論述。不論

是美感經驗、運動經驗或是運動身體經驗等，皆以對主體經驗的指涉，跳脫自然態度下

的運動體驗，轉向追求最原初運動經驗的根源。透過研究者主體去揭示經驗的本質與知

識的建立，呈現出主體透過運動所達至深層的生命意境與存在樣態。此外，運動經驗的

研究，特別關注「身體」及身體所呈現的主體性意涵，這是在超驗現象學的發展脈絡中

的特點。 

 

二、詮釋現象學的研究 

 

    現象學的發展歷經了許多的轉變，在胡塞爾之後，經過海德格、沙特、梅洛龐帝、

列維納斯、高達美、德希達等人的發展，促使現象學不斷的轉向，其中由海德格起了第

一個作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存有與時間》中就其研究對象而

言稱為基礎存有學，他以現象學為方法來發展，奠基在這種發展之下的基礎存有學亦稱

為詮釋學，這種詮釋學並不像是現今所談的詮釋學，海德格談得是一種更原初的存有關

係，他認為透過詮釋的立場，才得以讓存有顯露28，因此，將詮釋學從方法論的立場轉

                                                       
26 包含原初的/有機的、原動的/創造的、淨化的/冥合的、想像的/反身的、書寫的/閱讀的等，請參閱楊綺

儷：＜純粹身體之辯證-當代台灣劇場舞蹈東方體熱之反思＞（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博士論文，

2004）。 
27 王寶莉：＜我不能再用腳尖跑步：一個受傷運動員身體意識的現象學考察＞（臺北市：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碩士論文，2007）。  
28 在此，海德格的詮釋學並非是指詮釋方法的學說，他強調詮釋根本的意義是一種展示，所以他的詮釋

立場是指一種帶來存有的音信進而讓存有得以顯露的方式，此外海德格認為在帶來的存有訊息與領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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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到本體論上。海德格的論述影響到後來的詮釋現象學發展，如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他將海德格的存有學發展成一種辯證的詮釋學，認為辯證是為

了讓遭遇到的存有者開顯自身，在他心目中語言是領會與認識最重要的工具，此外，他

也承襲著現象學的時間概念，認為當我們在理解時有一種「視域」（horizon）構成理解

的背景，這視域包含了過去的歷史，也包含了一種對未來的可能。 

 

    詮釋現象學的另一個代表則是呂格爾（Paul Ricoeur, 1913-），他的詮釋學重視胡塞

爾所主張的，決定意義的客觀結構，他認為把握這些結構，將有助於對事物的理解，所

以詮釋學不僅要強調真理，而且也要重視方法。他為詮釋學開拓一套方法，使詮釋學能

解決有關經典的詮釋、科學的問題、及對意識型態仲裁等問題，稱之為方法詮釋學

(methodological hermeneutics)29，藉由對於「文本」與詮釋者間存在「採行距離」與「吸

納會通」，如此才能真正的達到理解。他進一步提到詮釋的重點不是去尋求文字背後的

主觀意向，而是面對開展的世界，我們必須進入理解這個世界，用詮釋學的詮釋過程來

達到對自我和存有的理解。 

 

    近幾年來，由於學術的蓬勃發展，研究的方法也越來越多元，除了站在科學立場所

發展的方法論之外，人文科學的研究也發展出一種趨勢，即越來越重視研究過程的情境

立場與詮釋理路，我們通常稱為質性研究。因為現象學所持有的研究態度，使得質性研

究與現象學的結合越來越緊密，質性研究的與料出自於人類生存的經驗，因此讓經驗能

夠以其所是的方式產生意義，是個重要的關鍵，但自我不可能完全的回到當下的事物發

生之地，所以如何進行分析在方法上就必須交代清楚，於是詮釋現象學的觀點就這樣被

引入至質性研究中。  

 

                                                                                                                                                                         
過程之間，此在會對存有的領會與意義的表述間形成一個循環，這種詮釋學循環顯示在對整體領會的前

結構與對領會做解釋表述的作為結構之間進行。汪文聖：＜現象學方法與理論之反思：一個質性方法之

介紹＞，《應用心理研究》（臺北市，應用心理研究雜誌社，2001），頁 50~54。 
29 請參閱沈清松：＜詮釋學方法評論＞，（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研究通訊，1993），第一期，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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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經驗的研究強烈的受到這樣的影響，主要原因在於運動經驗的特質難以說明清

楚。在運動經驗的探究過程中，不顯見的永遠比顯見的事物來得多30，如何將不顯見的

事物接露其存在，並且找出示這種示現的經驗本質就成為運動經驗研究者的目標。 

 

    劉一民與職業運動員進行長時間的接觸，發現高競技運動經驗之中充滿著這種實踐

性意涵。但，這種實踐性的經驗難以說出，因其存在多變性與相異性，進而隱含太多隱

晦的意義結構，每一個動作、每一個行為、每一個知覺、每一個想法、每一個概念都隨

著過去而過去，要回到這種實踐性的最初，唯有透過記憶。只是，過去不可能被再現，

接近那個運動經驗的實踐性意義就必須有適當的方式。他認為故事結構的重整可以讓我

們看到實踐性的曙光。於是他以詮釋現象學為根基，輔以民族誌的方式來進行，透過經

驗民族誌的方式來獲取文本，以詮釋民族誌的方法來看見主體的生命樣態，最後透過後

現代的反思，企求開拓一種更多元的經驗意涵。在此之後，運動經驗的研究開始走向生

命史、敘說或敘事研究，針對運動員、教練及運動現場所發生的諸多現象進行反省與分

析，找尋這些故事所呈現的豐富意境與本質，發現運動經驗的意義。吳忠誼接續著針對

職業網球選手進行研究，透過故事的陳述，寄望回到運動人成長與追求卓越的經驗，回

到經驗發生的原初，還原事件與事物諸多的關係，建立運動人存在的本質31。近幾年來，

諸如運動生命史、運動敘說探究皆是運動經驗研究中最熱門的研究典範。 

 

    此外，周育萍經由對存在處境的覺察與哲學對話的理解實踐行動中，提出運動知識

所應具有的內涵，他採取高達美語言理解的詮釋模式與梅洛龐帝身體圖式理解模式來探

究運動的實踐意義。他認為運動就是從一連串的實踐中，理解獲得意義32。鐘芝憶則是

針對運動經驗的實踐特性進行分析，他認為這種實踐的特性是一種說不出的知道，是一

種默會致知，他認為許多時候自我會透過既有的知道來構築整體的經驗，實踐性的經驗

                                                       
30 這種運動經驗是一種實踐性的經驗。「實踐性」指向著對一切事物的不確定、沒有規則、沒有範疇、沒

有制度、沒有一定的經驗，運動的實踐性所體現出來的是一種多變性，一種你無法隨時隨地掌握的特性。 
31 吳忠誼：＜運動員的身體故事－運動人、不馴服＞（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5）。 
32 周育萍：＜身體--語言--遊戲：邁向自我理解的運動哲學探究＞（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博士論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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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知道與不知道之間游走，透過「時間的樣子」、「空間的樣子」、「身體的樣子」以及

「人我的關係」來逐漸形成意義33。劉家豪則是對運動參賽中介經驗進行現象學式的考

察，針對諸多參賽的經驗進行範疇勾劃，試圖將參賽歷程的本質勾畫出來，用以了解研

究者當時身處參賽情境的特殊樣貌，並藉此重新思考造成不同往昔感受的參賽意義34。 

 

    針對這種實踐經驗知識的發展，劉一民受到博蘭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

啟發，承認知識必定有個人化的特性，指出這種特性存有著通達世界的痕跡。於是，他

藉由呂格爾的詮釋現象學立場對於網球教練的經驗進行分析，他先行描繪自然態度下的

一般知識基礎，認為教練的實踐知識具有外顯知識和內隱知識的內容。進入對實踐知識

的本質進行探究，認為實踐就是一種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教練本身是一個認知

的主體，藉由不斷的嘗試，解決問題，形成經驗，在經驗之中再分析、行動進而形成另

一種實踐性的意涵，這種實踐性的意涵亦指向著運動經驗的本質35。 

 

    從上述的論述中得知，透過詮釋現象學的啟發，開拓出一種以「生命故事」為基礎

的運動經驗類型研究，同時，對於運動經驗的實踐特性，也有更深厚的理解和詮釋，為

通向運動人的存在提供更多元的面向與路徑。 

 

三、轉化現象學36的研究 

    轉化現象學這個觀點是俄巴菲（Rolf Elberfeld）從跨文化的探索中衍生出來的。他

                                                       
33 鍾芝憶：＜說不出的知道：運動默會知識（tacit knowledge）的體驗＞（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碩

士論文，2005）。 
34 請參閱劉家豪：＜運動參賽中介經驗的現象學考察---以青少年桌球國手選拔賽為例＞（臺北市：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9）。 
35 請參閱劉一民、周育萍：＜運動教練實踐經驗的知識探索－窺見一位網球教練的知識世界＞，（臺北市，

運動文化研究，2008），第四期，頁 1-67。 
36 本概念是由宋灝依據俄巴菲的理念所提出的論述，詳情請參考宋灝：＜轉化現象學與跨文化哲學思考

＞，（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2011）第 25 期，頁 47-68。若是對於轉化現象學的緣起與發展有

興趣，請參閱 Rolf Elberfeld. “Transformative Phanoenologie”, in: Information Philosophie.5(2007),pp. 26-29。
在現象學的運動中，轉化現象學僅是在萌芽的階段，尚未成為一套完整的發展體系，本研究是受到轉化

現象學的啟發，借用轉化現象學對於文化意向的連結性，與運動經驗的研究進行比對，並且真正的轉化

現象學，並非是以單一的意向探討文化的影響，而是更整全的進入整體文化與現象的思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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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身處當代，哲學的工作應當將焦點回到生活世界中，憑藉著對實踐的生活經驗，努

力的去揭示諸多意義現象，尤其在現代多元化的蓬勃發展，更應關注一種關懷跨文化37的

思考。轉化現象學所談的就是在這種跨文化的氛圍下，透過現象學方法，對歷史、文化

或經驗角度等種種現象，進行現象學描述與還原，依據不同具體的生活世界將各種意義

給與以不同的實質情境表現出來。俄巴菲將現象學家對現象進行探究的過程本身，視為

在時間上把我和世界結合起來的修行，這種修行是一種修養功夫，希望藉由這樣的立

場，使得現象學家的歷史、文化及語言處境更契合當代跨文化哲學的需求，使現象學能

夠更加關切思考者的通向世界之路。這種思考是將現象學家本身理解一種置身存在的實

踐，透過現象學家的揭示，打破跨文化的藩籬，或者是說，看到世界更多元、更豐富的

面貌，更貼近符應文化的生活世界38。 

 

    在運動經驗的研究中，許多研究者亦關注到這種現象學式的轉向，將現象學視為一

種「實踐」功夫，藉以來揭露運動文化的諸多面向。國內率先推動運動文化研究的推手

是許義雄老師，他在 2003 年促成「台灣身體文化學會」成立，針對身體主體的所引發

的知識性和文化性意涵進行研究與推展。他所推展的身體文化，不僅僅在哲學，甚至在

社會學、人類學、教育學、文學與史學等領域皆有各自的發展論述。 

 

    在長期的努力之下，運動身體文化的研究亦成為現在廣泛的研究主題。透過現象學

的分析與自我實踐，結合對文化的關注，發展出一種跨文化式的論述研究，譬如研究後

現代的多元論述下所引發的新興運動，包括街舞、滑板及街頭籃球，研究這些社群如何

集結與形塑，探究其所呈現的身體經驗與運動風貌，像是傅讌翔以現象學為分析的方

法，研究嘻哈舞蹈引起的文化現象，跳脫一般的舞蹈看法，深化的進入嘻哈舞蹈，進而

                                                       
37 這種跨文化所指的是一種哲學思考的文化隸屬，主要從歐陸哲學的發展歷程談起。他認為若從方法論

的立場來看，達到普世共同的價值是研究的核心。但當進入全球化或統一化，他發現哲學的思考尚未超

出文化隸屬，達成真正普遍性的「後設立足點」與「後涉語言」，所以我們更應該尋求一種「域外」的刺

激，取得更多不同的觀點和見解，引用如註 34 及 35。 
38 若要更清楚的了解轉化現象學的脈絡與影響，引用如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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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出其存在的意義39；呂潔如有別於討論一般街舞的存在位置，反倒以臺灣對身體文

化的看待，深入進入街舞世界，重新詮釋街舞對於存有者的意義，使街舞文化樣貌的真

實存在得以開顯40；曾美嘉則是探究現今流行的健身房，以親身經歷藉以建構進入健身

房的區域中，試著以自我存在的定位來討論身體與文化場域所形成的結構關係41等。此

外，討論的議題還包括針對運動經驗中身體和權力所衍生的現象加以探究與分析，如張

威克從傅柯的系譜現象學為立論基礎，探究學校體育的發展來建構身體、知識和權力的

結構關係等42。 

 

    在轉化現象學的研究中，運動經驗與身體文化的融合是重要的論述核心。透過上述

的研究範例中我們可以發現，將現象學做為一種生活態度、研究態度、實踐態度使許多

的事物能夠依不同文化時代的確立，產生新面貌，這種轉化現象學的應用，強調的是一

種「域外」的刺激，這種域外包含了一種對主體的內在性與外在性的刺激。在內在性上，

是多元的也是包容的，藉由現象學的多元與包容性的開拓，使我們接受與遇見運動經驗

以不同的方式體現；外在性的刺激，是逼迫我們進行思索態度的轉換，迫使我與他人面

對，也促使我們真正的去尊重「他者」、「差異」及任何與「我」所不同的刺激與要求，

這樣的做法，為運動經驗的研究提供了更廣泛與更多元的論述空間。 

 

四、發生現象學的研究 

 

    發生現象學是胡塞爾晚期所提出的概念，有別於先前的超驗現象學針對 noesis 與

noema 的靜態結構分析，發生現象學走向一種動態的、發生的方向43。 

                                                       
39 傅讌翔：＜台灣嘻哈舞蹈文化現象之研究―以大台北都會區為例＞，（臺北市：中國文化大學碩士論文，

2007）。 
40 呂潔如：＜城市．遊戲精靈－探訪街舞的文化世界＞，（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0）。 
41 曾美嘉：＜鍊/練/戀健身房－時尚運動中的身體過渡＞，（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3）。 
42 張威克：＜身體/知識/權力:論我國學校體育演進的系譜＞，（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博士論文， 
2001）。 
43 胡塞爾本身對於這兩種進行了區分，在 Static and Genetic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一書中提到：「我們

因而可以區分開作為『發生的』之現象學，以及作為在純粹意識裡可能的、描述型態的『描述的』現象

學」。請參閱 Edmund Husserl：Static and Genetic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trans by Anthony J. Steinb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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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希達在《發生與結構及現象學》一文中提到，胡塞爾不斷地嘗試調解的是結構主

義和生成主義的要求。結構主義傾向某種內在法則對整體、形式或組織化功能進行含括

式的描述，藉由他們之間彼此的「相關」關係和對立的連帶關係，才能獲得意義，這就

是超驗現象學所追求的發展。發生現象學則傾向於對結構的起源與基礎重新探索，也在

超驗現象學中，胡塞爾研究事物存在的真理，但在發生現象學中，他企求是去研究真理

的原初發生。因此胡塞爾認為兩者都可稱為是構成的現象學，前者是以統覺為基礎的，

對象是以主觀直觀的方式來構成，發生現象學則是跟隨著歷史，即客體化（行為）的歷

史和可能作為認識對象的歷史，發生現象學是以超驗現象學為基礎的44。 

 

    在發生現象學中，胡塞爾讓一種構成性的先驗經驗被發現，這種構成性的經驗既是

生產性的又是揭示性的，既是主動又是被動。所以他希望回到原初之上，這個原初是主

動性和被動性45的共同根源，也是結構和發生的根源。這個原初的發生46，是在被動性

的領域中進行的意義發生，簡而言之，這個被動性指的是「自我」並不參與其中的原初

的意義發生的規則性，它說明了「對象性前給予的經驗的前反思面向」，並成為一個為

「主動性」奠基的面向47。 

 

    換句話說，發生現象學關注的核心在於被動綜合所出現的事物的前景，譬如，當我

要到網球場練球時，從辦公室一路的走到網球場，對於周遭的事物並不是很在意，但是

當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有棵茂密的榕樹存在這條路之間，我開始關注這棵榕樹，於是我便

開始對榕樹進行分析、概念化等主動綜合的活動，而平常的不在意的意識就成為被動綜

合，這種被動綜合的活動是主動朝向對榕樹概念主動綜合活動的基礎，在被動綜合的階

段中，雖然被動經驗未能注意到或未能說出，但是自身的理解事實上已經受到這種被動

                                                                                                                                                                         
出自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31，London：Kluwer Academic Pblishers，1998. 
44 請參閱夏晟珮：＜論胡塞爾現象學中的同一性問題＞，（桃園，國立中央大學碩士論文，2002），頁 76。 
45 「被動性」是指「自我」尚未進入「主動的」的經驗領域，這種被動性是特指在經驗的底層，素樸（hylé）
的綜合活動是被動的，亦即所謂的被動綜合，而「被動綜合」的目的，是要作為「主動綜合」的基礎。。 
46 所謂原初的發生是說，發生的規則性提供對象的統一性以及同一性的構成形式。 
47 請參閱李政國：＜胡塞爾觸發概念的研究－從被動性到主動朝向的觀點＞，（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碩

士論文，2006），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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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影響，所以胡塞爾認為在主動的意識發生之前，被動的意識早已發生，因此我們

若要追求真理的根源，就必須回到最原初的狀態上。 

 

    由於發生現象學的概念較難以理解，因此在運動經驗的探究上也較少人進行。劉一

民嘗試著在「運動風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中重新對於運動經驗做出了這種揭示48，同

時也為運動經驗的研究企圖勾勒胡塞爾現象學的整體風貌。在這篇研究中，他從一般的

存在樣態，一種「自然態度的存在風格」開始談起，認為身體的風格存有著「重複性」、

「連續性」及「規律性」。在第二個階段中，為了探問運動風格的本質，便從自然態度

下開始反思，他發現「運動風格感」之所以能夠以主題方式突顯出來，必然有很多的斷

裂與跳接，唯有忽略經驗的斷裂或跳接部分，才能看「理想的」49風格呈現，所以透過

超驗現象學的立場，重新研究風格的現象，分別從身體影像、想像的影像、語言的影像、

思考的影像與情緒的影像來重新勾劃風格的經驗，將五種意識經驗的影像結構與經驗的

斷裂與跳接之處重新構連，形成運動風格的本質。 

 

    接著進一步反思這種運動風格本質的發生，蘊含了太多的隱晦，如發現運動影像是

一種虛擬的樣態，實際的影像構成是一種前反思的、是被動綜合的。最後，以發生現象

學的立場，回到型塑運動風格發生的原初，建立一種動態式的運動風格，他稱為運動反

風格。這篇研究整體的論述看來，重現了胡塞爾從超驗現象學走到發生現象學的差異，

一種靜態式的本質的風格走向動態式的發生風格，這樣的做法，不僅為運動經驗風格奠

定一種認識論上的地位，同時也找到一種風格存有的位置。 

 

    回顧著這條知識理路的建構過程，當前國內以現象學為基礎的運動經驗研究開啟了

諸多的面向，在超驗現象學的過程中，我們企圖為運動經驗建立一種認識論上的位置，

                                                       
48 劉一民：＜運動風格經驗的現象學探討--風格與反風格間的周旋＞，《運動文化研究》（臺北市：揚智文

化，2011），第 18 期，頁 7-39。 
49 這種理想就是指一般人所認為的風格理想，具有同一性或是一貫的看法，如同「重複性」、「連續性」

及「規律性」皆是這種看法下所衍生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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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各式各樣運動經驗的本質；在詮釋現象學中，我們藉由現象學的詮釋概念，針對難

以言說的運動經驗，找到一種揭示的方式，並且也更豐富了運動經驗的內涵，更明確的

指出運動經驗的實踐性特質；在轉化現象學中，我們將跨文化的構思與現象學進行結

合，將運動經驗的研究擴及到文化等諸多層面，同時將現象學方法視為一種實踐功夫，

藉由這種功夫，面向世界，找尋更豐富的意義。同時，更是從跨文化的現象學發展之下，

認定「域外」經驗刺激的重要性，讓我們真正的尊重他人與差異；最後，在發生現象學

的探究中，我們發現除了研究運動經驗的本質之外，回到運動經驗的本質形塑之處，亦

是真理的形成之處，重新的面對被動綜合的給與，一種前景與背景的要求，是將運動經

驗的本質得以真正的進入到動態的實踐體驗之中，構造出與人、事、物的關係，同時也

揭露出主體在世的存有位置。 

 

    所以，本論文主要就站在這樣的脈絡發展上，希望能找尋教練主體知識的本質，關

注與絕對尊重他人對教練認知主體的影響，並且希望回到教練主體知識建構的原初，建

構出教練自身的生存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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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另一種經驗的給出－列維納斯思想的啟發 

 
 

    本論文藉由列維納斯的哲學思想作為立論依據。在本章中，將從列維納斯身處的哲

學背景出發，探究其哲學體系中潛藏的重要議題，接著進入列維納斯的反思路徑與方

式，進一步勾勒出「為他者」哲學理路。 

 

    列維納斯的哲學體系，起於對西方傳統哲學的反思，他認為傳統哲學的發展，致力

於事物本質的追求，因而造就出同一性的整體觀點，這種整體觀點是一種求「同」的傾

向。但是，他認為，這種求同的過程，是透過將差異擱置或同化，進入同一的體系中，

這種做法，是以自我立場出發進行設想，一方面透過意識的作用，追求事物存在不變的

本質，但卻也在有意或無意的狀態下宰制他者的出現，消彌他者所具有的差異性，這是

一種自我的霸權展現，也是一種暴力的手段。所以，列維納斯想要找到一種在人與人的

關係中，最根本的和平籲求，這種和平的出現，是主體得以敞開胸懷，全然接受著他者

的降臨，並且，列維納斯認為在這樣的基礎下，主體才得以越過自身，超出自我的限制，

看到真正的超越之路。 

   

    因此，在本章的發展脈絡中，第一節探究列維納斯的哲學藍圖，描繪其理論體系中，

帶有的人本關懷；第二節，則是描述其透過現象學的發展與影響下，構造出超越存在的

發展方式；第三節，則是探討列維納斯的哲學中，特有的「絕對他者」的概念，藉由對

這些概念的澄清，整理出本論文所要發展的方向與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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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列維納斯的哲學藍圖 

     

    西方哲學發展，起於對世界本源的提問，其目的在找出存在的事物、他們組成的觀

念或者是賴以為存在的本質為何，並探究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通常稱為「本體論」

（Ontology）或存在論。在哲學發展的路徑上，本體論一直是重要的核心議題，它被認

為是世界中一切事物存在的準則，包括人在內的所有事物的本性、本質都由其所規範與

支配著。換句話說，本體被視為世界中最高的指導方針，只要懂得掌握這個本體，一切

事物就在掌握之中。因此，這個本體論必須具有絕對的普遍性與同一性的特質，將世界

在掌握中被理解。於是，對世界的看待逐漸形成一種系統，這個系統，支配著萬事萬物，

世界則被視為一種整體，等著我們去揭示50。揭示世界透過的方式就是「邏格斯」的建

立，因此，「邏格斯」是本體論哲學中所欲追求的基點。 

 

    我們回到探究本體論的基點上。本體論的發展，起於巴門尼德51對存在論的追求，

他藉由「存在是一」的觀念說明同一性的重要，這是西方傳統哲學對「同一」哲學論述

的起點。這種概念發展到笛卡兒，他遵循追求「同」的傳統，但進行轉變，除了在同一

的結構下發展外，開始以主客二元的方式，強調主體性，以建構自我為主軸。從「我思，

故我在」來看，是以自我作為我思的依歸，由自我承擔同一性的責任，這是一種從主體

性出發尋找知識的依據，認定我思具有一種無可懷疑的明證性，自我成為一切知識明證

性的來源。這種自我被認定是先驗的，承擔起同一的作用，先驗自我也被視為具有明證

性的依據。這種傾向走到了黑格爾，他發展「絕對精神」的概念，這種精神以純概念的

形式存在、運動和發展。他認為，任何一個概念在自身內部都充滿了矛盾，矛盾的對立

                                                       
50 列維納斯認為，本體論是一種普遍綜合的企圖，一種把所有經驗，所有合理的東西都還原成一個整體

的哲學，請參閱 Emmanuel Levinas, Ethics and Infinity: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簡稱 EI）. trans. 
Richard Cohen. Pittsburg: Duquesne up, 1985, p. 75. 
51 巴門尼德提出了存在（Being）的概念，是說在探究萬物是什麼之前，萬物首先得存在。其次，他提出

了存在乃是「一」的觀點，而「多」非是非存在，儘管後人對一還多的概念具有很大的爭議，但西方哲

學受此影響，開始自覺追求開始以多歸一，是同一哲學的起點。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

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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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導致概念不斷的異化或外化，最終達到絕對精神的自我認識，黑格爾是將這種同一

的哲學發展到極致的人。 

 

    綜觀西方哲學的發展，發現其存在的精神是將生活中可理解的經驗，化約成一種普

遍的綜合概念，或者化約到意識所包圍的整體之中，在這個整體之外無物存在，進而達

成一種絕對的思想，於是自我的意識也就成了整體的意識52。所以同一性的哲學是一種

整體化的哲學傾向。這種體系的發展在過去的歷史中處處可見，懷德曾指出，過去的哲

學發展，總是以體系的形式被理解，與整體劃上等號。這種整體認為客觀才具有優先性，

凡是無法進入系統的經驗都被認為是主觀的53。所以，這種追求整體與同一的普遍性的

本體論哲學，把一切外在的、相異的、他性的東西都納到同一的操控之下，經同一的整

合、消化與吸收，使之喪失全部的他異性與外在性並歸於自我之下。如此一來，我們所

見的世界應當是越來越系統化、越來越穩定、甚至越來越和平54，但真得是這樣嗎？我

們所理解的世界，當真需要把那種差異性與外在性消除，才能作為一種普世共同的真

理？ 

 

    相對於這樣的穩定型態，「他者」議題的聲浪就這麼高漲了起來。他者的出現，意

謂著相異性與外在性等概念相繼出現，在自我的世界中，萬事萬物總是確定的，但他者

卻代表著一種例外、分離、甚至是一種隱晦。在這欲顛覆傳統追求同一的哲學道路上，

列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作為一個主要的代表人物。 

 

 

 

                                                       
52 張君溥：＜列維納斯論整體與無限＞，（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碩士論文，1996），頁 11~12。 
53 體系發展的歷史，是將歷史的發展逐漸的連接起來，並宣稱其中的每一個環節都只是最終歷史的過渡，

這種自我中心的極權主義，由斑斑可考的歷史經驗證明，目的是追求權力與控制、系統與秩序，是要將

人與物都納入這個系統，讓我們得以控制大自然與他人。若從這個觀點出發，只有一個中性的、非人稱

的存有（Being）才是重要的。Cf. John Wild, “Introduction“, in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P, 1996. pp. 17-18. 
54 在此的和平並非列維納斯所指的和平，而是單純只差異性變小紛爭減少的描述。 



25 
 

這本書把自己作為對主體性的一種捍衛，但它對主體性的理解將不是停留

在純粹自我中心式地在反抗整體的層面上，也不是停留在面對死亡的苦惱

中，而是立足在無限的觀念。55 

 

誠如列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在《整體與無限》的序言所言，他

的哲學始於反思西方傳統哲學，西方傳統哲學最根本的特性在於對「同一性」的渴望與

追求。藉由「整體」、「存在」或「同一」等言詞的描述，他說明了從巴門尼德（Parmenide）

56開始對於存在論的追求，直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奠基於現象學所

開展的「存在」樣貌都有根本的一致性57。在他心中，傳統哲學開展出以「自我」為依

歸的主體性是無法達到超越，因而提倡一種「為他人」的主體性訴求，藉由面向他人的

刺激來達向超越之路。 

 

有鑑於此，列維納斯特別關注於「關係」之上。在他的理念中，認為人最原初的關

係應當是一種倫理關係，這種倫理關係，強調的不僅是人與人，還是人與世界的關係。

這種倫理，並非如一般倫理學所探究的向度，針對「倫理」給出一個完整的定義與訴求，

像是定義什麼是善？什麼是道德的範疇？而是真實的去關注主體與他者的關係，關心在

彼此接觸的過程，主體是否將「他者」化約為我的「同一」，透過這樣去揭露出真正倫

理的面向。他認為化為同一的過程是一種暴力的手段，人與人的相處應當是一種和平，

一種在本質上真正尊重他者的和平。 

 

列維納斯從傳統哲學開始進行反省，他提到當巴門尼德的一元論在歡呼人的自我

時，就已經顯示其真正的目的，將主體置為主宰性的地位，揚棄了他者的他性，因為當

                                                       
55 TI, p. 26. 
56 巴門尼德提出了存在（Being）的概念，是說在探究萬物是什麼之前，萬物首先得存在。其次，他提出

了存在乃是「一」的觀點，而「多」非是非存在，儘管後人對一還多的概念具有很大的爭議，但西方哲

學受此影響，開始自覺追求開始以多歸一，是同一哲學的起點。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

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22。 
57 自巴門尼德以來，我們還沒有成功以別樣的方式來思考，即便海德格也同樣如此，TI,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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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將他者顯現為主體經驗的對象，在本質上是將所有的現象還原為同一，所以，真正

的外在性與他性便失去了58。這種傳統哲學顯示，將自我視為真理的中介，把存在者的

自由59和同一性等同起來，自我欲求自由，自我欲求真理，自我把握並囊括所有可能的

實現，自我之外沒有他物，更沒有他者，自我的自由就是保證沒有他者阻擋我進行同一

的自由，他者就是進行同一的障礙，他者的存在使我的同一出現了問題，因此必須征服

他者，整合他者，在征服和整合之後，才會獲得真理60。 

 

在他思考整個哲學路徑之後，他認為無論何種形式的本體論，都有一致的地方，那

就是通過中項或中介的介入把他者還原為同一以保證存在的包容性61。他認為把他者還

原為同一的做法，是一種暴力。除了暴力外，在同一性的傳統之下所發展的哲學是無法

達到超越的62。 

 

列維納斯認為在哲學的探知道路上有著兩種不同的精神，一種哲學精神是從事於把

一切他者還原為同一的工作；另一種精神是，在真理中，思想者和與他有所區別的，不

同於他的實在－絕對的他者保持關係63，在這種關係中，自我才能越出自身，見到我之

外的世界。前面的發展歷程建構了以自我為主體形成整體的概念，這種藉由插入一中立

64的詞，將他者化約為同者，是一種對他者的壓抑。因此，他希望回復他者的地位，回

到一種面對面的直接關係，不是由異到同的歸類，而是直接面向相異性的臨在，如此一

來，哲學才具有絕對的超越性。 

                                                       
58 Adriaan Peperzak: To The Other,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6. 
59 這種自由是指思想的一種自由，事物如其所是表現的一種自由。 
60 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106。 
61 TI, p. 43 
62 同一性的哲學，在認知的綜合過程裡，使他者喪失「他異性」的特質，將他人視為存在或視為對象，

但是，這樣的理解路徑，卻使我們無法進入超越的階段。杜小真：《勒維納斯》（臺北市：遠流，1994），
頁 41。 
63 他認為第一種為哲學走向自律，哲學是人對於存在的征服，再也沒有任何不可還原的東西來限制思想，

思想是自由的，真理就在其中研究者表現的自由裡。而其中的自由、自律與他者皆還原為同一的模式裡；

另一種是認為哲學包含了比外在性更多的東西，即超越性。Emmanuel Levinas,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Emmanuel Levinas,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Dordrecht, Netherlands: M. Nijhoff, 1978, pp. 
47-48. 
64 是一種確保對存有的理解，張君溥：＜列維納斯論整體與無限＞，（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碩士論文，

1996），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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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心中，西方傳統本體論的思想，不僅停留在哲學思潮上，重要的是造就政治

領域和生產領域的問題。如他親身遭遇納粹對猶太人的壓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資本

主義的體現，都是這種本體論的邏輯觀點對現實社會的影響，是同一性霸權的展現，進

而形成恐怖的暴力與戰爭。對列維納斯而言，這不僅僅是一種歷史事件，還是一種哲學

事件，所以他的哲學不只是對戰爭存有的反思，更希望透過對西方傳統哲學的反省，揭

示出暴力的根源。 

 

    因此，若想要克服人類的生存困境，就必須超越同一性或整體論這樣的哲學思路，

重新思考「倫理」的問題。列維納斯對整體論的批判，並非想要尋求另一種方式來進行

同一過程，而是要去質疑這個「同」過程的運作，企求以一種和平、超越的形式來面對

與解決這種整體論的缺失。唯有面向無限、面向他者，真正的超越才得以可能。對於西

方哲學而言，列維納斯如其所示的作為一個他異性的給予，作為一個他者，他跳脫自我

中心主義建構下的整體世界，從而賦予這個世界一種新的面貌，一個回歸他者臨在，無

限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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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超越存在 

 

一、從現象學出發 

 

    列維納斯的哲學除了起於西方傳統哲學的檢視，另一個關鍵就是現象學。他認為胡

塞爾的現象學是一種考察經驗世界的方法，在這個經驗世界裡我們不再去尋求隱藏在現

象存在之下的客觀本質，而是透過意向性，進行對把握本質的呈現方式研究，探究意識

行為賦予世界的意義。胡塞爾的現象學提供了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揭示了意義如何產

生，是如何在我們的意識中出現65。所以，我們不需依靠任何舊有的系統與理論架構，

排除混亂的直覺與任何影響我們的因素，我們直接面向事物本身，透過還原或懸置的方

式，將能被懷疑的東西都先擱置，從主體的意向活動與意向對象的關係來認識對象的構

成，以先驗自我作為這種絕對確定性的最初來源，藉此達到絕對的確定性。 

 

    胡塞爾現象學最大的特點就在於意向性66的開展。 意向性是作為某物的意識，是我

們與外部世界接觸的一種模式，面對不同於自身的事與物，透過意識的描述來實現並作

為自我超越的保證，即為一種明證性的保證67，由於這種明證性的構成，才得以進入現

象，擷取出事物所呈現的意義本身。列維納斯進一步描繪這種意向性的功能，他認為意

向性最大的功用在於揭露出意識與某種不同於自身東西的遭遇能力，將意向對象處於主

體之外，透過意向性的分析來創造意義。由此可知，意向性的理論在意識與對象之間建

立關係，也奠定了解釋世界的起點。 

 

 

                                                       
65 列維納斯認為這是胡塞爾最重要的貢獻，Richard Cohen: Face to Face with Levina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p. 14. 
66 當我們每一個意識動作都是朝向某一事物，這樣的意識總是關於某事某物的意識，我們就稱為意向性。

李維倫譯：《現象學十四講》（臺北市：心靈工坊，2004）（Robert Sokolowski, 2000）。 
67 Emmanuel Lévinas: 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以下簡稱 TIHP）, Trans. by André 
Oriann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pp.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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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維納斯藉由對胡塞爾的分析發現，胡塞爾將表象置於所有意向活動的基礎地位，

期望能排除偶然和特殊的性質來純化意識，進而達到一種先驗視域，作為一種明證。不

過，我們的生活形式並不僅只有表象的意向活動，諸如感情、實踐與感性都是由與對象

的關係來進行刻劃其特性的68。換句話說，這種表象性的意向活動作為基礎，反而會喪

失了意識本身所帶有的歷史特性69。列維納斯極欲破除這種表象意向性的支配地位，故

在發展上著重於非表象的意向性分析70。列維納斯從分析胡塞爾之中得到的另一個核心

議題是關於「他者」的問題。胡塞爾在自己的哲學體系中充分的意識到，將先驗自我作

為一種絕對的明證性，必定會遭遇到唯我論的問題，於是提出了主體際性

（intersubjectivity）的概念，期望尋求一條能夠解決的道路，一條從自我的內在性走向

他者的超越性71。 

 

    對於列維納斯而言，他認為胡塞爾的主體際性是建立在先驗自我的優先性上，這種

先驗自我不是普遍自我，而是具有本己性的自我。他認為對象從未再現給主體，它不可

能以其所是的樣子被完全或中立的遭遇，所以先驗自我的遭遇方式會影響意識的意向性

對其意義的賦予，對象總是個意向對象，是由意識的意向性賦予意義的世界72，在這種

情況下，先驗自我的絕對明證性就是個問題。 

 

    列維納斯進一步提到主體際性的概念。這是胡塞爾通過將這種意識進行第二次的還

原，期望還原到一種本己領域。但這樣的做法把他者設定為第二個我，意即另一個我自

身。這就是把他者看作自我中的另一個我，同樣是以同一性消除他者的他異性

（alterity）。列維納斯認為若未經由「他者」的確立，主體際性的發生是無法被解釋的，

                                                       
68 TIHP, pp.53, 42。 
69 承認表象是所有意識活動的基礎就消除了意識的歷史性，並給予直觀一種唯智主義的特性 TIHP, 157；
列維納斯認為歷史性和時間性形成人的實體的實質性，若是在胡塞爾的概念下，那麼哲學似乎是獨立於

人的歷史處境的，就像任何一種試圖在永恆的相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中思考萬物的理論。TIHP, pp. 
155-156。 
70 如在整體與無限中與世界關係聯繫的意向性結構是「享受」，甚至對於「臉」或後期的「言說」等都是

著重於非表象性的意向性。 
71 胡塞爾。《純粹現象學通論》（北京，2004）（李幼蒸譯），頁 364。 
72 柯林‧戴維斯。《列維納斯》（南京：江蘇人民，2006）（李瑞華譯），頁 21。（Colin Davi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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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只有通過與他者共在建立的主體際性，才能真正的解釋一個不僅僅是我的世

界，同時也是主體際性的世界。所以，以先驗自我出發的主體際性，並無法達到真正的

他者，胡塞爾的他者只是另一個我，通過一種移情作用而得到的他我，這種認知他者的

方式就是通過回到他自己而認識他我。對於列維納斯而言，胡塞爾的他者只是作為一種

自我的他者，但他企求的「他者」是一種作為他者的他者，所以他更積極的做了一種轉

向，轉向外部，直接與他者面對面，希望能在本質中真正的尊重他者，後來也造就他的

哲學理路的發展。 

 

二、逃離存在 

 

    列維納斯的哲學發展受到胡塞爾的影響很深，但在其現象學的探究過程中，海德格

的存在更是直接影響列維納斯對胡塞爾的詮釋，因此，在列維納斯的作品之中，有許多

的論述都和海德格的思想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73。 

 

    海德格的存在論是對近代主客體哲學的超越，也是知識的存在論基礎。海德格一方

面繼承胡塞爾的現象學，另一方面將現象學的方法應用於描述人的基本生存，從與世界

建立關係中，來揭示存在的概念。所以，海德格認為人生存的最大特點和最基本的事實

就是對於「存在」的理解，這種存在的概念影響著我們對人的理解，若想要了解存在這

個東西，就必須從在世界的各種交往間去理解，於是，他發展了「用」來描述這種人與

世界的交往關係，「此在」就是做為人在這種交往概念之下的生存樣態。 

 

    列維納斯認為這是海德格與胡塞爾最大的差異，也是海德格最大的貢獻。在胡塞爾

那裡，意向性理論的本質在於意識，對某物的意識，所強調的是一種理論的對象，但海

德格將其擴展到情緒的意向性，是對此在的探究，對於人生存樣態的理解探究，也因此，

存在本身不再只是沉思概念下的理論，而是通過此在對其自身生存的關注。所以，海德

                                                       
73 列維納斯承認他對胡塞爾的解讀大大的受到了海德格的影響，TIHP,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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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不是以先驗本我的絕對確定性推演出他的哲學。對他來說，此在總是棲居在一個與他

人分享的世界中，通過澄清此在世界的存在，我們已經表明，不擁有一個世界的孤零零

的主體從來就不是原初的，也絕不會是給定的74，通過把此在的世界描述成一個總是已

經與他人分享的世界，那麼，此在的存在必須被理解為與他人共在。在共在的世界中，

每個人都擁有自己的生存樣態，我們不會將他者設想成我自己的一種反映，將他者視為

與我相同。海德格藉由此跳脫出胡塞爾的唯我論困境，將他者與我共同享有世界。對於

列維納斯來說，海德格給出一個存在的新觀念，並且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一種相異性－他

者的出現。 

 

即使當事實上沒有他者就近出現或被感知時，共在也是此在的一種實存性

特徵。甚至此在的獨自存在，也是在世界中的共在。他者只能在共在中並

對於共在而被失去。獨自存在是共在的一種不完美模式，他能夠成為可能

就證明了這一點75。                                 

 

 

    進一步而言，共在揭示出此在與他者同在，意味著此在的存在是共在，所以海德格

是將「存在」列為整體的優先性，對存在的理解就已經蘊含其對他者的理解。列式藉由

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的描述中去反省海德格認定的他者位置與地位。 

 

    海德格認為與他者的遭遇對於理解存在並沒有任何的幫助，強調此在的優先性，優

先對於共在世界的理解，是顯現同者對他者的霸權76。此在的獨自存在，說明了自我的

孤獨性，也道出了這種人的理解是被封閉在自我之中的。雖然，海德格揭示出自我與他

者的共在，也認定與他人的關係是存在的本質。但是，卻又強調此在的優先性，再度將

                                                       
74 馬丁‧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王慶節、陳嘉映譯）（台北市，桂冠，1994），頁 116。 
75 同上，頁 120。 
76 在我看來，同者對他者所擁有的霸權在海德格的哲學中完全得以保持。…..他沒有摧毀西方思想，而是

成為了西方思想的縮影。海德格用來取代心靈、意識和本我的此在保留著同者的結構。李瑞華（譯）：《列

維納斯》（江蘇：江蘇人民，2006），頁 13。（Colin Davi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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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置為首要之位，也從而將他異性納入同一的範疇，使得他者侷限於存在論之中，讓

真正與他者相遇的經驗消逝77。 

 

    從某種意義上來說，海德格與胡塞爾的不足是相同的，都使他者屈服在同者之下，

只是在胡塞爾哪裡同被理解為「意識」，在海德格那裡則被理解為「存在」，他們具有的

共通點是從自我的角度出發來分析他者，卻沒有注意到真正做為他者的他者。真正的他

者應該做為一種從外部來挑戰我的所有理解，他者就是一種絕對的外在性與無限性，一

種無法類同於我的他異性。列維納斯藉由胡塞爾的開端與海德格的啟發，進行了一連串

恢復「他者」的工作，而第一步就是面對海德格的存在論提出反思，進行對存在的重新

思考，進而希望能逃離存在論的束縛，甚至超越存在。 

 

（一）il y a（有）的概念 

 

    列維納斯認為若要避開海德格的存在論，就必須擁有一種新的思考存在的方式。因

此在從《論逃避》一書開始，就指出了他想要逃離這種長期以來存在論的束縛，在《從

存在到存在者》一書中，大大的強化了這個想法並得以讓其實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提出了 il y a 的存在概念，透過現象學的方法來論述，指出普遍存在的特性，並且透過

「他者」而非「自我」來避免被同一性與整體性的欺壓，認定這才是逃離存在的進路。 

 

    那麼，我們要先理解的就是 il y a（有）究竟是甚麼樣的觀念。列維納斯說存在一般

的普遍狀態或是存在的無名性就是指 il y a。這種 il y a（有）是一種無名性的有，是一

種沒有存在者的存在。也就是說，我們知道「有」東西存在，但不知是什麼。列維納斯

透過了對於黑夜的描述，來說明這種 il y a（有）。 

                                                       
77 海德格對於存在模式的興趣遠甚於對於經驗遭遇的興趣，李瑞華（譯）：《列維納斯》（江蘇：江蘇人民，

2006），頁 31。（Colin Davis, 1996）；換句話說，海德格關心的只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但對於經驗層面上

的與他者相遇，並不是他關注的核心，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

書店，2008），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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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化入其間的黑夜裡，我們是不與任何事物打交道的。但是這種虛無

不是純粹的虛無。不再有「這個」或者「那個」，不再有「某物」。但是，

這種普遍的缺席反過來說就是一種在場，是絕對不可避免的呈現。 

 

    在日常的世界裡，我們依賴著「光」的照耀，依據光讓事物的顯現進而讓我們能夠

掌握與理解，因此，在我們的經驗中，總是以「光」為依據，通過光，世界才被給予，

被我們領會。然而，相較於「光」，列維納斯開展出另一種無光的經驗。對於這種無光

經驗的描述，港道隆在《列維納斯：法外的思想》一書中特別提到這種 il y a 具有三點

特殊的性質。 

 

    第一，它是非人稱性的，當光所開顯出的特定事物不存在時，黑夜自身強迫著自己

的存在，從這黑夜中所開顯的經驗，即便我們有所察覺，但是，這並非是我的意識所構

足的，是一種既不是他的也不是我的經驗，而是夜本身，是一種缺少人稱的主體所擁有

的，也就是說，這種 il y a（有）所顯現的並不是「我」的體驗，而是一種無人稱的匿名

體驗，就像是「下雨」或「天氣熱」一樣，是沒有人稱性的指涉。 

 

    第二，黑夜所揭示的是一種不在場的顯現，這種顯現缺少了空間性的指標，在哪裡，

任何事物無法以我的主體性為依歸，所以我不具有任何的主動性，只是在黑夜中被動的

去接受事物本身的在場，而黑夜的事物所顯示出的也是一種不在場的在場。 

 

    第三，他認為列維納斯藉由黑夜的闡述，說明人受到了存在的重壓。因為在黑夜中，

我們既無法逃離這種無我的存在，無法反抗也無法抽身，這種存在是永無止盡的，即使

是死亡也無法走出這種束縛，這是一種存在對於我們產生的壓迫，所以他認為這種 il y a

本身就是一種對於存在的恐懼78。 

 

                                                       
78 列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吳惠儀譯），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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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來說，這種恐懼是面對想像中實際存在的恐懼，在黑夜中這種實際存在無以

名狀，卻又實實在在的存在著。列維納斯透過失眠的經驗來描述這種 il y a（有）的恐懼

狀態，「當我們想要入睡卻又無法入睡，就表現出要想擺脫那種陣陣襲來、無法規避和

無名的沙沙作響的不可能性。」當我們失眠時，總是有些時候，意識在自身呈現有東西

存在，它揭示了一種「有」，但我們卻無法辨別那是什麼。在這樣黑夜的空間裡，充斥

著是對所有事物的虛無感，帶給人的是一種不確定性、不安全感與恐懼79，在失眠之中

所呈現的意識，不是真正的意識，是沒有主體的意識，在這裡，不僅僅是所有事物都消

失，甚至是主體的湮滅80。 

 

    對列維納斯而言，存在並非是藉由「光」的照耀或是「主體」的體驗而出現的，存

在是以一種無名的方式體現的，這種 il y a 因為拒絕了所有的人稱性，所以它才是真正

的普遍存在（存在一般）81，換句話說，在與世界的關係之中，我是可以消失的，在我

消失之後，還是 il y a（有）剩下，這種 il y a（有）就是一種沒有任何規定的存在本身，

是一種最原初的存在表現，是前於世界的觀念，也是一種沒有主體透過意識去劃記的存

在經驗82。 

 

    列維納斯強調，真正的經驗是超出我們日常世界的，用黑夜的經驗描述來說明 il y a

（有）揭示了其不明確的、無法具體的一種樣態。所呈現的意識，是一種沒有意向性的

意識，我們的主體無法進入將事物對象化的狀態，甚至主體也在其中消失。這種 il y a

的體驗並非只一種純粹的虛無，而是一種對於存在這件事的恐懼，是一種對於好像有東

                                                       
79  沒有什麼東西接近我們，沒有什麼東西出來，沒有什麼東西威脅我們。這種安靜、這種死一般的寧靜，

這種感覺的缺乏造成了一種絨默、造成了絕對不確定的恐嚇。列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南京：江

蘇人民出版社，2006）（吳惠儀譯），頁 56。 
80 列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吳惠儀譯），頁 67。 
81 列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吳惠儀譯），頁 57。 
82 世界就是被給予之物，形式與一個客體相結合，並把客體交付給我們，列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吳惠儀譯），頁 46；他認為世界的概念是在 il y a 之後產生的，il y a
是在世界之前的一種理解，是在給我們之前的，是主客體分化之前的，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

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84；對於 il y a 來說任何同一體的固定性，任何存在物的

形式都沒有確定起來，一切消散其間，請參閱 Emmanuel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以下簡稱 TO）, trans.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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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卻又什麼都不是的恐懼，因為，他象徵著我們永遠無法掌控這種無序的存在、更不知

道這種存在是什麼。這種 il y a 的恐懼比死亡更加的原始，也許我們對於死亡有著畏懼，

畏懼死亡的來臨，但是存在的恐懼卻遠比這種畏懼更加的深厚，因為我們根本不知道我

們應該恐懼什麼。我們就承受著這種存在的痛苦，因此才想要逃離這種存在的重壓，走

出一條新路。 

 

（二）主體建立的孤獨性－找出逃離存在的出口 

 

    那麼我們究竟如何逃離存在？用失眠的經驗來形容這種無人稱性的 il y a（有）表示

失眠是一種非主體的意識，若是想從這種非主體意識中逃脫，那麼主體的意識就應該覺

醒，就是恢復自我意識。譬如，當你想要終止失眠的困擾，那就是去睡眠。雖然，睡眠

是意識的休息，但是從失眠的狀態中「去睡眠」卻需要意識的作用，或許這存在著意識

的悖論，但是，卻也呈顯了意識對 il y a 破除的力量。當去意識的作用產生之時，同時

也象徵著我們開始休息進入一種自己悠閒的場域，那是一種對恐懼的忘卻。 

 

    列維納斯藉由失眠的經驗指出，失眠是一種存在的重壓與恐懼，但是透過意識進入

睡眠的那個瞬間，意識就成為我們逃脫那無名的存在恐懼的功臣。在此，意識的出現代

表著一個思考主體的現身，代表著存在者的體現，因為在此刻存在不再是一種無人稱性

的狀態，而是我的存在，意識將自身與那普遍的存在區別開來，所以，意識的來臨就是

il y a 的消退，透過意識也找到了逃離的可能。 

 

    列維納斯透過對 il y a（有）的現象學描述，說明了人類在這種普遍存在下面對存在

給予的重壓，並透過「意識」的力量，逃出這種重壓，主體也因此坐落而成。對於列維

納斯而言，他的指望不僅僅是逃離存在，而是更進一步的希望超越存在，所以在此，逃

離存在只是做為他超越存在的一個中介。因此，在這個中介上所發展的許多的思想，都

與後期藉由「他者」來超脫存在有著很大的聯繫與關聯。列維納斯透過對 il y a（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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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描述，奠定了其所認為的「主體」所應該具有的真正特性，並以此特性作為我們生

存的開端，也藉由這個「主體」的位置而確定超越存在的途徑。他的主體概念蘊含了以

下兩個概念： 

 

1.將意識位置化 

 

    列維納斯通過意識來破除 il y a（有），同時描述意識是在 il y a（有）起了相當的

作用。我們從他描述睡眠與意識的關係來說明這種意識力量。他說「誘導睡眠的事物來

自躺這一行為，躺把存在限制在場所位置裡」。這個場所位置是形成存在者的位置，是

意識出現的位置，透過躺這個行為將主體「置放」進來。對列維納斯來說，他把意識視

為在「這兒」的某物，在此時此處中意識的發生，也是存在者的發生，「這兒」就是作

為一切事物的開始，是先於任何理解與任何視域之前的83。這種意識不同於胡塞爾的現

象學的意識，不帶有先驗的特性，而是一種將「意識位置化」。 

 

    透過主體的確立，存在者具體成型，這個主體的意識的發生是在建立任何關係之

前，然後透過「這兒」的保持而確定下來。因此，意識有一個明確的地方，這兒應該做

為我們的出發點，他是先於任何理解、任何時間與視域的，我們的自我就透過這樣的方

式在存在中找到位置，換句話說，在我們與世界有所聯繫之前，主體是先通過「這兒」

去凝聚自己，從而形成存在者，身體就是位置84，這是主體成立的第一步，並且從「這

兒」開始，所有的空間才得以被劃記，所以，任何人都無法取代我的這個位置，我就是

在這樣的狀態下而現，列維納斯形容這是一種孤獨的狀態85。 

 

                                                       
83 躺這一行為與置身於某一位置的行為，並不意味著主體將客體定位在自己眼前，也不是主體定位成自

我。它構成了某物的意識的，超越世界的行為的零點。主體把這種定位的行為看做自我超越的零度，並

以此作為開端。港道隆：《列維納斯—法外的思想》（張杰，李勇華譯）（山東：河北教育出版社，2002），
頁 60。 
84 列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吳惠儀譯），頁 70。。 
85 列維納斯用孤獨性來加以說明，這種孤獨性是指在與他人建立關係之前與自己的關係，孤獨的本質在

於我不是他者，我完全孤立，就我而言，我是一個單子，請參閱 TO,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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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孤獨強調的並非是主體與世界的聯繫，也不是指一個人時的孤零零的存在，而

是主體在原初時所形成的一種狀態，這種孤獨是生存在一種封閉而有限的自我狀態中的

孤獨，一切事物都環繞我而生，通過孤獨這個概念保持住我，我必須永遠和我的自身保

持在一起，我和我自己的存在緊密連結，列維納斯稱之為實在86。這種主體的存在形式，

是列維納斯所保有的特色。儘管這種主體的孤獨性用來確定事物的存在，但是這種孤獨

性仍然顯示了這樣一個事實，孤獨是被封閉在有限的關係裡，是在存在者與存在的關係

中才能顯現，因此，他仍然是一種存在的形態，仍然有可能再次落入 il y a（有）的侵擾，

所以我們必須跳出這種關係，逃離這種孤獨，才有真正超越存在的可能。 

 

2.透過物質性揭示的主體觀 

 

    確定了「主體」的位置後，列維納斯進一步描述主體是如何在世界中顯現，他發展

了一個觀念，那就是主體的物質性（materiality）。這種物質性是指我與自我之間透過一

些具體事件的聯繫，作用是去認識我如何把我自身的存在牢牢的鎖住87。列維納斯認為，

生存者與世界最原初的關係就是去滿足欲望與物質所形成的一致性，因此，透過物質

性，列維納斯開啟了一種主體孤獨的現象學88，透過享受，列維納斯重新定義「主體」

在思考中的位置，從具有絕對能動性的地位轉向一種，做為一種「為他的」主體宣示。 

 

    在《整體與無限》中，他認為欲望代表的是一種超越封閉自我的超越性，因為欲望

永無滿足，接著再透過「需要」與「經濟性」來描述這個「我」在世界中的存在，指出

自我是如何在這種「為己」滿足的過程中，封閉了自我，構成了一種主體所特有的主體

                                                       
86 列維納斯指出我就其特性而言，就是這麼一個本質（hypostasis）。這個本質是指存在者浮現出存在，通

過與存在的距離而建立自身存在的這一事實，稱之為本質，通過這個本質的示現，存在者在存在之中找

到位置，所以本質是指主體來到的這一個過程，是從原本「存在」的這一個事件，經過了轉換變成了「存

在者」，一種名詞表現的存在，以「我是」來表達。請參閱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

（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91。 
87 存在占據自身的方式，就是主體的物質性，同一不是一種與自身有害的關係，而是將自身牢牢的鎖住，

這是存在占據自身的必然性，請參閱 TO, p. 55。 
88 請見港道隆：《列維納斯—法外的思想》（張杰，李勇華譯）（山東：河北教育出版社，2002），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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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種主體性是無法被任何同化的特性，也因為如此，每個主體的不可取代性也才在

經驗中坐落，這是列維納斯對於主體性的看法。 

 

    整體來說，列維納斯的主體性是傳統哲學主體性思想的一種延續，不同以往的是，

過去的哲學所賦予主體概念的絕對性，是一種暴力的手段，他籲求回到一種和平的方

式，透過物質性，一方面顯示出主體如何在一連串的行動中捍衛著自我，另一方面也顯

示出主體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象徵的是自我封閉世界，想要逃脫封閉世界的羈押，就

只有透過絕對相異性東西的介入才有可能，這個絕對相異性的來源就是「他者」。 

 

    藉由物質性，我們獲取主體如何透過一系列維護自身的方式，在世界中彰顯出來。

這種物質性就代表了主體擁有其獨特的內涵，是別人無法共有的，這種特性稱為主體的

內在性。列維納斯把這種具有內在性89的主體其個體化的現象稱為「分離」只要這個主

體是單一分離的，那麼他就具有一般種類所無法包含的特殊性。而分離所代表的意義就

是「我」的存在的唯一性，從而避免將「我」帶入同一的範疇之中，與整體進行對抗。

因此，這種分離就是與整體對抗的立基點。所以自我是我們行動與思考的出發點，「絕

對的他者」的出現，必須藉由自我與其環繞自身的行動所產生的位置，形成一個基準，

那麼，他者才得以在自我孤獨的裂縫中滿溢出來。 

 

    進一步而言，原本的我是孤獨的，這種孤獨所象徵的是我與別人建立關係之前，與

我自己的關係，所以，在他者面前，自我是孤立的，因為自我的孤立性，他者才得以作

為絕對的外在性與相異性的出現，與他者的關係也才會形成一種直接面對面的關係。這

種物質性的開展，一方面揭示了「我」的種種存在，另一方面也開顯了他者是如何做為

一種異己的到來。同時，他者也作為一種未來，不再是一個可以類化於我的同一，而是

                                                       
89 列維納斯認為「整體觀」是一種內在性，因為一切包含在整體之內；而他者就做為一種外在性，在世

界中我與他人相遇，但是我卻無法將他人納為我的同一，透過他人的外在性，我們才得以突破自我主義

的世界與自我生存的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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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存在的絕對孤立的個體，世界上所有事物都有其絕對的相異性90，所以，他所認

為的這個世界不是一種同一性所建構的整體世界，而應當是一種外在性與相異性的世

界，這種世界才是一種真正的超越，也才具有真正的無限性。 

 

3.小結 

    綜整來說，列維納斯的哲學透過現象學的研究方法，讓我們看到一種「超越經驗」

的示現方式。依循著胡塞爾與海德格的發展，他指出了一條有別於過去經驗的出路，這

種經驗是充滿著外在性與他異性，是一種「他者」所引起的經驗關係。在海德格的存在

論影響之下，藉由他者「外在性」的視野開拓，另一種存在的境遇由此生發，人的生存

不再是以存在為優先，而是人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種本質的顯現。這是對於過去主體性哲

學的發展的一種反省，從笛卡兒開始到胡塞爾，都在談論著主體性哲學的發展，並且主

體自身的基礎必須被奠定在何處一直是一個困擾之處91，但是列維納斯藉由 il y a（有）

的揭示一種無人稱性的存在，先來說明生存者與世界關係的斷裂，世界不再只是「我思」

所構造的世界，而是一個「我」實實在在生存的世界，在這個生存性中，自我與自身找

到了同一，並透過一連串捍衛自身的方式而使生存者顯現出來，「這兒」是主體性的位

置，也是主體自身的基點。 

其次，透過物質性採取將存在與存在者進行分離的做法，其目的是要我們去掌握在

生存中真正的本質。人的本質不再僅是一種歸類92，不再是一種類化，而是每個人都有

生存的特性，人的本質所代表的不是「同」，而是外在性、相異性。因而要作為一種超

越，追求的不再是向自我內在探尋的超越，而是朝向絕對的外在性，那才是真正的超越。

同時，也指出一種「無限」的境地，這個無限就是由「他者」所揭示出的。所以確定主

體自身的基點是作為超越存在的第一步，因為主體自身的確定，「他者」得以到來，「無

限」才能產生。 

                                                       
90 列維納斯稱這種絕對的差異性為 alterity，他異性。 
91 認為笛卡兒所發展的主體哲學開啟了兩個向度的空間性，一是物理世界在我的結構底下作為「我思」

所呈現的實在，另一種則是自我向內探詢的空間，請見黃國象：＜勒維納斯倫理思想中的存在與他者＞

（臺中：東海大學碩士論文，2002），頁 10。 
92 譬如人類這個詞，就是將人種種的屬性透過一種歸類的方式而形成。 



40 
 

第三節  絕對他者的出現 

 

一、絕對他者的特性－列維納斯的無限觀念 

 

    列維納斯的哲學發展，是靠著對於傳統哲學的反省而展開的。在《整體與無限》一

書中，就分別顯示出這兩大範疇。整體所代表的是西方傳統哲學，是同一性的哲學發展

93，同一性是指，我們對於任何事物的掌握，是透過主體的中介或一種中性項目的介入，

加以將事物主題化與概念化，進而歸結分析事物的相同屬性，形成類目與範疇，也形成

一個整體的世界；無限則是列維納斯想要發展的方向，他認為在傳統氛圍下即便發展了

許多的系統，構築了許多的思想與原則，但是一直在求「同」，這種求同的哲學雖然欲

跳脫唯我的封閉世界，但是求同本質卻使之無法真正走出；因此，需要的是一種外在性

的超越，這個無限就是他的超越，他要走的是一種「異」的哲學，唯有差異才能幫助我

們跳脫既有框架，也只有透過差異性才能免於受到自我的影響，他以這種「相異性」來

幫我們打破自我的內在性。但是，這個他異性，並非是一種同中求異，也並非是一種與

「同」的對立，因為任何一種對立都涵蓋著在兩者之上的整體，所以，這個相異性必然

是一種無法還原的、必然不同於我的、絕對的他者（absolute other）。他就是以這種相異

性來描述心中所企求的超越。 

 

    列維納斯無限的觀念，牽繫著其對於他者哲學開展的原點。我們將藉由在《整體與

無限》中，列維納斯對慾望的經驗採取現象學的分析，指出「欲望」是作為這種無限特

性的關鍵，來開拓絕對他者所蘊含的特性。 

 

 

 

                                                       
93 西方哲學史是「一種普遍綜合的企圖，一種把所有經驗，所有合理的東西還原成一個整體，在那裡，

意識包容世界，沒有任何東西留在他之外，於是，成了絕對的思想」。EI,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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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與欲望的差別 

 

    首先，列維納斯認為欲望與需求有很大的差別，但容易忽略這樣的差異。需求強調

的是一種滿足，在我們的生活中，當我們有身體健康的需求時則去運動，肚子餓了則需

要吃東西，需求是作為生存的基本樣態，在這樣的過程中，我作為一個主人來與這些不

同者（the other）遭遇，藉由吸收這些不同者（如食物）來滋養我的生命，將這些不同

者納為「我的」，轉換為我可以使用的能量。這些不同者是構成世界的各種要素，我們

則是將這種要素截取進入自身，作為我的滿足，同時依存著這些而活，列維納斯稱之為

「經濟性」。生存是習慣於通過需要同化他者或利用他者，需要的特點是滿足自身並回

到自身94。所以，需求是一種滿足的經驗，是一種將外在於我的東西發生關係，透過我

的作用，將這些不同者化為我的同一。 

 

    欲望並不是對需要的滿足，欲望是一種需要滿足的延遲，是一種不可能滿足的欲

望。列維納斯指出這種欲望是形而上學的欲望，他是朝向某種完全、絕對的他者95。這

個欲望他者並不是一種指向自身，而是一種向外的超越，他的特點是不斷的追求，追求

在我的需求之外的東西，這種需求之外就象徵著外在性與他性，同時，這也顯示出這種

絕對他者所具有的一種高度，一種我所無法同一化的高度，正因其無法被我整合進入我

的範疇之中，因此我們與這個絕對他者的遭遇始終保持著距離，他者也始終與我分離，

我也因為這個分離的產生，引領著我繼續朝向一種超越，超越一種未知性的空間，因此，

所以列維納斯用這個形而上欲望的描述來指向無限，也指向絕對的外在性。 

 

（二）經驗中的欲望 

    其次，在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思想研究》一書中提到，「列維納斯認為真

正的經驗必須引領我們超出我們的周邊範圍，這個經驗概念並非是說我們在世界之外尋

                                                       
94 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125。 
95 TI,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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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超越，而是在生活經驗之內找尋一種超越」，所以這樣的無限性，是在我們的生存境

遇中所揭示的，這種欲望是透過與他者的遭遇來超越自身的經濟性而達到的，因此，這

個欲望的無限性是一種在有限性中的無限96。意即這種欲望的經驗，帶給我們省思的並

非是對現有世界的超越，而是在現有的世界中，構築在我的生存之中，去超出存在一般

之外的經驗，經驗一種充滿著未知性、陌生性，卻又擁有著源源不絕動力而生發的經驗，

所以我們不必在透過任何的中介進行認知的擷取，因為這個「我」會透過他者的到來，

生發出新知的到來，所以，對列維納斯而言，不論是知識論還是存在論都不是首要的，

首要的是這個我對他者的歡迎，並且這個他者的臨在會對「我」產生一種質疑的力量，

這是一種倫理關係的揭示，在任何事物之前，這個「倫理」才是首要的。 

 

（三）對絕對他者的欲望 

 

    列維納斯藉由欲望的分析來顯現他者的降臨，並認定他者是無限的代表。這個欲望

的他者主要有幾個特性，首先，這個他者是我們不能言說的他者，我們無法將其具體化

的展示出來，是不可見的。因為，若是他者能夠被我們所領會，或是說這個他者能夠轉

變成另一個「我」而被知曉，那麼，這個他者就會進入我的同一性之中，掉進整體的範

疇，喪失了其重要的他異性特質。所以這個他者必然是一種絕對的他者，他是拒絕在我

的控制之下出現，他者在主體之間永遠保持著一種距離，他者永遠做為一個鄰人，永遠

保持與主體的分離，亦永遠不會被化約到整體的體系之中，這個他者，就是這樣做為一

個絕對的他者而存在。 

 

    其次，作為欲望的絕對他者，是對「主體」的一種破除。因為這種絕對的他者，既

然無法被我同化，那麼，他就形成一種在「我」存在之外的困擾，藉由他異性來使我的

經濟性或內在性受到質疑，這是對封閉自我所伸出的援助，是他者釋出的善意。第三，

藉由前兩種看法的整合，他道出了一種「他者」形而上的至高特性。他認為這種主體與

                                                       
96  TI,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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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他者的關係是一種沒有關係的關係97，就因主體與他者之間永遠保持著一種距離，

這個距離不可能消彌，因此，代表了主體與一種不確定性建立了關係，這種關係無法被

觀念化，所以也是一種不可見的關係。並且，這個他者的出現，顯示出一個事實，就是

他者防止了「我」由於「否定」而被同一，這是一種最高向度－即為一種「善」的表現。

他透過善來說明，這個欲望他者擁有著至高的他性。 

 

    所以，列維納斯透過欲望來說明我們都有著對他者的一種無限渴望，透過欲望，使

主體藉由他者不斷的超出自身之局限，進而超越自身，通達另一種經驗之處。在此之前，

雖然他者指出一個超越的經驗之處，但是不可忘記的是主體自身，如前面所言，他者之

所以現身，是因為與主體的分離，所以，在此時此刻，主體如何做為一種如其所是的現

形，是將他者的隱身揭露出來的關鍵，因此，列維納斯對於主體的現形有了一番透澈的

描述，這種描述在本質上，是真正捍衛主體性的。 

 

二、主體的現形－列維納斯主體觀的揭示 

 

    列維納斯為了擺脫存在的重壓，藉由「他者」協助我們超越，這種他者的觀念是指

向無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列維納斯的主體性發展。在整體與無限中，列維納斯用了

整體與無限這兩個平行的概念，重點在於這個「與」，他並非是想用無限來取代這個整

體。所以，整體與無限分別代表著兩種不同的經驗世界。整體所代表的世界，是一種由

自我所構造出的經驗世界，是我們透過同一性所建構的。即便現象學欲超越傳統的方

式，透過意向性的開發去修正自我的認識，透過意識的結構去表明或劃記這個世界所擁

有的不同面向與觀點，但是，始終保持著是同一性的論調，是一種自我世界觀的論調，

這種論調也是現存世界所具有的特質，是由「我」所出發的世界特質。他並非認定這種

看法是一種謬誤，謬誤的產生在於我們將這種自我經驗世界認定成唯一的途徑，認定這

種自我世界的絕對優先性，反倒忽略了在自我經驗世界之中被隱匿的其他特性，一種絕

                                                       
97  TI,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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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相異特質。這個被隱匿的、相異特性所構造的就是他所認為的無限之處，一種在有

限世界之中的無限，一種潛藏在自我經驗之中我們卻往往忽略的另一個經驗世界。所以

在我們的世界中，除了有著自我的認知，還永遠都隱含著未知的特性，這種未知的特性

才能幫助我們不斷的進行超越，而不會停留在自我的象牙塔之中。 

 

    因此，整體與無限兩個概念對列維納斯來說同等重要，他想回復一種尊重，一種真

正對這種無限世界或是他者的尊重。每一個「自我」都擁有著無可取代的特性，每一個

自我也都是別人的絕對他者，這種主體觀，和過去最大的差別在於將我們過去主體賦予

事物的絕對優先性摘除，看似主體喪失其主動性的位置，但在實質上，反倒去突顯出每

個主體的不可取代性，因為真正的無限，是不允許自我被整合進去的98。所以，列維納

斯不只是著重於他者的擴張，他還重新找到了主體的位置，並藉由這個位置的建立，表

現出對主體性的捍衛與真正的尊重。 

 

    以下將透過列維納斯的概念，描繪自我的生活世界對主體性的捍衛，以及在捍衛主

體性之後，讓他者得以現身的姿態。這種經驗是一種整體的經驗，列維納斯稱之為「內

在性」的經驗，是透過我的經濟性來開展的。 

 

（一）我的經濟性描繪－享受的建立 

 

 列維納斯透過現象學來描述這個「我」的存在。我存在於世的基本形態是一種在家 

狀態。他認為，每個人都有一個「家」，在這個「家」中展開我的一切，並且打開「家」

門迎接他者的到來。因此，若想要看到他的，我基本存在的樣貌就成為一種媒介，一種

奠定自身而迎接他人的中介。列維納斯使用「經濟99」一詞來說明這種基本樣貌。經濟

                                                       
98 TI, p. 80。 
99 從存在中分離出來的我的生存是一種在家狀態，經濟的存在，TI,175；派怕扎克對於經濟的解釋是在世

上在家存在的規律，由一種自然需要和理性選擇的結合所構成，請見 Adriaan Theodoor Peperzak： Beyond: 
The Philosophy of Emmanuel Levina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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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稱的狀態並非是現在一般所言及的經濟學，而是一種我對於生存的經營與處置，是

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同時也表示出某種功利性的行為原則100。本質就是透過對生

存的經營與處置而展開，即便生存有許多的方式，但我在其中始終保持著同一性，在同

一化中生存，通過所有對自己所發生的而回復自己的同一性，也就是說，我在自己的種

種變更之中保持著我的同一性，由此，我便開始與「不同者」（the other）101打交道，不

同者是做為我的內容而存在。 

 

    列維納斯用「藉以生活」（living from）來描述這個不同者與我的關係，我們的生活

離不開好湯、空氣、光線、景象、工作、思想與睡眠等等…..，這些都不是表象的對象，

而是我的生存狀態102。他透過「藉以生活」來描述這種我與世界相遇的一種關係。在這

樣的過程之中，「他者」首先現身，但是這個他者是作為一種「不同者」，因為我的需要，

將其轉化為同一。所以，在這個家中，我在意識到自己之前，首先關心的是自己、照顧

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就像當我們有吃的需求時，我就會將食物吃進體內，滿足吃的

需求，這是一種將不同者（the other）變化為同者的情形，是一種把外在的事物轉成我

所需要之物，不同者供我使用，在這種經濟的概念下，任何事物都是為我服務的。 

 

    藉由需要的描述，列維納斯說明了一種基本的我的存在特性，這些不同者的存在是

為我的，我將這些不同者藉由「我」將其整合至我的整體之內，透過需要，我肯定了我

的自主性與同一性。而需要的更進一步就是享受。列維納斯說：「生活於他所依賴的事

物的關係就是享受」。當我們滿足了我們的需要，將不同者化為我的需求，我會產生一

種幸福感、一種快樂的感覺，那就是享受。所以，當透過「我」將這些「不同者」化做

我的能量，並且在我自身的世界中得到一種愉悅感，這就是享受的本質，所以享受建立

在我自身，並且透過他者被我轉換，我能得到一種與世界遭遇的關係，這種關係不僅僅

                                                       
100 請見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132。 
101 這裡的不同者並非是指他者，這裡的不同者不是列維納斯哲學意義上絕對的他者，所以用不同者加以

區分。 
102 TI,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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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留在存在的不同者，他還給出的更多。也就是說，我們與世界萬物不僅僅停留在表象

的意向性，透過享受，揭示出更多非表象的意向性，這些非表象意向性所呈顯的就是一

種生活的價值103。所以列維納斯透過享受的意向性分析，帶來最重要的意義是獲得一種

對生活的價值，進一步的提升日常生活的意義。 

 

（二）在家狀態－勞動的意義 

 

    對於這種關於我的經濟性開展，列維納斯進一步的使用對於勞動的描述。在描述勞

動之前，列維納斯有一個重要的觀念就是居所（dwelling）。他認為我之所以存在這個世

界上，是以我的身體作為我的生存，在這個世界之中藉由一個地方來維持自身，這個居

所就是用來維持我自己的。當我們面臨 il y a 的恐懼，我們無法找到自己，但是我卻藉

由享受的經濟性，我確認了這個「我」的位置，我知道了我可以掌握、選擇我的需求，

這就是一種我的在家狀態（at home）。因此，這個家對我來說，不僅僅是居住，還是一

種確定。確定我在他者的陌生世界中仍有著熟悉之處，而不再害怕；確定這個世界的萬

事萬物是為我服務的；確定與這個世界的關係不是由客觀世界所決定的，而是經由我的

居所的關係來界定的，就這樣，這個在家狀態再一次說明了我的生存狀態。 

 

    從這個在家狀態中生產，就是一種勞動。我們透過「勞動」去保有這個家，對於我

的經濟活動，我努力的去掌握與占有。這個勞動的主動權是由我決定，我可以決定我如

何去滿足我的需求，這也是人與動物最大的差別。這個勞動就是說明我把這「不同者」

拉進我的家中，成為我的物品，這是我的生存的基本樣態。透過勞動，我們將世界的自

然轉變成我們的生存，把在自然之中的東西分離出來，轉變成「我」的，這說明了這種

整體認識論的產生之地。此外，透過在家狀態的這種勞動，我們便可以發現一種關係－

                                                       
103 孫向晨認為列維納斯強調在經濟上的享受有著雙重意涵。第一，藉由享受，他試圖揭露更多的東西，

揭示某種價值取向。我存在於世，與世界分離；但要求世界以及其他對立的事物存在，因為我能在生存

和情感的意義上得到滋養。第二，他強調與海德格的「操勞」不同，在生活之中的享受指向快樂，所以

生活是熱愛生活，不是一種被拋或沉淪，請見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

海三聯書店，2008），頁 13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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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他者的出現。與他人相遇最早就發生在家中，是一種與女性的相遇。這種關係是一

種我所無法掌握的關係。因為，這個女性他人不再可以像他物一樣被我占有，並且作為

一種相異性的指引，但是，卻在無法同一的過程裡，透過我的勞動的維持，我們仍然共

同保有我們的家，這是一種對他人的尊重。他宣示了我們與他人共同分享這個勞動所帶

來的各項關係，但是他人就做為一個不是「我」的他人，是一個他者的出現，列維納斯

透過女性他者的觀念會在後面的章節詳加論述。 

 

三、超越經驗的現身－絕對他者的展現方式 

 

（一）死亡所帶來的指引 

    享受是滿足我們欲望的一種過程，雖說這種欲望是永無止盡的，但是卻也明確指出

了「享受」是建立在我自身的關係。在享受之中，我始終做為一種絕對的主宰者，賦予

這個世界秩序。這種世界是一種自我的內在世界，任何他異性的事物都隨著我的同一而

進入這個我的世界，所以這個世界是內在的世界，在這種界域之中，我的存在得以建立。

但是，這個界域卻也形成一種封閉的有限性，給出的是主體的孤獨。 

 

    這種主體的孤獨享受，形成我們幸福。我們也容易落入幸福感中，就像是在遊戲而

忘記自我那般，在享受之中我們忘卻了自己，在自己的世界中創造幸福，沉溺於主體所

帶來的幸福之實。但是，享受是一種「我」生存世界的展開，他並非意指著人總是存在

著幸福，在生存狀態之下，還是有著另一種享受，痛苦。列維納斯認為痛苦就是一種「享

受失敗」的經驗。這種痛苦是一種沒有出路的。他認為痛苦之所以痛苦是因為人無法逃

離這種痛苦，無法抵抗，同時更顯示出人的無力，無法在自己自身裡保護自己。這種痛

苦就在我的世界之中存在，人的欲望就希望終止這種痛苦回到幸福之中，所以，無法從

痛苦之中逃離的不可能性越高，欲望隨之也就越強烈。因此，死亡做為痛苦的逃離，因

為死亡就標記出人存在的終結，但是死亡同樣是主體的結束，那麼這種超越孤獨的存

在，便永不可能，於是，列維納斯描述了死亡所蘊含了另一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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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維納斯認為死亡是一種絕對的他者，也就是說死亡是一種未知的、一種無法理解

的知識，是外在於任何光的104。對主體來說，雖然主體藉由一連串的行動來捍衛自身，

但是唯有死亡是特殊的存在方式。列維納斯認為死亡是某種異於我的東西，是我不能理

解卻逐漸接近我的東西，唯有反抗死亡的意志是我們的，但死亡的力量卻超越於我105。

換句話說，死亡不可能是一種確定的東西、也不可能是被我們所理解的知識，我們對於

死亡的理解最多僅是「別人的死」，這個死亡不可能是「我的死亡」，因為我的死亡並非

是一種實在的形式，所以，死亡的未來對主體而言是也一種無法掌握的。因此，死亡所

體現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他是作為一種未知性、陌生性和絕對的相異性的給予而出現。 

 

    列維納斯透過對於死亡相異性特質的描述，除了打破主體的孤獨世界外，同時還豐

富了生存本身的多元性，這種多元性是說明了除了在我的存在之外，還有別的東西存

在。就從這開始，我們開始與傳統的同一性分離，走向一種絕對他者的相異性。換句話

說，列維納斯藉由死亡外在於光的知識，暗指出這種與絕對他者的關係僅從自我出發，

是無法被理解和把握的，我們應該尋求另一條道路，同時間，也呈顯了另一種意義，即

是我們必定從這種孤獨的自我走向與他人接觸，從與自我的關係走向一種與他人的社會

關係。藉由死亡的未來我們看見了絕對的相異性。 

 

    但是，我們卻因為死亡無從掌握的特性，而再駐留於原處。所以如何從現存的關係

中，思考一條同為相異性的出路，就成為其努力的方向。他從聖經中得到啟示106，認為

「愛」可以提供作為這種相異性思考的方向。就愛的關係來說，我們愛得是一個他人，

那個他人絕不是「我」，愛是一種無法將他人與我融合、無法同化的關係。他認為死亡

和愛具有的相同之處就在於這種絕對的相異性揭露，一種他者無法被還原的特性。在

                                                       
104 列維納斯認為「光」對於西方哲學而言是一種知識的隱喻，是可理解性本身，是把握事物的條件，在

此列維納斯認為死亡是外在於任何光的，是用來說明其無法理解的特性。TI, p. 71。 
105 請參閱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99。 
106 聖經雅歌中提到：「愛情如死之堅強」（雅 8：6）。另孫向晨對於此處也提出看法，他認為關於愛戰勝

死亡的思想，列維納斯是受到羅森茲維格的影響，羅森茲維格通過死亡表明上帝、世界漢人的分離，通

過神聖的愛，則產生救贖的希望，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

2008），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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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女性他者再度被提出，在居家中，女性是我們最初的遭遇，透過與女性之間的愛欲

關係，作為一種與他者關係的原型，透過愛欲關係的開展，開拓出我的世界之外的空間，

那是一種真正的社會關係的建立。 

 

    對於列維納斯來說，真正能體現相異性的是他人，同時，亦是這種絕對相異性才是

構成這個社會關係的本質，社會關係的建立不再構築於主體的絕對性之上，而是一種真

正尊重他人、以和平為籲求的世界。 

 

（二）愛是一種絕對他者的給出－女性他者的出現 

 

    列維納斯透過「愛欲」關係的揭示出主體與他者之間存有的一種本真關係。他透過

用男性與女性的關係來描述這種與他者的關係107。他認為愛欲關係為我們提供了這種與

他者關係的原型108，在愛的過程之中，他會產生一種力量，這種力量會使我超出我自身

而去愛他人，去愛那種「相異性」。所以愛既是一種自我的享受，同時也超越了這種自

我的享受，走向一種超越，這樣的愛欲產生是一種享受的延遲，指向未來的活動。所以，

愛欲所開顯的是一種與他者的關係，我們藉由「女性他者」的出現，讓我們知道，我們

將不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我們不再鎖在自我的孤獨性之中，開始與他人面對面，迎向

他人對我的刺激，引領我走出自我的界域。 

 

    孫向晨認為這種愛欲揭示出兩種意義的生發，自然性與超越性的意義109。在第一個

層次上，當愛做為一種享受時，仍處在一種需要的層面上，我們需要「愛」，當我們被

愛會得到一種滿足感，此時，仍是以自我為中心，列維納斯稱這種關係為「相愛的人們

                                                       
107 柏拉圖的會飲篇關於愛欲的故事提到一個關於愛神的故事：愛的意義，男女原本是「一」體，後來被

宙斯分成兩半，各一半的男女一直去尋找自己的另一半，這裡的愛欲是一種結合的力量，目的是要重新

回到一，但是列維納斯將與這種柏拉圖式的愛欲關係分離，他要將女性做為絕對的他者來思考，而並非

作為自我的另一半來理解。請見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

2008），頁 125。。 
108 也就是說這種愛欲關係是做為主體與他者關係的路徑之一，並非是一種絕對。TO, p. 76。 
109 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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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中的非社會關係」；但是，愛不僅僅停留在需要的層次，他還有一個更深遠的意

境，就是對愛的欲望，愛的渴望並不會因為短暫的滿足而消逝，而是需要更多的「愛」，

那種愛欲是永無止盡的。列維納斯認為這種愛欲的產生才是真正的社會關係，因為只有

當愛走向欲望的同時，才有無限性的產生。社會關係所指的不可能只是一種停留在自我

的延伸關係上，而是在一種「我」與「絕對他者」的關係，這個社會不是一種「我」的

社會，而是一種我和絕對他者共有的世界。因此，這樣的愛欲同時包含了需要與欲望，

並且藉由愛欲的超越性來指向一種新的可能，那就是一種「繁衍」。 

 

為了更明確描述這種愛欲關係的本質，列維納斯透過愛撫的現象學描述來揭示這種

關係。他認為愛撫是這樣的。 

 

所謂愛撫，是指獲取任何事物。它只是尋求某種不斷的從自己的形式逃向

某種未來，也不只是未來的事物（一種尚未存在的未來）。愛撫在探求、

在搜尋。它不是一種顯露的意向性，而是一種探尋的意向性，是一種朝向

不可見事物的運動110。 

 

    所以愛撫並非是一種知覺對象，在愛撫的過程中似乎在尋找一種永遠不可見的事

物，但是藉由愛撫我們表達出了愛欲，表達出一種無法說出的「愛」之表現。愛撫的行

為說明了這兩人的親密世界，藉由愛撫它呈顯出愛，呈顯出親密的關係，我們不必藉由

語言的揭示，我們就看得一種愛的未來。我們可以見到，愛撫似乎去顯示了一種在本質

上隱藏的事物，當我們從「愛」這種感情的層次上出發，「愛撫」這個出現的事物被賦

予了一種超越感性事物的意向性意義，並且透過這種意義來掌握我們之所愛的對象。 

 

 

                                                       
110 TI,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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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這樣的愛撫，不僅僅停留在一種自身的感受之上，同時間，他也告訴我們，那

個所愛的對象本身，是沒辦法由我們的這種自身感受而掌握或是被理解的。所以，在這

種愛欲關係的描述中，女性所代表的就是一種絕對的他者。對我們來說，這個他者保持

著一種絕對的相異性，並且不被自我所同一111。 

 

    當我們進入愛欲關係的親密階段所以這種愛欲表達得不是男性與女性的結合，不是

一種同一性的結合，而是一種分離。即使愛欲關係的發展中，兩人的親密性隨之提升而

更加的親近，甚至結合，但是仍始終保持著分離。所以與他者的關係就是在一種親近和

持有距離的過程中同時發生，這種方式，講究的不是同一性的整合，而是一種相異性的

維護。即使，當我們進入愛欲關係的親密階段，彼此結合，那種相異性仍然不會消失，

我依然是與那個「他者」分離。因此，我們才有辦法得知，我愛的不是那個成為「我的」

他人，我愛的是那個「女性」，是那個實實在在有別於我的「他者」。 

 

    列維納斯藉由愛欲關係的描述，最重要的是在說明一種主體的變樣112。他說明了主

體不再是由自己的能力或權力的主動權來獲取同一性，而是從對象之愛的被動性中獲取

同一性。愛欲關係開創了一種超越能動與被動的可能性，並且在曖昧之中形成一種自然

的展現113。在這種自然的展現之中，創造一種新生的意義，一種從愛欲關係所創造出的，

走向開放的、無限的意義。那代表從主體的個人性中超出，所「孕育」出新的關係，是

一種新生的力量，也是一種將「尚未存在的未來」所具體的開顯之路，就是「繁衍」。 

 

 

 

                                                       
111 列維納斯將所謂的他者具體化為女性他者（femininity），TI, p.257，明顯的是以男性的立場來談論女性

的，這一立場受到女性主義者的詬病。但是事實上列維納斯所強調的女性在於其脆弱和柔嫩的一面，而

不在於是男是女。請參閱德穆‧莫倫：《現象學導論》（蔡錚雲譯）（臺北：桂冠，2005），頁 436-438。 
112港道隆：《列維納斯—法外的思想》（張杰，李勇華譯）（山東：河北教育出版社，2002），頁 168。 
113 愛欲的裸體是一種反轉的意義，是一種錯誤指稱的意義，明晰轉向了激情和夜晚，是停止了自我表達，

是放棄表達和語言的表達，是消失在沉默的閃爍其詞中的表達，它預示的不是一種意義，而是一種展現。

TI, p.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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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繁衍114所具有的新生意義－作為絕對他者的孩子 

 

    愛欲關係指向一種未知的未來，一種尚未存在的事物。具體來說，這種尚未存在的

事物就是下一代的誕生，是孩子，是人繁衍的樣態。愛欲的超越向度是依賴繁衍才得以

完成的，繁衍也刻劃「孩子」的可能性。對於列維納斯而言，「繁衍」這件事並非是指

其在生物學上的意義，而是超越生物學的，但是它卻又以另一種生物學中觀點－血緣關

係來描述超越「我」的可能性。主體的我以愛欲關係出發，與女性他者的性愛為媒介生

出兒子，這個兒子就做為一種無限性的一種具體化，也因為這個兒子的誕生，一種新的

關係出現了，就是我與兒子的關係－一種父性關係。列維納斯透過這段話來描述這種關

係，「我不擁有我的孩子，我就是我的孩子」115。 

 

    這種關係突顯了「另一種」同一性的可能，這「另一種」的同一性中似乎具有兩種

特性，一個就是自我的同一性，是在描述一種與自我的關係，另一個就是他者的他者性，

是用來描述與他者的關係。子女所代表的是一個與我有別的他者，但是這個孩子不僅僅

是他者，在某種意義上，對於父親來說，孩子是一種「我的可能性」的繼承者，是我未

來的延續。因此，孩子雖不同於我，雖然作為一個他者，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卻作為我的

另一種「超越」，這種超越既在其中，又超出其外，父親在兒子這個他者中揭示了超越

與自我的延續，並且體現出這樣的事實，父親這個有限的「我」藉由繁衍的力量，超越

了有限性，打開了無限的時間與絕對的未來。 

 

    所以，藉由繁衍，我們見到了一種超越，一種對於未來時間所指向的超越，同時這

也是一種對於「無限性」新的看待。繁衍通過他者與我得一種辯證完成了超越，並且通

過做為未來的「孩子」，這個未來的孩子將延續父性，給出另一種新的可能116，這除了

                                                       
114 列維納斯對於繁衍使用了一個術語，「實體轉化」（transubstantiation），指得是愛人生出孩子，他認為

孩子的產生，超越了任何的籌劃，超越了任何有意義與智能的力量 TI, p. 266。 
115 TI, p. 266。 
116 繁衍繼續著歷史，而不會產生舊的時代。儘管無限時間不能帶給老去的主體以永恆的生命，旦通過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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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我」重生的表示，也再次顯示了無限的欲望，這個無限的欲望是作為孩子的孩

子（無限下去）不斷的超越而延續下去的。因此，這個孩子的未來，帶出了一種時間的

新向度，一種絕對他者的時間117。也就是說，我的現存時間並不會因此而改變，而是藉

由孩子，孕育了另一種我的時間並讓其得以延續下去，我雖然會因為「死亡」而標記出

我的有限，但是卻藉由兒子的誕生讓我有了新生的意義，這是他者所帶來的。所以我們

必然走向他者，才得以獲得超越的契機。 

 

四、他者的蘊含性－面容 

 

    我們見到了指向絕對他者這種超越經驗的顯現，將某些不可見的事物與意義表述出

來。若再進一步探究，這些超越經驗的無限性似乎是不可見的，這些經驗不再像是「光」

所照亮的那般明晰，而是蘊含在「黑暗」之中等待著我們去挖掘。列維納斯認為若是要

探求他人的無限特性，就必須從他人之臉來進行，因為他認為，通過他人這個可見的對

象，這個臉的示現可以去感受不可見的與無限的東西118，這種臉的超越性在世界之中就

得以被揭示出來。這種臉是一種在世界中的顯現，它具有一種言談的特性，此外，藉由

臉的揭示，他給出了一種道德特性，這種道德特性指向了神聖維度與社會維度，也因此

將其哲學發展回到一種倫理學的關係之上。 

 

（一）臉作為一種顯現與不顯現的事物 

 

    列維納斯認為他者之臉不是一種認知對象，臉就是一種他人的顯現（epiphany）119。

他者不是一種他我，而是作為一種純然有別於我的絕對他者。我們與他人的相遇就是一

                                                                                                                                                                         
越代際的不連續性，通過孩子無盡的年輕來給生命標點，這樣更好，TI, p. 268。 
117 在繁衍中，與兒子的關係並沒有在這種封閉的光和夢，在認知和權力中保持我們，他清楚表達一種絕

對他者的時間，這是他的實體的改變，它的實體轉化。TI, p. 269。 
118 列維納斯提到：「臉是無限觀念的具體化」。Ti, p. 50。 
119 Epiphany 主要表示耶穌向世人的顯現，他以此來表示他人之臉的顯示藉以表現出臉所具有的某種神聖

性意味，請參閱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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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直接的面對面關係（face to face），他者以一種原初的、不可還原的關係與我們遭遇，

我們面對面時，就能知道他者視作為一種絕對的他者，我們無法將其同一進入我的範

疇，這個他者之臉，以一種絕對的外在性，體現出他不可被客觀化與不可被占有的本質，

並超出自我所環繞的內在性，敘說著他者的反抗，反抗進入我的權力的宰制之中120，這

種反抗並非是行為上的抵抗，而是一種沒有抵抗的抵抗關係，他反映了他者的力量，避

免被同一的力量，列維納斯認為這是一種「倫理上的抵抗關係」。 

 

    現象學在「回到事物本身」的呼籲下，重視的就是在我們經驗中事物的示現方式，

事物的現身就在於顯現與不顯現之間被我們所知覺。列維納斯藉由「臉」的描述來加以

發展。他認為「臉」本身是我們自然做為一種對象來遭遇，當我遇到他人之時，我會注

視他的臉，注意他的五官的形狀、樣貌，也可以清晰的描述他的臉的諸多特徵，譬如大

鼻子、櫻桃小嘴等，我們總是將臉做為一種顯見的事物，進而得到知覺而理解。當我們

將臉做為一種意識的意向對象，這個臉將會被我們所理解。但是，列維納斯認為，透過

與臉所給出的意識結構，將臉做為顯見的東西而進行分析，容易陷入一種危險之中。起

因在於臉不僅僅是一種顯現的外形，他還蘊含了更多不顯現的意義，這也就是列維納斯

所言，臉往往遮蔽了「他者」121。 

 

    列維納斯所強調的「臉」不是作為我們知覺對象的顯現，而是在臉不顯現之處而發

生的意義之上。他認為他者以「臉」來呈現自己，這個呈現遠遠超出我對於「他者」存

在我腦海中的認知，通過臉，我們得知一種未來，一種他者從顯見的形象從而指向某種

不可見的東西的未來，是一種不能被還原成為那些鼻子、眼睛、額頭的外貌122。他要表

達得是一種臉的純正性（rectitude），這個臉的純正性和你的外貌、地位、權力等無關，

這種純正性是指臉不論在何種狀態下的現身都會保持著你的特性，當我與他人之臉相

遇，通過臉的給出，我的世界受到了衝擊（不再是我認識的那種外貌之臉），我的世界

                                                       
120 TI, p.197。 
121 與臉相遇，臉同時給予與遮蔽他者，請見 TO, pp.78-79。 
122 EI, 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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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產生了斷裂。所以，臉所帶給我們的衝擊，正是它本身所包含那種不可見的東西，列

維納斯稱為意義123，他認為這種意義是透過臉的表達所產生的，所以臉就是一種言說

（discourse），這種言說將「他者」定位成為一種與我的對話者，這種對話關係，揭示出

臉在對話關係之中是作為一種突破的力量，一種對於我而言，以超脫出我的絕對外在性

來幫助我生發出更多的意義，因此列維納斯認為語言是開始於臉中124。 

 

    他進一步描述這種語言關係，他認為語言的本質是一種質詢（interpellation），我與

他者的關係是相互質詢125。我與他者的關係就是在這種質詢之中，藉由質詢的過程，有

一種未知的東西打破了我的已知和可知的，他者就在此時現身。所以臉提供了我與他者

的交流，這種交流並非是將他者與我同一，而是肯定他者與我的差異，並且是一種絕對

的差異。因為在與他人的交流中，我意識到他人不同於我、外在於我，並且，我必須要

與這個他人遭遇才能夠超越，超越我自身的認知，跨足到另一個不同於我經驗世界，就

是這樣，事物的示現才能真正以其所是出現，而不是進入同一性的範疇界域裡。另一個

從言談關係中所發展出來的，是一種倫理的責任。言談或是質詢表達出我與他者的關

係，意即當我與他者都必定會進入一種回應，我回應著他者，他者回應我的給出，這是

一種相互關係的建立。所以，與他者之臉的關係不僅僅是對話關係、還是一種回應，這

種回應是必然的，無法拒絕的，列維納斯更這種回應為一種責任，並且認為，這種回應

與責任才是這種臉的本真關係126。因此，當我面對他者之臉時，我在不知不覺之中，就

已經承擔了回應他者的責任，也就是在此時，藉由與他者之臉面對，蘊含的倫理意義也

就此產生。 

 

（二）「臉」所帶出的他性關係的思考中介 

    通過對於「臉」的揭示，列維納斯更明確的給出了一種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他認為：

                                                       
123 臉就是意義，TI, p. 86。 
124 Robert Bernasconi & David Wood, eds. The Provocation of Levinas: Rethinking the Other,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168. 
125 TI, p .69。 
126 EI,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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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他人關係中，他人比我高，因為臉的出現來自於世界之外……，因而他人來自於

一個更高的維度，一種超越的維度」127。因此，他認為，我與他人的關係存在著一種「非

對稱性」（asmmetry），我與他人的關係是不平衡的，他人是高於我的，因為我在他人的

臉中看到了一種必須的應答，那是「主人的命令」128。但是，他認為他人在與我們遭遇

之時就有一種優先的存在，不是因為他人本身的強，而是他人本身的弱勢129。因為他人

之弱所以我對他具有責任。 

 

    所以列維納斯使用這個非對稱性的概念來說明這種關係所凸顯的兩歧性，因為若僅

是在自然態度的關係之中探究，作為關係的兩端（自我與他者）本身會具有一種對稱的

概念，但是，如果堅持這種對稱的概念，就會意味著我有權力對他者說話，也意味著他

者會進入屬於我相同的類種130。但是他認為，透過臉的陳述，他者存在著是那種我對他

人的責任與義務，他人帶給我的是一種高於我的向度來告訴我，「他是我的責任」，而不

是我是他的責任，這是無法用普遍化的道德規則來說明這種關係的產生，所以責任不是

成為某種制度的義務，而是一種關係產生的可能性條件。所以，「臉」揭示出的責任與

應答形成了這種非對稱的空間。 

 

    進一步來探尋，在應答空間之中，我沒有預先選擇成為他者呼喊的接受者的自由，

意即在我與他者的關係之中，我與你是相等的主體，彼此都是相互回應的出發者與接受

者，因此，我可以選擇成為應答的出發者，同時我也可以為了成為接受者而選擇成為發

出者，但是我卻「不能」在一開始就選擇以接受者出發，在這樣的狀態下，他者之臉是

單方面的呼喚我。再來，當我接受到他者的呼喚之時，我必然做出某種回應，選擇和平

                                                       
127 TI, p. 215。 
128 列維納斯在接受訪談中提到：「我強壯你弱小，我是你的僕人，你是我的主人」。在此列維納斯反轉了

自然法則中弱肉強食的看法，他看到得是對弱小的責任與義務。請見 Robert Bernasconi & David Wood, eds . 
The Provocation of Levinas: Rethinking the Other,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71. 
129 列維納斯提到：「在他的超越中支配我的他人是陌生者、是寡婦、孤兒，我對他們附有義務」。列維納

斯借用聖經中所說的陌生人、寡婦和孤兒來指稱他人的弱勢性，這種若是來自於他人並不分享我的權利

或責任，因此，他認為我們必須他人具有一種關懷的義務，請見 TI, p. 215。 
130 請見柯林‧戴維斯：《列維納斯》（李瑞華譯）（南京：江蘇人民，2006），頁 56。（Colin Davi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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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或是暴力的回答他131。於是，這種非對稱性的空間告訴我們這樣的事實，我帶著

責任對他人之臉進行回應，這種責任是無限的，但是我卻無法行使這種責任，我的行為

常常是受到限制的；並且，他者之臉憑藉著我而現身，這種憑藉卻打破了我的安寧，即

使在家狀態的自我享受之中，他者之臉的出現，就會形成我必然的應對，進而將我從家

居的狀態中驅趕出來，走向一個絕對外在性的懷抱。正是透過這樣的非對稱性的空間，

我們才得以看到自身的有限性與無限性的開拓。 

 

    那麼，在這種非對稱性的狀態下，缺少了普遍性的訴求，那麼在現今的社會之中，

道德的基礎如何能夠成為可能？他試圖用「第三方」的概念來說明這種基礎的產生。要

說明這種第三方的概念之前，我們先從對稱關係中出發，列維納斯提到，在對稱關係中，

常常會隱含著「第三方」的眼光，一般認定，藉由第三方的視角從外部來看待這種關係

或是事物本身，才有可能是平等的或是對稱的階段。那麼，若是從前面的論述中來看，

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中都存在著「非對稱的」關係，社會上的平等或正義如何成為可能呢？ 

 

    列維納斯發展了一種從我與他者的關係（非對稱性）之中去推導出的第三方概念。

他認為這種概念是以我與他的關係為基礎，排除你我之外的「第三方」，意即排除了從

外部來看待這種關係。他認為在這種非對稱的關係之中，我與他人的關係中的這個他

人，並非是獨指著某一個他人，而是「每一個不是我的他人」，從這個他人的眼中，我

看到得是所有的他人（第三方），也就是說當我發現他者的同時，無數他人潛在的在場

也會被揭示給我，我對於這每一個他人都負有責任，我要平等的對待每一個他人。這個

第三方揭示出無數主體的存在，並且這個第三方建立起在你我之間行動的客觀性，而這

種客觀性的建立就是正義的基礎132。這是一種他者共同體的概念，在這種概念之下，每

一個他人都必須為每一個他人負有責任，這種責任才是人類關係的本質，所以儘管我的

                                                       
131 這種情況是指說當我與他人之臉接觸之時，也許我的應答會先透過我臉部的笑容釋出善意（一種和平

的接受）或是不悅的瞥視（一種暴力的型態）、甚至轉頭不加以理會，中斷我們的選擇（中指判斷同屬於

暴力）。 
132 請見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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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是無限的，但我卻同樣可以要求平等，因為我也是每一個他者之外的他人，唯有這

樣才是真正的對「每個主體」的尊重。 

 

    這一個步驟使他的思想超越了單個主體，而在《別於存在或本質之外》，他更透過

了第三方的在場來提出有關我與他者關係的問題，他認為第三方讓我們意識到一個存在

於我與鄰人133關係之外的世界，而這個第三方的出現總是潛在的出現在他者的鄰近，因

為這個他者絕不只是我的他者，他者還意味著其他人的可能性，對於這些其他人我自己

是一個他者，我對於其他人又是另一個134。列維納斯認為第三方的出現避免我與他者的

關係變得過分舒適而自我封閉，他使我們意識到他者不只是為我們存在，也是為其他的

他人所存在，並且在這些其他人之間的關係上，我同樣也作為第三方而出現。因此，這

種第三方的概念就將他者的觀念提升到社會關係上，在這樣的社會關係中，社會因每個

主體的獨一無二充滿著多樣性，但是在多樣性的背後，擁有一個支撐的力量，那就是對

於每一個他人的責任，這種第三方的概念是從我與他者的關係擴及到社會關係的一種調

整，如此一來，社會上所衍生的制度與規範才能真正的進入尊重與公平對待，而不是進

入一種「算計」之中。因此，列維納斯認為倫理學才是第一哲學，才是思考或探究的過

程中首要被考慮的。 

 

（三）倫理學作為第一哲學 

 

    列維納斯通過了面容來說明他者是在我的存在之外的，我與他者的關係是一種責任

的對待，同時也給出了「尊重」。他認為這種關係是一種面對面的關係，人的存在就是

與他人相遇，關係與始於與他人的面對面。這種面對面就是一種對話、一種交流，並且，

在這樣的過程之中，我的任何權力的展現中將退居幕後，我們所開顯的就是「為他人」

                                                       
133 在別於存在與本質之外一書中，列維納斯對於他者的使用轉向鄰人一詞，他認為鄰人更能表現出一種

自我與他者的不斷的親近卻又保持著分離的關係。 
134 請見 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以下簡稱 OB）,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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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的責任，他者的出現侵襲了我對世界的占有，對我而言，他人做為一種「我」所

不可占有的侵擾，就容易形成對抗狀態，因此對我而言，他人是我唯一殺的存在135。但

就在此時此刻，他用強於我的力量告訴我（面容的力量）「不要殺人」，這呈現出面容對

我的命令，就向主人告訴我的那樣136。他通過面容的揭露來體現出與他者關係的「倫理

性」，這種倫理性的第一句話就是「不可殺人」，當我們進入面對面關係的第一個瞬間，

我們就能感受到這種命令，於是一種道德的命令就此產生。所以他認為：「面容呈顯出

倫理超越存在的責任，在現象層面我們接近面容，但同時面容又透露出一種高高在上的

道德律令，從人的臉上打開了神聖的維度」137，也因此他認為倫理學應該做為第一哲學，

倫理學應當是超越存在之外的。 

 

    這樣的看法是從我與他者的關係中所發展出來，若要擴及到社會關係上，這樣的倫

理關係如何具體的實現，或者是他的樣貌究竟為何？這種與他者之臉的接觸產生了倫理

意義，其蘊含的基礎在於透過「繁衍」的新生意義中所給出的「兄弟之愛」138。這種兄

弟之愛的發展也指向了社會關係，他認為若從父性的基礎下來看，每一個兒子都是被「揀

選」的，也都是唯一的。我與其他兄弟都是作為父親的未來性而產生，我並不會因此失

去我的唯一性，同時我們享有著同樣的父性與創造，這就是平等139。列維納斯認為人類

是一個由兄弟之愛所構造的大家庭，他們都來自於共同的父親140，這共同的父親的原則

下構成了一種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之下每個人都具有各自的主體性與絕對的差異

性，這才是應該做為社會關係的本質，所以社會關係不再是一種人自私的對立或是戰

爭，而是一種由兄弟之愛所構成的和平。 

 

                                                       
135 TI, p. 198 
136 這是一個命令，是顯現在臉上的命令，就像是主人對我說的那樣。EI, p. 89。 
137 TI, p. 78。 
138他認為兄弟之愛中的兄弟性成為倫理上歡迎他者的條件，並且兄弟之間的關係也指向了整個人類關係

所產生的相互責任，這種兄弟之愛是在同一個父親之下出現的，兄弟之愛是一種博愛，也是人類之愛，

請見請見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173~175。 
139 TI, p. 279。 
140 這種共同的父親意欲著一種神聖的特性，是指向著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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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透過面容的揭示，我們看到他所給出的意蘊。第一，他作為一種面對面的關

係，所體現得是一種道德的命令。第二，他體現出得是「我」對他者的責任。第三，面

容透過了兄弟之愛與不對稱性的概念，產生了跳躍。這種跳躍將我們從我與他人的單一

關係，轉向了社會關係，同時創造了一種新的倫理性論述。對於主體而言，不再是主動

的主宰世界的運行，而是作為一種為他人的被動性責任出發所形成的倫理主體，這種是

一種新主體的產生。 

 

五、超越存在－一種道德主體的證成 

 

    與他者面對面，帶來了一種絕對的倫理責任，那是作為主體的我所無法逃避的，我

們被動的承接這種責任的產生，這種作為一種新的倫理主體，超越了存在，列維納斯透

過了「他者」讓我看到了這種契機的產生。就在列維納斯藉由《整體與無限》道出這種

驚世之語後，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同樣也做為一種絕對他者在列維納斯面前出現。

德希達在《書寫與差異》一書中撰寫了「暴力與形上學」，這是對於《整體與無限》的

回應，他在一部分肯定了列維納斯在他異性上的開展及列維納斯訴諸一種裸露的經驗

141，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了質疑142。 

 

    他先透過對於胡塞爾與海德格的論述來說明列維納斯為了他的哲學發展，有意識或

無意識得忽略了胡塞爾部分的哲學思想開展，如進入一種唯我論及主體際性所引發的他

者問題等，甚至在某部分中誤解了胡塞爾的意圖143；而在海德格身上，列維納斯所認為

他的存有優先性的問題，德希達也認為存在本身就是使存在者成為可能的東西，列維納

斯所談的 il y a 這種無人稱性的存在一般，若是沒有「存在」的存在，這樣的探究就沒

                                                       
141 這種經驗是指存在一般之外的經驗，一個絕對他性的經驗。 
142 這部分是德希達的看法，雖然德希達認為列維納斯對於胡塞爾和海德格有諸多的誤解，不過仍有些哲

學家同樣也指出了德希達對列維納斯的思想存有著諸多的誤解，在此，我們僅提出德希達的看法，因為

這些看法確實影響了列維納斯，請見德希達：《書寫與差異》（張寧譯）（臺北市：麥田，2004），頁 171-316。
（Jacques Derrida） 
143 此部分請參閱書寫與差異之中的光之暴力及最初的爭論中之先驗暴力，德希達：《書寫與差異》（張寧

譯）（臺北市：麥田，2004），頁 245-273。（Jacques Der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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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意義144。最後，他認為列維納斯雖然希望將自己從同與一的支配中解放出來，在

一種與他者的關係之中去建立倫理形而上學145，但是他者若不是在同一的領域之中顯

現，這個他者這沒有言說的可能。基於這三種質疑，德希達進一步透過對列維納斯幾個

重要的概念詳加說明這種困頓。 

 

    如列維納斯所提出的外在性。德希達分析這種外在性是作為一種絕對的外在性，這

個外在性必定會指向空間，但是就列維納斯本身而言，他希望是逃出光的束縛，而光卻

是空間構成的重要條件，那麼這個外在性不論如何，就必定在傳統的光之中來探究146；

其次，針對欲望所開展的無限性，德希達認為他者的無限性這樣的概念若是在整體之外

來言說是不可能的，因為無限代表著無限的相異性，那麼這個無限的他者若要產生意義

就必須在語言之中被說出，一旦進入了語言，就必定落入了有限147；第三，針對臉的分

析，基本上是根植於一種經驗主義，用這種經驗主義來超越存在論似乎有著一定的問

題。並且，透過面容所揭示出「倫理做為第一哲學」亦受到了衝擊，因為面容所給出的

意義是藉由現象學而來，所以現象學應當比倫理學更加的根本148。 

 

    在這三個具體的質疑之中，都有一個重要的特性，那就是德希達認為列維納斯雖然

尋求一種超越，但是，他仍然在存在論的語言下談論超越，換句話說，他從根本上並未

脫離存在論的枷鎖，並且列維納斯的他者概念在本質上是不可言說的，因為都奠基在同

一性的語言之上。列維納斯對於德希達的質疑他表現在《整體與無限》中確實談論存在，

使用了一種存在論的術語，但是至此之後，他開始試圖逃離那種語言149。在德希達的批

判下，列維納斯開始重新尋找另一種視角，他從過去由面容所開展的對話關係中抽離出

語言，進一步描述這種語言的可能性，他稱之為語言學的轉向，他開始盡可能的逃避傳

                                                       
144 此部分請參閱書寫與差異之中的光之暴力及關於存有論暴力，引用如註 136。 
145德希達：《書寫與差異》（張寧譯）（臺北市：麥田，2004），頁 230。（Jacques Derrida） 
146 請參閱書寫與差異中光之暴力，引用如註 136。 
147 請參閱書寫與差異中現象學、存有論與形上學，引用如註 136。 
148 請參閱書寫與差異中關於存有論暴力，引用如註 136。 
149 Robert Bernasconi & David Wood, eds. The Provocation of Levinas: Rethinking the Other,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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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哲學語言，他開始更新用詞來建立一種新的概念，在某些時刻更是透過語言本身的

扭曲來思考超越的可能，思考某種在存有之外的東西。所已接下來，我們要關注的就是

列維納斯從他者的面容轉到的「語言」的論述之上。 

 

（一）所說與言說 

 

    列維納斯受到了德希達的影響，認為若要全然逃脫存在論的束縛就必須從語言著

手，因為正是語言將我們鎖在存在論的界域之中，在這種存在論的界域之中不論如何超

越，終將是徒勞無功的，因為在這之中任何一種超越的語言都僅僅是在存在論之中不同

語言的變形。因此，如何在存有之外或超越本質的概念下，找到某種語言的形式，避免

任何傳統哲學理論的侵襲，就成為他努力的方向。其中，在《別於存在或本質之外》一

書中，「別於存在」就是一種他的指稱，他試圖去「接近」某種不屬於存在秩序的東西

或是有別於存在的東西，他希望做的是對存在的跳脫，而不是創造另一種存在。在本書

中他最具體的做法就是透過「所說」（the said）與「言說」（the saying）的區分來進行。

他認為的所說是指我們所傳達出的內容與訊息，相對而言，言說不僅僅是傳達意義，言

說有著更深層的意涵，意即體現出了一種對他者的姿態，他認為言說超越了所有的所說

（包含了所說與不說）150。 

 

    在此並不是將所說與言說兩者分離，而是要我們思考在意指所說之前，言說意者著

什麼？他認為所說傳達的意義是以「signification」來表示，而言說則是用「signifiance」，

後者表達的是一種意義過程，是言說的意義使得所說的意義得以出現。列維納斯藉由這

種根本的區分要告訴我們的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透過所說來表述這個世界，並且

形成一種名詞的系統，進而建立起我們的主體世界，所說就是作為語言系統建立的基本

要素，所以存在論的誕生地就在所說之中151。傳統哲學就是重視著所說的內容與形式，

                                                       
150 OB, p. 23。 
151 也就是說同一的領域就是所說的領域，是用無名的方式表現出來的，就像科學中的客觀知識。Ob,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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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樣的陳述列維納斯提醒我們，我們過於強調所說的優先性，就會將語言的另一種

存在之外的特性隱密起來。這種存在之外的特性就指向著超越的向度－一種存在之他者

的向度。所以，想要走到超越的向度，就必須將言說從所說中釋放出來，回到超越於所

說的意義之上，也就是還原到言說的原初狀態152。這種還原必然涉及主體性的概念，在

此處列維納斯更加捍衛著主體性，他認為所說的意義若要能被解釋，必然開始於一種在

言說形式中的主體性153。他建立在主體性之上，重要的論調在於探究語言之中「言說」

的未說部分，他認為所說包含了世界的所有形式與內容，但是在其中必定蘊含了更多的

未說。因此他將這種方法描述為一種對「所說」的不斷「不說」，一種從所說向未說的

運動。如果說《整體與無限》是在尋求原初狀態和基本狀態的尋求，那麼《存有之外或

超越本質》就是在追求一種起源之前154。 

 

1.言說所具有的優先性 

    那麼這樣的言說到底是指什麼？列維納斯認為在每一個表達底下，是一種情境、結

構或事件，在其中我面臨著一個作為言說者或話語接受者的他者。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任何藉由所說揭示出，背後都蘊含了所說之指向，所以所說預設了言說。因此言說是在

起源之前的155，他是所說成為可能的條件，相對於所說而言，言說具有一種根本的優先

性，換句話說，所說並無法將言說的內涵或意境完整的表達出來，這是一種在有限中的

無限觀念。 

 

    對我們來說，關注於所說，並且進行分析是件不難的事，因為我們可以掌握言談的

主題、概念、對象或具體事物等，但是若要關注「言說」，那就不容易了。因為言說難

                                                       
152 這種還原，是把所說還原到言說，從而超越邏格斯、超越存在與非存在、超越本質、超越真與非真。

他是這樣的還原，還原到涉及意義、還原到涉及責任的為他者這一個，還原到人的場所或非場所，還原

到人的烏托邦，OB, p. 45。 
153 OB, p. 45。 
154

請見柯林‧戴維斯：《列維納斯》（李瑞華譯）（南京：江蘇人民，2006），頁 79。（Colin Davis, 1996） 
155 列維納斯認為言說較所說更為原初，他稱之為前原初的（pre-original）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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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捉摸，同時又容易陷入一種困境156之中，這個言說是一種存在之外的東西，一個存在

之外的他者。列維納斯透過言說要說明的，並不僅僅是在語言上存在優先性的意涵，他

更關心的是言說所蘊含的特質。他認為言說所給予得不是一種主題化的符號或是主體給

定的，而是一種交流，一種向著他人進行，一種向著鄰人的指涉的交流，任何事物的意

義，是在我們透過所說的語詞說出之前的言說之中誕生，這種意義的產生是發生在一種

向著鄰人的親近（proximity）裡157。 

 

    這種交流不僅僅是一種認識的樣態，還突破了意向性的意向對象，是先於所有的意

向性，所以在這種親近裡，主體是暴露的與他人交流，這種暴露呈顯了一種主體澈底的

被動性，被動性的暴露自身而回應他人；同時這種被動性也指稱這樣的言說，永遠不是

為己的，而是一種對他者的責任158。因此，我們過於關注日常的「所說」，在本質上就

忽略了與他者的面對，換句話說，關注於言說，就是提供我與他人的面對與交流，提供

一種與他人的親近。在言說中，作為一種主體的裸露，開展了與他人面對面交流的機會，

同時也指向了言說所蘊含的優先性，一種為他的責任與倫理意義。 

 

2.所說與言說的關係 

 

    列維納斯既然強調於言說的優先性，是否就認為所說並無存在的價值。事實上，雖

然言說從未完成在所說中，但是所說卻是構成我們接近言說的途徑。因為言說在所說上

留下了蹤跡，但並不表示就會在所說之中得到揭示，因為言說不會也不能夠成為一個主

題被討論（會在落入所說的範疇中），但是他卻能藉由所說所形成的各種主題進而得到

討論。也就是說，雖然言說具有隱晦的特性，但是卻在某些時刻會轉換成一種現實的語

言顯露出來，在那種現實的所說之中去形成某些意義，所以言說雖然蘊含著豐富的意

                                                       
156 這種困境就是將言說主題化，這樣就又強迫的進入了所說的範疇之中。 
157 列維納斯提到：「去言說就是去親近鄰人」。OB, p. 48。 
158 言說就是去接近一個鄰人，給予他表意。這並沒有在意義給予中耗盡，這些意義給予是作為故事被刻

寫在所說中。…..，說是一種交流，但它是作為所有交流的條件，是作為暴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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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但卻離不開所說的內容，因為在所說的語言之中，一切事物會在這樣的語言中得到

現身的機會。這種現身是以一種「翻譯」的形式出現，並且這翻譯的出現，是一種對言

說的背叛159。這種背叛並非是指現存世界得一種背離，而是指的事物透過所說的語言而

出現，使得原本事物在言說的意義之中，必定有某些東西被遺漏或遺忘，才得以顯現160。 

 

    所以語言雖然讓事物現身，但已經變得不太可信，任何事物的顯現是通過對言說的

背叛來成就其自身，這是任何東西想要顯現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我們知道，所說

的一切本質（即言說）都是指向著不可說的，並且，言說還揭示出一種主體的現身樣態，

通過責任的出現，來指出任何「主體」的現身樣態都是在「存在之外」（otherwise than 

being）的，是透過對言說的背叛而證成自己161。我們透過將「存在之外」的東西在言說

中陳述，企圖把「存在之外」從所說中抽取出來，因此，在所說之中，這個事物就已經

表示一種另外的存在了，這種存在象徵著一種例外（ex-ception），也就是說明從人的主

體性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存在的例外，所以人類的本質就是從一種唯一性（unicity）撤

出，是一種存在的例外，是一種在存在之外的。所以，對列維納斯而言，言說把存在之

外指涉為顯現存在和存在物的傳令官162。 

 

3.所說與言說具有的時間特性 

 

    接著，列維納斯透過對共時性和歷時性的說明來顯現出所說與言說間其不可還原的

差異，他區分了兩種時空界域，並且認為所說與言說最大的特點是出現在不同的時間借

域之中。第一個區分出的是共時性的概念，這是指把所有時刻和所有陳述統一在單獨一

                                                       
159 OB, p. 6。 
160 因為對於事物的現身，我們無法再現事物現身的那個時刻所有的情境，所以他背叛一種最原初的言說。 
161 假設這些一旦成為一種論題，即又變成了所說，從而背叛了言說的真諦，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所能接受

的卻又只能是所說的言說，那麼就會陷入了雙重矛盾之中，也就是既拒絕存在論的語言卻又不得恢復存

在論的語言的雙重矛盾。他認為列維納斯雖然想打破這種語言的線性思維，但是為了進行理解就還是必

須回到這種線性思維中。請見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
頁 207。 
162 OB,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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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連續的時域中，在這個界域裡，聲稱它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這就是我們現存的存在秩

序，但是誠如上節所言，這種有效性當言說和所說同時出現之時，就會產生矛盾。所以

他認為就時間性而言，所說和言說的關係應當從歷時性的角度來看待，歷時性是指單一

時刻內部的斷裂，這樣時間就是內在地分裂，而不是在一個無所不包的整體之中。進一

步來說，共時性的時間是認為過去和未來都是現在時間的變異，過去是藉由記憶來再

現，未來是靠著想望而出現。所以我們所認為的事物的在場現身、本質都是指向著共時

性的。 

 

    但是，如果我們真想要超越，達到言說所蘊含著那種存在他者的境地，我們就必須

有另外一種時間，因為還原到過去事物完整的現身已不再可能，所以我們不能再藉由記

憶或想望顯現的時間來幫助我們。他找到這種歷時性的時間，這種歷時性所指向的是一

種「過去」。這種過去並不是我們知悉的那種過去的概念，他不是一種起源也不是一種

開始，他是一種永遠不能成為現在的過去、一種比「過去」更加「過去」的「過去」，

也就是說這種過去指向著從沒有現在或呈現的「過去」，這是表示這種過去已經消逝，

他不再表示一種現在的樣貌163。所以這種過去與現在不同，他拒絕任何的關聯，不能被

我們納入整體之中，因為過去蘊含了更多的絕對他性，絕對的相異性，所以這種過去指

向著無限。 

 

    要探尋這種過去，必須藉由「蹤跡」164的概念來進行。他認為，蹤跡雖然沒辦法告

訴我們事物的現身樣態是什麼，但是它卻提醒我們一種從沒有出現的實在在場，一種總

已經過去的過去，通過蹤跡不可逆轉的過去呈現「他」的輪廓165。上帝所具有的神聖意

義就在於其實際上是在現存世界中缺席，但是在人類的秩序中，充滿了上帝所走過的蹤

                                                       
163 無法記憶的、不可表象的、不可見的過去，與現在無關；這過去完成時的過去陷入一種無緣無故流逝

的過去。他不可能靠記憶來復原，這並非是他的遙遠，而是因為他與現在的不可通約性，OB, p. 11。 
164 它的蹤跡概念是與上帝概念進行聯結闡述的，它指出上帝的時間也是一種絕對過去的時間，上帝不在

場，但卻留下了蹤跡。 
165Emmanuel Levinas,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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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並且通過這種蹤跡顯現他自身，還帶來了他無限的特性，這就是一種他性的顯現。

所以，任何事物的開顯，過去所呈顯的意義就會在我們的所說之中，不斷的以不同的形

式向著言說接近，這是一種絕對的無限性，也是事物不斷的繁衍，透過主體的親近與面

對面，不斷湧現新生的意義。 

 

    所以，言說和所說雖然必然共存，但卻存在不同的時間之中。同時，言說和所說也

指出了哲學的責任。哲學雖然以所說為其核心，但是切勿忘記，言說是所說的基礎，是

所說的正當性條件166，當我們透過所說追求真理的同時，必定要以言說為條件。於是，

哲學的言說在其所說中背叛了他在我們面前傳達的親近，但做為一種言說，他依舊是親

近與責任。列維納斯認為哲學就在言說和所說中來回激盪，並且努力傳遞著言說，哲學

建立整體界域，又打破整體界域；揭示了事物既在存在中；又在存在之外，透過這樣來

回的激盪，使哲學充滿了源源不絕的生命力167。 

 

（二）一種新的道德主體性 

    我們知道，列維納斯進行一種從所說向言說的還原，他並沒有去揭示所說的意向結

構，而是透過所說去找尋言說所隱含的原初狀態，這種原初狀態的坐落是在主體意識意

向性誕生之前的東西，它指向了一種起源之初，在此同時，也造就了主體的生成。藉由

言說的揭示，列維納斯認為主體性的概念，主要可以分為幾個部分。第一，主體不應該

是作為存在事物的主宰者，也不是將他者化做對象來認知，而是一種透過言說表達出對

他者的坦誠，向他者的暴露，面對他者被動且必然的進行回應，這種主體性是一種「為

他人」的倫理向度，是一種嶄新的論述。因此，這種新的主體性，是一種比傳統認識論

更為基礎、更為根本的自我，這種自我表明是一種原初的、主體被動的服從以及一種對

他人的責任168。 

                                                       
166 從替代的言說開始，我們必須證明所說的正當性，也就是思想、正義和存在的正當性；我們必須理解

這些條件，在其中不同的哲學在所說中，在存在論中，可以言說真理。OB, p. 19。 
167 OB, p. 168。 
168請參閱鄧元尉：＜暴力與和平：列維納斯的道德形上學及其政治蘊義研究＞（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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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對於主體在起源之初的生成反應出一個事實，就是這個主體是外在於任何種

屬關係和概念形式的，這種從本質中撤出的唯一性就是人169，這種主體性的產生就是存

在之外去展現的，只有從這樣的方式去進行，才能夠真正的捍衛每個人的主體性，同時，

這也是對主體性絕對的超越，也唯有這種超越，才能夠真正的說明每個人對於別人來說

都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鄰人，是不可取代的。 

    第三，言說做為一種向他者的親近，當我們將主體設想為一種言說之時，他是從對

他人表述這個概念存在之時的一種滿溢出來的東西，換句話說，這種滿溢出來的就是一

種無限，同時這種無限是由我的界域轉向他人的界域，我並不是為自己說話，而是為他

人而說，這是一種為他人的責任，在這樣的過程裡，我讓出我自己的位置，但是卻更加

鞏固我的唯一性，因為那是一種對於責任的不可逃避，如果說傳統的主體是藉由自我的

同一性所確立而成的，那麼這種新的主體性就是一種自我沒有同一性的狀態，他是一種

時時刻刻受到他者的侵擾而破裂自身，是一種永無休止的分離狀態，這就是進入一種強

迫的狀態170。這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責任，這種責任強迫的將我置於他的位置，這就是替

代（substitution）171。列維納斯認為就是這種替代才使主體具有唯一性。所以主體性的

特點不在於還原為存在的本質，而是在於責任中的替代，藉由替代我們找到本質中的例

外，這種例外才能幫助我們躍出自身，所以這種超越不再是過去傳統哲學那樣的反思自

我，對自我進行深思，而是將自我放逐。 

 

    所以，列維納斯這種新的主體性，是一種對他人和對世界的責任，在這種倫理責任

中，作為責任的主體撐起整個世界，這個主體是全然被動性的主體，一種先於一切理解，

完全順從的態度來應對，在替代中，一種從傳統的自律走向他律，喪失自我，這就是一

種無限超越自身的方式，同時，我們也必然在這種責任之下，才能發現自己真正的意義。 

                                                                                                                                                                         
博士論文，2005），頁 122。 
169 OB, p. 8。 
170 列維納斯認為這種強迫症是一種迫害，在哪裡迫害並不構成意識的內容；這種強迫指明了一種自我在

其中受到影響的形式，一種叛離了意識的形式，OB, p. 101；這種強迫和迫害就是指稱對他者的責任，你

必然回應的責任。 
171 自我，作為一個人質已經替代他人，OB,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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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時間性的概念描述－一種蹤跡的揭露 

 

    在列維納斯發展的他者理論中，對時間性的探究一直是其努力的方向與目標，他認

為時間的真正作用，並不是與存在連接，而是「他異性」的存在。他進一步說明這種他

異性所指涉的時間特性，「我不是用將來去界定他者，而是以他者去界定將來，因為死

亡的那個將來就在於那個他異性當中」172，所以，將來不可能是以化歸到現在或在場的

將來本身，是由他者所引起的。換句話說，在與他人面對面的關係中，在場和將來的關

係才得以建立，這種關係指向著他者的不在場173，這種不在場指向著不是現在，而是將

來的不在場，所以，存在的將來是以一種即將來到卻不從會在場的方式出現。 

 

    列維納斯從主體享受的過程來描述時間性的給出，他藉由意向性結構分析的角度來

看，認為延遲是瞬間感覺和被感覺所特有的關係174，他進一步指出在享受的瞬間中具有

一種延遲和自身內部的空隙間距，這是一種對滿足欲望的推延，在這種推延的過程中，

我們和時間產生了距離，這個距離是以「滿足的預期」來開拓的，因此，時間和意識的

關係就在此地坐落出來。所以在列維納斯的觀點中，真正的在場並不會出現，在場和本

質與共質性都是指向著同一的，是無法觸及到絕對他者的。因此，必須要以一種不能靠

記憶、期望來顯現的時間，他藉由「過去」來描述這種時間特性，同時這種過去，是由

感性的作用構成的。 

 

    這種過去所指的不是我們一般對於過去的概念，這種過去是一種永遠不能成為在場

的過去，一種不能夠以回憶帶到腦中思維的過去，一種比過去更加過去的過去，他認為

只有這種過去才能夠真正的突破在場的包圍175。所以這種絕對過去的觀點是指，對於事

                                                       
172 TO, p.74。 
173 藉由死亡的概念可以得知，死亡的將來是以不在場的形式出現，死亡表現的是一種異質性的時間。所

以這種不在場不是純粹的不在場，而是在將來境域中的不在場。請參閱王恆：《時間性：自身與他者》（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 149。 
174 王恆：＜列維納斯前期存在論境域中的感性－時間現象學疏論＞，《他者哲學：面對列維納斯》（臺北

市，麥田，2009），頁 62。 
175 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聯書店，2008），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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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存在的顯現，我們不必要把過去的先前那種表象恢復，因為過去已經消逝，他已不再

在場，所以我們無法透過意識加以主題化，但是藉由過去的概念，反到成為一種歷史的

或可回憶過去原初狀態的原則。因此，這種過去的概念，是指從沒有現在或呈現的過去，

他在本源建立之前，就先於所有可能性的出現，也先於所有的開端，因此這種過去，是

不可回憶、不可表象、不可見的過去，與現在無關，無法藉由記憶來恢復，是因為這種

過去與現在是不可通約的176。 

 

    那麼，既然這個過去不可見，我們如何能夠觸及。列維納斯認為透過「蹤跡」的概

念，我們得以探尋到這種過去所指涉的他異性痕跡。蹤跡不屬於在場的顯現，所以我們

並無法透過意識的意向性來加以了解，但列維納斯認為可以將蹤跡視為某種符號來加以

理解177，蹤跡是被刻劃在這個世界秩序之上的，但是它作為對秩序的斷裂而存在，它是

來自於世界之外的，是絕對他者與自我構造的整體性世界遭逢之際，所形成的斷裂，我

們無法將其變為我所支配的主題，所以我們更無法從中去推斷他是如何存在的178，但

是，蹤跡卻點出了一種沒有出現的在場，奠基在一種已經過去的過去的流動中，指向的

將來。 

 

   所以，蹤跡表現的是他異性，是在主體意識所構成的主題之外出現的，這種關係不

是指我與你，而是一種過去，一種不顯現，總是在流逝的過去，這種過去象徵著離開，

是他異性從每一種關係的結構中撤離，並朝向鄰人運動的一種方式179，是離開我的位置

不斷的朝向他者的懷抱。所以這種蹤跡體現在倫理的意義中，是作為一種意識的溜進，

是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面向他者的責任在我的意識中悄悄的變成一種道德律令，這種

蹤跡是停駐在我的意識之中的，同時，也是對我主體意識的中斷，是一種本質上的倫理，

去服從於他人。 

                                                       
176 OB,11。 
177 蹤跡不是像其他一樣的符號，但他可以承擔某種符號的角色。CCP, 104。 
178 OB, 12。 
179 OB,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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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列維納斯提醒我們，在他異性的作用下，對時間性的感受不應以過去、現在

和未來的連續形式來經驗，而應當是以過去的過去來追尋事物存在的蹤跡，從整體秩序

的崩壞中，去探尋蹤跡所引起的裂縫，進而找尋到他者的足跡。並且，對於事物存在的

瞬間而言，這種蹤跡的斷裂，使得事物存在的面向，不再是以連續的畫面出現在我們的

現前，而是透過事物存在斷裂的延遲，揭露出事物是以不斷新生的狀態來出現的，這是

一種對於無限的追求，也是一種真正的轉向他人，一種倫理意義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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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徑路的澄清 

 

 

    列維納斯的哲學思路，揭示出兩種經驗世界的概念。一種是在同一性的結構中，發

展的客觀性經驗，另一種則是指向他者的萌發，所蘊含的他異性經驗。在本研究中，探

討的課題是對教練經驗的形塑與建構，進行全面性的反思，因此，如何適當的將經驗本

質，以原初遭遇的狀態表現出來，是一個重要的核心概念。 

 

    在運動的發展中，透過質性研究的引介，將運動經驗描述出來，是目前流行的做法。

但經由列維納斯的提醒，質性研究的與料，是一種所說的形式與狀態，是在同一性的結

構中開展的，但本研究另一個企圖是將他異性的特質加以表述，換言之，我們在追尋的

是言說的原初狀態，所以，勢必得透過更自由的空間，來獲取相關的資料。故在本章的

發展中，第一節先透過對質性研究的反思，建立一套合理資料獲得的來源，接著在第二

節中，透過列維納斯思想的啟示與研究的主題進行交互的比對、結合，形成本研究所採

取分析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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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質性研究著手 

 

    運用質性研究的理念與現象學方法進行結合的方式，於目前學界是相當熱門的研究

方法。為了釐清現象學應用在質性研究上的立論基礎，諸多學者亦進行撰寫相關的論述

180。其中，許多論述從質性研究的操作步驟上，透過現象學的態度，發展出一種實踐的

應用步驟。汪文聖提到這種發展的步驟應當首先保持存而不論的觀點，將任何的前判斷

暫時置放，以無成見的接納狀態進入訪談，接著透過現象學還原，找出在訪談者的意識

結構所呈顯的主題意識，同時進行認記與勾劃藉以發現主題的不變性質，再加以進行意

識結構的描述。然後開始透過想像變異，從不同的可能立場去思索著各種改變，或者是

自由去考量這個研究與料的組織脈絡中內部的張力與動力，重新組構，進而建構出所呈

顯的經驗結構，確立結構後，最後再將之主題化、意義化。 

 

    蔡錚雲則從另一種方向出發，他採由詮釋現象學的理念來詮釋質性研究，期望將自

然態度下的經驗事實變成生活世界的詮釋系譜，因此，他特別將焦點放置在互為主體性

的理解過程。譬如，他強調在過程中，以認知主體的我轉向一種認知對象的你，在從主

體自身的我走向客觀對象的你之間，認定這是一種系譜關係。他希望呈現的是主體與主

體之間的連結，事物本身就會從這種人文脈絡的系譜關係彰顯出來。 

 

    對我來說，原本是應該採取這樣的質性研究方式。但是，列維納斯告訴我們一個重

要的指向。從言說與所說的概念來看，我們要追尋與揭示的目標是言說，但言說並不顯

見，但我們可以透過所說的主題不斷向言說靠近，也就是藉由言說在所說中留下的蹤跡

來探問這個他異性空間。質性研究是以所說（訪談資料）為根基，透過所說來呈現主體

                                                       
180 包括汪文聖：＜現象學的理論方法與反思－一個質性研究的介紹＞，《應用心理研究》（臺北市，應用

心理研究雜誌社，2001），12，頁 49-71；蔡錚雲：＜情境倫理、現象學心理學與質性研究＞，《哲學與文

化》（臺北市，哲學與文化月刊社，2006），33，2，頁 51-65 及＜現象學心理學的理論與應用(第二部分)
－實徵與詮釋兩種應用模式系譜上的對照＞，《應用心理研究》（臺北市，應用心理研究雜誌社，2006），
29，頁 53-70；李維倫、賴憶嫺：＜現象學方法論：存在行動的投入＞，《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臺北市：

中國輔導學會。25，275-321 等其他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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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事物的經驗結構，但是要揭示言說不僅僅按照過去的蹤跡來探問，有一個重要的方

式，即是關注著向著他人進行，向著鄰人的指涉的交流中，言說的意義方得產生，這種

意義的產生是發生在一種向著鄰人的親近裡所發生的。 

 

    換句話說，質性研究依循著認知主體的狀態，透過自身的選取說出主題性的脈絡敘

事，藉以呈現這個主題中的經驗意義，但是這樣的做法，卻容易使絕對他者受到侷限，

因為在敘事脈絡中，他者的出現是認知主體的決定，這個認知主體能否如實的面對「絕

對他者」的刺激，在本質上的全然的接受絕對他者的現形，以便能在這種迎向他人的親

近中給出意義，是個很大的困難。因為認知主體早已在敘事的脈絡中有了自己的結構。

其次，質性研究寄望從所說之中建立起一種普遍性的客觀知識，所以仍然寄望同一性的

要求，要求認知主體的意識結構呈顯出不變的性質，但是列維納斯認為知識只要涉及客

觀性，就必然冒犯了對象，而讓他者消逝181，因此，原先寄望捍衛的他異性特質，就可

能無法呈現。 

 

    所以，我希望跳脫一種有限下的訪談論述，將一切有辦法獲得的教練與選手的資料

都放進研究之中，研究的形式不單以訪談的方式獲得，而是透過更多元的獲取，包括曾

經出版的書籍、期刊文獻，教練的自傳、選手的自傳182等；實踐的教練經驗與選手經驗

的陳述，不論是他人的教練經驗、選手經驗或是自我的教練經驗及選手經驗等，舉凡是

看到、聽到、想到、知覺到、意識到的教練主體經驗皆納為研究的與料，以一種自由的

空間，讓絕對他者可以進入其中，並作為建立教練主體經驗的與料來源。 

 

 

 

                                                       
181 但這並非是說列維納斯不在意同一性的本質，而是當擷取同一性的本質之餘，別忘了還有著他異性對

經驗的示現，我們不能忽視這種他異性。請參閱德穆‧莫倫：《現象學導論》（蔡錚雲譯）（臺北：桂冠，

2005），頁 439。 
182 這些類別包括知名國內外知名運動教練、運動選手撰寫的相關自傳或報導皆為此列為研究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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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徑路的設計 

 

    在獲取適當的研究與料之後，下一個階段必然尋求教練主體經驗的本質。而為了顧

及絕對的他性不消逝在追尋同一性的本質過程，因此本研究的論述將以列維納斯的現象

學立場作為現象學的根基。 

 

一、一般態度的澄清與認知主體的確立 

    列維納斯的現象學受到胡塞爾與海德格的影響很深，胡塞爾認為我們平常往往是藉

由理念在看事物，從自身的立場判斷事物，這是一種「自然態度」。我們總是以「理所

當然」來觀看這個世界，但是這種理所當然的看法必然會使我們觀看的現象受到遮蔽。

所以他希望將「自然態度」(包含你既有的知識、看法、立場、價值判斷等「存而不論」

的「懸置」起來，然後對它進行直觀的描述，從描述中去獲取意識意向性，觀看這個現

象在我的意識中如何出現，以他自身的方式為我現身。列維納斯對其所發展的現象學進

行了修正，其中第一步就在於對一般存在的認知狀態的重新界定。他提出了 il y a（有）

的概念，認為 il y a（有）所指的是一種存在一般的概念。當我們探究事物的過程，試著

回到發生的原初，那麼，這個事物呈顯就是在一種前理解與前認知的狀態，所以事物就

不應該是「我」的，也不應該是任何有人稱性的有，反而是以一種無人稱性的狀態存在，

因為事物早已在我們認定之前，以他自己顯現的方式存在這個世界，所以當我們透過科

學化的模式所建立起的客觀本質，就是這種存在一般。 

 

    列維納斯認為當人面對這種存在一般的知識，會產生恐懼感，一種無以名狀的恐

懼，就像是我們知道有東西存在，卻不知那個東西是什麼，主體為了逃離這種存在的恐

懼，就會想盡辦法對存在一般（如客觀知識）進行掌握。主體透過意識形成一種對事物

的意向，這個意識就發生在主體掌握存在一般時，他認為這個意識有一種位格，藉由此

位格來確立做為我認知事物的根基。所以，透過意向性的分析，我們給出一種描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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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結構，但是，我們更應該關注的是認知主體還包括更多非表象性的意向，他稱為物

質性183，透過物質性的揭露來呈現出主體意向到事物的多元風貌。此外，為了明辨主體

自身的絕對性，他用「分離」來區分認知主體的個體化，分離是指自我在其自身領域的

區分，譬如我思就是分離的模式，也就是透過分離的確認，我們可以理解這個認知主體，

是如何藉由他人來突破整體，這是可以在自我經驗中發掘的，透過分離，提供一個主體

自身與他者面對面的契機，也才能使「絕對的他者」有出現的機會，不會消逝在我的同

一運作模式之中。 

 

     所以，藉由列維納斯的自然態度觀點，我們先試著對教練主體經驗進行現象學描

述。這種自然態度的描述著重於「無人稱性的」經驗描述，第一個部分是客觀性知識的

描述，包括現今教練主體經驗知識所應具備有的客觀本質；其次，透過現象學的啟發，

關注與描述經驗式的自然態度，如教練經驗中常會遭遇選手遇到崩盤的經驗，我們通常

會說是因為「他太緊張了」，但是事實上這種類似的經驗很多時候不是因為緊張、焦慮，

而是在比賽場域中就存有著一種「無以名狀」的恐懼。我們藉由這樣的做法，試著描述

諸多教練經驗在實踐的狀態下所遭遇的存在一般經驗。 

 

    接著我們試著透過現象學還原，從認知主體所構造的物質性來進行意識結構描述，

同時再以「分離」的概念，來加以釐清不同的認知主體之間所形成的界域與關係，以勾

勒出主體自身如何打破整體的觀點，迎向他人的應對。如 Joseph Paul Torre184原先顧及

自身的勝負利益對選手產生不同的對待方式，但是他在與選手的交往中不斷的進行謀

合，進而打破原先的利益關係而進入相互依存的夥伴關係。因此，我們要揭開的是這種

認知教練經驗的主體透過物質性用以面對世界與越出自身的經驗結構，同時，我們也將

選手認定為另一個分離的認知主體，透過分離的概念，劃記兩種不同認知主體的意識結

構，從彼此的激盪中，勾劃出兩者的關係。 

                                                       
183  這種物質性類似於海德格用或是打交道的概念，譬如列維納斯以經濟性和勞動來說明主體如何透過物

質性開展自身，建立起自身的主體性。 
184 前紐約洋基隊與洛杉磯道奇隊的總教練，曾經指導過王建民等知名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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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一性與他異性的本質論調 

 

    同一性是現象學追求本質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在列維納斯的哲學開展中，雖然大多

見到的是他對於他者的訴求，但是其實在《整體與無限》一書中，其所要表達的是人類

生活的經驗，本就存在著兩種秩序，一種是制度化、規則化的整體秩序，這種整體秩序

是由認知主體的同一性所劃記，另一種則是代表著他異性，是由與他人的相異性接觸，

而使得認知主體越過自身，達到一種超越的無限性。 

 

    所以，列維納斯認為在這個世界中，應當具有兩種本質，一種是同一性的本質，另

一種則是由絕對他者所影響的他異性本質，前者的本質來源是從主體的經濟性與勞動描

述過程中給出的，是一種「為我」的；而後者的本質來原則是從死亡、愛、繁衍的意向

性所顯現的，是一種「為他」的顯現，這種他異性的本質嶄露了一種主體的變樣，或是

存在著一種對同一性本質的延續譬如從愛來看，我的愛人，並非是我愛的他我，而是一

個我愛的女性他者，因此，主體不再是由自己的能力或權力的主動權來獲取同一性，而

是從對象之愛的被動性中獲取同一性；從繁衍來看，兒子對於父親來說是一個絕對獨立

存在的他者，但是兒子卻又做為父親的一種延續，他是做父親之我可能性的繼承者，透

過繁衍這種新生意義使我可以達到一種自我超越。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期待建立兩種不同的教練主體經驗的本質。首先，我們先

從主體所環繞的經濟性與勞動的描述中，先行分析教練主體經驗的本質，先行探究教練

主體經驗如何透過自身的展現而確立自己的角色與位置，並且對教練主體經驗進行現象

學描述，找尋教練主體經驗所應具備的「同一性」本質，這種本質是一種為我的範疇，

是一種主體的內在性。譬如在擔任教練的過程中，必定遭遇許多的問題，在理論的問題

上，我們就想去尋求書籍來解決，因此在教練主體經驗上，「解決問題」或許就是教練

主體經驗的本質；其次，我們再一次藉由分離的概念，探究教練主體經驗中的非表象性

的意向，如死亡、愛與繁衍，透過對這些概念的他異性描述，找出另一種存在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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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本質是為他的，是絕對外在性的存在。譬如，當我們在訓練的過程中，最常遭遇的

就是技術的問題，技術是一種不斷演進的歷程，因此，我們可以在選手身上看到技術的

成長、技術的拋離（象徵死亡）、對技術的熱愛與技術的再造等，這些問題並非是從教

練主體經驗出發就可以劃記的，而是透過「為選手」才得以讓這些經驗出現。 

 

三、回到發生的原初－一種倫理關係的確立 

 

    列維納斯最重要的概念就是倫理關係的揭示，他透過他異性給與提醒我們回到事物

發生的原初去探究。這個事物發生的原初，所指向得是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在主體的劃

記之前就已出現，他認為這種原初狀態指向著一種倫理，這種倫理是說，當我們未進入

彼此的經驗之際，就已存在著一種「為他人」的責任傾向，這種為他人的責任是所有事

物存在的根源，因此，當我們在認定事實經驗時，回到這種原初的倫理關係是最重要的。 

 

    列維納斯透過面容來揭露這種倫理關係，這種關係是一種面對面的關係。他透過非

對稱性與第三方來加以描述，非對稱性是指在自然態度中，我們都以對稱關係來看待我

與他者，但是這種對稱關係就像是說我可以對他者說話，如此一來還是強調主體的權

力，他認為我們進入的空間應當是，他者站在一個比我高的維度上，來告訴我，他是我

的責任，而並非我是他的責任，因此當我們在面對事物本身之時，尊重他者、回應他者

是主體必然的責任。這顯現了一個事實，當我必定回應他者時，我的世界的安寧就會受

到波動，這種波動會打破自身進入超越，所以是他者讓我看到未來，因此，我們就要極

力的尋找這種他異性的空間。 

 

    此外，在我與他人發展的非對稱關係中，為了避免進入對稱關係的危機，他發展「第

三方」關係，這個第三方是指鄰人，「鄰人」不單單的是你與我或我與他人之外的另一

個他者，而是「每一個不是我的他人」，從這個他人的眼中，我看到所有的他人，也就

是第三方，意即當我發現他者，無數他人潛在的在場也會被揭示出來，在此時，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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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每一個他人都負有責任。這個第三方的存在意義，是揭示出無數主體的存在，這種無

數主體的存在除了讓我們得以面對不同的他人而進行多向度的超越外，還透過無數的主

體的第三方概念建立起行動的客觀性。 

 

    因此，在本研究中，希望回到一種倫理的關係維度上，重新看待教練主體的經驗。

我們透過面容來揭示出教練主體經驗在面對他人的他異性之時，如何進行自我經驗的轉

向，同時藉由非對稱關係來探究在教練主體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如何符應他人的責任

發展出一種「為他人」的教練主體經驗，最後，透過第三方的概念，建構一種在為他人

責任的教練主體經驗與社會互動間的結構關係。 

 

四、一種新道德主體的論述 

 

    列維納斯認為，當我們回到相互認識的本真關係中，回到一種倫理關係之時，新的

主體性就會產生。這種新的道德主體性是一種「為他人」的倫理向度，它是一種比傳統

認識論更為基礎、更為根本的自我，這種自我表明是一種原初的、無可選擇的服從以及

對他人的責任。在生活世界中，我們除了從面容勾劃出這種向度外，另一種則是透過語

言來呈現。這個語言就是列維納斯論述的所說和言說個概念，透過兩者概念來區辨在生

活世界中為他人的倫理向度。同時，為了使認知主體更貼近他者，達到自我超越，他發

展了替代的概念，這個替代是指我必須可以將自己放在別人的位置上，像他或她經驗的

方式去經驗，替代他者，我們無須擔心自身的主體性會失去，因為他者的入侵主體自身

無法避免，但我們仍可藉由主體的經濟性與勞動，重新以一種更開放、更包容的方式迎

接他者的到來，也為主體自身創造出無限的可能。 

 

    因此，在本研究中，藉由這種新道德主體性的論述，重新釐清教練主體經驗的建構

脈絡，重新思索教練主體經驗所具有的發展，更進一步反思在倫理關係下，教練本身占

據的位置、立場與角色等，為教練主體經驗劃出另一種知識形態與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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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為我」－建構的教練經驗 

 

    運動場域是一種複雜情境，擁有各式各樣的現象存在，這些現象可能是身體的表

現，也可能是在運動中所遭遇的各項問題。運動教練象徵著運動場上的知識人，面對著

運動現象，都能夠有應對的方式，不論是進行解讀或是分析，甚至解決問題的產生，皆

是教練存在的工作與責任。因此，對於教練而言，必須具備完整的知識體系，用以面對

複雜的運動現象。 

 

    當思索著教練的知識時，我嘗試著先從自身的教練經驗中著手反省，在反思中發現

會不自覺的進入科學性的思緒中，認為教練知識是以「秩序的」、「固定的」和「普遍的」

方式存在，為達知識的客觀性與一致性，必須將差異的、隱晦的特性暫時拋離，追求一

種本質性的知識，並將這種知識視為是一般教練必然存在的知識，所以建構在科學性的

論述下，教練面對問題時，自然的生理問題找生理學、心理問題找心理學等。但在自身

的經驗中發現，教練真正面對的不是明確固定化的現象，反倒是無法預期的、超出秩序

的現象洗禮，這促使我想要進一步的探究教練知識的存在特性。 

 

    藉由列維納斯的觀點，使我看到了發展的面向。列維納斯認為真正的一般存在不是

科學性的，而應當是在自我尚未進入反省之前，所遭遇事物的原初狀態，在那個遭遇中，

事物是不經自我意識作用的，而是以自身顯現的方式被自我遭遇，意即真正存在一般的

特性，是無人稱性的匿名體驗，是未經任何自我判斷的原初存在。依據這樣的觀點，促

使我重新思索與運動遭遇的原初狀態，藉此找出存在一般的實存性經驗。 

 

    在揭示這種實存性經驗後，發現這種 il y a 的存在體驗，會形成教練無名的「畏懼」，

教練會極力的想逃離這種存在的枷鎖，因而透過自我意識的作用，為自身的存在找到位

置。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現，任何的知識產生，都是以「為我」的狀態而建構的，這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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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逃離存在的枷鎖，不斷的找尋出路的結果。因此，這種逃離在本質上是建立在自我

的需求上，教練希望解決內心的畏懼，因而找尋各種方式，來解決運動現象的隱晦所帶

來的不安，只是，這種不安感並不會消逝，而是以不斷出現的姿態被教練所體悟，教練

則是不斷的解決問題的需求，這種需求是源源不絕的產生，這是一種欲望，教練就在不

斷追求的過程中，建立起「為我」的經驗知識。所以，這種為我的知識是以「自我」為

中心的，任何知識的建立、取用都是經由自我的認定才得以證成，意即，在這個整體性

的世界中，任何的知識都圍繞著我而誕生，教練是這個運動世界的主宰者。 

 

    本章透過四個部分來描述「為我」經驗知識的建構。在第一節中，從「為我」經驗

的知識出發，探究一般教練知識中具有的特性，發現同一性的結構取向；在第二節中，

從一般存在的知識進行反省，發現教練受到科學性理論的籠罩，任何的反思與構想都以

科學為根據；在第三節中，從實存經驗的觸動中，發現「為我」的經驗特性，任何外在

性的知識必須受到自我的取用，知識才得以成就意義；最後，揭示出「為我」開拓的理

論觀點，從靜態的理論觀點和動態的身體視域中，發展在為我的經驗中，教練透過時空

感的體悟，發展出教練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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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為我」經驗的知識初探－同一性的結構取向 

 

 

    教練的知識，是透過理性的方法與原則，了解運動現象後，訂定出明確可行的教學

或訓練的指導原則，並將原則有效的運用到實際的訓練中185，教練的知識建構，是歷經

思考、行動和實踐三方的關係才得以確立的。進一步的探索，教練的「思」，是透過自

我的作用，思索身體存有的位置與狀態，以便設計規劃出合適的運作，將身體能力發揮

到極限；教練的「行動」，是將思緒轉換成作為，實行對身體的控制與操弄，達成在我

思的設想中，企盼的身體能力與技術模式；教練的「實踐」，是將行動歷程累積起來，

建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藉以擬定相關的作戰策略，使身體在可控的範圍中，貫徹與實

踐。最後，透過實踐的反省，重新檢視我思與行動的關係，從而進行調整。因此，教練

的知識建構，是在三方的關係結構中，不斷流動與交融型塑而成的。 

 

    在三方的結構運作中，潛藏著素樸的假定，在潛移默化（或視為理所當然的）中影

響教練的思緒與作為。這種假定形成教練的制約能力，將一切的現象納入被規劃的身體

概念之中，進行判斷、分析、規劃與整合等工作。換言之，「身體」被作為對象來觀想，

觀察和各種現象所發生的關係，想像在現象中存在的必然結構，藉由不斷的反省，形成

教練的知識體系，因此，教練的知識建立在對身體本質的追求，透過同一性的作用，形

成「普遍的」、「固定的」身體認知。 

     

    身體做為運動中基本的要素，任何運動都是藉由身體來展現，如田徑的跑、跳、擲

或是球類運動的接、擊、扣等，都是透過身體主動的運作形成的動作現象。教練是生產

與形塑動作的主導者，依據不同的運動種類、技術階段而有所規劃與應對，生產動作的

                                                       
185 在教練有關書籍中多提及教練的知識來源與建立是透過合理的邏輯範疇推演出的，包括科學性的知識

或經驗性的知識反省。請參閱林正常：《運動科學與訓練：運動教練手冊》（新北市，銀禾文化，2004）；
吳萬福：《有效的運動訓練與指導法 : 運動教練的具體任務與修養》（新北市，易利圖書，2007）；李誠志

主編：《教練訓練指南》（台北市，文史哲，1994）等相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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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就是透過訓練。經由訓練，讓身體產生某種「印記」，記錄身體動作的重複性與連

續性，在運動的過程中，能夠以「秩序」、「同一」的姿態，不斷的展現出來。 

 

    為了理解這種潛藏在教練的認知脈絡中的身體姿態，將藉由對教練建構的身體歷程

進行反省，從「擁有身體的圖像」、「傳遞身體的圖像」、「身體姿態的培養」及「建立身

體的確信」來描述身體與教練的關係結構；接著透過對關係結構的反省，從「整體性的

身體觀點」、「明確化的身體指涉」與「一貫化的身體延續」三種面向切入，探尋身體在

教練的經驗體系中「固定性」與「普遍性」的特質，藉以確立身體存在的本質。 

 

 

一、對身體建構歷程的反省 

 

    運動的身體，像是一幅連續跳躍舞動的圖畫，在不同的時間中表現著不同的姿態。

不過，在身體展現的背後，是由許多固定的、秩序的結構組織而成。譬如，在籃球場上，

一般注意的焦點在球員間的對抗，時而進攻、時而防守，在來回中，有人是以流暢的姿

態跳投得分，有人則以爆破的姿態扣籃；有人以迅速的方式防守，有人則以兇猛的方式

取代，每一種表現都凸顯著個人的特性。在過程中，關注的重心多放置在「流暢」、「爆

破」、「迅速」與「兇猛」的特質展現上，但對於教練而言，他看到的是在這些現象背後

呈現的身體本質，如「投籃」的身體或是「防守」的身體上。 

 

    這個差別在於，教練在場上觀察到的，不是個人高超的動作技術，也不是迥異的身

體特質，而是在身體運作中，一種保持不變的、固定的身體狀態，這種「身體」是維繫

展現的根本，也是個人特質的創造本源。因此，教練對身體的看法，是一種「圖像」，

藉由對圖像的分析、建構、維繫與創造的歷程，形成教練的知識觀點。在這個觀點中，

具有固定的動作展現、動作結構與身體的秩序；教練藉由訓練，將固定的圖像與結構形

式，透過語言的傳遞，達到普遍的共識；接著，再進行身體的雕琢，期望在身體流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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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保有固定的結構，並在結構中，發展自身創造的特性；最後，藉由實踐的力量，

對身體圖像進行確認，形成存在的知識觀點。 

 

（一）擁有身體的圖像186－想像 

 

    運動中身體的概念，本身就是抽象的形貌。它是用來表現運動的方法、途徑，也是

能力的創造表現，身體是以多重的姿態在運動中展現出來。因此，我們總是可以看到「平

凡無奇」的擊球姿態，也可以看到「令人驚艷」的擊球應對。 

 

    不論是「平凡無奇」或是「令人驚艷」，都是建立在「擊球」的範疇中，換言之，

任何身體的展現，多存有基本的結構，這個結構是作為身體邁向多元的開展源地。在身

體的表現中，最顯見的就是身體動作，故下列將以網球運動的技術作為案例來分析，藉

由對身體組成的技術進行解析，再進一步的勾勒出身體圖像的樣貌。 

 

    網球運動，是透過球拍與身體的結合，將球擊入有效的區域，進而得分的一項運動。

為了獲得更多得分的手段，許多技術接二連三的開發出來，如正拍抽球、反拍抽球、截

擊、發球等。而在每一種技術中都具有著基本的動作結構，像正拍抽球，就可分為引拍、

擊球與收拍三個結構面向，再深入至引拍面向中，又可分為轉身拉拍、屈膝下蹲、拍頭

下降等，在轉身拉拍中，有存有著更多、更細微的身體動作，技術是在身體的層層堆疊

下形塑出來的。 

     

    這個圖像裡包含對完全對身體的掌控，包括手部的擺放位置、腳步的移動方式、腰

部的轉動方向、眼睛的注視等，每個身體動作的細節，都被放置在此。同時，這個圖像

                                                       
186 在此使用身體圖像，類似於梅洛龐帝身體圖式的概念，身體圖式是指身體本身具有統一性，進而找到

感官和對象的統一性，是根據知覺生活的特殊情境而發生的身體象徵系統的可預期動員，請參考 Burke, P., 
& Veken, J. v. d:” Merleau-Ponty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haenomenologica, 129.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p.60。但教練對於身體概念的產生，是在統一性和變動性的過程中共同作用完成

的，因此藉由本文採用身體圖像，期望與身體圖式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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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連續性，經由身體不斷的組構才完成的，換言之，單一的動作結構，是無法構成教練

的身體圖像，唯有在整體的連續動作中思考，這個圖像才有出現的可能，失去整體立場

的單一的動作結構將毫無意義。這種連續性，是一般說的「動作鏈」，是將許多單一的

動作結構，形成一套整體的運作秩序，如前述的正拍抽球，它的動作鏈就從身體的移動

開始，進入轉身、拉拍、擊球、收拍，每一個動作的施作，都是一步步的接續，有著固

定的型態，在每個運動種類中，多存有符合技術取向的身體圖像。 

 

（二）傳遞身體的圖像－變異 

 

    教練會帶著身體圖像，進入指導與訓練中，並試圖傳遞出去，形成知識性的作用，

藉以讓選手獲知概念，並能夠有效的進入運作的體系。不過，身體概念的傳遞，是一種

複雜的過程。因為，自己無法看到自身的身體展現，所以，大部分的時刻，都是透過想

像的方式，來建構互為主體性的身體圖像。 

 

    這種圖像，是存在變異的過程中被領會，它容易受到自身知覺的影響、話語的引導

或是偶然的領會，都會使身體圖像產生變異。因此，對於教練而言，如何將身體圖像，

完整且無偏差的傳遞給選手，是一件重要的課題。教練主要透過兩種方法來傳遞，第一

種是明確的圖像指引，這個方式是希望讓選手先有動作的樣子，透過模仿來完成。示範

動作，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透過示範，得以讓選手關注身體動作的整體過程，並主動

的劃記應有的動作結構，在科技的進步下，透過攝影或拍照，也是其中的做法之一。 

 

    第二，是語言的作用，透過不斷的說來強化圖像具有的意象結構，從而進行指示、

引導與實踐，在這個範疇中，教練對身體動作進行解構，由整體的連續動作中，將部分

「重要」的基本結構提析出來，經由不斷的強調，將這個結構的認知，傳遞給選手知道，

使選手在建立動作上，能夠以意識主動作用的意向，確立動作的完成。值得注意的是，

「重要基本結構」的概念是不斷進化的，在不同的階段中，會有不同的結構強調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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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職業的選手強調的結構，就會更加的多元，對動作的細節要求也會更多，反之，對於

初學者，強調的會越單一、越簡化。即便如此，身體圖像依然具有「同一性」的特質，

在傳遞的過程中被呈顯出來。 

 

（三）身體姿態187的培養－由圖像到實在 

 

    確立身體圖樣之後，加以實踐化，實在的表現出來，是最關鍵的步驟，教練藉由訓

練，完成實在樣態的體現。訓練，是有意識的將每個身體結構中的動作固定，以適當的

軌跡和脈絡表現出來。意識將身體引導至操作的秩序中，這個秩序具有著連續性和重覆

性的特質，一方面透過部分動作結構的整合，形成連續性的身體表現，另一方面，則是

透過不斷重覆的操作，透過身體的感官作用，主動劃記和周遭事物的連結關係，在時間

與空間的作用中形成。 

 

    譬如，從網球的正拍抽球進行設想，當建立的身體圖像後，進入實踐，首要強調的

是對身體的控制，控制雙腳的屈膝下蹲、腰部的轉身拉拍，手部的揮拍路徑、眼睛的焦

點注視、整體的動作順序等，藉由對身體每個部分的結構控制，形成整體的連續性操作。

再者，還必須考量身體和周遭產生的時空關係，如在應對來球的情況下，先掌握球體在

空間的位置，身體主動位移，進入擊球範圍，掌握揮拍和球體的距離，將球擊出，這種

感官作用，是在不斷的重覆過程中，促使身體記住適當的時空感，將身體圖像實在的表

現出來。換言之，真正的實踐功夫，是將思緒的身體圖像轉換成行動的身體應對，在身

體控制和感官作用中，達到動作的體現，同時，透過個體的感官作用，劃記出自身時空

感受，這也說明在每個選手之間，即使透過相同的訓練，亦會生產出不同的身體面貌。 

 

 

                                                       
187 本文採用身體姿態而沒使用一般常見的身體技術，是研究者認為身體姿態表現的是一種身體的完形概

念，負有較為動態與整合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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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立身體的確信－身體認知 

 

    從擁有身體的圖像，傳遞圖像，進入實踐將思想的內容轉化成行動，獲得實際的圖

像，最後，經過不斷的檢核、反思，這種身體圖像才得以被確立，換句話說，身體圖像

建立後，必須能夠「使用」，身體的概念才能夠真正的呈現。 

 

    教練大多透過比賽，來進行檢核與反思的工作。譬如，在網球的比賽中，觀察正拍

擊球，面對不同的來球，是否能夠基本的身體動作的結構，在這種思索中，來建立身體

的確定感。這種確定，是對身體的信任，相信身體在面對任何的情境下，都能夠保持「同

一性」的結構，加以應對，藉由這樣的觀點，教練帶著對身體的確信，進入策略的規劃

與安排，發展出理想的身體表現。所以，在這些過程中，教練大多在潛移默化的狀態下，

受到「同一性」的引導，進入對身體的設想，也形成教練對身體的認知。 

 

二、同一性的身體觀點 

 

    從身體建構的歷程去反思教練知識中身體的位置，從想像的身體圖像，進入變異圖

像的獲取與理解，將圖像實踐化，成為實在的身體姿態，最後建構出身體的觀點。可以

發現身體是以固定的、秩序性的、明確的以及一貫化的存在中，教練帶著這種認知，做

為規劃或訓練的指標。像在訓練計畫的設計上，考量選手的身體習慣188，設想建構明確

的身體圖樣；在動作訓練上，將細節與身體的展現明確化，不論是一舉手、一投足都在

規範中顯現；在比賽的應用上，帶著對身體的確信，進入策略的安排與規劃。教練的身

體觀念，存在整體性的系統之中，這個整體性是教練身體知識的取用處。以下將從整體

性的身體觀點、明確化的身體指涉與一貫化的身體延續來描述這個整體性的世界。 

 

 

                                                       
188 這種身體習慣，包括了身體的秩序、身體的控制程度與一貫化的模式所交相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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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性的身體結構－在「固定」和「可控」之間 

 

    教練建構身體的概念，是以「固定」和「普遍」的基礎發展的。不論是從身體建構

的歷程，或深入每一個動作結構，都具有某種規範。它規範出教練認知體系中，所負有

的動作脈絡、動作結構和運作的秩序等，藉由經驗的累積，使這個體系能夠更加的完善。

因此，教練的認知，存在著一種整體性的身體觀點，這個身體觀點，是一種意象式的整

體性，是對身體運作的完整圖像，在這個圖像中，給定身體應當被置放的位置，並將身

體動作的延續連結起來，形成動態的身體姿態。此外，這個體系還歸納更多身體使用的

元素與觀念，如身體運作的結構與方法，展現的特性與方式，這是一套固定的、秩序的、

完整的身體觀點，將大部分的身體知識都吸納於這個體系中，供教練使用。教練帶著這

種認知進入整體的訓練安排，對身體的進行雕塑，藉以提升能力。 

 

    對於教練而言，這種觀點認定身體的「可控」性，認為身體存在的秩序與結構，透

過整體性的揭露，使教練進一步的掌握身體特性，使身體進入可控的範圍中去形塑自

身。換言之，在整體性的結構中，教練透過意識的作用，清楚的認記身體存在的固定性

和普遍性，再透過對身體的控制，使固定性和普遍性的認知，在選手的身上能夠體現。 

 

（二）傳承性的身體延續－在「多元」與「一貫」之間 

 

    身體概念的建構，是透過經驗不斷的累積形成的。就教練而言，身體是以「延續」

的狀態，被形塑出來。像網球正拍的身體概念，是經由不斷揮拍、體驗與球的位置關係、

擊球的觸感這些動作的實際體驗，配合著自我的反省，所建立的。換句話說，今天的身

體是帶有昨日的記憶、體驗與感受，身體是不斷承接過去的一切，累積過去的經驗，才

得以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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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是以「傳承」的方式，被延續下來。這種傳承，是身體遭遇多元的感受下，仍

「保有同一性」的姿態，存在於此。譬如，網球正拍的建立，是在每天不同的身體感受

中完成的，今天的身體較為亢奮、昨天的身體稍嫌疲憊，面對著不同身體現象的出現，

教練是在「不同」的身體現象中，找到身體的「一貫」特性，這種特性會在身體歷經不

同的感受時，以「鎖定」的方式被繼承下來。 

 

    這種一貫的延續性，包括基本的身體認知、身體控制的方法、身體秩序的脈絡、身

體表現的穩定等，是教練知識中，身體概念存有的本質。唯有維繫著一貫的身體延續，

才有進步的可能。一方面，將過去的身體作為實在的超越對象，使身體能夠不斷的向上

提升，另一方面，透過一貫的身體延續，使身體以「穩定」的型態，在運動現象中進入

可控制、有秩序的範圍裡，而不會導致身體的崩解。 

 

（三）穩定性的身體指涉－在「確定」和「秩序」之間 

 

    教練身體的概念，是在整體性的結構下發展的，他指向固定性和可控制性。進一步

的探究身體存在的姿態，可以發掘身體的是以「確定」和秩序的方式現身的。 

     

    在每種表現的身體姿態中，都具有不同的身體要求，教練透過訓練的方法，將身體

置入被控制的範疇中，譬如在運動的過程中，保有確定的身體位置與時空關係、明確的

身體感覺與律動、正確的身體控制等，意即身體的控制性，是教練經由「確定」的概念，

將其召喚出來。「確定性」的身體感在運動中相當重要，它做為應對運動情境的主要來

源，藉由明確化的指涉，使身體能在應對不同狀況之際，有著固定的方式，這是使身體

能夠在不斷的面對情境中，保持穩定的重要指標。譬如，「擊球」是在「正確」的時間

下，揮拍將球擊到，「投籃」是在「明確」的角度與位置中，將球放進籃框，身體藉由

「確定」概念的建立，將身體形塑進入「穩定」的狀態，使在每次的展現中，都能順利

的把球擊出、將球投進 



90 
 

     此外，穩定性不單指確定的身體姿態，還意指出「秩序」。譬如，在羽球運動中，

右手的選手，面臨球從身體的右邊進來時，就會自然的去使用正拍來揮擊，反之，則從

反拍來應對。在教練的知識中，這種秩序維繫著身體姿態的同一，連結著動作結構的關

係、身體使用的方式時機，這些都是在整體性的範疇中建立的身體概念。所以，總是會

聽到「這個球，應該上網截擊」、「應該把這個球傳出來」，這些教練劃記的方法，都指

向著這個秩序。倘若，硬是破壞秩序的結構，那麼身體就容易控制，也就不太容易維持

「同一性」的狀態。 

 

    教練對於身體姿態的追尋，希望保持在「穩定」的連續狀態中出現。這種穩定的狀

態是藉由「確定」和「秩序」的建立，方得形成。在面對多變的運動情境中，教練透過

確定和秩序的劃記，使身體維繫著穩定不變的特性，在運動世界中表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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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般存在的知識反省－科學性的知識壟罩 

 

    教練的知識，是「同一性」構造的世界。在這個世界裡，身體的知識，是被包覆在

整體性的身體結構、穩定性的身體指涉與傳承性的身體延續的面向中。這種知識概念，

是將身體展示的運動現象，各歸其位，納入整體的範疇之中。在整體的結構中，身體是

以明確化、秩序化與一貫化的方式被理解，教練存有的身體知識是朝向著對本質的追求

而建立的。 

 

    這種知識，具有客觀和普遍性的特質，我試著進入教練知識體系中進行反思，發現

「科學性」知識是促成教練形塑知識的力量。透過描述運動中三種科學性189觀點，「運

動生理學」、「運動生物力學」和「運動心理學」來加以確立存在一般的教練知識。在運

動生理學中，對身體能力與身體結構的解析，促成身體的「可控制性」；運動生物力學，

對身體結合產生的運動特性與結構，是成就身體維繫「秩序性」的根據；運動心理學，

對身體和心理結構的關係進行歸因，是解釋身體如何進入「一貫性」的元素。因此，科

學性的知識，是成就「同一性」認知體系的關鍵。 

 
 
一、運動生理學的觀點－「可控制」的身體 

 

    運動生理學是研究人類身體與運動關係的一門學科，經由對生理構造與神經系統解

析，來解釋人類在運動中的運動情形，故被視為是運動科學的基礎。在應用上，運動生

理學提供一套有關身體的養成與訓練的基本概念，經由教練的模塑後，形成訓練的規律

條件。規律條件的形成，是將身體置放於控制的空間中，在自我意識的作用下，經由實

踐達到理想的成效。以下將從身體的肌肉使用、能量代謝和生理機轉三個部分來描述，

潛藏在教練一般的身體認知中，操弄身體控制的生理學知識。 

                                                       
189 在運動科學的研究發展中，皆逐漸的走向更細緻的研究取向，而本研究對運動科學的立場，是站在一

般教練常使用的觀點上來進行論述，並非是意指這就是運動科學發展的整體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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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肌肉使用－力量和速度的控制 

 

    人類的動作是由肌肉收縮的作用與自神經傳導系統的控制，透過兩者的結合，動作

才得以完成。面對不同的運動種類，需要不同的肌肉應對，所以，肌肉使用的概念對於

教練而言相當重要。 

 

    肌肉的收縮會引發速度與力量，這是促成動作的基礎要件，其形態主要有等長、等

張和等力三種方式，不同的肌肉收縮，產生的力量190與速度皆不同。在運動中，可以藉

由肌肉產生的力量與速度的結合來呈現不同的變化191，不同的項目，強調的肌肉能力也

就不同，譬如網球選手需要爆發力的肌力型態較多，長跑選手則需要肌耐力，教練是針

對不同的運動需求，做出妥善的規劃。 

 

    除了肌力之外，肌肉收縮的速度，與身體亦有重要的關聯，譬如判別不同的情境身

體需立即做出變化的反應速度，亦或完成一次運動過程中的單一動作的速度（譬如網球

的正拍揮擊），或是單一動作反覆頻率的速度等（如游泳、田徑中的跑步），都是速度影

響的關鍵。因此，透過訓練的方式，讓身體進入控制中運作，進而獲得肌肉能力的提升，

生產出適當「速度」和「力量」。 

 

（二）能量192代謝系統的判別－能量產生的控制 

 

    肌肉的收縮會產生著力量與速度兩種功用，影響肌肉收縮的因素就是能量。人類能

量是仰賴代謝的過程生產的，而能量代謝存在兩種系統，一種需要耗氧，是有氧代謝系

                                                       
190 一般而言稱肌力。 
191 譬如爆發力（也稱瞬發力）就是兩者衍生的結果，在運動種類中，幾乎每一項都會需要用到爆發力，

這種結合還包括柔軟度、肌耐力、敏捷性等。 
192 運動中的能量，並無法由食物分解直接產生，而是會先製造三磷酸線苷（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
的高能量化合物存在於肌肉當中，當 ATP 被分解時，能量才就此產生。請參閱王鶴森等著：《運動生理學》

（臺北市，新文京，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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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193，藉由消耗 O2 來獲得能量；另一種則是在無耗氧的狀態下產生，稱無氧代謝系統，

這種無氧代謝系統並不需要依賴氧氣來重新合成 ATP，在這個系統下的發展，主要又可

分為 ATP-PC 系統（ATP-PC system）及乳酸系統（lactic acid system），這兩種系統的特

色在於可以自行分解 ATP 產生能量，不過這種能量皆無法持續不斷的供給，ATP-PC 系

統供應能量大概維持 10~30 秒左右，而乳酸系統則是維持 1~3 分鐘。 

 

    理解能量代謝系統，使教練能依據不同的運動項目與能量代謝消耗的差異，來規劃

訓練計畫的合適性。，譬如，在田徑－10000 公尺的項目中，大多數的比重是以「有氧

代謝系統」為主，但仍有短暫的片刻是「無氧代謝系統」來作用194，以有氧代謝系統為

主，提升攝氧量的能力就是訓練的重點。因此，能量代謝系統的概念，是鍛鍊身體機轉

能力提升的基礎，面對不同的運動類型，教練必須深知該項運動與人體存有的適當關

係，依據關係做出妥善的安排，以便讓足夠的能量產生藉以有效的促進身體動作的運行。 

 

（三）運動機轉的生化反應－激素誘發的控制 

    近幾年來運動生理的發展，逐漸走向生化反應的探究，針對人體的激素與運動的關

係進行研究。在人體中，激素分泌的上升或下降，會影響運動的運行，譬如，在運動中，

腎上腺素分泌過多，則容易進入亢奮的狀態，使身體做出超出預期的表現。常被提及的

激素主要有生長激素、胰島素─昇糖素系統、腎上腺皮質素等。其中被討論最多的就是

生長激素，生長激素可以促進運動的表現，許多職業運動員，藉由服用此項激素來增進

自我的表現，這樣一來，失去運動的公平性，故生長激素已被視為運動競賽的禁藥。 

 

    理解身體的生化反應可以釐清運動選手的身體狀態，藉由對人體激素的分泌曲線也

可以更清楚的理解，訓練的有效性是否達成，像對於最大攝氧量的測量、運動前後的血

                                                       
193 在有氧代謝中，粒線體消耗 O2轉變成水會使得能量產生。請參閱王鶴森等著：《運動生理學》（臺北

市，新文京，2011）。 
194 目前，並沒有一個運動項目或種類全然是由無氧系統或有氧系統提供，多半是交互消耗發生，但是卻

有比重的多寡。請參閱林正常等譯：《運動訓練法》（臺北市，藝軒，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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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質以及人體荷爾蒙的變化等。要理解人體的生化機轉，必須透過專業的儀器方得測

得，在判別上也需要較多的醫學性的專業諮詢，故一般而言較不容易使用。 

 

    透過運動生理學的概念，使教練更加清楚如何有效的「控制」身體。經由對身體肌

肉的使用、能量代謝的控制及誘發激素的產生三種面向的結構中，來獲得身體機能的認

知，使教練能在掌握身體的控制下，控制身體的運作，達到適當的成效，因此，運動生

理學提供的知識，是教練得以清楚控制身體的依據。 

 

二、運動心理學的觀點－身心狀態的「一貫」性 

 

    在教練的身體知識中，具有對身體能力的基本認知與控制，第二個就是心理因素與

身體表現的關係。人類的心理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運動的過程中，為了達到獲勝的目

標，就會衍生許多心理的作用。運動心理學透過歸因的方式，將身體表現和心理因素加

以連結。 

 

    運動心理學主要探究的課題大致聚焦於「如何適當的掌握心理特質，取得更有效的

運動表現」，因而發展出許多的方向，如通過行為理論觀點而建構的技能學習、從運動

情境中去探究競賽心理的調適、心理技巧的訓練及相對應的治療等，這些都是為了達到

良好的表現，將身體和心理的關係歸納出一個整體的概念，以作為教練應對的策略。 

 

    運動心理學強調的是身體必須遭遇心理因素影響之後，仍舊有一貫的身體表現，換

言之，在表現中，身體與心理的狀態必須進入整合，使自我能夠心無旁騖的將身體運作

自如，獲得良好的表現。有鑑於此，下列將統合描述在教練的知識中，有關使用的運動

心理學概念，包括對心理狀態影響因素的揭露與維繫達到身體整合的訓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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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員心理狀態的影響因素195－身心整合的「同一」指涉 

 

    影響運動員心理狀態的原因有很多，一般認為影響因素有覺醒水準、專注、自信心

與動機。以下將從這四個面向來描述心理狀態的影響因素，覺醒水準是指在當下，明確

的體驗到自己身體與心理活動的知覺程度，譬如當網球比賽進入到賽末點的發球時，我

會感覺到雙腳顫抖、手心流汗、心跳加快、不時還聽到內心的喃喃自語196，這就是一種

身體的覺醒狀態。 

 

    根據許多的研究指出197，身體的覺醒水準越高，運動表現不一定會越好，因為容易

造成注意力與焦點過於窄化，無法進入適當的比賽情境，身體的覺醒水準越低，則是容

易關注到與比賽無關的事件或線索，造成注意力的分散，所以在競賽的過程中，應保持

適當的覺醒水準，以維持身體最佳的表現狀態。因此，教練在訓練過程中，會試著教導

選手如何去體察自我的身體與心理狀態，針對過高或過低的狀態學習自我調整，並且安

排與實際情境相符的練習賽，用以體察選手所遭遇問題的身體覺醒狀態，並培養自我解

決心理問題的能力。 

 

    其次，是專注力的養成。一場比賽耗時相當長的時間，運動員必須時時刻刻保持高

度的專注力是一件不容易的事，而專注焦點的選擇更是一門重要的課題。譬如當足球進

入 12 碼罰球的時候，專注的焦點選擇應放置在射門的位置上，而非場邊的喧嘩聲或是

自我內心的叨擾。此外，保持適當專注力的維持，是在比賽過程中重要的指標，如在網

球對抗的過程中，必須保有高度的專注力在球上，但當分結束之際，專注力可暫且放鬆，

但於下一分開始時則必須再度喚醒。專注力擁有體察情境狀態的能力，當面臨重大壓力

的時刻，往往會因為緊張、焦慮而做出錯誤的選擇與決定，所以，體察比賽的流變讓身

                                                       
195 請參閱洪巧菱、洪聰敏：＜影響運動表現的心理因素＞，《國民體育季刊》（臺北市，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9），158，頁 62-68。 
196 這球不可以失誤或者這球一定要發進這類的話。 
197 請參閱 Landers, D.M., Wang, M. Q., & Courtet, P. Peripheral narrowing among experienced and 
inexperienced rifle shooters under low- and high-stress conditions. Research Quarterly, 1985, 56, 1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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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做出適當的應變，透過專注力的關注能夠加以提醒。在比賽過程中，適時的必須將專

注力轉移，譬如，比賽的失誤，許多選手會因為失誤的造成而讓專注力流失，進入對失

誤狀態的懊悔，將原本應專注於比賽的狀況，分心至失誤上，這會使身體失去既有的焦

點秩序，因而轉移失誤的焦點重新進入比賽也是相當重要的概念。 

 

    第三，自信心的建立。自信心對於選手而言是其比賽過程的基底，自信心一旦崩解，

那麼，面對比賽就像失去靈魂般，任人宰割。提升選手的自信心，可以藉由引導的方式

使其獲得大量的成功經驗，對身體的使用產生信賴，並且在比賽過程中，亦有許多方式

可以增進自信心的提升，如藉由肢體語言198，使在複雜的比賽情境中，不斷維持高度的

身心共識，迎向目標。 

 

    最後，是動機水準的運用。善用動機水準可以增強運動的表現。譬如，利用目標的

設定，建立明確的目標方向，使技術與心理層次能夠互相配合，一起向上提升，不斷的

朝向卓越。不過，必須避免過高或過低的目標設定，像是透過比賽勝負來設定動機，可

能會因為過高的目標使選手喪失成就感而心灰意冷，過低的目標則會讓運動員顯得興致

缺缺。 

 

（二）心理技能訓練的應用－強化身體與心理的結合 

 

    心理技能的訓練，是提升運動員的心理狀態，進而能在任何的情境下掌握運動技

術，並發揮良好的表現。當理解影響心理狀態的因素之後，不論是覺醒水準、專注力的

養成、自信心的建立或是動機的應用，都不是在片刻就可隨即變動調整的，還必須有一

套完整的方式，找到適合的方式進入這種情境，這種訓練就是心理技能的訓練。 

 

 

                                                       
198 譬如打球一顆好球後，可以透過握拳或是大聲喊叫以便激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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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常見的心理技能的訓練主要是針對影響因素發展出來的，包括放鬆訓練，意象

訓練與注意力訓練。在放鬆訓練中，我們期望在緊張的狀態中，能夠藉由肌肉的放鬆來

降低壓力或焦慮的產生。在平日訓練之際，教練必須引導選手去體驗肌肉緊張與放鬆的

狀態，依據著適當的指引指導選手進行肌肉的放鬆，進而建立一套選手自我的覺察機制

與啟動機制，以因應緊張與焦慮的狀態。 

 

    意象訓練則是希望先行模擬訓練或比賽的各項情境，一方面增加自己使用動作的熟

悉程度，也對遭遇的對手有更進一步的了解，當面臨比賽之時，能夠有篤定的依據來應

對大部分的狀況，因此，意象訓練是教練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也是一般認為最有效的方

式。最後，是提升專注力的訓練，我們可以藉由平日的練習，將運動員身處緊張、焦慮

或分心的時刻中，重新回到軌道，譬如，在網球擊球的訓練中，我們常會要求選手擊到

球後，必須眼睛盯著球，將所有的焦點放置球上，透過訓練的安排，建立選手的焦點集

中。教練可以試著將比賽劃分為幾個階段，擬定每個階段所應注意的事項，也可先行設

計當遭遇情況時（如失誤使得注意力失去），重新喚回注意力的方法，如此一來，當比

賽有各種突發狀況介入的時候，能夠有立即應變的能力。 

 

    心理的因素是多變且複雜的，身體的表現也會受到心理的影響有所牽動，所以，運

動心理學的知識，是以一條合適的路徑，將身體和心理的狀態整合起來。並且透過心理

技能的訓練，藉由心理的篤定來協助身體進入正常的表現，並事先透過一連串的知覺性

考察，建立心理的應對狀態，使得心理遭遇特殊狀況時，身體不至於失控。換句話說，

運動心理學的知識是藉由自我內心的意識作用，在有意識的引導下，促使身體達到一貫

化的表現，對於教練而言，心理學提供身體與精神層面的解釋空間，讓教練得以在身體

運作的過程中，能夠在各項因素的交雜下保持穩定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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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生物力學的觀點－「秩序性」的身體 

 

    運動生物力學的身體概念，源自於對科學物理現象的理論影響。舉凡運動中所使用

的球、球拍、場地以及人體在自然環境中所衍生的運動現象都脫離不了物理劃定的範

疇。教練藉由物理現象的理論來解釋說明在運動過程中，身體存有的狀態與位置，並且

更藉由科學性的分析，來確認身體使用和各種自然現象199交會產生的運動表現。 

    運動生物力學是透過物理學的觀點，建構出運動世界中具有的身體秩序。這個秩序

是在物理現象的結構中被理解，本文經由運動學的觀點，發現身體存在的時間和空間的

面向，藉以指出身體存在世界的秩序；其次，從動力學的角度，指出身體建構動作秩序

的歷程是受到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影響；最後，藉由對技術分析的概念揭示，來凸顯受

到運動生物力學的概念影響下，形成整體性的身體秩序。 

 

（一）運動學－身體存在的基本秩序 

    時間是抽象的概念，在現今中藉由測量與設定的方式，使這個世界構造出明確的時

間概念。運動學的第一個範疇，就是探討在身體運動的過程中與時間產生的關係與結

構。譬如一場足球比賽的時間是 90 分鐘、游泳 50 公尺耗時 30 秒、網球的擊球與球接

觸的瞬間是 0.3 秒等諸如此類的時間現象，都是運動學探討的範圍。 

 

    運動學第二部分則是針對空間範疇進行探究，在空間範疇中，主要探討身體在運動

過程中，與各項事物產生的距離感，這種感覺主要牽涉著三度空間，包括高度、長度與

寬度。在運動中最常見的距離指稱包括場地大小的設定、運動器材的限制200等等，除了

靜止距離外，還包括了動態性的距離，包括與身體動作產生關係的距離，諸如鉛球擲遠

的長度、網球擊球後的彈跳高度與飛行距離、或者是跑了 5 公里等。 

 

                                                       
199 這些自然現象包括像是球體的飛行、氣體對球體的影響等，請參閱許樹淵：《運動生物力學》（臺北市、

合記出版社，2006）。 
200 包括球體直徑的限定、球拍拍面的限定、球網的高度與位置、籃框的高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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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就探討空間和時間，是無法完全說明身體存在的狀態。因此，運動學的概念，

是在分析身體遭遇的時間與產生的空間距離，彼此存在的結構關係。譬如，速度和加速

度的概念，就是兩者交會產生的結果。在運動的過程中，時間與距離往往是一個成績的

參考依據，但速度與加速度則往往是造就後續成績的關鍵因素，譬如鉛球擲遠，在相同

的出手高度下，出手的初速度越快，那麼推擲的距離也會越遠，而出手的初速度的取決

來自身體轉動至手部推蹬所引發的加速度，因而我們可以知道，在運動學中，時間、距

離、速度與加速度對於教練而言是一種主要參考的指標。在此，可以發現隱藏在身體運

作概念中的「基本秩序」，這個秩序是由物理的現向來解釋和說明的，教練憑藉著這種

科學性的認知，來形成對身體的基本看待。 

 

（二）動力學－身體形塑的動作秩序 

 

    在動力學的範疇裡，是在討論物體受到力的影響所引發的後續效應，亦即在探討力

與運動的關係。力量對於運動來說，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在許多運動中，必須擁有足

夠的力量輔助，才得以成就完善的運動表現，譬如，在美國職棒大聯盟中，投手必須投

出 95 英哩的快速球，打者則必須在將近 0.5 秒的反應下將球打擊出去，這些都必須擁有

強大的力量來完成。因此，在運動力學的領域中，動力學就是在探究如何依據自然的物

理現象，使得身體產生最大並且能夠使用的力量，在此部分中，最常見的就是藉由古典

力學，意即牛頓的三大運動定律來探究這些運動現象與其表現關係。 

 

    依據三大運動定律，衍生出的應用分別是慣性定律、加速度定律與反作用力定律。

慣性定律是說明「動者恆動、靜者恆靜」的物理概念，在運動現象中，這是最常出現的

特徵，譬如在體操項目中的平衡木上，想在 10 釐米的寬度中行走，必得維持身體的穩

定，保持穩定最常見的動作是將雙手水平張開。源由在於，行走平衡木是線性移動的方

式，行走的過程中將雙手張開，是增加身體行動的旋轉半徑，在啟動之際，較大的旋轉

半徑所製造出前進的動力較大的，依據慣性定律，想要破壞這個穩定，則需要有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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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力來破壞才得以達成，所以，雙手張開會比閉合的更容易維持平衡。其他像是田徑的

跑步動作則是因為向上提膝導致旋轉半徑變小，才使雙腿的抬高頻率增加，跑速才會加

快，諸如此類的應用不僅僅出現線性運動的現象中，在許多關於轉體運動如體操的翻

滾、單槓、空翻等動作，也是存有著許多慣性定律的特徵。 

 

    此外，慣性定律也提醒了一個重要關鍵，即身體的穩定平衡。因為當人欲產生最大

的力量之時，身體無法維持穩定，那麼身體與作用的地面會產生分離的角度，施力便容

易造成分力，進而失去力量的有效程度。如許多的教練會運用慣性定律的所引出的概念

來觀看動作過程的實施時，身體重心維持的穩定程度，並將施力的分力盡量減少，加以

轉換為有效的質量，再運用於動作表現中。 

 

    第二個影響力量的因素則是加速度定律，從物理的角度來看，力量的來源受到質量

與加速度的加成而有所變化，運動是透過身體來體現的，所以身體的質量固定，那麼加

速度就成為影響力量的關鍵，譬如，在推擲鉛球的過程中，在出手高度與出手角度固定

的情況下，影響推擲距離的就是出手的初速度，為了增加這個速度，現今許多鉛球運動

員開始利用轉體的方式，透過旋轉增加身體力量，進而提升出手初速度來取得較好的成

績。 

 

    第三個影響力量的關鍵則是反作用力，因為人體是一個有限的個體，並無法超出身

體的限制憑空衍生新的力量，但是卻可以藉由反作用力來增加力量，譬如在網球的發球

中，強調雙腳的向下推蹬，目的就是希望透過身體向地面施加的作用力，相對的產生反

作用力進入到發球的動作鏈之中，此外籃球的投籃、排球的扣球等等許多運動，都與反

作用力的施行有關。當然，在探究力量的來源上，不僅僅如此，還包括了力矩的概念運

用、轉動慣量、拋射體的概念等等，都是在運動生物力學中常見的探討重點，但絕大部

分的概念，是承繼著上述的三個定律衍生而來，所以，這三個定律是存在一種相互依存

的關係之上，彼此交互影響，我們往往製造出過大的加速度，卻也造成身體重心的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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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力量的呈顯大打折扣，因此，在三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點，是一般的運動教練最

重視的課題。 

 

    因此，可以發現在身體構造出力量的背後，有著許多的結構。要產生最大的身體力

量，是必須考量力量的運用和重心的穩定程度，憑藉這樣的觀點，運動生物力學加以構

造出許多運動項目中，理想的動作形態，以便獲得運動表現的最佳效果。 

 

（三）技術分析的形成－整體身體秩序的證成 

     在運動生物力學的發展中，建立理想的動作形態，運動學界稱之為技術分析。理

想的動作形態是結合身體各部位的運作而成，為了找到最有效的狀態，運動生物力學透

過精密的科學儀器來觀看身體在運作的過程中，達到最大力量時所形成的各部位的肢點

關係，藉由科學化的數據來訂定身體發展的技術面向。 

 

    譬如，在網球的發球技術中，有擺盪式和固定式兩種引拍方式，透過運動生物力學

的分析，就可以知道兩種引拍方式存在的優劣。在擺盪式中，引拍的振幅較大，因此力

矩較長，擁有較大的發球力量，但由於擺盪的緣故，使得身體在運作的過程中，重心不

易保持平衡，所以穩定性較低，相對的，固定式就擁有較高的穩定性，但對於在產生的

力量上就較為缺乏。在運動的現象中，不同的運動總類與項目，都擁有不同的技術取向，

透過運動生物力學的介入，就可發現每種技術所存在的優點和缺點，這樣一來，教練就

可以依據著對選手的判斷，選擇合適的技術發展。 

 

    在現今的技術分析上，不僅是著重對身體動作結構的分析，更透過技術分析的原

則，來獲取技戰術的策略考量。譬如，在 MLB 的總教練手中，都有一份全聯盟打者的

資料，這份資料記錄了打者的所有技術指標，以及附有的習性，包括對球種的適應度、

內外角球位置的打擊率、有人在壘上的打擊率等等資料都被加以分析出來，教練會憑藉

著這份資料來做出因應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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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教練來說，運動生物力學的概念就像是引導身體的引擎，不斷的透過自然的現

象，找出最適合與最有效運動的身體型態。同時，這個概念也協助教練在訓練上能夠有

更準確的依據，使身體在運動過程的表現上，隨時都能達到最理想的型態。這種理想的

型態是藉由分析身體的動作結構來構成的，透過身體的結構組成，醞釀形成一種身體運

行的動作鏈，也形成身體動作的整體性觀點。 

 

    所以，運動生物力學的觀點，提供看待身體達到最大效益的一種取徑，並且，透過

對身體應對情境的表現加以分析，獲得更多相關的資料，藉以擬定適當的戰術與戰略。

最後，運動生物力學給出了身體存在的時間和空間關係，藉由這種概念，讓教練得以更

加的明白身體如何透過自身的結構組成、變化，產生最為有效的運動方式。 

 

四、對同一性知識的反省－「存在一般」的體驗 

 

    當反思教練存在的身體知識時，不自覺的進入對「本質」的追求，從教練經驗中找

尋「固定的」、「普遍的」特性。我將教練視為運動場上的知識人，擁有各式各樣的學理

性基礎，這種基礎是由「科學性」的方式開展的。因此，教練認為科學性的知識可以解

決一切問題，身體的生理構造與機能就找運動生理學的理論來因應，心理和身體的交融

關係，就由運動心理學來詮釋，身體動作的運作和連貫性，就透過運動生物力學來開拓，

每種運動現象，都有其科學性的依據，在這樣的結構中，形成同一性的整體知識。 

 

    但，在教練的經驗中，身體不全然以明確、一致的狀態被理解，旅美知名的投手郭

泓志，在 2010 年的大聯盟賽事中，以 1.20 的投手防禦率，打破道奇隊隊史以來最低記

錄，但卻在隔年陷入了投球失憶症的危機中，探尋不到那個穩定投球的身體感，原先我

們認定技術存有的特性，整體性的身體觀點、穩定性的身體秩序和一貫性的身體傳承，

都在瞬間失去了蹤跡，不只郭泓志，闖蕩多年的王建民，甚至現在發光發熱的陳偉殷，

都會面臨身體的失序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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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貞治201的人物傳中，也可以發現這種身體失序的特性，王貞治是一名優秀的棒

球員，對他而言，所有的棒球技術都存在著確定的事實，擔任總教練就是試著將既存在

自己心中的身體知識，傳授給選手。但他卻在傳遞的過程中，與選手的產生莫大的衝突。

「他怎麼會打不到球呢？」、「為什麼不每天練習一千次的空中揮棒呢？」「那個球只要

一出手，肯定是全壘打，怎麼不揮棒呢？」，在他的心中經常在訓練的過程上出現這些

問號202，他無法理解為什麼那麼明確的身體動作，我可以做得到，你們卻做不到，因此

他認為是選手不夠用心，以辱罵的方式來訓練，也因此與球隊內的選手產生隔閡和衝

突，導致戰績一落千丈。後來，他試著調整，重新的思考才明白身體的隱晦與不可控制

性，身體並非是如你所想，想要怎麼做就可以做出來，身體也並非如此單純的被你掌握。

換句話說，身體在整體的秩序中是固定的、明確的、一貫化的，但卻又是失序的、不穩

定的、隱晦的存在。 

 

    在反省教練的知識中，建立的同一性結構，為了達到「本質」的訴求，而將隱晦的、

差異的、不明確的身體概念暫時擱置。所以，身體知識的存有除同一性的認知結構外，

還有另一種存在的樣態。這個存在，是一般性的身體遭遇，是在反省的過程中，容易被

忽視的存在特性；是以變異為依，是在既有的認知框架和結構之外的，所以，這種身體

的樣態是以「隱晦」的方式存在運動現象中。 

 

 

 

 

 

 

 

                                                       
201王貞治是世界知名的棒球員，生涯共擊出 868 支全壘打。在選手生涯退役後，先後擔任日本職棒巨人

隊及大榮鷹隊的總教練，更於 2006 年舉辦的第一屆世界經典棒球賽，帶領日本隊拿下冠軍。 
202 請參閱蔡世蓉、王慧娥譯：《做好王貞治》（臺北市，夏日出版社，201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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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存經驗的知識觸動－「為我」享受的概念建構 

 

    透過對同一性知識結構的反省，使隱晦的身體姿態浮現出來。這種身體現象與同一

性的知識不同，同一性是經由自我反省獲得的身體概念，而隱晦的身體樣態是發生於起

源之初，在尚未有任何自我的認定之前發生的樣態，這種樣態無法以形式化或秩序化的

結構被理解。所以，我試著將一切形式化的身體表現暫時擱置，從身體在現象呈顯的原

初狀態，進行思索，找尋一種未經主體影響過的身體存有，期望藉此發掘存在一般的身

體概念。 

 

    存在一般的身體概念，是指向無人稱性的，在自我進入反省身體之前，就已經存在

的概念。這種匿名性的存在一般，背負了存在的重負，產生畏懼的特性。教練會極力的

逃離這種存在一般的枷鎖。這種存在是教練面臨不確定的紛擾、不對應的身體感受和失

序的身體狀態，將原先明確的、正向的觀點，都顛覆成隱晦和負面的訊息，這種存在是

列維納斯所言及的 il y a 體驗。教練逃離的方式，是藉由自我意識的作用，透過將一切

外在的知識和訊息，轉變成「為我」的知識體系，換言之，藉由對外在知識的吸收形成

自我的能量，藉以解決 il y a 形成的存在困擾。所以，教練會將一切的理論和知識，透

過自身的享有，將理論落入實踐，形成教練的經驗，在經驗中建立真正的教練知識。 

 

一、存在一般的身體經驗 

    下列將藉由三種對應面向反思身體存在的一般狀態，分別從「顛覆明確的身體概

念」、「失去一貫化的傳承」與「打破身體的秩序」。透過第一個面向，發現在明確性的

同一性結構裡，身體是保有著許多不確定性的感受；第二個面向，則是從身體傳承的一

貫性中，發掘仍有不對應的身體感覺存在身體延續的脈絡裡；第三個面向，從秩序化的

同一性結構中，發現身體是存在於對秩序崩解的畏懼的狀態裡。經由三個面向的反思，

得知存在一般的身體經驗是以隱晦的姿態存在同一性的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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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顛覆明確的身體概念－「不確定性」的身體感受 

 

    教練的責任，是依據完整的知識體系，做出適當且合理的決策。因此，教練的知識

被視為是客觀的、明確的。譬如，在訓練中，教練觀看動作的呈現，藉由知識的觀點，

就會進入對動作的反思，將每一個動作歸類到適當的體系中，進而發出明確的意識給

予，像是「這個球擊得好」、「這個身體轉動的快」。 

 

    所以，身體存在的姿態，總是教練思考「後」的產物。這樣，無法真正的顯示，身

體存在運動現象中的一般型態，因為這樣的身體總是受到教練之「我思」的影響。因而，

我們試著回到意識發生的前一刻，在教練尚未介入事件，進行分析領悟之前的身體狀態

中，可以發現，身體的呈顯處在一種混沌不確定性的狀態之下。譬如，在王建民因傷復

健的期間，洋基隊的投手教練 Guidry203透過既有的經驗與影像的分析對其進行伸卡球的

練習，期望回復到過往的水準。Guidry 帶著明確的身體圖像進入訓練，於訓練過程中，

時時刻刻都給出明確的身體提醒，但是，身體的變動是無法預測與掌握，每天都以不同

的身體狀態與動作表現現身於世。對於 Guidry 而言，今天提醒腰，結果投球手抬得太

低，明天提醒手，結果腰部轉動的太快，每種現象，都反映身體呈現著不確定性的特點，

彷彿永遠無法加以明確化，在這個運動世界中，身體總是存在著變動運行著。 

 

    這個現象，可以得知在每種動作的過程，身體會帶著明確的圖像進入不穩定的狀

態。教練是直接的面對身體不確定性的衝擊，意即在準備訓練的過程中，掌握明確性的

指標，其根源就是希望能夠確立這種不確定的身體晃動，因此，在動作訓練的前夕，教

練總是帶著不確定的心情進入運動之中。 

 

 

                                                       
203 Ronald Ames Guidry（1950 年 8 月 28 日－），曾為美國職棒大聯盟洋基隊的球員，後來在紐約洋基隊

擔任投手教練，王建民認為 Guidry 是影響他進入大聯盟最深的人，請見陳榮彬、許傑明譯：《沉默的王牌：

王建民》（臺北市，時周文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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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不確定的現象，不僅是單一事件的發生，而是普遍的現象。在訓練過程中，遭

遇不確定性的洗禮，或許會這麼想，「大概是對身體圖像的建立不夠清晰」，於是便想進

辦法來加強這個身體的圖像的確認，透過書籍、透過影片、透過許多的方式來解決，但

是，往往可以發現，身體就是會失控的超出預期，當教練不斷的找尋方法解決，在看似

解決的那一刻，另一端不確定的感覺卻又出現了，這種不確定性的身體感，就像是在摸

不著邊的黑夜中，小黑蚊嗡嗡作響，你想要打它，卻因為漆黑而遍尋不著，但它就是這

樣的擾人，你卻無能為力。當從計畫擬定開始，「它」提醒著我們考慮不確定性的狀態；

在實踐中，不論是身體鍛鍊或是修正動作，「它」無聲的敘說著不確定性的身體表現，

令我們必須有所應對；在每次階段任務即將完成之際，它卻突顯了更多不確定性的事態 

。 

    換言之，對身體的實存感受，總是意識「不確定」的發生，但卻也說不出這個不確

定是指向著什麼，因為，永遠有比預期更多東西存在，教練不斷的感覺到不存在的東西

以隱晦的姿態存在那裏。所以，不確定性的身體是一種絕對的在場，不論我們對知識、

身體圖像、技術指引、訓練的計畫、策略或是任何事件的掌握有多麼的熟悉，這種不確

定性感都不會消失，它就像一種沉默的威脅，時時刻刻的出現。 

 

（二）失去一貫化的傳承－「不對應」的身體感覺204 

     

    在教練的指導經驗中時，時常可以發現身體存在著一種不對應的感覺。記得在一次

訓練選手的過程中，在指導截擊的動作時，我說，「截擊，是用身體向前將球碰撞出去，

那種感覺是用腳去迎向球，並非用手去迎擊」，選手在打完一輪後，向著我說：「我都是

用身體打球啊，怎麼可能用手去打球，我的眼睛也一直看著我的擊球和身體移動，所以

應該是……」。後來，我拿起攝影機，以實際的錄像進行討論，影片顯示，他在打球的

那一瞬間，手部比身體率先向前移動，明顯的是以手部來打球。 

                                                       
204 在此使用感覺而非前述的感受，是因為感受是被動性的接受，感覺則除了接受外，還帶有自我感官的

覺知，是在主動性與被動性的交互作用中產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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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中，身體的知覺常與自己的思想是不對應的關係，你做的並非如你所想，你想

的也並非你所做。透過意識的作用，攜帶著穩定的身體圖像，進入自我的覺知，在無形

中，身體會受到意識的牽引，將確定性的身體圖像與自我的覺知連結在一起。因而，在

不知不覺中，真正的圖像被自我的覺知遮蔽了，獲得的是一種建構式的理想圖像。 

 

    身體存在不對應的狀態中，這種不對應的狀態，除了是藉由想像得確定感影響之

外，另一個就是身體控制造就。一般認為，身體是可以被控制的，因為自我擁有主動權，

使我要跑就可以跑、想跳就可以跳，身體表現是在可控的狀態下完成。但是，實際上的

遭遇，身體卻不那麼容易的接受控制，它總是在控制與非控制的邊緣走遊走，譬如，在

一次大專網球排名賽中，在賽前的策略提醒中，我告訴選手，千萬別吊小球，再三叮嚀

下，結果下去的第一顆來回球，選手就放出小球。後來，我們在事後討論了這件事，他

帶著訝異的眼神說，：「我也不知道為什麼我會調小球啊，就這樣啊」。而在 Pill Jackson

的教練經驗中，三角戰術是其用以稱霸 NBA 的關鍵策略，但是在三角戰術的的跑位上，

有許多次戰術的設計是 A-B-C，可是選手跑出來變成 D-E-F，當回頭問選手為何會這樣，

Michael Jordan 等人都訝異為什麼會問這樣的問題205，這應該是正常的。 

     

    換句話說，在知覺的狀態中，本身就呈現著分裂感，現實和理想之間游走。因此，

身體是無法時時被掌控進入教練的設想，唯一能做的只有貼近理想圖像，藉由不斷的訓

練，將身體無意識化，既望身體能夠構造自身的邏輯系統，在關鍵的時候，以貼近合理

的狀態，迅速的加以應對，這是教練的經驗中，最常存在也最困擾的問題之一。 

 

（三）打破身體的秩序－恐懼感的現身 

 

    當預想確定的身體圖像與固定的身體形式，進入實際的經驗中，發現原本確定的、

可以掌握的身體，一點一滴的遭受崩解的時候，就容易陷入一種黑暗的氛圍裡。 

                                                       
205 請參閱唐諾譯：《永恆的飛人：麥克喬丹自述》（臺北市，麥田，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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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有一次比賽，選手輸了球到場下，我們事後檢討。在比賽的過程中，許多時候

應當攻擊的球沒有攻擊，該防守的則打得太過冒險，似乎進入一種失序狀態，我問說：

「你是緊張嗎？焦慮嗎？害怕輸球？」，沒想到他的回答是這樣：「我沒有緊張，也沒有

焦慮，那種感覺也不是害怕輸球，因為輸球很正常，但是就是有一種莫名的害怕，讓我

不知道在怕甚麼，所以打起來就綁手綁腳。」。這種現象，是一種身體的隱晦世界，在

這裡，身體沒有任何的秩序、沒有任何的確信，沒有事實的確認，也沒有事實的存在，

徒留的只是不斷變動無法掌握的感覺，這種感覺會形成單純的畏，這個畏沒有對象，沒

有來源，就是畏懼的感覺始終無法消散。教練時常感受到這樣的經驗，面對身體，感覺

叫天天不應，叫地地不靈，你叫他往東，他給你東南西北亂竄，身體是以不明確、無法

具體的樣態不斷的出現在教練的眼前，使教練心中產生無名的畏懼感。 

 

    畏的意識，是沒有意向性的意識，自我無從掌握畏的根源，更無法將「畏」對象化。

每一次的身體事件都是一次性的純粹事件，是獨一無二的、一次性的發生，使得無從掌

握也無法加以弄清，只能帶著不確定性的心情，去面對運動世界所帶來的畏懼襲擊。這

種畏懼，會形成重大的壓力層層襲來，逼迫教練的生存狀態。教練的工作，每件事都需

要確信的認可，方得以規劃出理想的願景與實踐能力，但畏的出現，揭露出教練的無力

抵抗，身體不斷的面向不確定性，即使透過許多的方式尋找確定的路徑，卻發現依舊徒

勞無功。教練面對身體的畏懼，彷彿是找不到回家路途的候鳥，不斷的在茫然的運動世

界中飛翔，沒有房舍、沒有指標，只有著一種預想的方向，用擔心害怕的心情，朝著那

裡前進，這是一種生存的重大壓力，那種畏時時刻刻在你耳邊喃喃低語，你想要拋離也

無法拋離。 

 

    因此，實存的身體感受，是一種絕對的缺席，也是一種絕對的在場，一切都以不可

能發生的型態發生在教練的面前。教練無法用整體性建構的體系來迎向這個氛圍，也不

可能將自己包覆起來，鎖在一個角落裡等待著外援。教練只能選擇裸身在這個黑暗中，

面對事件的襲來，再努力的逃離這種經驗的束縛，盡可能找尋貼近身體發生樣態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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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這種實存的身體樣態，是在教練反省層次之前就已存在的事實，是無人稱匿名體驗。

因而，真正身體存在的經驗，是不經任何自我意識的作用，就已經存在的事實，故這種

實存的身體姿態，體現出存在一般的真正特性，是無人稱性的，是不會受到不同個體的

詮釋體會而有所不同，它就是以原初被遭遇的姿態，存在於運動的現象中。 

 

    這就是一種 il y a 的體驗，體驗到的並非是一種純粹的虛無，而是對存在這件事的

恐懼，是感覺好像有東西卻又什麼都不是的恐懼，感覺我們掌握了，卻又甚麼都摸不著

的恐懼。Il y a 體現出我們永遠無法掌控這種無序的存在、更不知道這種存在是什麼，

這種恐懼的根源是最深層的，因為我們很有可能都不清楚自己在害怕甚麼，但是害怕的

感覺卻不斷的出現。 

 

    不過，教練不會甘於如此，它必定會嘗試從這個重壓的存在狀態中逃離。透過自我

意識的作用，暫時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在黑暗中，藉由意識掌握身體的概念，使自身

能夠坐落在世界之中，讓身體的概念與我產生關係。所以，身體的知識不是在外在性的

認知，而是經由自我的內在性作用，使「我」吸收外在性的知識，形成自我成長的養分，

在逃離畏的束縛中，建立一套「為我」的教練世界。 

 

    因此，在運動教練這條路之時我們無時無刻受到這種存在狀態的叨擾。這個叨擾是

一種生存的重壓，也是一種喃喃的窸窣聲，即便如此，它卻是促使教練逃離那個重壓的

原動力，是教練經驗成長的重要關鍵。因為，教練必定要逃離這個壓力、無時無刻的解

決這個四處襲來的重壓，所以，教練會透過一連串的意識作用，找到「我」的位置，從

存在一般的狀態中，將自我呈現出來，形成我的經驗世界。就在這種結構中，教練的經

驗在面臨衝擊下不斷的向上提升，也不斷的建構起教練所具備的經驗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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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為我」的經驗知識－從「客觀性」到「有效性」 

   科學性的身體觀點，是具體而明確的，也具有固定和普遍性的特質，但完全以科學

性的身體觀點進入實務經驗的時候，常會有隔閡。因為身體並非容易進入控制。整體性

的理論觀點站在客觀範疇的基礎上，將身體現象進行歸類，在歸類的過程中，藉由對現

象不斷的化約，形成「同一」的簡化體系，故與實存的身體經驗間，保有種某種距離。 

 

    不過，透過理論的建立，得以推估實際身體經驗可能發生的樣態，在隱晦性藏身的

狀態中，找到一個指引的方向。理論觀點的提醒，促使面對不斷混搭的身體經驗生發時，

產生聚集的目光，從此處出發，去體會與理解身體的存在狀態。換句話說，教練做為理

論與身體經驗的橋梁，透過訓練、透過想像、透過預測、透過分析、透過判斷等將理論

與身體經驗產生連繫，進一步去建立對身體的認知。 

 

    教練的身體，雖不像選手立即的在動作上、技術上即刻的展現出來，但是教練仍在

其經驗歷程中，用身體應對運動世界，感受每一個基點、每一個空間與時間的現象開展，

在身體經驗中，同樣具有著深化的特質。面對運動身體知識的隱晦性，教練經由自我的

身體的劃記，建構出應用的身體觀點。這個觀點是奠基於教練的實踐經驗，是教練為求

逃離存在束縛而開展的經驗，這種經驗是建立在教練自我的享受過程。這種享受過程是

教練應對著身體的給出，經由理論和經驗的結合，產生的「有效性」經驗。 

 

    有效性的建立，是一種發展的歷程，這個歷程是由教練來引導的，教練透過一定的

程序與方式，開拓有效性的身體經驗，並透過在經驗過程中不斷的反省與調整，使有效

性的建構得以更加完善。以下將從經驗的需求層次中，探究教練憑藉著理性知識與經驗

知識的交相應用中去建構這種有效性的身體。在理性的知識上，提供清晰的發展歷程；

透過想像空間去開創更多的經驗來源；接著反思自我的經驗歷程，這種經驗包括過去的

運動經驗、生命經驗與生存經驗，藉以觸發更多經驗的取徑與方向；最後在實踐的過程

中，不斷的進行調整，經由身體經驗整合出一條屬於「為我」的知識理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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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科學性的知識中發展經驗－「吸納」同一性的知識 

 

    從理論知識著手，是教練面對詭譎多變的運動情境的第一步。運動科學的理論絕大

部分藉由科學的分析與方法，將諸多運動現象進行歸類與統整所形成的體系。在這個體

性的形成中，強調客觀性與一致性，因而其呈現的是運動狀態中是一般的表象，同時也

是最精準的劃記。 

 

    一般而言，科學性體系的建立，是教練吸收相關書籍的閱讀而產生的。其中，包括

體育學科的理論知識、一般訓練的運動知識、專項運動的理論知識及相關運動的比賽知

識等206，透過自我的吸收，來建立面對經驗的許多原則與指示，如從運動生理學的觀點

設計提升身體能力的訓練方法、透過重量訓練來加強身體爆發力與敏捷性、透過技術分

析來建立身體動作的型態……，許許多多的要點與細則，多從科學性的知識的吸納中建

立。 

 

    所以，教練帶著這樣的認知進入身體經驗，強調穩定的訴求，清楚的建立模式，追

求普世共同的本質。這種科學性的身體經驗，是預先經過安排的，其經驗存在著一致性

與共同性的，沒有太多的差異性也沒有太多的不確定性，就是將其作為基礎。這種科學

性的經驗是教練經驗的起始，用來釐清自身的作為、確立發展方向，對於建立動作型態，

擁有較明確的認定與依據，透過基礎的強化將基本動作穩固建立。 

 

    教練依循科學性的路徑，一方面明確指出清晰可見的動作概念與身體展現的未來，

另一方面也依循著這個體系所規範的秩序與制度，一步步的向前邁進，在確定性與穩定

性中，進入實際的身體經驗中，以清晰明確的手法進入經驗脈絡的體會，藉此作為教練

知識的起點。 

                                                       
206 請參閱劉一民、周育萍：＜運動教練實踐經驗的知識探索－窺見一位網球教練的知識世界＞，（臺北

市，運動文化研究，2008），第四期，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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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教練經驗的開拓，是透過自我去認記的，吸納同一性的知識養分，回到自身

的作用，通過內在性的作用，使這套理論知識消彌與自我的距離，實際的進入我的經驗

領域中，這個知識的建立才具有意義。因而所有的理論知識對於教練而言，都只是外在

物的存在，唯有通過自身的消化，科學性知識才得以成為教練的知識。 

 

（二）從想像形塑經驗－「融會」207同一性的知識體系 

 

    循規蹈矩的設計、安排進入訓練，是教練遵循的法則，清晰明確的指引，更是教練

的依循途徑。但真正的好好思考，這些同一性概念的動作指涉，傳遞到每人身上，再表

現出來，總是造就不同的效果與型態，可以說是個人經驗的差異性使然，但若回到最初

的狀態去探索，可以發現，當教練吸收知識的那一刻，本身就帶有著一種想像進入認知、

想像存在知識中的身體圖像、想像連結概念與身體的關係、想像未來身體經驗的走向、

想像概念所傳達的身體感覺、想像身體在空間展現的意象、想像著選手的運動能力、想

像著選手的思緒……等，許許多多的想像，都在具體的概念與隱晦的概念中，不斷被教

練構造出來，一方面具象化、另一方面抽象化，在經驗歷程中，遊走抽象與具象中之間，

透過彼此的融合過程，逐漸的形成一套適當的知識理路。 

 

    當然，這種想像並非天馬行空，而是有所指涉，根築在「同一性」的架構下發展，

在結構性的認知概念中發揮的想像創造。如國內知名桌球選手陳正高到大陸接受訓練，

大陸的教練在教抽球的時候，說拉球就像拉毛巾一樣，「緊快拉」，要緊又要快拉，這個

想像意象的傳達，敘說在拉球技術過程中，手部從放鬆到緊繃，緊繃再加速的經驗歷程。

教練透過這種想像的意象，使許多理論概念，透過生活世界的中介，具象化體現出來208。 

 

                                                       
207 本研究將融會與貫通分開，是由於在想像形塑的階段中，強調的是融合與會通同一性的知識，進入經

驗的形塑，而貫通則是表達在基本經驗形塑後，藉由經驗與經驗的交會，形成一種更連貫與通達的知識，

是更為動態性的。 
208  請參閱陳正高：＜桌球國手與菜鳥選手的生命衝擊 : 一段運動生命故事的敍說＞（臺北市：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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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的作用不僅是做為概念圖像與實際經驗的連結，還可能誘發出嶄新的經驗型

態。在發生的當下，想像做為具象化概念的連繫，還指涉著未來，譬如，教練想像著選

手需要建構的能力、想像著未來的技術發展、想像可能面臨的挑戰、想像身體經驗的變

異…….等等，這種想像做為對未來的觸發，使經驗本身，透過想像生發出現象的多元性，

讓更多的經驗型態浮現出來。這些型態的發生是在「同一性」的知識體系下，走出另一

條路。譬如，在 1970 年代左右，網球反拍的技術大都以單手為主，但在 1980 年代初期，

面對著球速與力量的逐漸提升，突然有教練想像用雙手的方式進行反拍擊球，加以控制

球的力量與方向，發展近二十年後，雙手反拍成為現今網壇的主流技術。因此，想像的

作用，在教練的經驗歷程中，做為染料而存在，一方面將概念性的身體樣態加以描繪出

來，另一方面則是增添更多繽紛的色彩與無限的創造空間，為經驗的融會提供更多元的

角度。 

 

    這種想像性的經驗，為教練知識的有效性提供一條明確的連結，也為隱晦的身體經

驗提供一種開展的方向，藉由適度的想像，凝聚思想體現概念，創造出更多元的經驗試

探，進而找到適合的知識應用。 

 

（三）從經驗生發經驗－「貫通」同一性的知識體系 

 

    經驗本身就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東西。許多的哲學家希望藉由人類的思考能力來思索

經驗本身，期望找出經驗存在的理路，但一直遭受許多的障礙。根本的原因在於經驗本

身充滿了隱晦性，經驗的存在是透過事物的呈顯加以確立的，但將經驗體現而出的過

程，充滿了具體與隱晦的混搭，因而教練的經驗體系，有許多是看不到的特性，存在經

驗流中，等待著我們去挖掘。 

 

    教練建立有效性的知識，除科學性的知識，另一個來源就是自身的運動經驗。這種

經驗主要可分為兩部分，一則是自身的運動經驗，另一則是擔任教練的指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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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練經由反思自我運動經驗的過程，包括學習的經過、操作動作的感受、「關鍵技

巧」的領悟與在相關的狀態中身體應用的適切性等，都作為自我知識取用之地。除自身

經驗外，還包括擔任教練的經驗，像解決問題的經驗、與他人互動的經驗、設計與規劃

的經驗等，這些在教練的歷史脈絡中，經歷過的一切會隨著時間的堆疊，潛藏在教練的

身體裡。這些經驗，平常並輕易的現身，是當教練遭遇了類似的狀況，或相關情況的觸

發，進一步的反省後，才能將經驗抽拔出來。 

 

    於是，這樣的經驗隨著事件與時間的層層堆疊，形成教練依賴的體系。這種體系是

由教練自我建立的，代表的一種有效性的認可。這種有效性是針對過往經驗的反省，透

過自我的思考作用去蕪存菁，將合適的選擇或做法存留下來，並且，重要的是必須近入

和「同一性」的知識進行交叉比對，形成符合客觀性原則的經驗知識。 

 

    在目前的運動世界中，許多的優秀選手退役後即轉任教練，就是將過往自身所遭遇

的經驗，加以傳遞讓選手知悉，只是，這種自我經驗的檢視，還必須透過科學性知識的

交互運用才能夠真正的建立。因為，除了動作的經驗外，教學方法、語彙的使用、身體

的知識等許多面向的認知也是成就教練的關鍵，因而優秀的教練是藉由經驗的積累和理

論的搭配而成就的。一方面透過不斷的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增廣自身的經驗體系，另

一方面藉由理論的確立，使經驗能夠轉變為客觀有效的知識。 

 

    因此，教練透過對自身經驗歷程的回想，抽離出經驗所帶來的意義。經由觀看自身

經驗的堆疊、反省，再透過實際經驗的發生來重組舊經驗、進而創造出自我面對經驗的

方式，再透過科學性理論的輔佐，使自我融會貫通整個知識結構，這是教練知識中，藉

由經驗開啟，最個人化也最寶貴的意涵，這種思維，也使每個教練的存在具有各自的不

可取代性，讓每位教練都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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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實踐調整經驗－「創造」為我的知識體系 

 

    從理論的規劃預想的經驗理路，透過一步步的想像、澄清與確立，逐漸的將身體經

驗的感知，一點一滴的建立起來。這些經驗的理路，最終還需透過教練的實踐才得以確

立。在實踐的過程中，透過理論的鋪陳，劃出各式各樣的身體經驗，藉由實踐的操作，

進入調整，將有效性的身體經驗浮現出來；在與他人互動的歷程中，透過想像的意向去

連結各式各樣的關係，將這些隱晦的關係逐一的具體化，並藉由想像的思索，創造出跳

躍性的經驗論調，躍出既定的經驗典範，創造出新的經驗（技術或動作）型態的可能；

在自己的經驗歷程中，不斷的自我摸索與領會，將各式各項的經驗，透過自身的探索，

逐一的建構應用性的教練經驗，並讓經驗的層次層層提升。 

 

    這些經驗的可能性，是在教練實踐的過程中完成的。透過實踐的給出，教練邊做邊

想、邊做邊學，將原本龐大且複雜的經驗，一一的歸類，納進自我的經驗體系。這個經

驗體系，是收編著各式各樣有效性的做法，這個有效性是經由教練自身證成的，所以，

教練建構的主體經驗，形成一套去蕪存菁的寶貴資產，是透過教練自我的印記所留下的

痕跡。 

 

    這四種經驗發生的狀態，在教練經驗的歷程中，相互牽絆著前進，他並沒有一定的

發展秩序，而是在彼此混搭的狀態中發生的。這種經驗所給出的知識性意境，是教練自

我在有效性的訴求下，發展出的同一性體系，這是一種「為我」的知識建構。 

 

    在這個體系中，所有經驗的意向都朝著有效的解決發生的狀況而產生，這種經驗充

滿了立即性、迫切性與十足的張力，牽絆著教練經驗的運行。因而有效性的身體知識，

是一層又一層的同心圓概念，由理論的基點開始運行，於其中透過經驗不斷的堆疊與增

補，在隨時搭配理論概念的雙重引介下，使這樣的身體經驗越來越整全、觸及的經驗空

間也越來越廣闊，慢慢的形成一套「為我」所用的教練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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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我」知識建構的反省與澄清 

 

    教練的知識，是從絕對外在的客觀性走向「為我」應用的有效性，從而建立起教練

的知識體系。在知識的建構中，一切求知的訊息都來自教練自我的攝取，這種攝取的原

動力來自於解決教練所面臨的存在重壓，因此，教練的知識體系建構是基於「為我」的

需求而引發，這是一種自我享受的經驗。以下，將從教練知識結構先反省自我的位置，

將「為我」的特性與「意識」的關係揭示出來，再透過享受的概念，描繪教練在為我享

受的存在中建立知識體系的內涵。 

 

1.在教練知識的結構中「自我」的位置 

 

    教練的知識體系是經由對同一性的確認，建立以「我」為中心的理論開展。因此，

自我意識的作用，是教練用以認知、建構自我的關鍵。意識的誕生象徵自我的位置，也

讓存在的現象藉由「我」的意識，使任何的事物與我產生意義的關聯。所以，雖然教練

經驗中的生存重壓，是無人稱性的壓迫，沒有確定的對象與來源，但透過自我的確立，

使自我能將現象以「為我」的姿態揭露出來。 

 

    關注自我意識的發生，是察覺身體存在一般的狀態，在這裡，身體與自我透過意識

作用產生關聯，換言之，教練的經驗知識，是從許多身體的樣態與「教練之我」產生關

係中去建立的。教練透過「自我」意識出現之前，身體是先於任何理解、任何時間與視

域的存在，但是，藉由教練的出現，得以通過「這兒」209去找到關於我所引發出的身體

關係，具體的說，意識作為連結我與身體現象的位置，通過「這兒」，凝聚教練的經驗

體系，同時也確立教練存在的位置。 

 

 

                                                       
209 這兒是指意識發生的原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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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我與身體的諸多意識關係的面向，加以結構化、秩序化，就會形成整體性的知

識範疇。在這個範疇中，藉由意識的出現來確立教練的角色、教練的使用、教練的看法、

教練的調整，故教練不是透過思想來成就知識，而是透過「為我」的核心，來追尋教練

知識的建立。這種態勢，使教練的知識充滿著孤獨的氣息，這種孤獨，並非是指教練獨

自一人存在這個社會，而是形成教練知識的位置，是自我去體悟、反思、應對加以形成

的，這種孤獨說明教練與運動世界產生關係之前，是透過身體的經驗與存在感，將一切

的身體概念與自身鎖在一起，這是一種封閉而有限的自我狀態，但也確實表現出教練的

知識，所以，教練的知識是在孤獨的自我的作用下產生的。 

 

2.作為享受而開拓出「我」的經驗知識 

 

    列維納斯提醒我們，自身孤獨的存在是透過自我的享受來開拓的，換句話說，絕大

部份的生活經驗，是為了滿足自我的慾望拓展的，有鑑於此，我試著從教練主體的位置，

去思考教練在經驗的過程中，享受的建立與欲望的生成，勾勒出從教練的立場出發建構

的整體性知識概念。 

 

    教練經驗所建構的知識體系，是建築在自我的需求之上所引發的行動認同，其作為

是透過將不同於教練自身的概念，經過自我的消化與吸收，轉變成適當的能量，應用到

教練的歷程之中，這種需求的存在，是教練經驗中建構自我知識的根本動力。 

 

    需求的產生，是因為意識到自我的需要，教練的需要，最主要在於使選手技術或能

力提升，但在過程中必定遭遇許多的狀況。教練面臨的問題，在於身體的不確定性、不

連續性與非秩序性，想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就必須使身體概念明確化、一貫化、秩序化， 

教練透過對外在知識理論的吸納，並進入自我經驗的實踐，來解決這種需求的產生，期

盼將身體概念以顯見的方式被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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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練還存在著超越的需求。面對運動技術不斷的開發，技術層次越來越高張之下，

教練對自我能力也蘊含著超越的需求，因此，透過知識性的作用，不斷的更新與創造新

知，再經由對經驗的反省，達到自我超越的境地，這種超越不僅停留在認知，還包括技

術的使用、教學的方式、語言結構的應用等等和教練經驗有關的，都會成為需求的來源，

教練就在不斷的面對需求的出現時，透過自我的作用，努力的解決，形塑出自我的知識

體系。 

 

    運動的世界是追尋卓越的世界，象徵不斷的超越，為達超越的目標，需求就會成為

欲望，一種永無止盡的需求產生。在追求卓越的歷程裡，不斷尋求更高的、更遠的超越，

教練就在這種欲望的追尋中，達到對自我知識超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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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為我」開拓的理論性觀點－「靜態」和「動態」理論的交融 

 

    教練經驗所建構的知識，是在科學性與經驗性的混搭狀態中完成的。這種混搭狀

態，在思想、身體、與自我間的互動中形成。在思想的層次上，遊走在確定與不確定之

間，找尋明確化的軌跡前進；在身體的層次上，在具象與隱晦之間擺動，企盼建立固定

的身體基礎，藉此形塑技術；在自我的層次中，顯見與不顯見的經驗交疊著出現，從反

省中獲得知識的確立。這三種層次的出現，構成了教練主體經驗中用以認知的一種體

系，這種體系的建立，是將包羅萬象的教練所經歷的現象，透過自身的取用，成為一種

整體性的觀點。藉由這種觀點，用以認知運動世界。 

 

    這種整體性的概念，象徵著教練認知體系的建立，這個體系透過理性的方式，不斷

的抽絲剝繭，形成知識，再藉由經驗不斷的進行驗證與修整，形成一套完整的概念、制

度、規範與法則，並成為教練的經驗中，取用的最佳來源，換句話說，這個體系建立一

套教練知識的系統，這套系統包含教練在實踐的過程中，具體顯現的身體概念與現象，

帶著對這些事物的掌握，進入混沌的經驗歷程中反省。教練的知識，是以不斷循環的狀

態重複出現，並建構起教練知識的理論核心，這個理論形成靜態和動態的觀點，在靜態

中包含許多的理論觀點，在動態中則形成身體的視域。 

 

一、靜態性的理論視角－作為「根基」而存在 

 

    這個理論式的觀點，記載了教練經驗歷程中，所需要的基本元素與架構，其中包括

科學性的知識觀點及經驗性的應用觀點。科學性知識觀點，規劃教練所應具有的先備知

識，包括相關體育學科的理論知識，對身體結構、身體機能、身體運作等基本生理構造

的認知；依據身體動態的功能性、有效性與延展性所發展出的技術動作的組成及施作的

秩序，建立動作技術的整全性面貌；憑藉著心理因素的探究，建立身體與心理間連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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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透過對心理狀態的理解與擷取，進而提升身體的可控制性。諸如此類的基本要素，

在體育學科的知識理論中被規範出來。 

 

    這種規範也形成一種基本身體能力的看待，譬如運動生物力學依據著牛頓的三大運

動定律，表示出不同的身體旋轉會產生不同的力量結構與來源，教練採取這種設想進入

思索，如增加力量時，不僅考量力量本身，還必須考慮身體的穩定平衡，兩者相互結合

才能獲得最大的效果。這樣的觀點，提供出大架構式的理論基點，讓我們得以有個較清

晰的身體教練使用路徑，道出對教練認知過程中存有的基礎元素。  

 

    除建構基本的身體能力觀點，這個理論系統還包括建立對專項運動的認知結構，譬

如針對運動生理學中能量代謝的觀點，去設計符合在網球擊球過程中，身體經由無氧與

有氧狀態下交互的轉換方式，這個專項運動的知識建構，強調更多身體的整合、將動作

與技術的結合，更進一步形式化，清楚的劃分身體的使用空間，是建構在大理論的結構

知中，更細微的形式範疇，這個範疇詳細的規劃了各項技術的動作要點、表現形態、使

用策略與時機和種種教練可能遭遇的現象。 

 

    這套靜態性的系統，在此階段上還不算完備。因為，運動必須進入實踐，身體的現

象才得以面對實然。所以，除了整體性的科學式觀點外，從有效性的觀點出發，建構出

應用性的經驗觀點，也會形成教練主體經驗中，另一種整體性概念的來源。這種經驗性

的觀點，是藉由理論性知識的開顯，進入實踐的一種應用歷程。帶著「理論」的視角進

入身體的應用，一方面為理論的定位提出比對與驗證，另一方面則是藉以建立自我的身

體經驗。譬如，在網球的發球中，準備動作的階段，有擺盪式與固定式的兩種方法，按

照理論的觀點，前者會產生較大的能量，但相對的身體穩定程度會較低，後者則恰好相

反。當教練進入實際的應用，會先判別哪種方式合適性較高，才會真正的進入應用，再

依據發球所產生的效果來衡量，選擇出適合的發球方式。這種經驗性的觀點，是構築於

理論式的框架下發展的經驗論調，依據理論建構的概念進入實際的應用，再從中去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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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的實用性。換句話說，教練通過思想的肯定來進入身體，再透過身體的實踐性來驗

證思想的存在，在兩者往返的過程中，構造出一套教練自身的整體觀點。 

 

    理論式觀點的建立，帶著客觀性的信任進入，因而在過程中，會帶著確信的態度進

入每種構思與體驗，這種態度會引領進入肯定理論的體系思考，使教練在潛移默化下，

建立對理論的信心，相信理論帶來的指示、評斷與見解、呈現的價值等。這些發展都是

建立在「同一性」的概念下，透過規範化、系統化的論證，來確立這個理論性觀點的存

在位置，所以這個觀點是整體性的，劃記了教練經驗中整體性的範疇；是制度化的，規

範了教練所應具備的知識概念；是科學化的，透過同一性的作用，去抽離出正確的知識

取徑；是經驗化的，透過經驗的實踐，比對與修正理論與經驗的隔閡；是價值化的，為

教練的主體經驗譜出一種確定性的認知觀點與價值；是邏輯化的，在每一種過程中，皆

透過必定的程序與方法，不斷的經由抽離、分析、判斷、明證、確立等，建構出整體性

的教練知識觀點 

 

    這種靜態性的理論觀點，主要是透過書籍來加以呈現，透過文字的鋪陳與描述，藉

以讓教練自身先行對知識性的概念有所體悟，進而形成讓一種靜態性的經驗樣態呈顯出

來被我們理解。 

 

二、動態性的身體視域－作為「應用」而存在 

 

從理論性的觀點開展整體性的論述，為教練知識立下一個清楚的定位。但是，透過

對經驗的反省，卻也可以發現，經驗的形貌，不僅僅是在意識的掌握下被塑造，更多是

在非意識的過程中，形成潛移默化的經驗理路。這套經驗，並非是在固定的狀態下被掌

握，而是充滿新奇與創意，或許教練無法再現每一種作為，但是藉由經驗的變化，卻可

以生發出更多的知識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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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教練就是知道，當選手面臨焦慮的狀況時，如何進行適當的處理；觀看比賽

時，藉由一個動作，就可以預知擊球的進與否，許多現象的出現，即便是毫無出現過的，

但在教練的認知裡，自然的潛藏隱晦的模型草擬一切的進行。這種草擬會形成一種期

待，對身體的期待，動作表現的期待或是技術展現的期待。換句話說，教練自我的經驗，

從制定的典範中發現同一性的根基，卻也在被動的狀態下，進入另一種整合，在主動構

成和被動形成的經驗裡，形成教練的認知。這是教練知識發生的原初結構，在這裡，教

練將理論化為概念並且自身的經驗重新激活，創造出更多新的經驗和元素。 

 

運動是將身體置身於時間與空間的場域中，所引發的現象。身體做為在世的閱歷，

透過空間的占有與時間的持存，使存在的特性被揭示出來，身體存在於時空的位置，教

練存有的動態觀點，是主動透過意識的作用，和隱晦的被動影響下形成的認知，稱之為

身體視域。 

 

教練經驗是在透過理論式的引導下，進行對身體的設想，透過意識的作用，去型塑

身體感的認定，這是主動性的特質。但在許多時候，身體的概念是在被動發生的狀態下，

就已存在許多的身體之感。這種身體感是一種不明確的狀態，是「實際」身體概念的「前

景」，雖然這個前景不明朗，這個前景和主動的意識作用構成身體視域的原初狀態。在

此，將藉由時間性與空間性的兩種方向，嘗試著描述這種原初狀態的形成，並藉以勾勒

出這種經驗的被動綜合，對教練主體經驗的影響。 

 

（一）身體經驗創造出空間性的場域 

 

    在生活世界中，對空間的掌握是比較具體的，譬如，我在教室的空間裡閱讀，這個

空間是個有限空間，可以清楚的被體會。運動的空間感，最顯見的就是固定的空間型態，

譬如籃球場所劃定的區域，不過，但絕大部分我們所面對的，是在動態的活動空間裡。

譬如，我從後場移動到前場，從起點跑到終點，這種空間型態，都是透過自我在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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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記下開展的空間體驗，我感受到這個空間的「空」，感受到這個空間的「擁塞」，這是

經由意識所領略的空間面向。還有一種空間，是身體停留在「瞬間」的點上，構造出的

空間體驗，這個瞬間，是透過身體在空間的佔留，形成一種連續出現的固定位置，將身

體動作完整的呈顯，這種表現是一種將空間不斷延續的面向，像是舞蹈動作的連續舞

出，形成一幅連續的空間畫面等。 

 

1.身體作為「習慣」的空間－一種「延異」210的呈現 

 

    當試著觀想身體在空間裡的變化狀態，可以發現身體具有秩序性的結構特質，這種

特質就是「身體習慣」。在運動中，每個人具有自己特殊的身體習慣，像是 Djokovic211在

每次發球之前，會先拍球 15~20 下，Nadal212走上發球區之前會先抓屁股，才開始進入

發球，Alex Rodriguez213在打擊之前，總是將棒子先甩動三圈，諸如此類的身體習慣，

在運動的現象中，時常可見。身體習慣的建立，往往是在無意識的狀態中完成，不過卻

是影響身體展現的重要指標，譬如，世人觀察到 Djokovic 的拍球現象後，不斷的有人提

出拍球的次數過多，有延誤比賽的跡象，但根據統計，若拍球低於 10 次的狀態下，其

成功率也隨之下降。換言之，身體習慣所代表的不僅僅是一個身體動作，他還具有更深

層的聯繫意涵，這種動作的習性，稱之為「儀式型動作」214。 

 

    身體習慣是教練面對著選手在空間的展演過程中，掌握的重要特性。這種習慣連結

形式動作的開始，是身體在空間連續變化的起始處，一個可被觀察到的「點」。這個點

                                                       
210  在此借用德希達延異（Différance）的概念，延異所指稱的意義是指在時間流動中，事物持續變異而又

循環接續的不穩定性，造就無法指涉出事物所存有的狀態。在本文中，使用的並非是延異所代表的意義，

而是延異所負有的特性，在延異過程中，具有向外擴散與延宕的意味，藉由這種特性來說明教練所見到

的身體習慣，是一種不斷向外開展的與擴散的歷程，請參閱德希達：《書寫與差異》（張寧譯）（臺北市：

麥田，2004）。（Jacques Derrida）。 
211 Novak Djokovic，目前職業網壇中，世界排名第一的選手，生涯至目前為止獲得 5 次大滿貫冠軍。 
212 Rafael Nadal Parera，目前職業網壇中，世界排名第三的選手，生涯至目前為止拿下 11 次大滿貫冠軍，

其中包括 7 次法國網球公開賽的冠軍。 
213 目前為美國大聯盟中紐約洋基隊的球員，生涯至目前為止共擊出 642 隻全壘打，為大聯盟中頂尖的打

擊選手。 
214 請見劉一民：＜運動中的儀式型動作＞，《運動哲學研究》（臺北市，師大書苑，1991），頁 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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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教練對動作產生空間意會的判斷，藉由此處，將身體的結構面和立體面拉了出來。

所以，教練觀察到的，不只是當下身體習慣的動作表現，還意向著更多身體即將進入的

空間設想。這種習慣設想，讓身體以「延異」的姿態，連續的出現在空間中，形成一種

動態的畫面。這個延異代表了身體展現的差距，是在對既有身體的延續與現實身體表現

中構成在空間中距離，藉由延異的空間概念，教練就能評斷身體於空間的展演中，是否

失去原有結構與秩序，作為教練在認知身體空間的一項指標。 

 

    所以，藉由身體習慣，教練領悟的空間性會成為立體的圖像被理解。透過對習慣與

實存的延異現象，使教練能夠形成觀看動作的視域觀點，藉以評析身體動作的完整性與

秩序性。 

 

2.身體作為「中介」的空間－一種「安置」的狀態 

 

    在教練經驗中，身體是作為連結意象的重要媒介。教練憑藉著身體，來連繫與確認

在心中的認定的身體圖像，這是從想像到實證，再從實證到想像的身體辯證過程。換句

話說，對圖像的建構或許是透過觀察、想像、模擬、描繪出的，也可能是結構式的文字

描寫，不論何種樣態，必須經由「身體」的落實與確認，真正的身體知識才會如其所是

的現身。 

 

    譬如，當進入實踐體系時，教練會設想，技術的實用性與適切性，因而會先行考慮

在實踐歷程中，可能衍生的問題與狀況，就在此時，教練的判準是建立在身體上的，經

會身體的中介，臨摩這些知識理路的應用，在放到實踐的歷程中，觀看其他身體的表現，

再做出適當的調整與應對。換句話說，教練將身體作為想像與現實的中介，藉由這種中

介形成有效的技術空間，藉以判別技術的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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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教練的身體也作為和選手的中介空間，藉由身體的中介性，使兩種不同展現

的主體發生關係，譬如，在比賽中，教練藉由身體的置身，從教練的空間知覺中去得知

選手在場上的情境，像是「身體慢了」、「轉身快了」，再藉由身體的轉向，轉換到選手

的空間場域裡，進而找出合適的解決路徑。所以，身體就是作為一種中介的空間，在運

動的現象中，遊走在想像和現實的變化，並且也將教練和選手的空間透過身體的作用，

加以連繫了起來。 

 

3.身體作為「動向」的空間－一種「位移」的預測 

 

身體的空間性是在活動中才得以現身的。在運動的過程中，身體是以不同的形貌佔 

據空間的位置，透過運動來展開。在這過程裡，身體建立與空間的連繫，從這裡到那裡

的連繫，這種連繫是身體在空間的動向呈現。在動作開始的那個瞬間，這有著「這兒」

的身體型態，在此處，使教練得以關注身體運作意向性的可能，如一個身體預向前、向

後的趨勢，一個迎上前或退往後的身體應對。 

 

    這種身體動向，體現了身體的能動性，也勾勒出預測「那裡」的未來，那裡是指身

體即將到達之處，是從「這兒」到「那兒」的位移。因此，教練從這兒的身體，可以觀

察到身體的趨向，進而預測身體的下一步行動。教練更是藉由這種動向關係，發展出更

多身體投射空間的可能。譬如，在籃球場上的戰術，是藉由跑位的過程，利用身體作為

空間切割的工具，去製造出一個「空」的空間，教練必須確立這兒到那兒所牽涉的身體

動向，這個動向是由場上十個人共同決定，因而教練必須透過預設，設計適當的情境，

使關鍵的射手能夠跑進「那兒」的空間中。 

 

    每一種運動，都是藉由這種身體在空間所創造的動向移動而生成，教練憑藉著對身

體動向的預測，就能夠明白身體如何在空間中坐落出來，並透過從這兒到那兒的空間性

關注，可以更加確立身體在每個空間中，身處的空間趨向，進而建立身體位移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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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練的經驗中，體察到空間的變化是一項重要的能力，藉由身體習慣來形成差異

性的空間，掌握選手的動作在空間上的變化；透過身體中介，來構連想像和現實的距離，

並作為教練和選手之間的連繫，產生雙重的空間意味；最後，藉由身體的動向，掌握空

間的流動性，去體會在運動現象中空間的變化，感受到空間的「空」或「滿」，進而設

計出合適的比賽策略。 

 

    所以，藉由空間的指涉，教練確立身體的位置，身體存在於空間，也構成空間，透

過主動的意識的作用，去領悟身體在空間的變化，在被動的經驗狀態中，去綜合身體的

諸多感受與經驗的給出，進而建立在動態空間中的身體視域，以此作為教練的知識。 

 

（二）身體經驗蘊含的時間性特色 

 

    形成教練動態的身體視域，第二個因素就是時間性。教練經驗中，關注的時間性有

很多，第一種是世界時間，也是生活時間，譬如一場比賽的時間是 40 分鐘，100 公尺花

費了 10 秒跑完等，這時間是和生活相同的時間觀點，是固定的時間存在。第二種是主

體意識的時間，是主體經由意識作用形成的身體性時間，譬如身處在 5 分鐘的球賽感覺

很「漫長」，10 分鐘的練習感覺很「短暫」，在球場上感受到速度很「快」，這種時間性

是在自我的感受中所經驗的時間 

 

    教練真正關注的，並非是一般的日常時間，也不是一種自我的時間秩序，而是一種

實存的身體時間，是潛藏在身體的運作意向性之中的時間流動，這個時間，是著重於當

下的體驗。對教練而言，在每個當下，身體是帶著過去的一切進入，並從當下再展望未

來，這種時間性是指身體運作過程中，經驗到一種綿延的感覺，所形成的連續概念，換

言之，在這種身體時間感受中的每個當下，都包含著過去的種種，不論是過去的經驗、

過去的感受、過去的思想，甚至是過去對未來的期望，這些觀感在綿延不斷的延續裡，

形成連續的時間流感，讓身體就在這種時間流中，現身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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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體作為「連結」的時間性－一種「流動」的記憶 

 

    要找出身體在時間流中蘊含的特性，可以透過記憶的再現。這種記憶，並非意指思

想或概念層次中，對身體狀態的回憶，而是潛藏在身體肌理中的一套身體記憶，這種記

憶，是靠著對過去身體的在場進行反思，藉此找出其存在的本質。這種記憶是在意識與

非意識間形成，教練透過自我的反思，可以從幾個記憶脈絡中探尋身體的時間存有。 

 

    第一，建立在整體性之中的習慣記憶，教練最常做的，就是在選手熟練化整個動作

中，觀想著動作的特質，並建立對身體看待的記憶。譬如，對於截擊的動作，手部的擺

放位置在身體之前時，球質較好、失誤率較低，那麼，教練就會將這種記憶建築在自我

的認知體系中。這種身體記憶，是潛藏在自我的內在性中，經由意識的培養，構成一種

前意識的動態反應，進而形成基本的內在性架構，用以分析與體察身體存在過去和現在

的關係與差異，這種習慣性的記憶，是透過長期的磨合、體驗，所形成的動覺統合，是

在整體性的結構中出現的。 

 

    第二，是身體成敗的記憶。在成功的歷程中，身體的記憶總是正面、積極的，教練

會記著成功表現出不可能的技術狀態的雀躍、興奮、滿足，甚至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感。

譬如，李娜在 2011 年的法國網球公開賽中，獲得冠軍的那一個瞬間，他興奮的將球拍

丟掉，躺在紅土的場上，但在前一刻，他是經過將近 10 拍的來回擊球，才獲得勝利。

對於教練而言，在那次擊球的脈絡裡，10 次的來回都有不同的記憶之感，感受到主動、

被動的擊球，感受到壓迫與受迫，感受到分與分的膠著，感受到對勝利的渴望，這些經

驗，透過成功的劃記，會使教練將場上勝利時的身體姿態，強化與確認其有效的特性，

進而建構出有效的身體記憶。 

 

    相對的，失敗的記憶，伴隨著許多懊悔、悲傷、猶豫、矛盾與徬徨，這種失敗的身

體記憶，影響遠比成功記憶來得更加深層。譬如，我指導的選手在比賽中，面臨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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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末點，在不得不得分的狀況下，雙發失誤，奉送了比賽的勝利，後來，這個記憶延續

到每一次的比賽，每當遭遇緊張狀態，那個過去的身體記憶，錯愕感、失敗感、挫折感、

焦慮感、害怕…….等，全都湧上心頭，這種不安的記憶感，會不斷的襲擊教練的自我。

因此，成敗的記憶，對於身體有著深遠時間性的影響，這種記憶會促使教練面對現在的

遭遇中，不斷的回到過去的時空中，也不斷的邁向未來，教練對身體的時間性，就在過

去、現在與未來的時間關係中來回遊盪著。 

 

    身體記憶，指向一種過去，卻也是一種連結現在和未來的出發之地。身體的記憶，

雖是經由教練反思之後給出的訊息，不再是過去的那個身體當下所呈顯的存在，但這種

記憶，依然可以提供教練作為感觸、反思建立的根據地。身體記憶是由自我的內在性構

成，是一種共時性的時間，過去的存在藉由記憶而生，未來則靠著企盼而出現。教練憑

藉著這種身體記憶，連結過去的身體，對身體產生期待並進一步規劃，形成教練的身體

視域中時間性的特色。 

  

2.身體作為「間隔」的時間性－一種「節奏」的頻率 

    除了將時間秩序作為經驗劃記的方式外，教練還會發展另一種時間的姿態－節奏的

觀念。身體的節奏是重要卻隱晦的概念，這種節奏是指在動作和動作之間，保有一種「間

隔」，在動作連續施作的過程中，每個動作的「間隔」是保持固定的，就像音樂之所以

構成旋律，是因為在音符與音符之間的「空白」。 

 

    在身體運作中，跑、跳、擲、轉身、投籃、擊球每一種動作，都是藉由身體節奏來

維繫動作的同一性。擊球有固定的節奏、跑動有跑動的身體節奏、維持平衡也有其穩定

的身體節奏，換句話說，身體節奏是維繫每個動作過程中，形成秩序的重要指標，倘若

在動作與動作間，失去了「間隔」，那麼身體就不會有展現的可能，或者在每次動作的

施作上，「間隔」的距離感都不相同，那麼，身體就不會具有固定的表現，而是以雜亂

無章的方式現身。所以，維繫節奏的穩定性是教練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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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節奏是一種身體的感受，但並非是明確的概念，也並非容易受到控制。運動員

每天帶著不同的身體狀態進入訓練，教練依據不同的身體狀態進行節奏的調整，教練希

望建立身體節奏的穩定感，卻難以控制。譬如，在我指導擊球的過程中，透過語言的指

示，希望以「one, two, punch」的頻率引導進入身體節奏中，但每次的身體狀況都不同，

身體不是跟不上就是做得太快，有時我要求下蹲要早，轉身要快，但選手接受到訊息後，

為了求快，使身體過於用力，導致反而加速的過程變慢了，身體就在猶疑不定的狀態中，

想盡辦法維持著動作的「間隔」，使身體進入穩定的秩序。 

 

    身體節奏就存在一種看似明確卻又飄忽不定的狀態中進行著，這一秒看似抓到了感

覺，將其掌握，形成一種動態而有序的連結，但卻在下一秒又隨即失去，教練一方面感

受著身體節奏降臨帶來的穩定感與確信，另一方面也感受著身體節奏的搖晃與隱晦，在

明確和隱晦的兩端中，建立適當的節奏觀點。適當的節奏觀點，並非是極快或極慢的頻

率構成，而是一種恰到好處的身體律動，是身體在時間性中，展現出良好的結合姿態，

這種結合，牽繫著所有動作結構和時間的關係，也影響著動作表現的成效，良好的身體

節奏是以「流暢」的型態表現出來。因此，身體節奏是動作在時間中穩定的延續傳遞，

也是教練知識中一種動態身體視域的觀點。 

 

三、本章小結 

 

    當我們透過身體企圖了解教練身體經驗的存在，歷經幾種層次的變化。在第一個階

段中，採取對教練持有的觀點，進行反思。從建構身體的歷程中，找出存在同一性的知

識觀點。深入探究這種同一性的觀點發現，身體具有整體性的固定意涵、傳承性的一貫

延續和具有穩定的結構秩序。接著對同一性的結構進一步的發現，發現教練在建構知識

的歷程中，會自然的朝向「科學性」的知識，形成教練一般的認知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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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對一般認知體系進行反省，發現身體的存有並非是明確、秩序和固定的，這

些特性是由教練的反思所獲得的知識形態，是自我意識的作用達成的，但存在一般的身

體應當是未受到任何意識的作用，所以試著回到身體最初的狀態中，找尋真正的存在一

般的概念。真正一般性的身體實存，是不確定、不對應和失序的存在，這種存在使教練 

身處「畏」的狀態中，進而感受到 il y a 存在的重負。 

 

    教練面臨著存在的重負，會以意識的作用加以逃離。因此，教練會從自我享受的立

場中，去找到逃離的出口，並建立起自身的知識體系，這個知識體系是「為我」的享受

而開拓的。在反省中發現，教練透過對外在知識的取用，建立了明確性的理論知識，並

且將外在性的知識，吸納進入自我的內在性中，形成教練的經驗知識，這個知識保持「整

體性」和「同一性」的思維。 

 

    通過對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探索，形成為我經驗的理論觀點，這種觀點具有靜態性的

理論視域和動態性的身體視域，並在兩者的交融中，形成教練知識體系的創造性來源。 

 

    當我們進一步思索，教練自我的位置。可以確定的是，自我在許多經驗樣態的呈現

中，經由同一性來確認自己的位置，因此，自我的存在是多樣性的同一，在教練的經驗

中，無論面對何種事態，自我終究保持著同一，這種自我是將根本不同的以及變化的事

件變成一部經驗的歷史，呈現出來。 

 

    因此，教練經驗建立的知識體系是藉由自我的需求建立的，不論是從靜態理論的觀

點出發，找到明確性的身體指引，是從經驗的累積中出發，找到有效性的應用，這些都

是影響教練知識型塑的重要途徑，而「自我」的劃記是成就知識的重要依據。換句話說，

運動的世界，提供一種「為我」展示的舞台，藉由我的需求的給予，將一切外在於我的

東西，加以取用、消化、詮釋與重組，形成一套屬於「我」建立的知識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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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促成找到物質上的需要，透過實踐，使自我面對滿足每一個物質性所誘發

的需求，這是一種「享受」。這種享受的產生，會帶來內心的愉悅與靜謐，使教練不斷

滿足需求。當需求一旦被滿足，那麼這種享受就會消失，但在教練的經驗中，鮮少有需

求被滿足的時刻，當 Philip Jackson 帶領公牛隊在 1990－1993 及 1995－1998 兩度拿下

NBA 總冠軍三連霸，甚至在 2007 年就以教練身分入選名人堂，但他仍然選擇繼續執教，

看上的並非是那 1000 萬美元，而是第十個 NBA 總冠軍的戒指，他對於冠軍的渴望追求，

並不雅於現役的每個選手，促使他持續在高強度的競爭中尋求不斷的自我超越215。 

    教練不僅在成績表現上是如此，在技術訓練上、自我能力的培養中等，都會以不甘

於此的態度，不斷的向前推進。需求是一種有限的劃界，在其被解決之際，需求感就會

消失，但教練的渴望，是不會因為某種問題解決就消逝，教練總是希望將原本知道的事

物，掌握得更好，對於不知道的境界，掌握得更多，自我是存在不斷衍生出更多渴望的

脈絡裡，這種渴望綿延不絕的，教練永遠帶著更多的欲求進入自身的經驗體系。正因為

這種欲求的原動力，才能造就自我成長。 

 

    所以，在享受的概念下，教練是透過對他者（the others）216的取用，來建立一套相

關的知識體系，這種體系的建置，是構築在以「我」為中心的立基點上。同時，教練追

希望不斷的自我超越，每一段指導、每一段訓練、每一次經驗的給出，都是成就自我超

越的根基。藉由他者（the others）的滋養，來強化「我」的知識體系，透過同一性的作

用，將外在的事物皆歸納到我的認知概念之中，不論是科學理論或是經驗歷程，我們都

擁有一套自我擷取的規範，將這些他者（the others）化為我的同一，因而這種知識型態

的建構，是以我為中心的。但是，這些知識建構的歷程，卻是指向著無邊無際，意即教

練的知識形塑，永遠有新的課題產生，永遠指向著未來，換句話說，探詢知識的歷程，

不僅僅是做為教練存在的滿足，而是滿足的延遲，是以不斷「需要被滿足」持續下去。 

                                                       
215 在他的自傳中曾提到，他對於復出有著新的目標：win one more game。請參閱 Phil Jackson & Michael 
Arkush. The Last Season: A Team in Search of Its Soul. NY, Penguin Group, 2005. 
216 這個他者是指有別於我的事物，如理論知識被我用來作為明證性的基礎，經驗知識則是用來作為應用

性的基礎等，教練主體藉由對事物外在性的取用來確立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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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滿足的延遲就是一種欲望的來源。這個以一種不斷衍生「新」的需求而產生的，

這個欲望指向著無限的未來，也就是說，教練對於這種欲望是無法預知的，我們僅能夠

透過當下的呈顯，才能看到需求在此出現，但欲望本身卻又在需求出現被解決的那一個

當下，再度以新的姿態浮現。所以，需求的層次是無法完全說明主體實際的遭遇，因為

這種需求是我無法預期的，是超越我的理解範圍，又以一種持續的姿態實際，不斷的在

我的眼前湧現出來。 

 

這是一種內心深層的欲望，是教練對運動世界的抓取的渴望，一方面藉由整體性的

觀點來貼近運動世界，同時也接受著被這個運動世界所誘發，以被動的姿態，在有意無

意中進入欲望的追求。這正體現了運動世界的雙重面貌，一種是經由「主體」劃記而成

的具體世界，另一種呈顯出運動世界的無限創造－廣延的界域想像，這種界域指向著

「我」之外的那個世界，是「我」所無法知悉的，我必須試著越出我自己，才有辦法看

見那個境界，因此，這個世界充滿了絕對的外在性與他異性，不再是由主體的同一性所

構成的，而是透過差異，一種絕對的他者性所構造的。因此，這個超越自我的世界，指

向著絕對他者（Absolute Other）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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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為他」－萌發的教練經驗 

 

    教練的知識體系，是以「為我」的方式建立的。在這個知識體系中，認定所有的經

驗現象，是以明確化、固定化和普遍化的方式出現，並將發生的經驗現象進行歸納與統

整，形成一種整體性的概念。不過，在教練的經驗中，潛藏著許多隱晦的現象特質，這

些現象具有「差異性」的特質，和同一性的本質是不同的。不過，教練在建立「為我」

經驗的同時，將「差異性」暫時隱匿起來。 

     

    但是，列維納斯認為，「差異性」是成就邁向超越的關鍵。因為經由同一性所構造

的整體世界，是將自我鎖在自身的世界中，孤獨的掌握經驗，這種孤獨是一種自我的封

閉，難以跨及超越的意境。他認為「他者」是破除自我孤獨的關鍵，也是觸使自我邁向

超越的依據。 

 

    為了更加掌握教練的知識，所以，必然的需要進入「他者」的世界中探尋。但他者

的世界是隱晦的、不可見的，要進入並不容易。列維納斯認為透過死亡、愛欲關係皆能

探及他者存在的蹤跡，同時藉由「臉」的概念描述，一方面解釋著他者的現身，另一方

面道出一種基本的人倫關係，一種「為他者」的存在。 

 

    因此，在本章的發展中，將依循列維納斯的思想脈絡前進，藉以揭露出「為他」的

教練經驗。在第一節中，將從死亡的象徵性出發，探尋他者的蹤跡；第二節則是從教練

和選手的關係中探討，進入對他者的領會；第三節則是透過臉的概念，來描述教練自我

與他者交融產生的現象與經驗；最後，經由自我的反省與確認，劃記出存在的根本－倫

理學作為第一哲學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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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看見他者的契機－從「死亡」象徵的設想 

 

    從自我享受的經中，重新思考一種絕對他異性的取徑之際，需要透過一些「跡象」

的引導發掘。這種跡象是發生在最原初遭遇的身體中，尚未經過「自我」同一的那個原

初狀態，因為，唯有在原初中，他者才能保持真正的他性，以某種超出「我」的控制下，

展現出獨特的自身性格，只是這種狀態是隱晦的，不容易被看見的，因此，需要有適當

的途徑來發掘。 

 

    列維納斯認為「死亡」象徵出絕對他異性的特質，因為死亡不可能是「我」的，不

可能以「我」的形式被了解，所以，死亡象徵出一種不可能性，這種不可能性是在所有

可能之中的不可能。死亡體現的，是在經驗現象中，一種我能控制之外的狀態發生的，

我沒有辦法藉由我的雙手來掌握他，能做的，只有不斷的接近。這就像是理解死亡一樣，

我們沒有辦法去理解死亡是什麼，但是我們卻可藉由他人之死，來窺探死亡的特性，這

種對於死亡的接近，標示出自我與絕對他者的某物存在著關係，這種關係提供窺見他異

性身影的管道。 

 

    在教練享受的經驗中，藉由同一性的概念，點亮了知識理路，這是教練經驗的第一

重思考。但是在明確的發生地之餘，原初狀態呈顯的當下，依然存有著隱密的絕對他者。

我們努力的踏過光明，進入到黑暗的第二重思考之地，是為了更進一步釐清隱晦性教練

經驗的存在。藉由死亡的象徵性意涵，重新面對教練經驗的歷程，以象徵死亡的身體現

象，勾勒出「為他」經驗的存有狀態中的「他異性」特質。 

 

一、痛苦的身體現象－在自我結構中隱含的「他異性」特質 

 

    生、老、病、死是人邁向死亡的必經歷程，這是一種時序性的死亡特性。在死亡的

前一刻，絕大部分存在的經驗是「痛苦」。在教練的經驗現象中，痛苦的經驗更是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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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著描述在教練的經驗歷程中，最常面對的痛苦現象，以「身體之苦」、「失敗之苦」、

「遙望之苦」、「心靈之苦」四種狀態進行描述，期望找到他異性存有的空間。在此，我

並不詳述這種身體所帶來的痛苦感受，而是進入身體痛苦的根源，抽離呈顯的隱晦意

境。 

 

    身體之苦，是指運動員常面臨自身的傷痛所引發的苦痛感。運動員時常帶著受傷的

身體進入到訓練或比賽中，如胡娜在自身的記錄片中提到，職業網壇十年的歲月中，痛

苦的經驗大過於快樂的經驗，在佛羅里達與舊金山的兩次比賽，賽前分別得了皮膚過敏

與花粉熱症，必須透過施打止痛針才有辦法進入比賽，但止痛針雖然能快速抑制病情，

但亦產生許多的副作用，身體就帶著昏沉、想嘔吐的情況下完成比賽，那種體驗，感覺

生不如死，痛苦萬分。這種身體之苦，每個運動員都曾經歷，抽筋、拉傷、骨折……許

許多多的受傷樣態，都會造就身體之苦，教練面臨這種苦痛，不僅萌發對選手遭受身體

之苦的同情，同時，還產生更多意向的給出，包括領會當下身體表現的終結、指涉著這

段日子的努力付諸流水、擔憂著受傷身體的未來面臨終結或改變217，這些都指向著教練

對身體存有一種被動性的依靠。身體之苦是最淺層的痛苦經驗，因為至少受傷是有明確

的部位，但是經由對身體苦痛的現形，透露出教練是身處於無能為力的被動性中，受到

他者的身體所宰制著，教練能做的只有無力的面對身體進入痛苦，接受痛苦的訊息。 

 

    失敗之苦，看似所有教練和選手共同面臨的共業，但實則教練承受的遠比想像多得

更多。教練面臨著比賽的失敗、決策的失敗、戰略的失敗、技術創造的失敗…等許多失

敗的樣態，這些失敗狀態使教練進入自責、懊悔的循環痛苦之中，這是一個永劫回歸的

歷程，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 

 

    失敗之苦會產生對自我的質疑，質疑能力、知識、整合、創造等經由我所決定的任

何事項，這是對自我位置的優先性產生疑慮，認定自我不再是那麼偉大。這個結果，使

                                                       
217 因為不知身體是否能夠再一次完好，即便完好，身體也已經無法帶著既有的樣態，進入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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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能夠更容易敞開胸懷去知悉更多未知的事物，理解更多我所不能理解之處，這種失

敗之苦，促使教練將「自我」敞開，面向更深遠的未知境遇中。 

 

    遙望之苦，在前述的兩種現象中，似乎都指向著過去的經驗事件，從經驗事件中所

引發的痛苦經驗。但是，有一種做為對未來的遙望，產生的痛苦經驗。盧彥勳在他的自

傳中提到，任憑再怎麼努力，世界排名就是不會往上升，一路的埋頭苦幹、不斷的練習，

但自己內心卻明白，自己毫無頭緒、毫無方法的陷入瓶頸，這種是一種令人窒息且無助

的感覺218。這種現象，不僅在選手身上出現，在教練的身上同樣也顯現著。 

 

    教練費盡心思，整理相關的知識、十足的投入訓練、花費心力觀察每一個對手，期

望達到預期的比賽目標，卻往往像是做白工一樣，一切都停滯不前。我們遙望著遠方的

目標，預想按部就班的前進，有朝一日方能達到，但這種思緒，卻在不斷的停滯中被擊

碎，這種痛苦，是一種極致的無力感，並且連帶的產生強大的厭倦趨力，逼使我們想要

逃離這樣的界域，有時常會產生「那就算了」的想法。這種遙望指向著未來，但卻與我

預想的未來有所間距，他像是兩條平行線，即便我對於我的設想時時修正，但實然的狀

況，卻總是無法與設想的未來相交，這種遙望之苦呈顯了一個「我」所無法企盼的未來，

即便我不斷的貼近，但他總是與我保持著距離，維繫著「他」自己的樣態。 

 

    最後一種是心靈之苦，這種心靈之苦強調的是教練存在的孤獨狀態，是前三種痛苦

的最終表現。綜觀教練的歷程，許多的時刻總是需要自己面對運動世界的衝擊。譬如，

在面對理論知識時，需要沉靜面對這些龐大的資訊，才能整理出完整的應用體系，在經

驗過程中，透過獨自的反思，才能釐清適當的經驗理路。換句話說，教練在許多時刻，

獨自的面對運動世界的洗禮，這種感覺是將自我鎖在自身的孤獨感中領略事物的存在。 

     

 

                                                       
218 請參閱盧彥勳：《亞洲網壇球王：盧彥勳的堅持》（臺北市，晶冠，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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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孤獨象徵著自我無所遁逃與退縮，必然的面對這些事物，無法選擇不面對，也

無法從這樣的狀態中退出，唯一能做的只有孤獨的向前邁進，這是一種深層的身體感受。

這種孤獨的痛苦，彷彿向著死亡前進，但面對死亡的到來之際，卻有許多「我」所未能

預知的企盼發生，這種企盼，是超出我能理解的世界。死亡揭開的是教練面對著未來的

臨近，是面向著許多隱晦的事物，這種隱晦的事物，是以我能理解之外的狀態現身，是

以「他異性」的特質，被自我所領悟，這種他異性的存在是指向「絕對差異」的。 

 

二、他異性存在的特質－在「未知」與「背棄」之間 

 

    痛苦是一種自我感覺的指向，這種指向尚未脫離整體性的範疇之中。痛苦的身體感

依舊是由自我來劃記的。「痛苦得要死」是運動員最常聽到的一句話，記得在一次與網

球選手的交談之中，其談論到前往美國參加職業賽的過程，他說：「當天的比賽，持續

進行了將近三個小時，後來仍然輸了比賽，帶著疲憊的身軀回到飯店，因為抽筋先倒臥

在浴室，接著更是全身抽筋，導致身體無法動彈，連喊叫的聲音都發不出來，在此同時，

痛苦伴隨著一連串的自我質疑開始產生，”我為什麼要飛那麼遠來這裡輸球”、”我一直

這樣到底有什麼意義”，我就存在這種身體的失序和無助的狀態下，真是痛苦到想死」。

由此可知，痛苦到死的經驗，仍然是由自我加以感受與詮釋的，痛苦是在死亡的邊陲地

帶遊走，做為踏進死亡的前哨站。 

     

    但在痛苦到死的那個當下，我們僅能想「死」，卻無法真正的「死」，因為我不知道

死亡的感受是什麼，我也不清楚死亡所帶來的身體觸感，我只能帶著一種未知不斷的臨

向死亡。這種迎向未知的方式，會將一切事物暫時的拋離，將身體拋離、失敗拋離、時

間拋離、自我的拋離，只為了迎向那個死亡的懷抱，在意識中，僅存在著痛苦之死的意

向，其他的思緒將暫時被我擱置，我一心一意存著向死的意向，向著未知之死的意向，

這是一種對痛苦的忘卻，也是呈現他異性的存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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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這種臨向死亡的想法，我們試著討論教練經驗中更多的現象。在前述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發現，在迎向未知性的時刻，我們會將一切事物暫時拋離，那麼，這種暫拋的

現象，或許是成就他異性路徑的重要指向。在運動教練的經驗中，暫拋的現象出現相當

的頻繁，我試著描述這種暫拋的現象，期望找出他異性存在的特質。 

 

（一）同一性結構的放逐－身體的「拋棄」與「背離」 

 

    在教練的經驗中，「身體」的修正一直是我們追尋的方向。在「運動員的身體故事

－運動人、不馴服」這本論文中，盧彥勳對於運動員的身體概念提出了看法。他認為世

界排名不論是前 200 名、100 名、50 名，每一種位置，都存有一種身體的層次，想要進

入到世界前 10 名，就必須有符應的身體219。從中可以發現，透過訓練，不斷的增強身

體的強度與能力，期望將身體的位置隨著訓練的累積，不斷的向前推進，這是身體不斷

向上提升的觀點。但大部分教練的遭遇，是在身體不斷向上的過程中，面對舊有身體的

羈絆。這種羈絆，並非是用思想就能將其斬斷，而是時常進入一種背而不離的狀態，在

拋與不拋之間猶豫著。因為，身體在長時間的訓練下，奠定了某種習慣，這種習慣是一

種意識與非意識交融下形成的狀態，是歷經每次訓練、比賽的反省來確立身體姿態，經

由長期的累積下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認同感。 

 

    但提升身體的層次，就勢必得破除現有的身體體制，空出容納「新」的身體位置。

於是，對於舊有建立的一切身體、技術與經驗，就必須暫時將其拋離。這種拋離，並非

是說，完全的將身體所建立的一切都割捨，而是針對身體或技術的不足，進行強化與修

正。譬如，我在一次的訓練過程中，希望養成選手主動擊球的風格，在他的擊球中，有

過多的時間，隨球拉拍，因而總是受到來球的壓迫，我希望建立的是在擊球前先有短暫

的停留，一種等待球進入再向前迎擊的動作形態。 

 

                                                       
219 吳忠誼：＜運動員的身體故事－運動人、不馴服＞（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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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觀念的建構上，透過許多的影片分析來了解其中的技巧，但後來在實踐中，卻發

現「被壓迫」的身體感，揮之不去。因為，他已習慣被壓迫的身體狀態，不論是在練球

過程、比賽過程，長久的經驗劃記下，成為自然，將這種被動的壓迫視為正常狀態，甚

至還認為這就是主動擊球的意向。教練要修正這種身體，就是必須將原本的被動性轉成

主動性，讓選手的身體，進入另一種習慣的體驗中。看似簡單的概念，但，身體的暫拋，

並不如想像中的容易，因為要選手進入身體的背離，幾乎是讓其進入一種自我的捨棄的

搖擺中，畢竟他需要將十年、甚至二十年的光景所建立舊有形態，摒棄不用。 

 

    不過，為提升技術，是必須也必然的讓身體的進入暫拋中。因為唯有拋棄，才能迎

向更高層次的未來，這種暫拋所指的是建立在過去的基礎上，向著「他異性」所開展出

的未來。這種他異性象徵對舊有習慣的跳脫，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建立未來性，所以，身

體的暫拋，象徵著對「絕對他者」220的歡迎，歡迎「他異性」的產生與到來，對於教練

而言，創造出身體暫拋之後的絕對他性，是獲得新技術或新身體的重要指標。 

 

    因而，真正的創造，是無法在既有的身體樣態中不斷的超越，是必須透過絕對外在

性的刺激，來破除舊有的身體，才能成就「新」的活力，因此，創造性的來源是以絕對

外在性為基礎的。 

 

（二）從有序的裂縫中出走－「未完成」與「未曾」的身體交會 

 

    死亡即將的到來，即使我預期他將來到，但卻無法明確的知曉他以何種形式、何種

狀態出現在我的現前，換句話說，在死亡的前一刻，我們永遠帶著未完成的人生經驗，

不斷的在世存有。這種未完成的經驗，是一種對「未曾」經驗的憧憬，這種經驗指向著

「絕對他者」所構造的未來，朝向這種面向前進，去豐富我的人生界域。對我而言，面

                                                       
220 絕對他者是藉由列維納斯的語言，來指稱一種全然與我不同的個體，是擁有絕對的外在性、差異性等

特質，藉由絕對他者所負有的特性，來說明這個現象是以我無法理解、無法掌握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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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將死的到來，每一刻在世的持存與推進，都成為我寶貴的資產，一種與現在之我不同

的閱歷，會使我的人生更加有價值。這種經驗是向著無限的指向，使人生的經驗更豐饒、

更有創意。 

 

    未完成的現象同樣做為一種對未來的象徵，在教練的經驗中發生。教練的經驗，是

帶著對身體的感覺進入體驗，感覺著身體的展演、次序、流暢、失衡、崩解，不論身體

呈現的何種狀態，教練皆以一種「感覺」抓取著對身體的認知，身體被感覺就象徵著被

「我」所擁有，於是身體被給出、填滿我的界域、滿足我的需求，被我把持、被我擁有，

教練帶著這樣的企圖進入所有的經驗，因而教練總是享有著那個動作或事件產生的當下，

透過意識的作用來建構體系。但是，超越的工作是不斷的進行的，運動是邁向卓越的追

尋，卓越象徵不斷的進入超越，不論是身體、技術、知識、概念，教練都企圖創造一種

更高位階的樣態，不斷的越過這個當下，邁向超越的未來。邁向超越，就是進入身體未

完成的經驗，這種經驗是以一種「未曾」的經驗作為絕對外在性的刺激來開拓的。 

 

    透過身體的暫拋，我們「空」出新的位置，容納著絕對他者的到來，對未完成的期

待，讓身體帶著「絕對他者」的想望，進入經驗範疇之中。教練持續著這一種「未曾」

的身體現象，進入身體的創發，教練永遠帶著缺乏的滿足感進入經驗之中，彷彿面臨著

將死之際的那口最後的呼吸，透過不斷大口吸氣的滋養，去豐實教練的經驗。 

 

    這種未曾的延續，引發絕對他者的到來，譬如，在比賽的過程中，裁判尚未敲起結

束的鐘聲，這個比賽就永遠潛藏著無限的可能。在 1994 年 NBA 東區冠軍戰的賽場上，

距離比賽終了剩下 8.9 秒，Reggie Miller 連投帶罰不可思議的攻下 8 分，使得溜馬隊逆

轉獲勝。運動就是充滿許多這種經典的畫面，在未完成的現象中以「未曾」的姿態，體

現著他異性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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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僅在賽場上如此，在訓練上，今天的訓練總是帶著對明天的期待，這種期待是對

「未曾」經驗的嚮往，雖然無法得知明天的身體是否和今天一樣，明天身體是否能更加

的超越，但教練就是不斷追求「未完成」的身體，找尋絕對他異性的存在，期盼著一種

超出我所預料的「未曾」降臨，做為超越自我身體的絕對能量，體現出創造活力的根源。 

 

（三）「為他」的優先性－孤獨自我的離棄 

 

    死亡的給出，象徵著一種對活的否定性，也是自我的終結，這種自我的終結失去一

切自我意識的行為能力，失去意識作用，也失去了由自我所創造的同一性體系，在死亡

的面前，自我沒有任何的主動權，沒有任何的能耐，只能以被動的方式存在於此。 

 

    在運動教練的經驗中，總是存在著這樣的體驗。當教練用心設計一系列的比賽策略，

交給選手希望其能善加利用，希望能夠完全遵循這樣的法則，但每次選手一下場，教練

就能感覺到被拋離，因為立即就可以感受到，教練的策略設計僅是選手參酌的一個選項，

他擁有更多的自我選擇，他選擇他打球的風格、他自己的應用策略、他自己存有的身體

控制。 

  

    因此，在運動場中，真正的實踐主體，不是教練這個「我」，而是那個選手的「他」，

這種經驗不僅僅象徵著對教練自我的衝擊，連帶的啟動對自我的重新構思，使教練接受

這個自我的背棄，認記這個運動世界，自我不再是唯一的存有，而是有著「他者」的存

在，他是比我還高的，我只是為了他的生存而存在於此，這種主體位置的翻轉，是一個

重要的過程。 

 

    教練做為孤獨的個體，獨自的將一切知識、資訊、問題進行統合，創造出一種合理

化的體系，並將這樣的自我孤立起來，透過內在性的作用來領悟自身的存在，將自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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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格的我」創造出來221。但是，教練必然的經驗到外在的「他」帶來的衝擊，誘使

在同一性的創造中，進行對外的轉向，轉向絕對的外在，而後再一次領悟自身。換句話

說，教練對於選手而言，雖然重要，但也僅僅只是他的世界中的一個小區塊，就其而言，

教練的重要性，並不如一般所設想的重要。因此，原先自我構造的優先性與整體世界，

都會在此時退位，接受他者的到來。 

    所以，孤獨自我的背離，體現出對自我意識優先性的終結，我們不再認為「我」是

這個運動世界的主宰者，「絕對他者」的出現，才是我存在的泉源。我們無法將那個絕

對他者化為我的，透過其他來替我展示。在場上，他才是展示其自身的主人，我只是做

為一種「為他」的回應。換句話說，教練經驗在真正的自輕己身下，才能越見「他異性」

的到來，這種他異性的給出，刺激內部的我轉向接受外部的洗禮，進入另一種體系，領

悟著另一種生存的狀態，「為他者」存在著。 

 

三、絕對他者的現身－從「為我」轉向「為他」 

 

    當身體現象促成自我覺察，將他者視為優先存在後，教練必定會生發出更根本的身

體觸感。對教練而言，自我的世界受到絕對外在性的波動，撼動原本構成，逼迫著我進

入「另一種」身體思索的空間，這種逼迫性，先產生的必定是抗拒的身體衝擊。譬如，

在修正動作的歷程中，我的假定，是經由我所建構的知識圖像去擬出的，但面臨著選手

的鄰近，會使原先明確的假定會受到影響，形成在「自我」建構的身體概念與「他」給

出的他異性刺激相互抗拒，是我的身體觀與他的身體觀在強烈的拉扯。這種拉扯，形成

在舊有的身體與邁向未來的身體中來回的往返，一方面想要破除，另一方面卻又想維繫，

在這樣的過程中，形成一種憂慮的感受。 

 

    這種憂慮，是對著原本建立的認同與對新建立的期待交錯產生的，過去長時間累積

所建立的身體圖樣，早已形成一種非意識狀態的信任，但這種信任，卻在自我逼迫著迎

                                                       
221 例如，這是我擬定的作戰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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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他者的到來，由自我的雙手親手破除，企圖打照一個新的狀態。這種憂慮的狀態，是

指我懼怕著新狀態的到來，不足以超越現前，但卻又無法部面對這個新的到來，引發的

憂慮之感。 

 

    雖然，這種憂慮感相當擾人，不過，卻也促使自我面向未來的新空間，因而是一種

積極的作為，這種積極，是具有超越的特質。換句話說，教練透過一連串的作用，形構

自我的同一性，但在面對焦慮的同時，就已將這個「他者」替代為主要的意向來源，我

看似解決我的問題，為我設想，實而是為這個他者的未來憂慮，為他而存在。這種現象

呈顯出教練對於種種現象的反思與知識的建構，都是向著絕對他者的，因為，唯有面向

絕對他者，教練自身的存在才有意義，教練的主體也才能在彼此的相互關係中開展出來，

這是他者所帶來的意義，也是在教練經驗中最根本存在的意涵。 

 

    所以，死亡經驗是一種邁向未知的經驗。從死亡經驗的隱涉中，通過身體的暫拋、

未完成的現象指涉以及孤獨自我的背棄來理解，在整體性的架構中，依然存在著他異性

的位置，只是，該如何時時的關注，將這種他異性維持到一種持存在的狀態，避免流逝

在被同化的過程裡。在教練的經驗中，自我的優先性必得退位，他者是以高於我的位置，

進入和我的交往中，這是教練和他者的關係中最基本的結構，這種關係也是一種倫理關

係，在其中，真正的尊重他者的出現，並藉由他者的出現，是自我得以邁向新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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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進入他者的領會－在關係中遇見他者 

 

    在教練經驗中，若將自我的優先性拋除，就可以發現隱晦性的存在。這種存在是象

徵超越的明證性，這是一個由他異性創造的空間，在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引領教練超越

自我，向卓越邁進。 

 

    與他異性的遭遇，是透過面對他者，與他者進入相處的關係中構成的。但是這個關

係，並非是自我為主建立的關係，因為透過自我來理解他人，會使他人成為「他我」。

列維納斯認為，這無法達到真正的他異性，因此教練必須自輕己身，從優先性的位置退

出，真正的面向他者。譬如，在指導的經驗中，教練希望透過共識的建立來達到彼此目

標的認定，但往往許多時候，教練是站在自我的立場中，向著選手解釋這種認定的想法，

並且希望能夠貫徹實踐，但是這種想法是由教練自我構成的共識，並非是互為主體性的

共識。因此，本節的第一部分，對教練關係的發展進行反省，發現真正的關係是必須先

將自我破除，打破同一性的作用與結構，如此才能讓他異性在關係中呈顯出來。 

 

    列維納斯認為，從人與人的愛欲關係中，可以發現他者的存在。因為「愛」，是明

顯的朝向他人的，我愛著「他人」，這個他人是有別於我的個體，是具有他自身的性格

存在的，因此，在第二個部分中，分析教練和選手間愛欲關係的建構歷程，發現他異性

是從同一性的縫隙中掙脫出來的，換句話說，在整體性的世界中，他者的出現，使原本

的秩序產生斷裂，就是這個斷裂點出現，他者才會就此現形。因此，他異性是在同一性

的結構中，以我未能發現的姿態存在，所以對於教練而言，他者的出現，促使自我在有

限的界域中，邁向無限的未來。 

 

   在第三部分，從教練關係中，重新的反省自我和他者的位置，發現經由教練關係的

呈現，呈現出教練為他者存在的倫理向度，將原本的愛欲關係提升到倫理關係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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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關係發展的初步反省－「同一性」體系的破除 

 

（一）關鍵建構歷程的初步描述－由「共識」走向「質疑」 

 

    在教練關係的建立上，最顯著的就是教練與選手的關係建立。運動員為了追求卓越

的表現，會透過許多的方式找尋這條卓越路徑，一般認為，教練是最能掌握這個運動世

界的角色，因此，絕大部分的選手，都會希望藉由教練的專業認知來協助自己提升能力。 

 

    既然，追求卓越做為彼此交往的前提，那麼提升運動員的素質就是彼此關係建立的

起點。表面上，關係的建立是隨著時間的累積而不斷的改變，因此，我試著透過幾個階

段222來描述這種關係的建立。 

 

    在一開始的接觸，雙方剛進入交往，必然的都具有好感，認為彼此的共識高、做法

雷同，才會相聚在一起。在一開始，教練會將焦點放在訓練課題上，透過自身的知識與

經驗，對運動員進行指導。在這個過程裡，由於彼此存有的陌生性，因此，雙方都會以

相互尊重的心態進行交流，一方面選手對教練充滿了崇敬，對其論述的知識內容，必然

的肯定與接受。另一方面，教練對選手則是尊重既有的技術與想法，偶爾提點相互討論，

但絕大部分仍由其自然發揮。此時，教練與選手存在一種交往的新鮮感中，帶有著甜澀

的預期，開始準備進入相互磨合的階段。這種初步的關係，表現上看似彼此相容、相互

尊重，具有同樣的理念與想法，但實際上，各懷鬼胎，都在想盡辦法摸清對方的底細，

希望將彼此的陌生性透明化，有意的去探測對方的想法與意圖，並且會嘗試將自己較負

面的表現，隱藏起來，雙方就在這爾虞我詐的狀態下，進入下一個階段。 

 

 

                                                       
222 其實，我本不太想以「階段」來描述這種關係的歷程，因為階段代表了一種順序，但實際上彼此關係

的建立，是在這四個階段中來來回回，反覆的交融而產生的，用階段的描述，只是為了方便釐清關係所

呈顯的不同位階與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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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第二階段，雙方對彼此都有著一定的了解，不論在知識的看法、技術的認知、

身體的表現等都會有較為清楚的概念。因此，在這個階段中，雖保有著交往的親密關係，

但唯一不同的是，雙方已經開始建立了「我的」想法這樣的層次，開始明白他與我的不

同，教練會開始設想「他的」想法，在語言的溝通上，採取認為他聽得懂的語言，在訓

練的結構上，以他的習慣為出發，再加入想要調整的結構，諸如此類的方式，進入整體

的訓練範疇。 

 

    在此時，教練與選手相互肯定，同時都會藉由移情的作用來設想對方的思考，期望

在關係的建立上，能夠擺脫那種陌生性，更進一步深入的發展，這種同情式的理解，會

使彼此的自我都找尋正向的力量，逐步的建立更多的共識，也使彼此的關係更為緊密。 

 

    與此同時，自我會開始察覺到他人的存在，開始營造「體認」對方的心態，並透過

對「良好」的關係來強化彼此的認定。不過，教練是藉由自身的同感作用來理解對方，

因而不時會產生「為何你會有這種想法」的疑慮，不過，這種疑慮會因為正向的力量，

暫時隱匿在彼此的關係中。 

 

    進入第三個階段後，雙方對彼此已能掌握，對於彼此關係也開始脫離了親密期，進

入磨合期的階段。在此時，由自我產生的同情作用，對彼此看法的誤解也會逐漸的擴大，

「我的」與「你的」強調性也會越來越強，形成一種爭論的狀態。過去由於親密關係隱

匿的負面情緒，則開始爆發，這種爆發，像是零星的小火花，東閃一下西閃一下的出現，

像是有時教練臉露無奈、搖搖頭，選手則是生氣的用力擊球、對著教練苦笑等等，雙方

的衝突思緒開始藉由肢體的表現，一點一滴的透露出來。 

 

    此時，教練也會意識我與他者的不同。在想法上，發現越來越多的歧異點與不同的

認知，在身體上，存有不同的表現與詮釋，原本藏身「差異性」看法，開始不斷的湧現

出來。譬如，像在面臨比賽勝負的反應，過去能帶著相互扶持的概念與信心邁向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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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進入到第三階段，輸球後會使教練面對面臨的質疑，越來越多。彼此關係也從親密的

相互關係，走向捍衛自身的混沌關係。在這個歷程中，自我開始意識到彼此潛藏的敵意

223，彷彿在每一個想法上，都有著喃喃低語的衝擊，自我一方面仍想辦法化解，但另一

方面卻又無能為力，於是，自我與他者就在這樣的拉扯之中存在。 

 

    當第三個階段持續了一段時間後，雙方就會爆發衝突。彼此會將過去的不滿在這個

階段中全然的攤牌，毫不保留的表現出來。自我間都捍衛著自身，不希望被同化，同時，

許多非理性的言語和做法，也都會在這個階段中爆發出來。美國知名的網球教練尼克

（Nick Bolletierri），就曾說過，選手和教練走向衝突而分開是必然的224。所以，這似乎是

每一位教練和選手都會經歷的歷程，只是呈顯的方式不盡相同。在這個階段中，看似衝

突的對立，實際上卻在反應出一個事實，就是自我與他者是兩個分離的個體，教練已經

不太可能將他納入我的範疇被我理解，因為如果可以這樣的話，那麼衝突就不會產生，

換言之，在衝突的開展下，他者的位置才得以被自我劃記出來。 

 

    所以，在關係建立的開始是由「共識」所引發的，這種共識是以教練在同一性的結

構中所形成的知識為主。這種「為我」性的知識，會隨著關係的改變，而有所轉變。潛

藏在為我知識外的「差異性」特質，會因為他者的出現，越來越清晰，同時，他者不斷

的透過對教練的質疑、衝突，來突顯自身存在的位置。 

 

（二）對同一性體系的破除－他者「質疑」的力量 

 

在關係的建立過程中，教練對任何的現象與經驗，都是藉由同一性的作用，來達到

客觀性，並藉由這種客觀性，建立彼此的共識。譬如，我曾這樣和選手說過：「根據分

析選手比賽的數據來說，要打發球上網，一場比賽發出15個ACE球是一種基本的要求」，

                                                       
223 這種敵意並非是說針鋒相對的敵意，而是一種打從心底就覺得你和我的想法不同。 
224 Nick Bollettieri. My Aces, My Faults. NY: Avon Book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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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看法，是我吸收了整體性的知識後，所形成的客觀性論調，我也將其作為彼此共

有的「客觀性基礎」。但選手立即反駁，認為這種想法不太可能，這種質疑使我停止原

先的客觀性共識，理解並分析他說這句話所代表的意義。 

 

    因此，在彼此的關係中，質疑是作為對同一性體系破除的力量，使在關係的建構過

程中，教練面對的不再是同一性的建立，而是「差異性」的浮現。這個差異性作為彼此

關係的斷裂，在斷裂中，他異性從裂縫中掙脫出來。對教練而言，透過他者質疑，來質

疑自我的運作體系，雖造就關係的緊張，但卻帶來超越的氣象，他給出「躍出」自我的

方式。因此，教練藉由他者的質疑，明白「絕對的差異性」，真正的接受他者的降臨，

或許可能造成彼此的關係的斷裂甚至崩解，但對於教練的經驗，是存有著更深遠的意境

與層次。 

 

二、愛欲關係的絕對他者－面向秩序體系的「斷裂」 

 

    教練和選手在長時間的相處下，建立了許多深厚的情感基礎，一起面對痛苦的襲擊、

一起享受勝利的喜悅，在點點滴滴的過程中，逐漸的建立起彼此的情感，這種情感，似

乎已經不再以教練自我去建構的，而是朝向著他者來建構。但是，對於教練而言，是做

為面向世界的取用者，任何事物是透過自身的建立才會生發意義，那麼，這種愛欲關係

的指向，是如何從主體跨越到另一個主體上。我試著透過共情225的現象來描述教練主體

對於關係的建立過程，以及主體所存有的位置；接著，透過伙伴感的形成來描述教練如

何開始迎向另一個主體－他者的存在；最後，試著以「為他人」的立場，來分析這種愛

欲關係所呈顯的本真關係。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現，愛欲關係的他者，是不斷的在同一性

的結構中，以隱晦的姿態悄悄的現身。 

 

                                                       
225 在愛欲關係的描述中，本研究先藉由謝勒（Max Scheler, 1874~1928）情感現象學中的共情與伙伴感，

進入對關係的描述。並從他者的介入中，看待自我和他者的作用，請參閱馬克斯．謝勒：《情感現象學》

（陳仁華譯）（臺北市，遠流，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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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情現象的出現－同一性的情感認同 

 

    教練和選手相處的過程，最常發生的就是由共情現象所觸發對彼此的認同，進而建

立起關係的共感。這種共感是說，當我們一同面對事件的時候，我們體驗到「同一」的

感受。譬如，在 MLB 的職棒賽場上，當打擊的球員被判三振後，選手向裁判爭論進而

被判出場，大部分的時間，可以看到教練第一時間衝出休息區，繼續與裁判爭論，這種

情感是他們一同感受到「同一」的憤恨，進而引發後續的行為表現。 

 

    這種共感的形成，指向的是共情的現象，在運動教練關係的建立中，共情的現象是

最常發生的。譬如，當選手來協尋我們幫助的時候，我們可以體會到選手的孤苦無依，

像是在汪洋中漂泊的船，希望能夠找到除了自己之外的另一個指引方向的舵手；在林書

豪確定本季報銷進行膝蓋手術的時候，Mike D'Antoni 更是表達出對林書豪的不捨與關心，

同時也力薦林書豪進入美國夢幻隊的培訓隊員，等等的現象中，皆表現出教練對選手的

遭遇，會自然引發一種憐憫與不捨之情。 

 

    教練和選手透過共情，以移情作用的方式，去產生彼此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是教

練卻體會到選手內心的情感意向，這種意向是在同一性的範疇底下，被教練所擷取的。

教練可以感受到選手面臨運動世界的焦慮、旁人期待的壓力、欲達到目標的衝動與諸多

狀況所衍生的情緒（如快樂、悲傷、痛苦、愉悅等），並且一同進入這個情緒中，這是

感同身受的作用，藉由這種作用，使教練和選手進步彼此的情感交融，構造起關係。 

 

    因此，在共情的狀態下發展的關係，是將彼此拉進到相同的感受意向中，一同快樂、

一同悲傷、一同難過…..，藉由不斷相互的體會與理解，去形成相互的認同。這種認同

劃記了彼此的信任，建立彼此的感情，教練和選手就是透過不斷的共情劃記，去加深對

於彼此的認同，使得感情更加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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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伙伴感的建立－從「自我」迎向「他者」 

 

     在教練和選手的關係發展上，通過了共情達到了情感認同，建立彼此的關係。接

下來，讓這種關係更加緊密的，就是伙伴關係的確認。在共情現象的中，教練和選手藉

由一同面對事件，感受快樂或悲傷的經驗，從感同身受的設想中，達到理解他人的感受，

並創造共同的認同。在這種情感認同的發展之下，會形成伙伴關係。這種伙伴關係是教

練要直接面臨選手的悲傷或喜悅，感受到「他」的情感，同時做為一種陪伴、扶持的關

係結構。 

 

    運動的世界，大部分的時間都是一個人孤獨的面對追求卓越的歷程，不論是遇到瓶

頸時，內心獨自的焦慮與悲傷，或是在比賽中，一個人獨自的找尋任何的路徑去贏得比

賽，這種極致的孤獨歷程，最需要的就是伙伴關係的依賴。教練是做為這種伙伴關係的

來源之一，透過實際的涉入與參與，去領略到選手的感受，同時做出適當的陪伴與應對。 

 

    譬如在莎拉波娃在 2004 年 7 月以 17 歲之姿進入到溫布頓網球錦標賽的決賽，對上

的是當時的球后 Serena Williams，在第一盤的賽事中，雙方就展現劍拔弩張的對決，比

數也呈現膠著的狀態，在比賽來回的過程中，每當分與分的結束之際，莎拉波娃就會望

向觀眾席上的父親教練，鏡頭中的父親對他總是微笑的點點頭，彷彿告訴他我與你同在

的那樣，而在賽後的記者會上，莎拉波娃更是明白的說出，父親是做為他球場上安定的

來源，讓他深覺得自己不是孤單的一人在奮戰，這也是他一路邁向冠軍的重要條件。此

外，在國內知名的網球選手盧彥勳的身上也是如此，當自己隻身衝往職業世界挑戰的時

候，面對一切的龐然未知，與不被看好的聲浪下，他的教練霍多夫卻是一路的陪伴之今，

從賽事的安排、訓練的指導、受傷的治療、心靈的支持，種種的作為都是成就的關鍵，

因此對盧彥勳而言，教練霍多夫是做為伯樂而生，同時更是在幕後支持最大的伙伴226。 

 

                                                       
226 參閱盧彥勳：《亞洲網壇球王：盧彥勳的堅持》（臺北市，晶冠，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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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伙伴感，是自我實在體驗一個外在於我的他者存在，並伴隨我左右的感覺。

這是由外在的他人去引發，使我不再是獨自一人。這種伙伴感是教練和選手中，最常見

的，也是成就彼此關係建立的重要根源，藉由伙伴感的確認，將彼此的互動層次不在只

是停留在表面的交流上，而是真正的進入到互相涉入的共感之中，這種共感所創造出的

情性，相對的也就來得更加的緊密與深刻。 

 

（三）教練之愛的出現－面對「他者」的誘發經驗 

 

    透過共情和伙伴感的建立，我們知道教練和選手間建立了情感的基礎，這種基礎成

就了兩人的彼此認同，這種認同不僅是概念上的認同，還是深植於身體之中的情感認同

並成為彼此寄託和依賴的根據，也成為堅若磐石的力量。那麼，在日積月累的狀態下，

伙伴關係會深化，形成一種「愛」。透過愛，教練才能真正將同一性的結構拋除，面對

這個愛的「他人」，找到他異性的存在，並且在他異性的誘發下產生「新」的教練經驗。 

 

1.對身體的依戀227 

 

    當教練開始建立伙伴關係，開始進入到情感認同之際，身體做為一種重要的媒介，

我們透過身體的感受與行動，來表現出雙方的情意與認定。我們透過身體互動去勾劃這

種情性的建立，譬如，在訓練中一個點頭肯定、平日的一個搭肩鼓舞、比賽中的一個拍

手叫好，每一種身體樣態的出現，都成為彼此感情勾劃的元素，那是一種透過身體所進

行的情感感染，這種感染並非是指在身體感官上的刺激，他是做為一種悸動，是一種我

「給」你的一種應對，這種應對是我感受到你的身體給出的，就在這樣的過程中，透過

身體，我們建立彼此的認同與情意。 

 

                                                       
227 在此使用的依戀一詞，並非只一般認為的愛戀之意，而是站在一個更高的維度中，探討在教練的深層

經驗中，潛藏對身體的一種喜好、欣賞和看待的戀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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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身體是做為情感發展的基礎，對於教練而言，身體存在的情意還給出更多。

身體會產生一種愛戀的情愫，譬如，當我們看 Michael Jordan 的投籃，會發現其身體的

流暢程度是如此的吸引人，這種身體感，就會形成我對身體的一種愛戀，相同的，在選

手的身上，我們也會總是看到這樣的東西，看到他打出令人讚嘆的強力擊球、不可思議

的轉身過人等等，這些充滿著驚奇的身體展現，都成為我讚賞的來源。這種讚賞不僅停

留於讚賞，教練希望保留著這種對身體呈現的愛意，使這種現象能夠不斷的出現。所以，

透過去感受身體的氣息、身體的風格、身體的呈現，經由身體，建立關係，讓彼此更容

易貼近。 

 

    愛戀是做為一種欲望而存在，教練希望這種身體的愛戀感，在彼此的關係中出現被

領會，因此，總是透過練習來保有這樣的身體。於是愛戀就會進入到愛練的階段，透過

不斷的鍛鍊，希望保留那種存在的愛戀身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選手的身體所引發

的愛戀，並非是按教練所設想的圖像去依樣畫葫蘆，而是教練提出對愛戀身體的描述後，

透過選手自身的體現，才能夠真正的引發出來。因為，這種身體愛戀的概念，並不是明

確性的，不會依照我所想的那樣被表現出來，若真的是那樣，就不容易達到令人激賞的

程度，激賞必定是越過我的所有設想才會產生，這種設想雖以我的圖像為基礎，但是他

總是超越這個圖像所給的，富有許多的創造。這就是他者所帶來的創造，一種超出教練

自身的創造。所以，愛戀身體的形成，往往是在教練帶有著自身的預期，進入訓練或比

賽的實踐情況，但受到了他者的刺激，打破既有對身體的愛戀感，激盪出更多元的身體

圖像，再一次的形成新的愛戀身體的基礎，教練所帶有的身體觀點，是在愛戀的關係下，

受到他者的指引，不斷的向前推進。 

 

    當然，這種愛戀身體的影響，不僅侷限於選手的這個他人之上，還廣延到其他的他

者。只是，選手這個他者，是做為我最接近的鄰人，因此，他是無時無刻不斷的為教練

帶來新的刺激。所以，愛戀這件事來說，不是存在於靜態之中，而是在一種動態的流動

下，不斷的形成新的看法。這種新看法象徵著新的身體型態，教練就存在於新的身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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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流動中，不斷的去尋找彼此的認同，當這種認同感逐漸的確立之時，就會成為一種依

靠。這種依靠，是教練知道，憑藉著愛戀身體的過程所營造的身體，是用來面對運動世

界的重要武器，也是在運動世界中安身立命的位置，唯有透過對身體的依賴，對於其他

事物的才能真正的掌握，才能夠有個依靠的憑藉。因此，這個愛戀關係形成的身體觀，

並非是一種靜態的身體感，而是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所生發的身體愛戀，這種身體愛

戀，潛藏著既有的選手身體，也指向著超越選手身體的想像，教練愛戀著那個身體的未

來。在這樣的過程中，教練將對他人身體的認知，提升到一個更邁向絕對他者的位置，

同時教練對身體之愛也就在愛戀和依靠的循環中，不斷構造出新的創意。 

 

    所以，教練所呈顯的身體之愛，揭露了愛戀和依靠的兩種本質，並且，在身體之愛

的過程中，兩種本質彼此交融與互動，一方面透過愛戀所指向的外在性，不斷開發新的

身體型態，另一方面，藉由主體存在的作用找到一個在動態中，固定呈現的位置，用以

尋求運動世界的安定。因此，在教練之愛的背後所呈顯的身體，是一種透過內在性的作

用，加以尋求一種絕對外在性的刺激來突破內在性，我們愛戀著那個外在性，那個絕對

的外在性，而選手就是做為絕對外在性的給予，一種絕對他者的存在。 

 

2. 對幸福之愛的享受欲望 

 

    對於教練之愛所帶出的意向，還包括幸福的指向。這種幸福是一種悸動，是一種愉

悅、滿足、感動等許多正向情感融合的感覺。在教練和選手相互交往的過程中，許許多

多的事件都會促成這樣的幸福意向。譬如，在劉一民的運動哲學新論中「團隊凝聚的剖

白」228一文中所提到，選手為了爭取比賽的勝利，不惜犧牲自己既有的個性、打法，反

倒聽從教練的指示，進入另一種迥異的擊球中，這是選手做出的犧牲，對於教練而言，

這就是一種幸福的悸動。不單是在運動賽場上的感動，許多時候偶爾的聆聽與適當的關

                                                       
228 請參閱劉一民：＜團對凝聚經驗的剖白－由於無不相容的美感之情＞，《運動哲學新論》（臺北市，師

大書苑，2005），頁 16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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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都會成就這種幸福，這種幸福是本能式的反應，是感受到彼此情感意向相投的那個

時刻，幸福之感就會產生。 

 

    這種幸福之愛，是做為自我享受的存在。教練享受著這種幸福，享受著這個運動世

界所帶出的美好，但是，這種享受是構築在「我」的世界之中的。換句話說，在幸福感

受之餘索體驗的世界，依然的是由教練享受的欲望營造出來的。但是，若是我們將關注

幸福的生發，可以發現，他者以隱晦的姿態存在於此。他者是做為我幸福感的來源，我

必然的必須尊重這個他者，感謝這個他者給我的一切，同時期待他者的再次降臨，在幸

福感的獲取中，我不再需要透過理性的協調，而是進入到一種全然的接受他者的刺激，

帶來幸福的悸動。這種悸動，不再是透過利益關係下所追求的，而是一種全然的符應著

他者，所帶來的感動，因為，透過利益關係，這種悸感必然會隨之消逝。教練尋求的，

不是一種需求的享受，而是幸福的發生，這是一種追尋幸福的欲望。這種欲望追求，是

擺脫自我的優先地位，全然的體驗他者帶來的一切，才能夠真正使存在的悸動發生。 

 

    因此，這種幸福關係，是由絕對他者給出的，自我所構造的世界並沒辦法給出這種

真正的幸福感，這種愛的幸福感指向著絕對他者，透過他者的到來，進入情感的悸動，

這種悸動雖是主體享受的愉悅，但主體的優位是在他者之後的，是他者來開拓著愛的世

界，也是他者佔在位置上來告訴我：「我給你幸福」，這是一種真正的尊重，也是在倫理

關係才會發生的現象。 

 

3. 對精神態度的寄託 

 

    我們試圖的進入從彼此關係的建立，進入對教練之愛的分析，可以發現這種愛欲關

係的第三個指向是對精神態度的寄託。選手追求卓越，是一條坎坷的道路，許多人付出

了許多的心力，卻不見得容易成功，運動就是帶有這樣的特質，並非努力就有所得，因

此，對於仍在追求不斷自我超越的選手而言，這種努力不懈的態度會形成情感感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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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練來說，看到選手的努力與付出，一方面進入了感染的情感中，感受到他堅忍的毅

力和決心，在困苦的環境中仍不斷的追求卓越，會產生疼惜的情感。另一方面，我愛著

他的付出、他的努力以及他所帶出的正面積極的態度，這是一種對愛的崇敬，這種崇敬

是敬佩著這個他人的作為，進而引發教練願意將全然我所有的心力，投入到他人之中。

所以，在愛欲關係的開拓，會誘使教練進入到精神上的神聖意義，一種崇高的特性，我

們透過他的表現，來形成愛之關係的元素，這種觸發，使我在意的將不再是我的感受、

我的需求，而是一種全然的為他的存在，教練就是做為這種愛欲投入的對象，以被動的

感受著存在於運動世界中。 

 

    這種精神上的愛，漸漸的會形成教練的寄託。這種寄託並非單指教練的自我需求透

過選手來達成229，而是在本質上走向他者的一種託付，我將我的所有託付給你，冀求他

者的接受，走向未來。所以，教練不再考慮任何實質上的酬償，而是真正進入的關係中，

一種精神態度上的你儂我儂，一種的稠密的相互存有，我存在於你的運動世界，你也存

在於我的運動世界，彼此間自然的相互捍衛這個運動世界所帶來的一切衝擊，一同迎向

未來的挑戰，我會知道，不論發生任何事，彼此都做為對方的一種鄰人存在，支持著我

做一切的決定和努力。 

 

    所以，託付感的產生，讓原本的從屬關係產生了變化。在運動世界中，才能體會，

在實踐上教練自身的定位，不再是接受選手的託付，而是接受被動的進入選手的感召，

給出自身。 

 

 

 

 

                                                       
229 譬如教練自身希望能夠進入到大聯盟投球，但自身的不可能因而投射到選手身上，希望藉由他來達成

自我的夢想，但實質上教練的盼望，是更深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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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關係」的建立到「沒有關係」的產生 

 

    教練和選手建立的關係的初始，透過共情的現象去展開彼此的關係，但是這種共情

現象，是從教練自身的位置出發，是經由主體的劃記所形成的情感認同，所以這種情感

的顯現，對於事件雖呈顯著同一性，但在同一性的呈顯背後，卻也體現出我們將事件所

帶有的其他情感－「差異性」的部分，暫時的擱置起來。教練帶著這種擱置，挺進到伙

伴關係的建立，在彼此的互動中，去建立情感認同與信任，這種伙伴關係，比共情的現

象更進一步的揭露了他人情感的出現，同時，我們試著接受他人所身處的情境，試著張

開我的雙手，去迎接這個他者的到來，只是這個伙伴空間，仍是藉由主自我的存在而出

現的，透過意識的作用，我們不再只停留在對情感的感染上，不再只是感受到那份悲傷

或快樂，而是藉由彼此的涉入，去真正的理解這些悲傷與快樂，並且做出對他人的應對

－一種陪伴的應對。 

 

    教練在關係的建立過程中，皆佔據主宰的地位，但當同一性的作用逐漸失效，隱匿

的「差異性」逐漸壯大之時，質疑就會產生，不過，這種質疑是一種力量，是將同一性

的世界與秩序打破的力量，是讓教練明白真正的愛欲關係中，是面向他者的。 

 

    在這種他異性的指向中，我們透過對身體、自我（幸福的享受）與精神三種愛欲關

係所發展的形式去討論，可以發現的是雖然教練依然是在主體的劃記中去開展這些面向，

但在關係所發生的根源上，是指向著他者的。我們關注的不是教練自我所形塑的身體，

而是期待他異性所創造出的身體；我們追求幸福的享受，不是自我產生的愉悅感，而是

透過他者的到來，帶給我這種幸福的悸動；在精神寄託上，教練不再只是他人的寄託，

而是在過程中，盡可能的讓他者成為我所寄託的那個人。這種現象的呈顯，都表現出了

他者的位置，他者是以一種高於我的狀態，使我符應於他，為他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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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教練和選手的關係，是從共情的現象開始建立，但是，藉由選手這個他者的

出現，使教練自我原先構造，隸屬於同一性的關係世界，面臨斷裂，轉而面向他者，如

此一來，教練和選手之間維繫的，就不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關係形態，而是與「自

我」分離的，一種沒有關係的關係，這才是真正的關係本源，同時，這種關係是具有倫

理的面貌，以下將以「分離」和「非對稱性」的關係，進一步的描述這種關係的形塑。 

 

 

（一）分離感 

 

    教練與選手的本真關係並無法用一般意義的從屬關係來理解，因為從屬關係的形式

結構，表現的是同一的認可，是一種運動世界標準式的劃記，但是在經驗內容的層次上，

教練與選手的相處經驗不僅是一種屬性上的差異、也不是一種單方的劃記、更不是一種

同一性的體系規範，而是在相互的質疑中衍生的存在感。 

 

    這種存在感，是一種與他人保持親近，卻又彷彿保持一段距離的觸感，不論生活上

或訓練上如何的親近接觸，不論關係的培養如何深厚，教練與選手始終存在著距離。或

許有人會說，教練和選手關係只是存在著些許的矛盾，但是矛盾的概念是意謂非A即B，

在兩者之間沒有其他的狀態，這樣的想法是無法替代教練與選手的關係間，所帶有的距

離感。這種距離，不是一種規範或結構，而是意指著教練和絕對他者建立關係的可能性，

也正因如此，這種關係不僅受限於教練和選手之間，更是教練主體與「他者」之間相處

關係的一種廣延，是關係建立的必然本質。 

 

    因此，這種距離感，是一種分離。是教練自我和選手他人成為獨自個體的分離。唯

有「分離」，教練才能夠真正的接受他異性的刺激，跳脫自我同一性的世界現身，轉而

面對不同經驗形態的體驗。換句話說，在關係的建立過程中，透過「他異性」的給出，

自我才能深知自身的不足與限制，從而促使主體走向一個超越自我的道路。因此，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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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為，並非是由主體自我反思得到的，也並非透過理性的思維就可以理解，而是透過

他人，我們才得以打破自身，揭開這個世界的新面紗230。 

 

    所以，教練與選手的關係，並非在傳統觀念上一再強調的結合，而是一種分離，一

種永無可能完全融合的結合。即使在關係建立的過程中，雙方想要結合彼此的概念、思

想、做法的欲望有多積極，但是這兩個主體仍是分離的。 

 

    對於教練來說，「他者」不是做為我的對象被我理解，因為若是被我理解，那這個

他者將不再是絕對他者，他也無法打破我的世界。所以唯有分離，才讓進入真正的關係

中，才能體會自我與他者間永遠保持著一種相異性。我們必須去擁抱這種相異性，承認

這個相異性的頑固特質，使這個絕對他者以他自身的方式在我面前展露著，而不是在相

互的暴力對抗中231生存著。如此一來，過去隱匿在親密感的關係下，我們所忽視那個指

向著絕對他者的存在經驗，才會因此現身。 

 

（二）非對稱性的關係 

 

    過去，在教練與選手關係的探究中，教練總是存在於優先的地位，教練設計訓練的

內容、制定訓練的模式與規範、進入實踐中的引導訓練，每一個現象的背後，都浮現了

教練是主要發號司令的人員。在彼此的交往歷程中，教練和選手這個他者在親密關係尚

未破除之際，雙方的從屬關係是教練佔據優位的，所以，往往教練在非意識的過程中，

將自我的位置提升到最高，心中保持著一種自我的認定。這種認定是指「你」應該遵循

我的想法、我的指示，相信我的知識、能力與判斷，我才是那個可以幫助你前進的人，

這種自我的假定，體現了教練自我的主宰，也讓雙方的關係進入一種失衡的狀態。 

                                                       
230 這種新的觀點，並非是說我去完全的接受他者的觀點與想法，而是經由對他者的回應，我們躍出原本

封閉的自我，創造出更多的想像空間，找到更富創造力的能量。 
231 這種暴力對抗是指彼此都以「自我」的世界進行同一的追求，對於「差異性」則是想辦法納入我的同

一中，若未能真正的在本質上尊重他者的作為，那麼衝突就永無安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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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關係的衝突與質疑的出現，可以得知，教練的存在是為了選手而生，因此教練

優位的失衡狀態，是一種錯置。換言之，教練應該是站在協助他者的立場下，提供適當

的要素讓「他者」邁向卓越，對教練自我而言，這個他者並不是我的擁有物，我才是他

者的擁有，他者是透過享有我的知識，讓自己接受另一個他異性的刺激，藉此拓展與創

造自身的能力。所以，教練與選手或許應當進入一種相互的關係，在彼此之中我尊重你

的想法、體諒你的心情、理解你的作為和決定，兩人一同攜手邁向未來，雙方都是以一

種對等的關係存在著，沒有誰高誰低，只有平衡的存在。 

 

    但是，這種平衡與對等的想法，卻是另一種同一性的作為。這是「我」所認為的對

等，這是「你」所認為的平等，這是「大家」所認為的平等，這種大家的觀念，最被人

所接受。在這樣的概念中，隱含了一種第三者的假設立場，換言之，「第三者」232的立

場取決了這個平衡關係的概念。那麼，這個第三者的概念，經由理論知識的給出、自身

經驗的反思等客觀性的方式來形成，但是這樣的做法，卻也使寄望的平衡在一次落入整

體性的範疇中，形成一種固定的、形式的概念，也化為同一性的產物。這樣對等的做法，

只是看起來給出一種交代，實際上，是無法真正考量著他者的不同，換句話說，若我們

要進入完全尊重他異性的關係中，這種隱然在整體化的對稱關係是不可行的。 

 

    我們透過先前的反思，可以明白教練是符應他者而生的。對於教練而言，選手的位

置是比我高的，在他的面前，我僅能做為一種參謀，而不是主宰，面對運動世界的開展，

取決的權力不是在教練身上，而是選手自身，他擁有他的選擇、面向的挑戰及應對世界

的能力。所以對教練而言，選手的存在遠比自身的存在來得更加重要，因為失去了選手

的這個他者，連帶的也失去了運動世界的舞台，那麼這個教練的存在將不具任何的意

義。 

 

                                                       
232 這個第三者的立場和列維納斯所言的第三方的概念是不同的，前者是指在整體性的範疇中，所形成的

一種認定客觀的看法，這種看法仍是由主體劃記的；後者則是指思考著無數主體的他者存在所構成的第

三方，是在你我之間，永遠都存有著無限他者的立場，而不是形成一種制度化或形式化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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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關係凸顯了教練和選手的關係是在非對稱性的關係中展開的，選手以比我還

高的位置，尋求我的幫忙，我則是必然做出回應，回應他的種種要求。儘管我們有衝突、

有厭惡、恨意，但是面向選手，我就有協助的責任，這是在關係的本質上，一種「為他

人」的顯現。相對的，就選手而言，他也知道，唯有透過教練，他的運動世界才得以被

開發，才得以進入真正的超越，對於彼此而言，雙方都是做為一種絕對的他者而立身，

同時，這個他者永遠是以一種高於我的立場來對我說話，我則是對於他者富有義務233。

這種非對稱關係，所指向的本質，不再是一種固定式的型態與概念，而是一種真正打從

心底「為他人」的設想。 

 

（三）他異性的臨在－超越意義的指向 

 

     所以愛，是在教練與他者的關係中建立的，是在相處的過程中不斷的磨合與形塑

出的。對教練而言，這種愛是一種自我的享受，我們享受著彼此的關係，享受著那種對

他人的關懷與付出，享受與期待著這個選手不斷的邁向卓越，享受著我用我的整體去迎

向選手建立關係等。但在另一個層面中，潛藏在質疑根源的他者，揭露出他異性的空間，

更是作為自我存在的叨擾，促使教練不斷的產生欲望，希望能夠為他做得更多，這樣的

思維迫使主體能越過現有的自我框架，進行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若這種愛意所指涉的他者，只停留在教練－選手，這種我與你關係

的探究上，那麼，就表示這種關係的結構是可以被對象化而出現的，但是絕對他者的指

涉，不僅僅是我與你的關係，還包含更多的無限性存在，所以愛，是不會只停留在對選

手的意向關係才出現的，在我與你的意識結構中，還包含更多擴及到絕對他者所引發的

社會關係。這種對社會關係的廣延，是列維納斯認為的第三方關係，透過第三方關係，

才得以真正的從自我意識的關係結構脫身，從而絕對的面向他者的到來。 

 

                                                       
233 例如教練對選手有指導的義務，選手對教練則有實踐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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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與他人的相處，體現的本質是一種絕對的給予，而不是滿足自身的要求。人

與人相處的關係是建立在一種和平的倫理關係中，對無限他者的親近。透過愛的揭示，

我們得以面對他者，體知他的脆弱性，這種脆弱並不是說任何從屬關係的低等程度，也

不是某種特定的欠缺，而是一種「為他人」的責任，是為他人擔心害怕，為他的脆弱找

尋出路。所以對教練而言，運動世界的他者，都是做為我們所愛之人，我們負有責任與

義務提供了自身的所有，助其在運動世界中成長、茁壯。 

 

    因此，這種愛欲關係不僅帶出了情感的面向，更指出了一個外在性的未來。這個外

在性的未來，不再指向自我建構的世界，是邁向了一種超越，這種超越是藉由「絕對他

者」使我們看見的，是我們躍出自身的限制，看到新的未來的契機，這種關係橫跨了主

體之間，證成了彼此存有的關係與位置，並且建立了「為他人」的責任與訴求，開展出

一種為我經驗之外的－「為他人」存在的經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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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面對他者的交融－「臉」形成的面對面關係 

 

    在教練和選手的關係中，最初都是建立在教練的享受之上，這是一種構築在自我利

益的基礎所發展的。但是，這種透過利益而開展的關係，往往是一種衝突的來源，也是

一種整體性的限制，我們真正應當進入的是一種倫理關係，這種倫理關係是與他者間「面

對面」的關係，這種關係給出他異性與絕對的外在性，使我們有機會面臨自身以外的刺

激，藉以超出自我的限制，邁向新的未來。 

 

    從自我中出走，象徵從同一性的整體世界中逃離。要讓隱晦的他者現身，就必須擁

護「差異性」的存在，這種差異性的存在是在關係發生的原初中突顯的，這就是一種原

初的遭遇。列維納斯透過「臉」來描述這種面對面的存在關係，臉所指的是他者之臉，

這種臉的描述不僅限於面貌、面孔、表情等，還包含了更多他人透過臉對我的具體呈現，

這種呈現是隱晦的狀態下給出的，是在主體意識的發生之前就已經存在那的，因此，我

們試著透過透過對關係的懸置，回到事物發生的根源，企圖尋找的不再是同一性的指向，

而是「他異性」，藉由不斷的關注他異性的給出，描繪出與絕對他者遭遇的原初經驗。 

 

一、與絕對他者遭遇－面對面的接觸 

 

在人與人接觸的過程中，臉是一個瞬間的照面。我們總是在這個瞬間，透過他人之

臉的呈顯，來預測對方的觸感與思想，不論是「高興」、「快樂」、「悲傷」、「憤怒」「喜

悅」甚至「友好」與「敵意」這種互動的關係，似乎都可以透過從臉的照面中，被我們

所理解。但是，這僅是作為一種預測，當他人展開了行動，才有可能去證實我們的想像。 

 

在列維納斯所論述的概念中，對「臉」的分析是其重要的理論。他認為當我們意識

到他人之臉時，就掌握了他人這個可見的對象，但是還會更進一步的將不可見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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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和「神聖」交彙在一起234。換句話說，透過臉的照面，我們可以看到他人的臉

龐，也可以用一般常識中的理解，去描述他臉的輪廓、鼻子、眼睛、嘴巴、下巴等生理

構造來描述這種臉的呈現，但是我們卻無法得知臉呈現的背後所代表的意義，這是一種

從可見性流動到不可見性的特質，這也是臉所存有的本質。因此，臉所蘊藏的意義是不

能被用來看的，也是無法透過意識來覺知、掌握的，他人之臉在意義上是用來超越的，

超越一切我所能理解的理解，是在與我面對面的遭遇中，去引導我超越的重要維度。即

使如此，臉是作為彼此的相遇，一種將我與你放在這個世界中的遭遇，透過臉的面對面，

讓我們覺察在此時此刻中，開始建立關係。 

 

（一）臉的同一性結構－一種主題化的設想 

 

    從列維納斯的想法中，可以知道，臉作為一種不可被理解性而存在。但是，面對面

關係的建立，依然是從臉的照面中開始，我們意識到臉的輪廓，從輪廓中所呈現外形上

進行直觀，甚至從不同的角度、不同的位置來觀看這樣的臉，他人之臉就成為我觀察的

對象，被我感知，我們就是通過感知行為的意向性來理解和把握。在教練和選手的關係

中，臉的面對面是一種直接的顯示，是在互動的過程中一種毫無掩飾的面對。教練面對

關係的處理，是一件相當重要的課題，是否能夠適時的給出他人需要的訊息，是必須擁

有敏銳的感知，這種敏銳感建立在教練的覺察能力，這種察覺能力是指教練在第一個瞬

間通過對他人之臉的表情與舉止，來理解他人在互動過程中所給出的訊息，經由自身的

判斷後，來做出適當的回應，即便，或許臉所呈顯的意義，是深不可測的。但是，這種

「初始」的面對面結構，依然是透過教練的自我來給定的，所以，我將試著藉由對臉的

意向，來勾勒教練自我所感受的他人之臉的意向性。 

 

 

 

                                                       
234  Ti,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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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練與臉遭遇生發的意義取向 

 

（1）作為一種情緒的指涉 

 

    在與他人的互動中，教練的一舉一動都牽扯著關係的建立，因此，如何在自身的行

為中，接受到他人的肯定，同時去創造兩人營造的共識，是重要的做法。在這樣的過程

中，要時時的體會到他人的想法，透過對臉部的表情來觀察，是教練在互動的歷程中，

增進自我敏銳的覺察，一個重要的指標。 

 

    經由臉部表情的給出，可以體會到他人的許多情緒。在教練的經驗中，可以發現臉

是象徵著情緒的表達，通過臉部眉頭的深鎖、嘟嘴，我們可以看到選手的疑惑、不認同；

眼睜突然睜大，意指著驚訝；嘴巴張開的大笑，代表著開心與愉悅；面色凝重的流淚，

則是覺察的悲傷的氣息，通過臉不同的呈現，教練可以感受到他人的不同的情緒意向，

不論是悲傷、快樂、欣喜、痛苦、緊張、焦慮，都通過臉表達出來。譬如，當我們在練

球的過程中，看到選手雙眼無神，代表他若有所思，沒有專心在場上；看到選手在賽場

上，表情嚴肅並猙獰的望向對手，可以察覺到他內心的憤怒；看到其他的教練，眼睛深

深的不斷的眨眼，面色凝重的搖搖頭，象徵著他對這場比賽的無奈與不滿；看到選手雙

唇微微的顫抖，咬著手指，就表示他在緊張，這些許多的現象，都是經由教練對他者之

臉的覺知所建立的，通過臉的呈現，我們得以感受到他人情緒與反應，並藉此作為我用

來面對這個他人的初步體驗。 

 

 

（2）作為一種表達的取向 

 

    臉的表達，不僅僅是在情緒上的反應，還包含著一種表達的意境。這種表達象徵著

他人對我的表達，是他在接受到我給出的訊息後，依據訊息做出反應的回應，這種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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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不假思索、毫無掩飾的表達，也是直接而立即的給出。所以，教練總認為在第一

個時間中，這種臉的表達狀態，才是真正得一種實相的顯示，而非經過修飾的再現。 

 

    在這種臉的表達中，教練可以接受到他人的回應，透過臉的形構作用，表達出贊同、

反對、支持、抗議、懷疑、肯定、猶豫、抗拒等狀態。譬如，當我們在溝通的過程中，

如果他人的表情微微的淺笑，但不時頭向外側一偏、聳聳肩，代表著他不太認同這樣的

構想，或者是三不五時的眼神四處飄移，則代表著他對這樣的討論不感興趣或沒有耐性；

或是當我們觀察到他人在咬嘴唇，並且皺眉的時刻，我們就能夠感受到他在行動中猶豫

不決，諸如此類的臉部現象，反應出臉做為一種表達的狀態。 

 

    這種表達，是一種接受訊息的回應，是他人在面對事件的處理上的一種應對。對教

練而言，這種臉的表達，是給我的回饋，是讓我知道他的想法的方式，因此，在教練和

他人的互動歷程中，去察覺臉部所帶有的表達取向，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是他人欲給

我的訊息，希望我能夠接受的訊息，也是表達出對我的想法的認定與回應，因而，臉的

呈現具有表達意向的特質。 

 

（3）作為一種溝通的狀態 

 

   除了情緒的指涉與表達的意向外，臉部的呈現更是一種無聲的溝通。因為臉的立即

性，是在那一瞬間表現出來，因此，通過臉賦予的狀態，教練就更能夠體覺他人對事物

的看法，同時，經由臉的確認與應答，將彼此的想法進入到一種融合狀態。 

 

    譬如，林書豪在 2012 年 2 月 15 日對上暴龍的比賽，距離比賽終了約 15 秒，雙方

平手，按照常理來說，教練應該會請求暫停，重新組織戰術的進攻機會。但是，林書豪

將球帶過前場後，望向教練，透過臉部的確認表情，告知教練一個訊息，「這波進攻交

給我來決定」，最後，在剩下 0.3 秒的狀態下，他以一個絕殺的三分球為比賽劃下了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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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賽後訪問中，記者皆問到這個暫停的決定，安東尼教練說，他看到林書豪的決心與請

求，所以他放心的交給他做出最後的關鍵一擊。 

 

    所以，臉的呈現是具有溝通的作用，這種溝通作用，是經由教練自身的設想，接受

到他訊息的表達所獲得的一種溝通的方式，這種溝通的方式在運動的現象中無所不在，

在訓練中，不論是滿意或不滿意，選手都會藉由臉的宣示，來讓教練知道，他對於訓練

方式與概念的接受程度；在比賽中，他會透過臉部的糾結，來告知我們他很緊張，希望

能夠提供給他適當的解決方法；在相處上，更是透過臉的喜怒哀樂，來表達對關係的滿

意程度，像是選手通過面無表情的生悶氣，希望你能夠針對某些事情能夠有所回應。因

此，臉就是作為彼此溝通的重要橋樑，在教練和他者的互動關係中存在著。 

 

2.教練與臉的結構關係 

 

    通過與臉面對面的接觸，透過自我意識的覺察，教練可以感受到他人所呈顯的意向。

經由將臉作為意識的對象，進行一連串的直觀，去揭示臉所帶出的意義。這種經驗是在

自我的明證性中完成的，透過自我的「移情」235作用，促使教練可以去了解這個他人的

想法。所以，這種移情作用的發生是在自我熟悉的狀態下才得以完成的，教練透過以自

身熟悉的方式去理解他人，他人則變成自我的多樣性來被我理解，那麼，在這種思維的

空間下，通過臉的遭遇，教練必然能夠完全的掌握彼此關係。 

 

    但是，在實踐中，我們卻發現，這樣的現象往往只是偶爾出現。譬如，張開嘴巴開

口大笑，被認定是快樂或愉悅的心情，但許多時候，這種「笑」是一種在無可奈何之中，

又得接受你的指示的假意認定之笑，這種笑的背後所隱含的情緒與心情，可能會因為教

練自身的劃記而消失。此外，我們也常無法獲知，他面容呈現的形態所要表達的意涵，

這像是一種猜不透的感覺存在那裏。換句話說，他人是我沒辦法完全掌握的對象，我們

                                                       
235 列維納斯認為，通過自我理解他人的方式，是一種移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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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理解他人，只有在他與我是相似的狀態下，我才能夠知悉，但他者總是以「與我不

同」的狀態存有，在我們的互動中，總是超出我的預期，他者是以一種根本不可知的特

性在我的交往過程中，與我發生關係。 

 

    因此，在教練的互動關係中，臉就是他人的顯示，通過面對面的接觸，我們得以感

受到他者的表達與回應，但是這種回應是建構在「自我」認知下的回應，自我透過宰制

的方式，將他者納入我的體系之中來被我理解，通過移情的作用，我將他者理解為其他

的「他我」，就在這樣的過程中，教練將原本不可知的他者，化為我世界中的對象，這

種做法是一種自我的霸權。 

 

    實際上，他者永遠以我不能理解的方式存在那裡，他始終保持著他異性在這個運動

世界中生存著。因而，通過臉，我們越過了由自我構成的可見性來理解他人，但是臉的

不可見性，才是他者存在的本質。因此，從自我的路徑上開脫，去探尋他異性的存在，

就成為重要的課題。所以，接下來，我將透過對自我思想的反省，以「對照性」236的思

考，暫時勾勒出他異性如何存在於同一性的裂縫中被覺知。 

 

（二）跳脫同一性的思維－面向對照性的反省 

 

    在運動經驗世界的觀點中，一個最根本的世界觀存在於此，就是對運動世界的二元

化理解，這種理解是現代理性化的基礎，不論是藉由科學理路所建構的客觀事實或是依

憑著主體的明證性所開展的論調，都顯示著一種理性思維的入侵。理性是透過一系列的

方法去建立對經驗知識的掌握與分析，企圖找尋一種普遍的共相，在這樣的過程中，必

然的將與自我不同的差異性一一的排除，如此一來，運動的世界就成為以自我為基礎的

世界，並且也由於我的存在，諸多的現象才得以被揭露。這個運動世界談論的「基礎」、

                                                       
236 使用對照性是我想要循序漸進的勾勒途徑，雖然二元對立的方式是表示在一個更大的整體世界中，存

在著這兩種面向，但我想表達的，是在二元對立的過程中，實際上發生的卻是二元關係的彼此交融，這

種是超出於整體的世界之外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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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知識」反倒成為自我意識思維的宰制，當我們一再追求的理性，卻也落入了

個體本位的、唯我的、自我封閉的、與自然無關的迷失當中。這樣的話會使，人與人的

關係，容易走向尖銳衝突，各自捍衛自我的途徑，因而就會有許多爭論的產生。 

 

    這種思維，同樣存在教練和他者的關係中發生，我試著從思想的構面中去探討教練

和他者在知識、信仰和價值中的遭遇狀態，寄望從遭遇的過程中，呈現差異，進而發現

他者的足跡，由於選手對於教練而言，是做為重要的絕對他者，因此在這些階段的描述

中，盡可能的從教練和選手的關係中去描述，但這並非是說教練的互動關係僅限於選手

這個他者，而是透過選手這個他者的構面，藉以找到「絕對他者」的存在。 

 

1.知識性的遭遇 

 

    對於存在運動世界的個體而言，運動知識是以具體的方式存在的。運動知識在長期

的建構發展下，不論是在科學式的實驗典範中，或是從人文科學的視角出發，都已建立

了相當豐厚的知識基礎，因此，對身處運動世界的人來說，是存在著許多共同的知識取

向。 

 

    記得有一次，在參與國家級網球教練的講習會上，授課教師是國內知名的教練，當

時授課的內容是講述發球的動作來源與分析。在我的認知中，認為發球最主要的動作，

應當是當球上升到最高點時，將球往上帶，但課堂上的教練，是說明了在球上升到最高

點的同時，將球往下壓，對當下的我而言，充滿了疑惑。回家翻了許多的教科書，發現

兩種方法都各自有人推崇，並且存在著各自的解釋與立場。這令我充滿了好奇，更進一

步的探索其中的差異處，才發現，站在身體力量的使用觀點上，會希望在上升過程將球

擊到，以便於將動能轉換至球體中，但若是站在動作鏈的完成觀點上，向下壓是一個收

拍的完成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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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兩種說法的出現，各有其立論的基礎與分析的定位，但同樣指向著同一性的知識

概念，卻以兩種截然不同的型態出現，也就是說，知識所設想固定與普遍的唯一特性，

受到了嚴重的挑戰。 

 

    在教練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這種現象的出現尤其頻繁。我們總是可以聽到，「以

前的教練叫我這樣打」，「我覺得這樣打比較好」，或者是針對動作上的討論，「他的拉拍

迴旋太大」、「他的球沒有力量和速度」，諸如此類的耳語，會不斷的在教練的互動關係

中出現，並且在討論時常容易各執一詞，不相上下。 

 

    當我們從第四章的分析中，試著回到知識建立的原初，可以發現的是教練對於知識

的取用，是建立在自我享受的基礎上。在建立之初，自我的享受會影響著對知識概念的

擷取，譬如在選手學習網球訓練法的知識與教練在學習的知識，兩者存在的理解是會有

差距的，前者帶著對身體的「用」進入學習，因此，他得到的資訊都是我如何去使用或

表現出這個技術取向，希望能夠不斷的提升自我的表現；但教練是帶著對身體的「合」

進入學習，他希望藉由理解這樣的身體或技術圖像，進而能夠統合所有存在的技術原則，

來發揮一種最有利的效果。因此，對於選手而言，他所理解的知識，是透過身體的取用

來建立的，他可以體會在使用過程的身體感，如擔心、害怕、焦慮、舒服、明確、安定

等等，所以這種知識觀點是站在身體作為實踐的立場上來發展的；相較於選手而言，教

練所理解的知識，是在統整的過程中建立的，他會進入到對身體使用的分析上，去評斷

這個技術或身體取向的適用性，同時會比較過去和現在的差異，教練也依憑著身體感受

來進入統合的體驗，唯一不同的是，這個身體感受的來源，是對他人的實踐而感受的。 

 

    換句話說，面對著同一性的知識，即便個體掌握到每個知識所呈顯的本質，但是對

於每個主體而言，總是存有著自身的創造。不論教練、選手甚至是每一個在互動歷程中

的他人，都擁有自身建構的知識概念，當彼此進入到互動的階段時，為了共同的方向或

目標努力之際，兩個自我世界觀點就會在此處遭遇，這種遭遇是讓彼此的運動世界產生



170 
 

裂縫。從裂縫中，促使教練得知，運動世界的知識，不僅是如我所設想的那樣，與他者

的知識遭遇，必然的會給出另一個世界的觀點。 

 

    即使選擇不回應、忽視甚至看輕那個他者的世界，但實際上，我們已經遭遇這個衝

擊，開始嘗試著捍衛自身的知識體系。這是一種觸發，是教練在隱然的狀態下，接受他

者的挑戰，進入到他者的知識脈絡去理解，所以這個他者，早已用他的命令，將我的世

界劃出一道使其容身的裂縫，存在那裡，宣示他的位置，也讓教練觸發出更多的想法。 

 

2.信仰的遭遇 

 

     除了在知識上的衝擊外，在與他者互動的過程中，對於自我思想的信奉，也是一

個重要面對面的關鍵。這種思想的信奉是一種信仰的建立，是我們在面對運動世界時所

決斷的依據來源。思想上的信仰是在求知的過程中，潛移默化被建立的一種理念，譬如，

當我們要進行科學的研究，那麼就必須先有前提、假設、進一步的實驗、驗證、分析實

驗結果、討論與總結來確認假設是否成立，藉由這樣來建立科學知識。科學研究人員，

信奉這套操作的原則，相信儀器具有一定的準確性，更相信其所發展出的知識是恆定的

真理，因此，他們對於在研究的過程中，便時時刻刻的保有這種信仰的熱情，一方面在

致知的過程中，持續的增強對這套秩序的信念，另一方面，認定這套知識理路產製的知

識是唯一的真理，努力的推崇這套秩序並使其盡可能的延續與擴張，逐漸的聚集相同傾

向的信奉者形成社群，推動著這套理路的運作，這就是當今學術社群的由來。換句話說，

在每個學術社群裡，都擁有各自對思想的取向與喜好，也擁有各自認定探尋世界的方法

與基礎，更擁有著各自的信念，就在這個世界中，百花齊開的綻放開來。 

 

    教練和他者之間，也存在著這樣的現象，雙方在互動的過程中，也都憑藉著各自的

信仰，面對運動世界。我們暫且從教練和選手的經驗中來描述這種互動關係，對於選手

而言，一路以來建立的思想來源就是自己的身體經驗，從小到大的訓練經驗、每一場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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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經驗，每一次的勝利、挫敗、反省、體悟……，許許多多的經驗特性，建構起自身

對於運動世界的看法，這種看法建立了在面對運動世界中遭遇的事與物，包括對比賽的

認知、身體的使用、狀況的選擇等等，在這些看法的背後，都有著選手自身的相信，他

相信這一路走來的經驗，也相信自我的成就，更相信自己所建構的看法是唯一的真理，

因為那是經由他的主體去驗證過的，所以選手的思想，絕大部分是經驗性的來源。對於

教練而言，是在被動的狀態下，做為一種涉入者，一種共謀的存在對象，他總是在協助

選手進行思想的分析與整理，與選手不同的是，教練除了透過自身之感，去面對他人所

給出的現象外，他更需要將所有獲得的資訊加以分析歸類，形成一套認知的體系，並藉

由此傳達出去，因此教練強調的思想，絕大部分是客觀性的來源。 

 

    對於劃記運動世界，選手是經由經驗性的方式來獲取的，因此，他所建立的概念，

就會比較偏向個人式的經驗，所有的事物都應該經由我的身體來確認是否可行，才能夠

真正的證成其思想的存在；而教練是在統整與歸類諸多的思想，他所信奉的原則就會以

客觀條件為基礎，希望找到技術存在的普遍性，並透過觀察與分析選手的用，才來證成

此思想概念的存在。所以，當兩者所信奉的準則不同之際，那麼這種信仰的遭遇就會變

成一種形式上的拔河，雙方藉由自身的理路欲同化對方，希望對方進入到我的信念之中，

但是每個人總是保有著對既有信念的熱情，期望捍衛著這種思想的存在，所以在信仰的

遭遇中，衝突與質疑便會出現。 

 

    衝突的出現，體現著兩種信仰的拉扯，更揭露了彼此都作為一種絕對的外在性而為

他存在，這種存在體現出主體自身的捍衛，透過信仰的熱情對抗，使教練更能夠發現這

個絕對他者的現身，一種完全不同於我的世界面貌，透過他者的出現，教練能夠進一步

的看見「另一種信念」的存在，在質疑中，更能夠發現在他者所呈顯信仰的背後，那套

建構世界的方法，讓教練得以更加的理解這個絕對的他者，因此，這種信仰的遭遇，提

供了在思想上另一個與他者面對面的遭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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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價值237的遭遇 

 

    在思想的概念上，知識性的存在是提供給我們面對世界的認知基礎，信仰的存在則

是提供了我們方法，那麼價值的存在就是給出了思想背後的原動力。對於身處於運動世

界的運動者而言，運動所帶有的價值是支持著不斷的努力的方向。 

 

    那麼，從運動的現象中所帶來的價值設想，我暫且分為主觀價值和客觀價值兩種。

在主觀價值中，是經由主體對事件的存在，所產生的價值觀感，譬如，對我來說，我喜

好花錢到健身房去運動，即使花了錢但帶來了健康我認為很有價值，這種主觀價值是主

體對事物呈現的相對性來認定的，所以每個人的價值理念也就都不同。另一種是客觀價

值，客觀價值則是從外在的客觀標準來進行認定，這種客觀標準多半是從社會、道德中

所形成的一般共識形成，譬如，運動員為了在奧運能夠有良好的表現，所以犧牲所有的

休假時間，對他而言，這是為國家榮譽而戰的價值。但是，這種價值在主觀和客觀的呈

現當中，並無法劃分的如此清晰，因為兩種是在相互的影響下建構起自我的價值信念，

一方面客觀價值會決定和制約著主觀價值，另一方面主觀價值是對客觀價值的反應，同

時主觀價值具有獨立的特性，在某些時候會對客觀價值產生反動，影響著價值觀的建

立。 

 

    在教練的互動經驗中，價值的遭遇是做為思想中的第三個類型，教練是依憑著自身

建立的價值觀點來面向運動世界，同時透過主觀價值的判斷來做出自身認為合理的決策，

相較而言，選手也是這樣建立自身的價值觀點，因此兩者就具有某些的差異性。若是，

我們先來看教練和選手兩人關係建構之初，多半擁有相同的價值信念，這種信念像是寄

望成為職業球員，在職業賽場上獲得勝利的價值追求，這種共有的價值是在客觀價值的

體系中被彼此獲取與相互認定的。但是，在球場中，真正價值的作為，是來自於主觀價

值的建立。在自身的教練經驗中，記得有一次，我們針對擊球的風格來進行討論，我認

                                                       
237 在此處價值的遭遇是用以描述教練和他者所具有的價值理念，而非指稱列維納斯所描述的價值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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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今的網球已經逐漸的走向「強力球風」，對我而言，「穩定」的球風僅能存在於世界

排名 600 之外的層次裡，若想要進入到前 200 名之內，那麼勢必得進入到強力風格，因

此，在球場上如何去展現出「強力」就成為我的價值信念，同時，我對價值目標的設定

也在世界排名前 200 之內。但對於選手而言，這種強力球風，穩定性低、失誤的風險性

高，要創造又強又穩的表現幾乎不太可能的，因而他訴求「穩定」，在他內心裡，唯有

穩定才是獲勝的關鍵與來源，他更認為前 200 名的追求是一種遙不可及的夢想，所以應

該是先從穩定拿分一點一滴下手，等到要進入前 200 名再加強。 

 

    此外，還有一次我們輸了一場重要的比賽，下場後我們事後討論，我認為這場比賽

打很好，因為將我們所擁有的技術展露無遺，也將技術的結合發揮到淋漓盡致，即使輸

了，但是對於比賽過程所建立的經驗，我認為會比贏球來得更有價值，但是對他而言，

輸球就代表技術的無用，只要是輸了這些技術就一定存在著問題，只有贏才是真正的有

價值。這種價值的衝突，確實造成當下的我不小衝擊，我突然發現，我的認知看似在合

理的客觀結構中，也指向著高層次的理想邁進，但進入兩人的互動實踐中，卻有著如此

大的差異，這也讓我得以進入一種真正的反思中，也讓我理解原先共有的客觀價值的追

求，是一種普同現象的假象，唯有真正的面對面，才能讓真正的指涉浮現出來。 

 

    從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知道，兩種價值信念在彼此的互動中糾結著。教練和選

手的在思想上的出發地，是來自於不同的價值追求，這種差異，是在我們共有的客觀價

值的世界中，浮現出來的。但是，這種價值的差異性，也才能夠真正的體現主體所存在

的真正思想，讓彼此的自我不會進入被同化的階段，以自身顯現的方式，被對方所領略，

同時，也將這個思想傳達出去，對主體而言，我們必然的接受到這種價值的感召，同時，

也會透過感召，讓自己進入另一種思索的空間。 

 

    我們從三個構面思想的描述可以知道，當我們預期建立所謂的客觀性之際，必然的

進入到同一性的範疇，將所有的他異性消彌容身到一個體系之中，但是，在這描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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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總是可以看到主體自身的捍衛，這種捍衛是主體不希望被納進範疇所做的努力，

這種捍衛是真正的表現出主體的主動性與自身不可替代的權力和位置，唯有透過面對面

的遭遇，才得以知道，自我的主體性是不可被消彌的，不可被納入任何一種體系之中，

即使這個世界透過主體意識的作用構造出同一性的世界，但是在這個世界的背後，依然

存有著「自我」的他異性位置，也就是說，自我也是做為他人的「絕對他者」而存在，

這才是一種真正對主體性的捍衛與維護。 

 

（三）「面對面」的萌發－他異性身體經驗的現身238 

 

    通過臉的揭露，我們得知，在面對面的接觸過程，從自我所構造的同一性出發，可

以發現他者的蹤跡。他倘若，我們能夠進一步的反思並且接受他者的存在，那麼他就會

以自身顯現的方式，從整體的裂縫中掙脫出來。換言之，臉所存有的真正本質，是不同

於日常意義的可見性，而是指向著不可見性的特質。所以，臉不僅僅是作為形狀或是對

象存在，他還給出了更多。在教練的經驗中，身體是彼此關係建立的重要關鍵，因此，

我將試著對身體重新進行描述，藉以描述經由他異性的影響下，所形成的教練經驗。 

 

1.身體的風格－他者的隱密存有 

 

    運動的展現充滿著個人性的特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個人所呈現的身體風格。身

體風格的突出是表現個人差異性的特質，譬如王建民藉由伸卡球在大聯盟闖出名號、山

普拉斯藉由發球上網的風格塑立在網壇的地位、曾雅妮藉由出色的爆發力與穩定的推桿

風格建立了高壇的奇蹟，在運動場上的人物，每一種身體的表現都象徵著個人的風格，

不論是狂放不羈、穩定平順、乖巧聽話或是桀傲不馴都是在運動賽場上出現的樣態。 

 

                                                       
238 在本階段中所描述的風格與流變，是受到他異性的啟發，所開創的名詞，並非是列維納斯哲學體系中

具有的專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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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對於教練而言，掌握身體的風格就成為重要的關鍵。教練的期待就是將風格

定型，去塑造一種固定的、普遍的風格特性，所以教練對於動作的要求，總是希望固定

化、形式化與一貫化，希望保持著一定的身體頻率與節奏。譬如，在網球的擊球技術中

雖然複雜，但教練總是將動作化為幾個簡單的關鍵來強調，如若關注身體的使用上會著

重於「重心下沉」、「轉身」、「暫停」、「擊球」等動作，或者從技術的階段性中就會強調

「引拍」、「擊球」、「收拍」，換句話說，教練總是盡可能的將一切複雜的身體樣態，化

為一種固定的結構，希望身體風格不斷的持有穩定不變的特質。 

 

    擷取風格的位置，是教練的責任與工作。教練進行風格的塑造，是經由對當下身體

的呈顯，所做出的綜合判斷，「這個球慢了」、「這個球快了」、「身體早了」、「腳步慢了」，

憑藉著這種對身體的回放，教練做出適當的回應。所以，身體風格的塑造是在事後經由

教練主體的判斷來建立的一種過程，並且不斷的強調兼具穩定不變的特性。但是，這種

同一性建立的風格型態，在實踐的過程中幾乎是不可能的，在真正的訓練過程中，我們

總是在追求那個固定的同一性體系，但是總是追不著。今天身體狀態很好，所以加速很

快，明天身體突然變遲緩，沒辦法加速；王建民知道要加強自己的控球穩定，手必須要

抬高，但是在每次的出賽中，出手的高度總是在上上下下的模糊地帶遊走，在整體性的

投球過程中，看似流暢，但在每一個身體動作中，都潛藏著這樣的模糊，因此，這種同

一性所給出的動作風格在運動的現象中，必然的還有「另一種」的身體存在。 

 

    若是，我們試著以「他異性」的角度來看待這種身體風格，可以發現不同的風貌。 

首先，這種身體的風格存有著「他者的秩序感」，在教練強調的風格塑造中，雖然盡可

能的將一切的身體動作納入同一的秩序與作為中，但在整體性的秩序結構中，他者的秩

序依然會從整體的裂縫中脫身，成就風格技術的生發。譬如，野茂英雄當年席捲大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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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龍捲風式投球，最關鍵的球路就是指叉球239，野茂英雄在握指叉球時比其他人手指分

開得較小，因此球速下沉的速度更快，也成為其克敵制勝的關鍵，對於野茂而言，在同

一性的技術底下，他擁有著自身的手法，進而創造出一種跳出既有技術的另一種技術，

這種是藉由他異性的維持保有的。因此，對於教練來說，在運動現象中，每個瞬間、每

個動作、每個想法都必然的保有他者的影子，這種影子是做為成就風格的關鍵。 

 

    身體的風格是存在於他人相互構造的經驗中出現。因為，風格是無法用具體的描述

來加以定型的，即便我們可以透過影像的設備來讓選手理解，但是在每一次的動作過程，

選手對自身動作的知覺和體驗，是經由教練的指示來領悟自身的，在這樣的領悟過程，

就帶有著許多的他者視域與想像。回顧著我擔任教練的經驗，記得有一次在教截擊的技

術，我要求的是用身體去打球，就是在球來之前，透過腳主動的向前迎接球的到來，再

順勢的將球擊出去，就是希望在球來之前，我的腳已經踩穩在等著擊它了，這是一種想

像的圖像。在每一次的送球過程中，我發現許多的狀況，有時球已經進來到身體內了，

腳還沒踩出去，有時則是球到和腳一起踩，透過語言的指引，希望能進一步確立那個想

像的圖像。但我發現，選手接受到我的訊息，配合著自身的知覺，卻構造出一種與我不

同的想像空間，他接受到用身體打球的訊息，所以他自身視手為身體的延伸，因而他透

過手來引導向前擊球，這種想像空間來自於「他自身」的選取，選取他所認為的關鍵，

因此，身體風格是受到他人的誘發而出現的，這種誘發儼然已跳過了同一性的架構，創

造了另一種圖像。 

 

    身體風格是一種隱然的看見。當我們認為看到身體的風格、掌握身體風格的特性，

但實存的經驗感受下的風格都是一種隱然的看見，因為，我們見到的只是身體的展現結

構，這種被我們所領會的形式結構並非是一種完整的身體風格，身體風格的呈顯，永遠

比我們看到的、感受到的還來得更多。因此，這種隱然道出了身體風格的隱晦性特質，

同時他也體現了身體具有著更多元的他異性面向，是永遠超出教練自身可以領會的。 

                                                       
239 一般而言，指叉球為強調球掉落的幅度，所以球速來得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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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身體風格總是存在著他者的性格，這種他者性是教練無法完全領會的，我們能

做的只有藉由形塑的整體性概念出發，去貼近與面向這個藏有他異性身體風格的出現。 

 

2.身體的流變－絕對他異性的生發 

 

    運動的身體總是存在著秩序感，身體藉由在空間的時序變化，構造出運動的表現。

所以，運動身體的存在是一種經驗的累積，也是一種連續的呈現。在教練的心中，身體

的學習是經由階段次序的建立而成的，所以必須建立一套身體的秩序與規則，除了在動

作施作的秩序外，也規範了身體應當有的下一步作為，譬如在投籃完後，要卡位準備搶

籃板球；運動的儀式動作，如在網球賽前一小時，從慢跑熱身、進入迷你網球、再拉長

距離對抽、發球、接發球，諸如此類的許多細節，在教練的安排下，都試著將身體納入

一個整體的秩序當中。我們希望，藉由這種已然的熟悉秩序，讓身體得以進入到順序的

狀態而不致於失序，同時去訂定身體在某個時序階段中，將應該做的事與即將要做的事

都一一的列舉出來。 

 

    在實踐中卻常可以發現，身體在連續性的連繫下完成動作，卻總是存在著差異。陳

偉殷從在日本聯盟開始到大聯盟，已然投身職業超過數百場球賽，對於比賽的掌握程度

應當很高，對於自我身體的秩序控制更是熟稔，投四休一的循環節奏，每日牛棚的練習，

都在強化著身體的秩序感。但是，在每次的比賽中，卻又發現這種身體秩序感，是不斷

的在游移，有時受到天候的影響、環境的影響、打者的影響、隊友的影響、自己身體狀

況的影響，許許多多的因素，都會造成秩序感的喪失，因此我們常可以聽到，「他今天

沒有把自己的節奏投出來」、「他的擊球失去了流暢性」等等話語，在在的都表示著身體

失序了。 

 

    因此，這代表著身體的秩序是一種連續的流動過程，被視為具有同一性的結構。但

是在實際的遭遇，卻總是發現身體在被期待如此行動之時，往往變成一種跳躍，跳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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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秩序的流動中，換句話說，這種原先構造的身體秩序，是一種充滿著流動的變異。

那麼，若是進一步的從變異中去探尋這種身體的流變，這種身體的存有具有哪種隱晦性

的特點呢？ 

 

    首先，我試著從身體的過渡性談起，身體的過渡性是建立秩序的過程中是重要的關

鍵，他象徵著從無到有的建構過程。在身體秩序的過程中，身體的每個瞬間都承接著前

一個當下與後一個指向未來的身體，換言之，每個身體的瞬間當下就是做為身體的過渡

性位置。 

 

     教練對於身體的理解，就來自對身體的連續性表現所存有的預判，所以每一個當

下出現的身體型態，就成為教練依憑的身體過渡。這種發展是從經驗過渡到思維的歷程，

也就是說這種經驗必須被教練的思維所掌握，才能成就出來。換言之，身體連續瞬間的

片刻，是教練思維擷取的關鍵。但是，經驗太多與龐雜，教練在過渡性中所抓住的經驗，

往往是在當下瞬間的一個顯耀之點。譬如，當我在看身體的連續動作表現時，我能掌握

的只有整體的流暢感，若我欲進入到身體的每個瞬間，觀看手、腳、腰或是轉身、跳躍

等動作時，那麼我對整體流暢感的掌握，就會變得不太可能，更何況每個身體呈顯的瞬

間當下，永遠帶有著更多的背景出現，因而，想要理解身體的全貌，是一種不可知的經

驗。 

 

     不過，教練可以藉由身體過渡，讓差異性浮現，明白身體的過去與當下的異同，

並藉此作為身體立身的基準。所以，身體過渡做為一種連繫，是將過去的現在與現在的

未來連結在一起的東西，雖然經驗本身無法透過思維全然的掌握，但是，藉由身體過渡，

我們卻可以發現秩序中的變異，發現身體的存有是在不斷的流變狀態中給出新的秩序。

所以，每一場比賽、每一個擊球應當都存在著新秩序的營造，這種秩序的營造是經由他

異性的指涉來給出的，是一種我所無法掌握的特性來呈顯的身體特質，這也是身體不斷

創新的元素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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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在秩序過程中，身體所保有的默會性。身體的秩序形成，是我們一步步透

過意識的作用，控制身體進入一套共同性的順序系統中，這種是顯見的動作基礎。但是，

在建立系統之際，身體在意識之外，一種非意識的作用上，存有更多的隱晦作用，這是

一種說不出的知道，一種默會致知的特性。譬如，在網球擊球的階段過程中，我們強調

對球的包覆感，希望增加球的旋轉藉以維持擊球的穩定性，因而在建立的身體秩序中，

會強調拍頭向下、身體下蹲、將球向上帶起，尤其強調球拍與身體呈現由下到上的秩序

形成，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身體的作為不僅僅是從上到下這樣簡單，還包括了身體

上到下的每個位置、手部接觸球的觸感、身體的節奏與律動…..，許許多多的要素，都

在那看似簡單的結構順序中被建構起來，這種身體的默會，是一種從做中的體驗，身體

存在著一套理性建構之外的特性，一種自然去生發的默會特性。 

 

    這種默會的特性，是無法憑藉著同一性的理論去建構的，因為在本質上，身體的默

會是身體在動態的變化中，應對這些不同的變化，產製出的一種經驗，這種經驗，面向

著不是同一性指涉的未來，而是面對著絕對外在的刺激，所做出的身體回應，這種回應

是藉由相異性的特質來給出的，因此，這也是為何身體總能在不同的場域情境中，都能

夠有著自身的因應之道，這並不是因為同一性的結構使然，而是在平日練習的過程中，

早已建立身體面對不同的變化中，做出適當應對的默會致知。 

 

    最後，是身體時序的斷裂性。當教練建立普遍的身體秩序，不斷的遭受衝擊，使得

身體時序產生了斷裂。這種斷裂，是在整體的秩序中突發的失序狀態，是我所不能預期，

同時也代表了身體在整體性的世界中創造了裂縫，這種裂縫是為了讓「絕對他者」在此

現身，作為一種差異的存有而臨在。 

 

    在運動的經驗世界裡，身體的失序與秩序會不斷的在我們構造的普遍的世界中，相

互的拉扯與抗衡，在秩序中，教練看到了整體的面向，透過失序，教練也看到整體面向

之外的東西，進入他異性經驗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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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教練在觀看比賽之時，一方面進入整場比賽的時間順序中，關注在時間的順

序上所發生的一切事物，但是卻也在另一方面，暫時的將自我抽身，從時間的秩序中抽

離出來，進入另一個世界中，去理解選手的動作與做出分析。這種他異性經驗的呈顯，

是由絕對的外在性所引發的斷裂，是對既有世界秩序的破除，給出了另一個世界。所以，

教練的經驗世界中，意識到的身體流變，不僅僅是主體的作用所認出的，還有個更深的

存在本身－「絕對他者」的存在。 

 

3.身體記憶的重駐－「蹤跡」的浮現 

 

    在運動的世界裡，身體的記憶總是做為承先啟後的重要關鍵。一般認為，身體記憶

是指身體遭遇過發生的事件，使得身體記住了這個經驗，讓同樣的事件在下次發生相同

的同時，身體會自然而然的做出必要的反應。所以，這種身體記憶的觀點，認定身體在

遭遇事件的過程中，已然透過自身的作用建立一套身體的邏輯，這種邏輯並非單指存在

著意識的作用，還包含了更多非意識的存在。譬如，我感受到受傷的痛，這種傷痛的記

憶就會存在身體裡，當下次在比賽之際，受傷再度發生，身體會自然的避過受傷的痛位，

以一種自然的逃避痛點，再尋找另一種替代的方式，讓比賽得以繼續下去。此外，身體

的記憶也存在著一種特殊性，當身體的記憶建立了，就幾乎不再遺忘，並且依然保有自

身的行動與決斷力。換句話說，身體的記憶，記載了過去的閱歷，是一種身體的歷史，

是透過身體做為主體的建構來加以形成的。 

 

    在實踐的運動現象中，教練相信身體記憶所帶來的作用，相信在經驗的過程中，身

體會自然而然的去記住身體的感受與動向。記得在一次陪訓中，協助其他教練進行訓練

時，他指導選手的發球，希望選手能夠透過由腳生發的力量，在配合身體的轉動，形成

一套穩定又極具力道的強力發球，教練一步步的指導、提醒，選手逐漸的抓取到「感覺」，

在訓練接近尾聲之際，這套發球的系統儼然成形，在維繫強力勁道的前提下，進球率逼

近八成，並且，發球的落點也越來越準確與穩定，雙方帶著滿意的笑容離開了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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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隔天的練球時，一切的發球狀態卻又回到原點，所有在昨日所建構的身體記憶，

彷彿消逝失去了蹤跡，原先認為透過身體記憶所形成的體系，也進入了崩解。這種現象

的發生，在教練的經驗中不斷的發生。 

 

    因而，透過自我劃記所形成的記憶觀點，是值得深思的。因為，身體的記憶反倒成

為了記不住的身體，這突顯透過自我擷取對經驗的對象化，是一種片面的經驗，也就是

說身體的記憶是不可能完全的被再現出來，所以透過意識的觀點希望建立身體與世界的

關係，不是指向著同一化的統合，不是將這些記憶納進某種範疇之內，在適當的時刻表

現出來，而是指向著分離。這種分離，意味著身體的記憶是一種蹤跡的存在，這種蹤跡

是一種消逝，一種已經過去了、離開、退出了、不再在場了，但也不是沒有，而是已經

過去的過去現象，是我們無法用自我的意識作用來抓取的現象，也是我們無法經驗的對

象，而是做為一種他者的呈現，在那消逝的呈現。 

 

    在這樣的觀點中，我們將既有的身體記憶帶向了身體蹤跡設想。因此，教練應當面

對的，不再是從身體記憶中，主體期待現象的再現或反思，也不再是從同一性的理念中

去追求一套固定、不變的身體結構，而應當是接受身體已然消逝的事實，從消逝的蹤跡

中去探尋每個動作所積累而駐留的畫面與差異，讓所有的身體結構中，不僅只有現時當

下的身體，更有指涉著無限過去的「過去身體」，如此一來，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奠基於

他人之上，發展其合適的身體樣態。並從這樣的發展，透過不斷的臨向他者，回到那個

尚未被「我」理解之前的原在接觸，完全的接受他異性所引介的觸發，藉以找尋到新的

身體創造的原動力。 

  

 

 

 

 



182 
 

二、與他者遭遇的經驗轉向 

 

    從面對面所開展的論述中，可以知道，這是一種從自我構造的整體世界走向他異性

世界的一種歷程。這種經驗，從自我劃記的同一性結構中所存在的理論、概念、模式與

方法，逐漸的走向一種未知的駐足。雖然這樣的經驗指向著未知，但是唯有超出我設想

之外的未知才能幫我們真正的進入超越，這也是在教練經驗中，自我推進的動力，因此，

在教練的經驗中，對於自我所創建的知識超越，不是透過主體自身的思考來達成的，而

是透過面對著他者、面對著他異性所形成的無限概念來觸發的。這是一種從自我構造的

整體世界中走向他異性世界的流動，也是一種重要的歷程。因此，我試著探討與他者遭

遇後的狀態，來釐清主體與他者所存在的意義與位置。 

 

1.與他者遭遇的融合狀態 

 

（1）在陌生的狀態中相互尋找－從自我出發 

 

    若試著還原到關係的建立之初，看待教練和他者的關係，可以發現，彼此的關係結

構是呈現在陌生的狀態中逐漸的發展。教練帶著不熟悉的狀態進入交往，唯一能夠依憑

的就是自身所建立的一切型態，像是生活態度、知識理念、行動選擇等等，這些都是經

由自我過去的經驗，所建立起的整體性觀點，教練就是透過這個整體來迎向他者的到來。

因為在陌生性的關係建構中，唯一能夠被我們掌握的就是自我的一切，藉由掌握自我使

得在面對這些無法預知的事態時，能夠有著安心穩定的感覺。換句話說，在關係建立的

原初，我們已經感受到這個他者是充滿著未知的存在，是我無法熟悉了解的對象，或者

是說，他也不是一種對象，而是作為一種我之外的個體存在於那，只是，為了能夠讓我

自身在這樣的陌生狀態中，有個方法去理解他的存在，透過自身建立的制度與世界，將

他納入我的體系來被我了解，是最容易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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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教練本存有的一種習慣，習慣以自我的架構去面對所有的世界，相信自我所建

構的知識與經驗，認定自身的建立過程，存有著客觀性的基礎，透過自我的明證性，使

得這種基礎更加的穩固。 

 

    因此，教練和他者間的相處是在一種陌生的狀態中去找尋彼此的位置，即便我們透

過同一性的結構去分析他者，去理解他者，但是在本質上，我的構成是為了迎接這個他

者的到來，是為了進一步面向他者，即使從主體自身的設想中出發，無法將他者完全的

呈顯，也無法讓他者如其所是的顯現出來，更有可能認識到的是我意識中的「他我」，

但是在真正的立基點上，我們知道「他者」存在於那，等待著我的接觸。因此，理解那

個他者的存在，是在關係的建構的過程中，我必然存有的工作與責任，透過整體性的世

界去面對，這種認識的方式是自我的一種做法，是主體的一種選擇。即使我們將自我的

位置提升到主動的地位中，但是在本質上，關係的遭遇，仍是主體去迎向他者的。 

     

（2）擁抱他人的陌生性－邁向無限 

 

    在這種陌生狀態的初始，絕大部分他者的建立，都是以「他我」的樣式存在，是我

多樣化的變形，是自我透過想像變異與還原去建立的他者形貌。即使，我們相信自我擁

有想像的變異空間，擁有無限的創造力，擁有不同面對事物的姿態與體驗事物的給出，

但他者卻總是以一種超出我的理解之外的方式，存在於那裡。 

 

    自我面對他者的鄰近，是以一種熟悉狀態來獲得不熟悉的體驗，也就是說他者總是

在我以我的姿態來進入互動之時，打破這個我所設想的「他我」，這個他我的呈現，是

一種自我的有限性，是在我的整體思考脈絡中包圍形成的。但是，他者是存在於這個思

考脈絡之外的，是我無法用移情作用，理解而形成的他我，而是真正超出這個有限的思

維，一種以他者自身的方式寄居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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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句話說，透過自我熟悉狀態的取徑，是讓教練獲得更多的不熟悉，也讓教練體認

自身的限制，去迎向他者的陌生性，這種陌生性會觸使自我形成一種敞開的狀態，這種

敞開不是構築在自我概念下的有意識的敞開，而是自我毫無遮蔽的向他人敞開，在他人

面前，我將無所遁逃，以一種裸身的狀態，迎向他者。 

 

    教練就是在這樣的狀態中生存著，我們被召喚進入了運動的世界，在同一性的構造

中推動自我的發展，從一切的理路出發，企圖建立一種同一性的身體圖像，希望這種身

體圖像能夠維持穩定不變。但是，他者總是作為一種變異存在，不論是身體上、思想上、

信念上…..，這種遭遇，是在教練熟知的預設中，不斷的跳出我的預設。 

 

    對教練而言，一切作為，包括思想、概念、信仰與行動都會進入這種敞開狀態，我

的一切將會攤在陽光下，接受他者從四面八方的刺激。因此，「為我」形成的典範與秩

序，不論是知識的看法、信仰的建立、價值的陳述或身體行動的一切，都會被他者潛移

默化的影響著，他者像是以「靜謐」的姿態存在於那裡，發出一道命令，讓我必須面對

他、符應他，這是教練必然的存在條件。 

 

    所以，教練的存在是「為他者」而生的，這是一種本質上的責任，一種主體無法逃

離的責任，這種責任的發生在主體感受到一個絕對外在於我的樣態中體現的。同時，透

過對他們陌生性的貼近，也讓我們真正的明白，這個他的存在，是教練無法自身的世界

去全然了解的，教練的存在是作為一種有限的在世存有，要逃出這種有限，邁向這個相

異的他者是必然的作為。 

 

（3）全然接受他者的降臨－開創新局 

 

    在關係結構的本質中，他者是作為主體存在的責任，這種責任的開拓，除了讓自身

體悟有限性的存有外，另一個重要的意涵就是開創無限。對自我而言，他異性是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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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絕對的外在性存在，是在關係的互動歷程中，一種全然與我不同的設想，這種設想是

一種刺激，是思想跳耀的刺激，是幫助我們在既有的邏輯結構與秩序下，給出另一種邏

輯。這種想法，像是溪流般，若是經由外在的力量，會使溪水的河道產生變異，形成一

種全然不同的路徑，那麼原先存在於溪流邊的人們，必然的得改變既有的生活形態，走

向一種新的生活應對。他者就是作為這樣的絕對創造性而存在的，在關係的結構中，我

們符應著他者，他者則是為我們揭示出新的形態與未來，彼此就存在這樣的結構中，不

斷的生成著。 

 

    對於教練而言，構築在自身所創造的世界中，這種超越，儼然是是在一種整體的範

疇之下，不斷超越的假象。但是，迎向他者，全然的接受他者的到來，是協助我們越過

自身，開創無限的重要基點。但是，這並非是說，同一性所構造的世界並不重要，而是

透過整體的世界，教練得以暫尋運動經驗存有的面貌。並且根築於這個同一性的整體世

界，經由他者的出現，產生裂縫，讓他異性的經驗從裂縫中暫放出來，達到真正的超越，

所以真正超越，不是從自我的立場思索同一性的體系，而是從他者的萌發，促成同一性

體系的斷裂，使教練自我發現一種不曾發現或永遠不可能發現的經驗。 

     

    所以，在與他者的遭遇中，教練應當關注與維護著他異性，避免他異性受到同化的

攻擊而消逝。面向他異性，教練才得以真正的進入到超越，開發出更多對身體、技術或

知識的無限想像。 

 

2.自我的犧牲特性 

 

    從同一性構造的自我世界逐漸的走向「為他的」經驗世界，呈顯出自我從主動性擷

取經驗的位置，走向一種在被動的狀態中，受到他者經驗的萌發。列維納斯認為這是一

種自我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就是主體去自我必然的去承受他者的一切，因為在經驗中，

流露出我強你弱的訊息，這種強與弱並非是主體的優位，也不是層次上的差異，而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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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中發現，「我必須為你犧牲，你是我的主人」，因而我負有承擔責任的義務。這種脆

弱性指向的就是一種痛他人之痛，是在自身裸露的狀態下，與他者遭遇，受到他者的召

喚而努力的付出關心。與他人的關係就建構在這樣的脆弱性中發展，這是一種先於所有

刺激的情感，也先於所有經驗的發生，是在主體擁有感受的那一刻起，這個被動的脆弱

性就會出現，為他的責任也就因此現身。 

 

    因此，在教練和他者的關係中，不論是對選手、家長、協會、國家，任何的他者在

與我遭遇的那一刻，都成為我服務的對象。面對選手，在本質上我體察到他對我的召喚，

敘說的他無限的需求，我自然而然的就進入被召喚的體系中，「為他」存在；面對協會，

我感受到那份寄託的渴望與技術發展的期待，也進入「為他」的創發之中。 

 

    在教練經驗的現象中，我不再追求自我的同一性建構，不再找尋自我超越的途徑，

而是坦然的面對一切他者的到來，符應一切為他者的生存，透過自我的能力，不斷做為

他者的滋養，讓他者消耗，這是教練天生的責任，是無可逃避的責任。在這樣的意義中，

教練就成為他者的人質，也就是說當關係一但建立的那一瞬間，教練自身已經回復不到

真正的自主狀態，我始終對於他者負有責任，所以教練是不依靠自我的反思而生，是在

每一個返回自我構造的同一性世界時，就即刻的離開轉向他者，就在這樣的過程中，教

練進入了為他而生的生存狀態，在運動世界中存有著。 

 

3.一種新生的意義 

 

    當我們從同一性的經驗走向他異性的經驗，打破了自我的有限性，進入到無限性的

創意開放；透過替代的概念，使得原先的自我設想走向絕對他者的設想，從這樣的經驗

磨合狀態中，去面向他者的刺激，開創更多元的面向；藉由第三方概念的出現，讓關係

擴及到社會關係中，也讓真正的倫理關係得以落實。從這樣的歷程中，主體所產生的變

化，從原本的積極的主動擷取，逐漸的走向被動性脆弱的面對，這些歷程的走向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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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教練的工作與責任，不再是過去對於一般教練關係的論述，以教練為主的出發。教練

應當真正考量的，應當是在「為他人」的立場下，面對一切絕對外在性的給出，接受這

種外在性的洗禮，來形成一種自我的超越，這種超越不是自身利益的享有，而是在本質

上的一種責任因應。 

 

    所以，面向著他者對於主體而言，具有新生的意義。這種新生的意義，並非是一種

靈機一動的越出，而是建築在既有的同一性結構中，透過他者的刺激，發現潛藏在這個

結構中，尚未被發現或不可能被發現的意義，這個新的意義，是建構在既有的主體之上

的，是透過主體原先建立的世界而開拓的，就像兒子繼承父親的一切，卻又是一個新生

的個體那般，在這樣的概念下，教練不斷的透過面向他者，超出自身的知識界域，形成

源源不絕的新知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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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倫理學240作為教練的第一哲學－「為他」的立場 

 

 

    他異性經驗觸發思考教練的存在經驗，讓我們得以重新的反省主體所存在的位置。

過去，在運動的經驗中，教練自我象徵著絕對的主動性，主宰著一切的認知行為與決定，

同時，藉由教練主體所富有的自我明證性，建構出「為我」的教練知識體系。 

 

    在為我的知識體系中，在明確化、秩序化所構成的整體世界中，教練卻一再面臨著

隱晦空間的洗禮。為了更加理解隱晦性所具有的知識意涵，使我們自然的進入與他人的

關係中進行設想，期望找到理解他者的知識。 

 

    在找尋他者知識的過程中，卻發現一個更根本的存在的現象，是在任何知識的形成

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必然關係，即在教練與他者之間，有著「為他人」的倫理關係存在。

在教練的經驗中，唯有倫理關係的出現，教練的存在、教練的知識、教練的行為、教練

的一切才真正具有意義。因此倫理學是第一哲學，是在任何理論與體系建構之前，就必

須被考量的，這種考量就是對他者的尊重。 

 

   因此，在本節中，將從倫理的觀點出發，探尋教練自我存在的位置。接著，再透過

列維納斯的替代概念，用以描述在教練的經驗中，自我與他者形成的關係。 

 

 

一、倫理主體的誕生－一種「最根本」的存在 

 

                                                       
240 在此的倫理學並非是一般理解中規範式的倫理學，而是指向人與人相處的關係中，一種最基本存在的

人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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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召喚」存在的自我 

 

    當我們回顧著他異性所開展的教練經驗，不論是從面容的揭露或者是在經驗上與他

者的遭遇，都可以發現教練是被他者「召喚」的。譬如，我們不斷的感受到選手對技術

的需求與渴望，我們迎合這種感召，進行對技術的規劃與構思；我們感受到選手的無奈

與徬徨，便立即的給予支持的力量；我們在比賽中感受到選手家長的焦躁，亦會給予安

定的眼神撫平情緒；甚至在感受到選手的對教練厭煩，我們也會因此離開。所以，教練

總是存在一種被動性的狀態之中，等待著他者的召喚而出現。 

 

    因此，在教練與他者的關係中，是非對稱的關係。這種非對稱性體現了他者的優先

地位，這個優先性表現的是一種「我強你弱」，因而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僕人，我

為你服務。他者意謂著一種高度，以一種比我還高的地位向我說話，給我要求與命令，

他者命令我成為一個倫理之人。這個倫理，是我符應了他的感召而出現的，我是為他而

生的，並且體現出我身處於一種無可選擇的服從，為了他人的召喚而犧牲自己所享有的

自由，這種倫理的存在就是的教練存在。 

 

    有鑑於此，過去我們所認為的教練地位，應當進行翻轉，教練不應再是運動現象的

宰制者，也不應該是任何反思中心的決斷者，而應當是從主要的位置退位，並在思想上

轉向「以他人為中心」的立場，在與他者交流的過程中，完整的接受他者的思想、語言

與回饋，並自輕己身，不再強烈的把持著自我的想法，而是靜待著他者的召喚，提供己

力而生。 

 

（二）「責任」存在的自我 

    教練受到他者的感召而存在，意即我對他者負有責任。在對面容的分析中，可以發

現，教練主體對於他者的呼喚有著必然應答的責任，他者在與我的遭遇中不斷的給出刺

激，面對著刺激的給出，教練必然的需要作出回應，解決他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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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更進一步的透過替代的作用來描述這種責任。這種責任是將教練主體強迫的置

於他者的位置，為他者承擔一切。譬如，若從教練和選手的關係來看，教練在規劃技術

之時，會強迫自己進入選手的位置，設想著合適「他」的發展；在比賽中，會進入對周

遭情況和對手的分析，藉以建立以「他」為優勢的戰略；在未來的發展上，開展出以「他」

為主軸的規劃面向。教練的總總設想，都以一種替代的方式表現出來，這種替代呈現的

是教練為他承擔各種責任，想盡一切辦法，在諸多的運動現象中，找到適當的出路。 

 

    因此，教練的主體就憑藉對他者的責任而撐起運動世界的重量，他承擔著一切，不

論是勝負的壓力、旁人的看待、自我的疑慮、……，許許多多在運動的世界經驗的歷程，

都被教練的責任所承擔的。所以，教練的責任不再只是傳統的認知－「把我的份內之事

做好」，而是將責任擴及到無限的他者，對他人負責，對原本不屬於我的行為，加以承

擔，為眾人負責。這種責任超越了自身所應當做的事情，將一切為他者的承擔成為我的

義務，是一種在我為他人的責任中對自己負責的態度，這種責任牽涉的是無限的欲望，

是不斷面向他者，承擔他者的作為。 

 

    所以，一但他者置於我的責任之中，我就不能默視它的召喚、我不能對他不理不睬，

而應當是成為他者的守護者，為其勞心勞力，肩負起責任的使命。因此，這種責任體現

的是對他者的歡迎，一種敞開雙手迎接他者到來的歡迎。 

  

 

（三）「超越」存在的自我 

 

    教練就在這個責任的重擔下，不斷的找尋自我的位置，開展自身的體系。在這個體

系中自我的運作，是在接受他者的召喚下，面對運動世界的開拓，教練藉由自身的感受

性在運動的經驗中，去建立自身，但隨即又遭受到他者的作用而產生替代，替代他者的

位置承擔責任，新的自我也因此出現。因此，教練的自我是在不斷消逝的過程中，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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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又失去位置，替代他者又回到自身，這是一種連續的循環過程，教練的自我，也在

這種不斷的替代作用下，產生新的位置來面向世界。 

 

    因此，教練的主體在承擔責任之餘，也造就了自身的超越，這種超越不是一種偶然

性的跳躍，而是透過教練主體劃記的經驗體系，在承擔他者的責任中，符應他者的需要，

產生自我體系的變異，並在變異中不斷的重新界定自我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建構知識，

隨即的再接受他者的刺激，越過這時的知識創造新知。這種自我的超越是在同一性的結

構中被發現的，是藉由教練自身的蹤跡去完成的，是在已知的結構下，發現那個沒有預

期出現或不可能預期出現的新知，這種超越是奠基著過去教練自身經驗的歷史而成立的，

同時，「他者」是作為另一種經驗的觸發，是協助教練自身進入絕對超越的境地。 

 

    在教練的整體世界中，他異性的出現，是成為超越自我的一道重要途徑。從關係的

發展中可以發現，我們應該做的是接受他者的洗禮，迎接他者的到來，在還原的過程中，

我們尊重著他異性對主體帶來的不安與焦慮，我們不再為了解決自我的安定，就透過宰

制的方法將其作為我世界中的「他者」，而是期待以一種做為他者的他者存在我的經驗

之中，這種全然的接受，是對於他者的敬重，也是教練自我邁向超越的途徑。 

 

     對於教練而言，真正的教練主體，不是作為思想或決策判斷的優先性，而應當是

「為他者」存在的優先性，在教練與他者的關係，這種敬重他者的倫理訴求，才是最原

初也是最根本的關係本質，因此，「倫理學應當作為教練關係中的第一哲學」，唯有如此，

教練才能夠真正的找到存在的意義，也才能夠真正的藉由他者的到來，走向卓越與超越

極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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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承擔的責任－「替代」概念的出現 

 

    教練具有「為他者」存在的責任，是將我強迫的放置於他的位置，讓我自身完全處

於他者的位置上去經驗，這種方式，就是一種替代。列維納斯認為這種替代意謂著我為

他者承擔一切，他的苦難、罪惡、憤怒和痛苦，甚至是他對我的傷害241。在自我與他者

的關係，是在替代中承認和敞開距離的，這不同於將他理解成「他我」那樣的同一性方

式，而是不斷的保有距離的接近。因為這個距離，使得在我與他者間，自我和他者的差

異並不會因此消失，所以在主體性的基本結構下，這是一種他者在同一之中或者使自身

處於他者的位置上242，所以替代不是由自我來取代他人，而是透過接近，一種從為他者

到成為他者人質的一段過程。因此，這種替代並不是指自我佔據了什麼位置，也不是透

過自我劃記而證成，反倒是不斷的將自我放逐，保持在一種「非位置」的關係上。 

 

    自我是在這種替代的結構中，一個失去位置的人，我沒有自己的位置，我只是在感

發中借來位置，我倒空自己的位置，藉由空出位置，讓他者得以在自我不斷接近的歷程

中被發現，這是替代的重要顯現。因此，要探尋他者的蹤跡，替代的概念給出了方向，

我們不再是漫無目的的進行他異性的設想，而是透過不斷的向他者接近，讓自身空出位

置，容納他者的進入，使自身完全處於他者的位置上進行體驗，這是教練主體經驗中的

一種重要轉向，也是倫理關係構成的面向。 

 

（一）替代的發生 

 

    在教練的經驗中，替代的發生是受到他者的侵擾而出現的。譬如，在教練和選手的

關係中，我們不斷的可以感受到選手的需求，感受到他對技術的渴望、對身體的期待、

對成就的預想等等，這些存在於選手內心的想法，是透過一切的樣態表現出來被我感受。

                                                       
241 請參閱 OB,111。 
242 請參閱他者的蹤跡，1995,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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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練是透過這樣的感受來引出替代的發生，我們不斷的感受到那種細細叨擾的需要，在

我身邊不斷的耳提面命，告訴我要為他解決，我們就時時刻刻面臨著持續的警覺狀態，

不斷的面對選手的給予，做出適當的應答。這種應答是我們感受到他者所困擾或煩惱的

感覺進入到我的內心，從而我付出我的一切，為這種煩而努力。 

 

    因而，當面臨著被困擾，替代已經產生了，對於主體而言，我是在被他者所煩擾的

狀態下，發生替代的關係。這種替代的關係是一種綿延不絕的感受，是主體在被動狀態

中，不斷因應著他者的到來，一步接著一步，保持著自我的耐心，去解決他者之煩，同

時，這種並非是按照自己的意向去給予以便求得回報，而是在一種無私的付出，一種全

然的給予他者的空間設想，就像是教練在比賽之前，會進入選手的角色中，去思索著選

手的各項需求，不論是技術上、戰略上、資料上或應用上，都透過替代的發生，將原先

存在的教練自我消除，全然的以他者為重，企盼為他者找出一條適當的路徑。 

 

（二）替代的轉變 

 

   當教練不斷的受到他者的煩擾，進入替代的發生中，就會向「為他者」或是「去替

代」他者的路徑中前進。那麼，引發這種去替代的力量，就是一種感發，是主體受到他

者的煩擾後，引起的感發作用。教練感受到他者的籲求，形成自我內心的感發，並用此

來回應他者。譬如，在相處的過程中，教練可以感受到選手對於卓越追求所存在的那種

熱情，在球場上實踐技術、在球場外討論技術，甚至在吃飯的時刻中，都不時想到的比

劃一下，教練會被這種熱情的追求所感發，使自身進入到這個替代作用中去理解選手的

期待與作為，這僅僅是教練經驗中的一小部份，在與選手相處之中，無時無刻都能產生

類似的現象，因此這種被感發的狀態並不會有所停滯，所以這是一種綿延的過程，不斷

的誘使替代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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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替代發生之際，雖然是透過選手具體作為下感發而成的，但是感發的真正作

用，是指向著更無限的。教練是不斷的受到啟示而開拓，彷彿存在一個外在的他者不斷

的說話，不斷的激發，我去替代，對於教練而言，這種絕對他者的存在就是作為激活我

進去替代的元素，所以替代的關係會不斷的延續下去。 

 

    因此，對教練而言，我們在替代的轉變中，不斷的失去自我的位置，不斷的被放逐，

一直是以「為他人」的立場而生的，我們將他者作為鄰人不斷的接近，但是教練卻也在

責任中，不斷的承受自我離棄，離開自身，空出自己的位置，並給出自己所有的一切，

奉獻給選手，這是教練必然存在符應他者的責任與天職，在本質上是一種無可避免的關

係取向，是透過替代的轉變來加以證成的。 

 

（三）替代的形成 

 

    在被他者召喚的過程中，替代的作用發生了，但是在替代的發生和轉變上，在描述

的都是從教練－他者的關係結構上描述，這是一種我與你之間的結構關係。但是真正的

面向絕對的他者，應當是將這種關係擴及到第三方的出現，這才是真正替代的形成。這

種第三方243不是在我與你關係中的那個鄰人，而是另一個鄰人，也是他者存在的另一個

鄰人，換言之，第三方的出現指向著無數存在的他者，在與無數他者的關係證成下，這

種替代關係才是一種真正的尊重絕對的他者，也才能真正的進入倫理關係的訴求。因此，

在教練的身上，替代除了作為他者意義的呈現，體現了責任的承擔244，更是透過第三者

的出現，將教練和他者從我與你的關係中，擴延至社會關係，透過自身去替代，展現在

自身位置中不同的他性，這種他性的指涉，透過第三方的關係，才能夠真正的指向絕對

的他者。 

                                                       
243 在列維納斯的思想中，第三方的概念是指向著政治關係的面向，但研究者認為，第三方的關係抑是在

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一種保有著正義概念的想法，因此，也是社會關係的表現。 
244 這個為他人承擔的重任是在我身上，因為我是他的替代者，是我與鄰人面對面的遭遇，產生的必然的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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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教練在與他者的互動中，在意的不是比較其他第三人對他者（我的鄰人）的

責任，而是回到自身的承擔，是一種最無私的奉獻。因此，教練是不斷的清空自己的位

置，空出己身，迎接絕對他者的到來，面向著無限的他異性給出。唯有在替代關係的發

展中，我們才能夠真正體會自身的輕與他者之重，同時，面對著他者的鄰在，我以張開

雙手充滿著付出的心態，告訴他「我在這裡」，這是一種真正的和平籲求與倫理的象徵。 

 

    透過替代的概念我們可以知道，自我是一種基礎，去承受世界的重量，對萬事萬物

負責，但是這並不是說是以自我意識的主體去撐起全世界，而是一種「為他的」責任來

撐起。所以，對於教練而言，運動經驗的世界，立足的不再是自我構造的世界，而是在

本質上「為他人」的世界，我們在找的也不僅是運動現象所呈現的本質，更包括通過替

代的作用，所指向本質中的例外的那個經驗。教練就是在對他人的責任中，不斷的空出

自己、喪失自己來進入真正的超越，進而發現自己存在真正的意義。 

 

 

 

 

 

 

 

 

 

 

 

 

 

 

 

 

 

 

 

 



196 
 

第陸章  代結語－從「為我」到「為他」的開拓 

 

    經由對教練經驗的反思，發現了兩種存有的知識形態。一種是「為我」經驗的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知識是以「同一性」的方式出現，因此具有「固定」與「普遍」的特質，

同時，這種知識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任何的理論知識，必定經由「教練」的使用之後，

才得以成為真正的知識，因此教練是吸收所有外在性的理論，在有效性的作用下，形成

一套「為我」的整體性知識。另一種知識則是在「為他」經驗中發展的，這種知識是以

「他異性」的方式現身，並且總是以隱晦的姿態存在同一性的知識結構中。但是，為他

的知識卻是教練邁向超越的關鍵，憑藉著他異性對教練自我產生刺激，進而造就教練越

出自身的界域，邁向更廣闊的未來。 

 

    此外，在「為他」的教練經驗中，我們發現一種最根本性的存在，即倫理關係的存

在。對於教練而言，唯有在為他經驗中，其發展的經驗、知識、行動與作為，才會具有

真正的意義，這種為他的倫理關係，是教練的責任。在這種面向他人責任的開展中，教

練建構起自身的知識，同時也促使自己邁向超越。因此，在教練的經驗層次上，是從「為

我」轉向「為他」的，在存有的層次上，則是從知識性的地位轉向倫理性的訴求。 

 

    因此，在本章中，重新的對前述的發現做出整體與應用。在第一節中，將藉由「為

他」的教練經驗，描述他異性所開拓的身體時空感；在第二節中，透過從「為我」到「為

他」的轉向，將兩者形塑的教練經驗推得更遠，從語言的使用結構中進行反省；第三節

則是重新整理研究結果的發現；最後，對本論文的撰寫，進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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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為他」開拓的身體時空感 

 

    透過面對面的遭遇，開拓了「為他」經驗的空間，這種經驗空間是教練迎向他者的

懷抱而確立的，在這樣的空間之中，處處充滿著絕對他者的身影，潛藏在自我的脈絡中，

透過自身的退讓，教練得以讓這個他異性的經驗現身。因此，這種經驗影響著教練時空

視域的建構，這種時空視域是教練用以建立基礎的依據，通過時空視域，教練得以建立

動作、修整動作、預測動作與開創動作，因此時空感對於教練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在教練主體經驗中所構成的同一性理路，是透過自我對時空的劃記而形成的，是一

種秩序性的動態視域，但是透過他異性所經驗的時空感，是一種對既有秩序的破壞，而

使得時空關係產生變化的一種體驗，這種變化，是為我經驗之外的另一種經驗。 

 

一、「為他」經驗的空間啟發 

 

    在為我空間性的探究中們從身體的習慣、中介和動向中分別發現教練透過身體的能

動性所開展的空間面向，這種空間面向是在同一性的結構中的。為了打破對同一性空間

的思索，追向他異性的懷抱，我試著透過替代和第三方的概念，重新思索在運動教練經

驗中的現象特質，回到經驗發生之初，勾勒在教練主體和他者遭遇之際，空間感所產生

的變動與差異，藉以建構教練主體的另一種空間性。 

 

（一）身體作為一種「置身」的空間 

 

    在教練主體經驗的結構中，所體驗到的空間感，不論是對身體節奏或是身體動向，

都是經由自我劃記所形成的身體空間。這種身體空間藉由我對身體的掌握與特性，在我

的視域中，構成一種身體在空間的動態展現，因此這是透過將自我置身於身體展現的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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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脈絡中，去體認並察覺出的空間樣態。在這個自我空間的經驗中，教練透過身體的「動

覺」去形成空間概念的建構，從而觀察出他者中身體的表現。因此，教練依憑著自己的

身體，作為一種空間界域的基點，針對身體觸感與空間的進行劃記，形成具體的身體活

動觀點。因而，教練在經驗中掌握的空間性，不僅是從這到那客觀距離的移動或者是指

向著某一物固定位置的呈現，而是以一種「流動」的空間姿態，進入自我的經驗之中。  

 

    所以這種置身的狀態，是經由自我的思考進入經驗的，所以呈現出的空間感，充滿

自我主宰的意味，這種經由教練主體思索所創造的空間感，事實上在其內心中早已有了

固定的結構，意即我們透過一種結構化的空間概念，來面向他者在空間的展演，即便我

們透過自身身體的「動」去經驗這個流動，但流動的秩序早已被我規範與劃記出來，換

言之，教練所看到的都是指向著同一性的動作，一切空間概念的取徑，也是都來自固定

的圖像設想。但是，教練所經驗到的運動空間，並非是固定不動的，而是透過他者在連

續變動的過程中，不斷的擷取與掌握的，所以透過自我置身的能力，僅能探尋到他者存

在這個空間中的部分斷落，卻無法完全探及這個他者在空間中完整的變化。 

 

    透過替代的概念，我們可以知道，在認定的位置上，自我是不斷的放逐的，這就是

說教練面對著每一個動作、技術、行為、知識的體察，自我是不斷的失去位置，保持在

一種非位置的關係上看待這種空間。所以，教練就在找到自我的位置之際，隨即被推往

非位置上向前邁進，在此時，每一個訊息的進入，都使我跳出既有的框架，重新感受著

他者所給出的訊息，進而影響我的空間性。 

 

    因此，教練所經歷的他異性經驗是在動態的空間畫面中，不斷變化的。譬如，當教

練觀看著選手的賽事，總是會說「他的移動慢了」、「他的擊球點在後面」這樣的觀點，

但是很有可能，他今天的移位已經很快，準備動作已經很早，會有這樣的觀點上的錯置

在教練的經驗中會經常出現。教練關注選手這個他者的表現，是透過在日常建立的空間

感，來進行對身體的評斷，但是，在實際的狀態中，並非單純只是選手表現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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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對方的移動更迅速，來球更強更快所致，因此被壓迫是來自於他者施加的壓力。所

以，當教練設想著這個他者的到來之際，若是依憑著既有建立的習慣來論調，那麼，只

會進入一種現象的錯置當中。因此，我們應當將主動權真正的還給他者，以替代的方式

進入思考。像是，教練應當真正的進入選手身上，去感受到他受迫的原由，我們透過貼

近選手，去理解在比賽的過程中，為何移動變慢。這樣一來，教練就可以知道，是因為

那個對手使然的，進而找出因應之道。 

 

    此外，教練的預測能力是建構戰術的重要關鍵，在 NBA 的賽場上，每次暫停過後，

雙方教練皆在設想對方如何進行空間的配置來實行戰術，這時教練的戰術設計，就是為

了符應他者而生的，換句話說，教練要能夠真正的預測，那就必得進入替代的作用下才

能夠有其效用，因為唯有透過替代的預測，才能夠如實的貼近他者。所以一位有經驗的

教練，會在不斷改變的運動情境中，持續的符應他者的變化而因應存在。為了在賽場上

能對絕對他性的掌握，教練會透過許多的方法來找尋替代的機會，藉以進入對手這個他

者的境遇之中。 

 

    譬如，教練會在對手練球的過程中前往觀看，分析其對來球的掌握以及處理球的缺

失，亦從對手比賽的過程中，去探絕其對各項情境的處理與面對的方式，透過不斷的臨

向他者，找出這個他者在球場上的優缺得失，並藉以作為技戰術發展的根據。這種概念

的建立，是教練透過在現象的界域中，不斷的自我放逐，進入到他者的空間去體驗，獲

取他者對球或比賽那種細微的、隱晦的處理能力的揭露，這是在自我整體建構的秩序

中，看不到的現象。因此，在這樣的歷程中，教練是從現象的主宰中一而再流逝，才使

得他者的完整面貌得以不斷的浮現出來，這是一種連續的替代狀態，在每次替代中，我

們才能真正親臨運動中的他者，以其所是的方式表現出來。 

 

    所以，教練的工作，就不再只是描繪身體在空間存在的圖像，或者是理解身體在空

間的暫存姿態，真正應該做的是，在空間連續的變動下，時時刻刻保持對他者的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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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接受著他者的刺激，關注著自身所形成的應對關係，另一方面則是，不斷的將主

體從位置中抽離出來，讓他異性得以進入自身的結構中，讓其呈顯出來。 

 

    教練營造的空間性，就是在同一性的架構與他異性的刺激流動下，形成一種彼此的

交會與融合，在自我中浮現著他者的身影，藉由他者身影的指涉，形成對絕對他者的經

驗。 

 

    但這種替代的作用不僅僅是用於對他者的揭露，更包含了對選手的責任，一種倫理

的意義。教練成為那個替選手分析一切狀況的人，成為選手的替代者，先行迎向其他他

者所帶來的衝擊，並且在經驗過程中清空自己一切的位置，不斷的自我離棄與放逐，暫

時拋離自我的存在進入到對他者經驗的獲取，這是一種最無私的奉獻，是「為選手這個

他者」而生存著。 

  

（二）身體作為一種「四度」245開拓的空間 

 

    教練透過替代的置換，在運動場上親臨他者的訊息，透過不斷的貼近他者，去理解

在運動中的絕對他者所呈現的各種現象。除此之外，對於教練而言，他異性的給出是作

為一種絕對外在的刺激，幫助自我在經驗的歷程中，去看見同一性的整體秩序之外的運

動世界。因此，在運動的空間構成中，他異性的出現，是讓教練去探尋境外之域的契機，

是在教練主體經驗之外的另一種經驗。 

 

    這種境外之域的看見，是透過第三方的關係來證成的。在對空間性的察覺中，教練

為了理解對手的動向，會試著進入對手的領域中，去嘗試勾勒出其可能發展的技術方

式，進而有所應對，這是主體替代的工作與責任，但是更多的時候，空間性的發展，不

                                                       
245 一般而言，認定的四度空間點、線、面與時間。在我的認知中，運動的第四度空間，是經由身體與無

限他者共構的隱晦面向，是構築於三度空間的立體之外所存在的另一種空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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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停在我與你或是我與他共同享受的空間狀態，而是構築在第三方關係上，在運動的空

間層面中，都有著無限他者隱匿的位置，透過與這種無限他者隱匿的位置去建立教練、

選手、對手及未知他者相互的關係，形成一種三度空間之外的第四度空間的預測。 

 

    譬如，在籃球戰術中的跑位設計，就蘊含了諸多的第三方概念。在半場的區域中，

擁有十個人在球場上，這十個人又分屬著各自流動的狀態，戰術的設計，是利用自己對

伍的五個人，透過預想對方的動向，去阻隔其行進的方向。這時，透過身體來作為空間

達成的依據，一方面身體作為阻隔對方動線的固定物，另一方面將身體作為空間切割的

利刃，劃出一個「空」的空間出來，從而進行攻擊，換句話說，那個空的位置，是無限

的他者隱然存在的位置，是眾多第三方的關係所構造出來的位置，這種位置並不是固定

的，而是在球員的流動狀態中，所體現出來的空間。在教練的心中，這種設想的源頭是

來自於無限他者的，先經由替代的作用進入對方教練的思維狀態，再進入場上的十位選

手在流動過程的他異性可能，最後做出一種相對性的空間切割，這是在教練的空間思維

中一種典型的現象顯現。 

 

    除了籃球外，在網球的雙打上，有種搶球的技術，這種技術是在對手將球擊出後，

在網球第一時間去攔截進而得分的技術。這種技術由於球的行進速度快，因此，選手必

須具有一定的預判能力與技術，才能夠發揮的淋漓盡致，否則會不斷的被對手穿越或是

造成自己的失誤。那麼，教練在教這種技術的同時，必然的要清楚這種技術所面對的來

往狀態，以及在球場中存在身體動向的空間感，教練面對這個空間的擷取，一方面透過

對於對手的理解，另一方面就是透過第三方的關係來建立空間視域。在這種搶球空間位

置中，對於四個人位置的關係掌握是很重要的，當我們是發球的一方，對友選擇將球發

向中線，這時球的路線、我、回球者會先形成一種關係，對於搶球的我來說，一方面我

占據有利的位置，固守來球最廣延的路線，另一方面，會進入替代作用中，去理解回球

者將球擊往斜線或直線，我就憑藉著這種作用，來進行搶球攻擊，在攻擊中，與兩個對

手的位置再度發生關係，透過判斷將球擊置空檔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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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教練而言，搶球攻擊的設定，是來自於對無限他者的設想，透過替代，我們去領

悟對方的來球習慣，但還必須再更進一步的設想他者可能補防的所有位置，才能夠指示

選手在搶到球以後，將球擊向何處。在這樣的過程中，透過第三方的概念，我們才能夠

清楚在自身如何在球場中，找到一種適時迎戰他者的位置，這個他者不是固定的回球

者，而是回球者多元的可能性，教練就在這樣的現象中，不斷進入絕對他者的經驗世界，

藉以開拓出有效的空間看待。 

 

（三）身體作為一種「想像變異」的空間 

 

    當教練迎向著他者，必然的會遭受到他異性的刺激，這種刺激是作為一種絕對外在

性的存在，同時也是幫助我們提升向上的動力。那麼，這種他異性的刺激究竟存在著何

種魔力，得以讓我們進入打破既有的秩序，進入到另一個超越之地呢？ 

 

    當我們保有著「固定的」、「整全的」、「秩序的」圖像進入訓練中，最大的目的就是

希望選手能夠進入系統的化的體系裡，建立一套完整的應對模式，這套模式擁有高度的

表現水平、擊球水準、資訊判斷與整合，藉此用來面對廣雜的運動世界。在這樣的過程

裡，我們憑藉著對身體同一性的信任，期待身體在不斷訓練的歷程中，能夠越來越明確、

越來越固定。 

 

    但是，當選手開始實踐這套固定化的概念之際，卻可以發現身體並非如我們所設想

的那般進入那個圖像中。譬如，從籃球的跳投來說，即使站在相同的距離與位置，每一

次的投籃動作，從持球固定、屈膝下蹲、手肘與手腕伸直後放鬆、投籃的節奏、身體流

暢感等等，這樣看似一貫化的身體表現，卻蘊含許多變異的結構潛藏在動作的細節之

中。因為，我們對於動作本身的知覺狀態，在每一個瞬間中皆有不同的觸感，身體可能

上蹬的太快，手部沒辦法跟上，上蹬的太慢，反而投球力量不足，我們就在訓練的過程

中，不斷的用一種「身體變異」來傾向同一性的結構，去找到投籃的穩定感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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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教練而言，經由不斷的訓練磨合，可以見到他者身體的進步。在身體運行的過

程中，動作與技術的品質出現頻率越來越高，這樣一來，整體的體系看似被建立，動作

也越來越定型，但是，這個定型的動作卻和我們原先設想的圖像，有著極大的不同，因

為，身體是帶著變異去找尋同一的品質，在無形中，教練受到他者身體的誘發，使得我

們也必然的走向一種變異的空間中，在這個變異的空間中，教練符應著他者身體的接連

變化，從每個細微的動作中，去做出對原有設定圖像的修整，漸漸的，教練所要求的穩

定或固定的結構，會站在以「他者」變異的身體為主要考量的圖像，並且在不斷的刺激、

改變、修正、確認中，去朝向這個圖像前進，也因為如此，每個選手才會擁有自己特有

的風格，是旁人比擬不了的。所以，即使同一位教練教了數十位的球員，透過同樣的結

構來進行訓練，但是在這種接受「他者變異」的身體觸發下，每一位球員所展現的球技

都是作為一個截然不同的個體存在。 

 

    換句話說，在教練的空間意境中，身體是作為一種想像變異而存在的，透過對同一

性結構的把握，接受他異性的觸發，發展成特有的風格與技術，這種特有的存在就是教

練所富有的創造力，這種創造力不是從教練的自我體系中去得到的，而是藉由他者存在

的蹤跡，從中去發掘無限的設想，在符應的過程中所產製更多元、更豐富的創意來源。 

 

在教練所形塑的空間性探究中，可以發現，當面向著他者的到來，使我得以置身於

他者，在自我的意識中讓他者得以浮現，進而去探尋他者的位置與決斷。其次，藉由第

三方所開展的面向，保有對絕對他者無限的設想，形成一種四度空間的教練看待。最後，

藉由他者身體所擁有的想像變異，來引發教練無限泉源的創造力意境。 

 

因此，他異性所開拓的空間性，是讓教練得以進入更深層的運動現象。在空間的結

構中，我們不再只是抓著身體在空間上的活動，而是真正的進入與他者交流的境地中，

這種交流是對透過對他者釋出善意，空出自身的位置去理解他者的存在。所以，對教練

而言，我們不再駐足於同一性結構的面向，而是進一步的開拓運動現象中與他者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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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存有。在這個空間中，一方面我們具體的享受運動世界所帶來的意義，另一方面，

符應著他者的召喚，去體現對他者的無限責任，在這個有限的空間裡，創造出更多無限

的思想，也豐碩了運動真正的風貌。 

 

二、為他經驗的時間探索 

   列維納斯對時間概念的發展，是透過他者來展開的。他利用主體物質性所建立的享

受理念，去呈顯事物出現的那個瞬間，從存在的枷鎖中脫身，迎向他者的所指涉的將來。

這種將來，並非是在一般的概念中，所牽扯的過去、現在與未來的三種連續持存，而是

透過瞬間的綻放，我們感受到享受的無限渴望，藉由這種無限渴望的延遲，形成對時間

的一種空間距離，這種距離是一種眺望的期待，其帶著那個將會到來的未來，這個未來

是從沒有出現的過去，一種絕對過去的過去。 

 

    對於這種過去的指涉，列維納斯透過「蹤跡」的概念來加以描述。蹤跡是作為在整

體的秩序結構中一種印記，他刻劃了整體秩序的斷裂，以及給出邁向絕對他者的路徑。

所以他者，不是在我意識結構出現的那個他人，而是透過他自身的蹤跡來顯現自己，透

過對我整體秩序的破壞而使自己曾經現身，因此蹤跡不是為了使事物在場顯現而存在

的，而是意謂著已經過去、離開、退出、從而不復在場，但卻又不是沒有的一種現象。

我們從不斷的轉向第三方的鄰人中，去遇見他者的蹤跡。 

 

    因此，我將試著藉由蹤跡的概念出發，探究在運動教練的經驗中，存有的時間性論

述，希望能夠藉此建立一種不同看待時間的方式。 

 

（一）身體存有自我離棄的時間性 

    我們曾試著透過踩著身體記憶的觀點，臨看身體蹤跡的表現。在此，我希望能夠更

進一步的描述這種身體的蹤跡的樣態，我將不再透過身體記憶的駐足，而是透過在整體

性的結構中，找尋隱晦的他異性概念，藉以作為揭露身體蹤跡出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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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的現象中，身體就像是一部歷史的演進，一種從無到有的建立過程，不論是在

動作、思想、習慣、經驗，每一種取徑都是一步步的建立起來。過去，我們總認為身體

所生產的都是在秩序中發展的連續概念，是一種依著固定的時序，一步步向前推進的理

念，所以，身體是建築在過去的經驗上而開展，同時現在的身體也作為往後身體開拓的

面向，我們經由過去的經驗中所指涉的未來作為期望，一步步的朝向期望前進，這種期

望建立在過去的經驗上，同時也作為未來開拓的動能，不斷引介著身體向前。 

 

    這種身體秩序的建立，是透過對當下的在場所進行的身體塑造。教練在選手當下的

擊球，挾帶著過去的經驗與抱持對未來的期望，進入這個擊球的體驗，這種塑造，是寄

望於身體曾有過那種良好的展現經驗或者是按著既有的模式，不斷的熟練。像是王建民

與國民隊的教練，都希望他能夠再一次回到 07-08 年拿下 19 勝的那個身體，擁有沉重

的伸卡球表現，這顯示教練希望我們的身體能夠重新的回到舊有的經驗中，找尋舊有的

身體秩序。但是，若是我們仔細的關注，從去年復出到今年傷癒歸隊後的投球動作，就

可以發現，王建民的投球已經和過往大不相同，不論是擺臂、手的位置、腳向前踩的距

離，和過去相比，是已經成為另一種身體樣態。 

 

    因此，身體是做為已經逝去的樣態存有。王建民從 07 年開始至今的身體，雖然在

一般的時間時序上是一種連續的演進，但是在身體的蹤跡上，卻歷經了傷痛、復健、調

整、測試、比賽，還包含了心理上、關係上和社會結構上這些許許多多的變異的到來，

這些變異的存在，都是作為一種決斷，一種對既有身體時序的斷裂，更是重新的開始。 

 

    在每次的事件過後，身體都會擁有新的立場與轉變，但這個「新」是奠基在那個已

經逝去的過去，在過去的蹤跡中，指向著從未出現的未來。所以，迎向新身體，對過去

身體的離棄，是必然發生的，因為，即使我們想要回到過去的輝煌，那種過去也無法在

我的身體上重新再現出來，這是一種不可能回到過去的過去，過去已經被新身體所離

棄，那個過去儼然已經消逝，已經不可能在場了，潛藏的只剩下過去存在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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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過，要拋離過去在精神上是一種折磨，尤其面對著曾經的強悍與自信，那種居高

臨下的滋味，要割捨是件困難的事。因為這種居高臨下，不只是位置的層次，更是自我

努力痕跡的堆疊，也承載了更多身體的歲月，更多絕對的相信存在這種身體的觸感中，

為了保有這種絕對精神的持存，只好將自我享受的結構維持恆定，繼續的追憶過去。 

 

    但這樣一來，就會落入一般性的結構中，蒙蔽了「他異性」的變動，也失去了與他

者經驗相遇的契機。列維納斯提醒我們，過去總是已經消逝、離開、退場了，我們該做

的不再是期待過去的身體再現，而是去親近「他異性」的告知，承認過去的種種已經消

逝，我們應當承認身體的「新」，在蹤跡的途徑中，體驗相異性的特點，來創造出超越

過去看待的身體型態，如此一來，才能以真正的態度面向他人所給予的世界。 

 

（二）身體是一種「片刻」的存有 

    那麼，這種身體既然已經消逝，我們追求的身體應當是什麼。透過他異性出現，我

們看見了另一種身體所體現的未來，這種未來是一種未曾的過去，是一種在過去的時序

中尚未經驗過，是在教練和他者遭遇的原初狀態裡，呈顯過去的瞬間，身體樣態對未來

的臆想，這種臆想是透過身體瞬時的知覺作用，融合了環境與外在性狀態的給出，所展

現對未來的開啟的時間特性，這種特性是潛藏在過去的身體記憶中，是從既有的身體樣

態，遭遇他者而走向的另一種身體的企圖。 

 

    在王建民 2004 年尚未升上大聯盟之際，受到相當嚴重的傷勢，甚至有可能會提前

結束職業生涯。在 2000 年時，洋基隊和王建民簽訂合約，球探報告中，看重的是他具

有 150 公里的快速球，以及具備一顆犀利的滑球，因而具有登上大聯盟的潛值。但在受

傷過後，他的滑球已經不再犀利，因而在教練的建議下，才開始轉而練習伸卡球，沒想

到會一轉成名246，伸卡球也成為其獨步大聯盟的武器。 

 

                                                       
246 請參閱陳榮彬、許傑明譯：《沉默的王牌：王建民》（臺北市，時周文化，2004）。 



207 
 

    在教練的經驗中，這種類似的經驗層出不窮。教練雖帶有既定的圖像進入經驗，但

是卻總是在經歷未能預期之事的衝擊。在球場上，我們無法得知選手何時會受傷、何時

會失控，但是教練就是在面對未知的狀態發生之際，立即的做出必要的應對。面對著未

知，教練的身體會立刻的作為一種感受器，知覺、體驗和運作，並且在運作的過程中，

盡可能的去找到另一種出路。譬如，在 2012 年 NBA 的西區冠軍戰第一場賽事中，馬刺

隊一路被雷霆壓制，在第三節落後將近 20 分的狀態下，教練 Greg Popovich 喊了暫停，

用嚴厲的口氣訓誡選手，並要求「打兇一點」，後來，逆轉了戰局。在賽後的訪問中，

Popovich 認為，雷霆的攻擊太順暢，原本只將焦點放在 Kevin Durant 和 Russell Westbrook

身上，沒想到有更多人跳出來得分，造成比分逐漸的擴大，因此，打兇一點是希望藉由

防守來截斷所有的攻勢。對於教練而言，在賽事開打之際，本就有自己鎖定的焦點，但

是在比賽的流動裡，總是有著超乎預期的事潛藏在裡面。比賽的時間是一種連續的流

動，但是教練卻在這個連續的流動中去感受絕對外在所帶來的刺激，在接受刺激的這一

瞬間，感受著這個外在的衝擊，同時進行思索自身，以建立應對的措施。 

 

    換句話說，教練在面向未知事物的那一瞬間，是從連續的時間脈絡裡，暫時的抽身

出來，轉而關注在這個瞬間所發生的事態，理解這個事態所引發的原因，進而做出應對，

他所身處的時間，不是連續時間的演進，而是一種「片刻」的積累，這個片刻是在遭遇

他異性247之際，所產生的瞬時體驗，是教練用身體面對著不同時間的片刻，經驗著各項

事物，所形成的身體存有。因此，教練的身體時間，是一種跳脫過去、現在與未來的時

間關係，而是游離於片刻所形成的時間焦點，這個片刻是在過去、現在間來回的遊走，

不斷的駐足建立感受，做出應對，卻又不斷的消逝，重新迎接更多不可預期的到來。 

 

    所以「不可預期的」事物就成為我們轉向的動力，這種轉向是對既有身體時間性的

一種截斷，是打破了連續時間的秩序。這個時序，不是一般時間的連續堆疊，而是一種

                                                       
247 這種他異性指稱著絕對外在性東西的介入，不一定是具體出現的事件本身。可能是他人的一句話、一

個舉動、一個指示、一個行為，或是在生活周遭所發生的事件等等，都作為一種創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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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的積累，這個片刻是身體遭遇他者所觸發的，是作為對既有的身體時序的的截斷，

是對主體時間性在感受上的斷裂。這種斷裂，引發對自身存在時間的一種跳躍，它跳出

了原本在主體當下所保有的持存，轉而面向更多的「片刻」，更多「他者」的臨在，「片

刻」就像是以雪片飄落般接連不斷的散落在我們的經驗裡，但每一個雪片都擁有各自的

出現時間，我們就在不斷的經驗著他者所帶來的刺激，成就這種片刻的時間。 

 

    在運動的經驗裡，教練是不斷的遭受到他者的觸發的。在他者觸發事件而產生的片

刻時間上，教練在不同的事件中來來回回，從而整理出一條合適的應對理路。因此，這

種時間性，並非是單一式的連續流動，而是在不斷從他者觸發的轉向中，遊走在另一種

的時間序列裡，這種序列不是單一、連續的，而是交雜、渾沌和斷裂的時間體驗，同時

身體的在場形成一種破碎的在場，在每件他異性觸發的事件中不斷的解構自身，在此時

此刻，意識的作用是暫時消逝的，教練是憑藉著面對面的應對，素樸的遭遇這些事件的

給出，直到事件已經過去，意識才會再度返回自身，反思著這一切狀態的前因後果，這

就是一種他異性的經驗，這個經驗就是作為一種「謎」樣的狀態被我們遭遇，雖然我們

極度的想解開這個謎，但是這個謎卻已經消逝，我們只能藉由意識的作用，去貼近這個

謎樣經驗所遺留下的蹤跡，作為教練反省事件的依據。 

 

（三）身體具有不斷重新開始的時間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對於教練而言，身體是作為蹤跡而出現的，它是一

種沒有在場的在場，是已經消逝的，從未出現的過去，並且，這個身體的蹤跡是作為對

既有的時間秩序的斷裂，是一種片刻的經驗，這種片刻經驗呈顯出在時間點上的每一個

瞬間，都不再與現在有所關聯，他既不在場，也不通過回憶或期望而在場，而是在那個

瞬時當下，受到他者的觸發而呈顯出的片刻時間性。因此，在主體意識所發展的的時間

結構中，將過去的持存、當下與突向的關係連結的結構就會有所轉變，轉而變成一種不

連續的狀態，在每一個瞬間都是以新的遭遇，產生的「新」的身體存有，身體的過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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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是一種滯留狀態，不是對過去的整體回望，而是作為從未在場過的，一種永遠無法

追回的曾經而存在，同時接受著外在性的給出不斷的邁向新的面向。 

 

    所以，教練面對的身體就是作為不斷重新開始而確立的，在每一個時刻裡，都遭遇

著他者的紛擾，來打破過去、現在與未來的連續時間，從而建立時－間248的概念。教練

在經驗的歷程裡，面臨運動現象不斷衍生的事件，抓取事件成就行動。在這樣的過程中，

一方面暫時切斷了過去的種種經驗，暫時將意識的作用擱置，直接的接受他者的刺激，

面向這個絕對外在性的衝擊，另一方面又必須隨即做出適當的應對，因而喚起意識的作

用，去呈現那個過去的種種狀態，來構成反思與行動的連結，只是這個過去的樣態已經

不可能被再現，而是以蹤跡來被教練所體悟。 

 

    因而，教練的時間性，就是不斷的面臨新的刺激，不斷的重新開始，是一種歷時性

的存在方式，並且在絕對的不在場與在場中生發出來，這種生發是被動性的發生，是被

他者所喚起的。在那個發生的瞬間，被動性的經驗使我們僅能用感性的能力直接的面對

時間與事件的到來，這種被動性的感性作用說明了對象並非是藉由主體的意向性結構來

證成的，而是這個對象觸發了我去形成意向性結構，換句話說，當我感受到這個當下的

原初印象之際，所形成的同一性本質，事實上已經是一種在同中之異的本質了，是在自

我的內在性中藏有著他者的蹤跡，因而，列維納斯認為這種不連續的時間性，是對主體

的喚醒和自我的真正產生，只是喚醒的動力是來自於他者，所以他認為，在與任何事物

構成關係的結構中－這種倫理關係是首要的。 

 

 

 

                                                       
248 列維納斯使用時－間（entretenps）來表示此時，又存在著間隔，他用來說明他所認為的時間性，是說

在此同時這樣同時性的結構裡，是潛藏有他異性的間隔存在，他認為的時間性是發生在絕對的不在場與

在場之間，請見 Emmanuel Levnias:Basic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s. Adriaan T. Peperzak, S. Critchley, & 
Bernascon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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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為我到為他的語言反省 

 

    在教練的經驗體系中，我們需要建構一種平台，將許多的知識、概念、圖像或意義，

在與他者面對的過程中，形成交流的管道。因此，在互動的過程中，不論是對各種現象

的說明、解釋、論證、描述等種種的作為，語言都是成就溝通的重要途徑。 

 

    運動的經驗是一種複雜並且隱晦的東西，它擁有許多雖然知道但卻無法說出的特

性，譬如若是要描述騎腳踏車的經驗，我們可能這樣描述，先維持身體重心的平衡，然

後雙手控制著行進的方向，雙腳藉由踩踏著踏板上下作用，進而形成前進的速度。這種

描述的方式，看起來雖很明確，但實際上潛藏的元素卻遠比描述來得更多，單就維持平

衡的這個部分，就必須描述更多有關身體各關節的協調作用、各個肢點重心穩定的狀

態，更遑論更細微的動作和身體作用的觸感。因此，在運動的過程中，我們會做的永遠

比知道的更多，我們看不見的世界永遠比看見的來得更加的龐大。 

 

    即使如此，語言仍作為一種穩定的意義傳達，透過固定的語言形式，使彼此能夠理

解描述的事項與意義，在這種結構之下，發展了許多詞彙用來指涉某種現象存有狀態，

在相互的理解中去找到共有的現象與本質。 

 

    在一般教練經驗中，語言的使用在這樣的結構下開展。這種語言是在教練運動經驗

裡，透過教練自我的整合與歸納產生的，最典型就是科學式的語言。譬如教練在說明網

球技術的時候，所要求的「品質」。這種品質的概念是藉由「有效性」來加以界定的，

也就是說當我們關注到這個擊球出之際，球所產生的力量與變化，因而會使用球體的「速

度」和「旋轉」來加以描述，若球體落地後產生的加速度和旋轉越大，則擊球的品質越

好，教練大致上用這種方式來評斷與說明擊球品質。在其中，速度和旋轉的概念是由科

學性的分析，所形成的語言論述，教練是藉由此方式來構成語言系統的形成。 



211 
 

    除此之外，從人文科學的面向，也是在科學性的理路之下找尋著技術所存有的本

質，譬如「儀式型動作」的指稱與發現，就是透過對人類動作中的文化特性，做出的一

種歸類形態，是在高競技運動員的經驗中，必然存在的動作結構。因此，不論是自然科

學或是人文科學在運動中的發展，都是依據著「科學式」的語言來定亦形成的。 

 

    這種科學式的語言背後的依據是事物呈現的本質，因此，對於運動的現象都帶有著

「固定的」、「秩序的」看法，並在不斷的發展之下，形成一種運動的語言系統，在這個

系統之中，包含著各式各樣的名詞，將所有運動中的現象，不論是事件、表現、存在的

事物等等，都加以連繫集合起來，形成運動世界的秩序或是真理，在這裡，每一種現象

都藉由語言使其再現出來，也讓每一種存在的運動經驗，藉由語言的揭露讓它現身。所

以，對教練來說，這種語言體系，創造了一個整體運動世界的結構。在這裡，所有的現

象與其發生的意義都有著語言體系來支撐、說明與解釋著。因而，教練在與他者面對面

的過程中，藉由這種系統給出的語言，作為一種中介的橋樑，連繫著彼此的想法，並作

為理解的途徑與要件。 

 

    不過，經驗藉由語言的過渡，卻潛藏著一種危機，這種危機在於經驗必須被語言掌

握了，才能夠現身。但在身體的經驗上，含有許多隱晦的特性，是語言無法清楚完整的

交代與被說出的。記得在一次訓練選手的時候，我們希望擺脫過去穩定的風格，朝向一

種「強力」的球風邁進，在訓練的過程中，不斷透過語言指示，指引著身體發力，運用

至每個擊球過程，同時將發球、截擊、抽球到身體速度、位移等動作技術，進行全面的

改造。 

 

    但在一次的比賽經驗中，我才發現，原來我們對「強力」這樣的概念，是有很大的

歧異。對我而言，擊球的強力是藉由身體的力量來產生的，所以在每個屈膝下蹲、轉身

上蹬、腰與身體的轉動都必須有效的結合，並將身體動作整合形成最大的合力，灌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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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這種風格的擊球速度不一定很快，但球質是存有一定重量249。而選手則是認為所

謂的強力就是每顆球都打強，速度要產生的很快才算是真正的強力，所以在比賽中幾乎

每顆球都用「扒」250的，他將強力的施作重心放在身體的片段部位上，如「手」，於是，

這種藉由身體片段的操作，因部分的過度施力，導致身體容易失去平衡，因而失誤率高，

無法維持穩定，所以後來草草的輸球了。在下場後，他說這種「強力」的風格是不可能

邁向成功的251，因為打強沒有用。 

 

    在我們的認知中，語言是作為與他者交流的過程中重要的角色，它連結著我所要闡

述的意象，藉由語言結構，將意義傳達到他者的脈絡中被他理解，在這樣的過程中，我

們相信語言的指涉具有一定的共相與本質，換言之，在不斷的說出之間，讓各種現象的

意義能夠逐漸明朗的浮現，這種意義是在互為主體性的狀態下共同享有的，這也是在運

動的現象裡與他人交流最普遍的語言結構展示。不過，當我們透過語言進入他人的理解

之際，卻呈顯出另一種不同的樣態，語言成為一種隱含的誤解，「強力」的概念，在溝

通交疊的過程中，看似明確易懂，但藉由後續事件的給出，我們才深覺原來過去的那種

「懂」，並非是真正的懂，換句話說，在語言的結構下，出現了某種悖論，即語言一方

面作為傳達意義的要素，卻也在另一方面成為使意義本身遭受迫害的要素，這正說明

了，語言的傳遞並非如我們所設想的那般具有本質的共相，而是在本質的結構下擁有著

許多歧異的藏身，這種歧異的來源，是有別於主體之外的，是主體所無法設想到卻又不

斷出現的，是指向著絕對他者的。 

 

                                                       
249  球質重代表著球本身的旋轉速度快，這也是一種強力的打法，如現今網壇中的蠻牛 Rafael Nadal，他

的球速或許不是世界最快的，但是球質卻是世界頂尖的，在上次 Nadal 前來台灣參加表演賽時，現場觀

看他的抽球在落地之後彈跳起來，最高的高度將近達到一層樓高。 
250 這是台語的說法，就是指每顆擊球都用力的用手快速的擊出。 
251 這種經驗並不單純是個人的經驗，而是在許多書籍和研究中不斷的被提及的。如著名網球教練 Nick 
Bolletierri 就曾提及在訓練的過程中與 Sampras, Agassi，張德培等優秀選手在技術的溝通過程中，都存有

相異之處，並導致最後分離。此外在許多教練的自傳裡，包括名教練 Pill Jacjson, Joseph Torre 及知名運動

員如王建民、盧彥勳、阿格西、阿姆斯壯等人都曾提及這種類似的狀況。 



213 
 

    因而，透過語言的說來找到與他者互動間那些事態的理解，是必須越過既有存在的

方式，因為，藉由同一性的結構是無法真正的去貼近他者的思想的，並且還容易落入自

我設限的陷阱之中。在此，我將藉由列維納斯言說與所說的概念，重新面對在與他者面

對的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範疇，並且冀望藉由這種方法去建構起教練經驗中語言呈顯

的狀態。 

 

一、科學語言的崩解－從親近中發展的語言狀態 

    在對語言的看法中，列維納斯已經關注到這種歧異的現象。在日常生活中語言的使

用，是透過結構輕易的理解任何事物的樣態，並且形成一套歸類的體系，將各式各樣的

主題納入來成就對世界的認知，對於這樣的思維，列維納斯一直保持著一種警戒。他認

為透過語言來呈現或描述一種事實的狀態，這種說出的東西是一種「所說」。藉由「所

說」，我們表達出對於事件的意義與看法，同時更體現出存在於我們心中的一種穩固可

知的現實，這個穩固的現實，是這個世界對於事物本質不斷的論證產生的，因而也建立

了客觀性的態度。但是，列維納斯試著還原所說，他認為在每一個表達之下，是一種情

境、結構或事件，在這樣的過程裡，我是面臨著一個作為言說者和話語接收者的他者252，

倘若沒有這個他者的存在，任何的語言就不會具有任何的表達和意義的出現，所以在「所

說」之前，有一種更本源的「說」存在，是我向著那個他者說出一切之前，所存有的「說」，

那就是「言說」。 

 

    「所說」和「言說」是語言意義中的兩個面向，也都有各自的存在意義。言說是一

種講話的行動，是表述任何意義與語言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而所說則是指被說出來的話

語，是由許多的名詞集結而成的結構關係，是用來說明一切的意義指向，具有動詞性的

意謂253，所以一般而言，「所說」容易分析，因為在所說中包含我們通過話語所意指的

主題和概念，所以我們總是將關注的核心鎖定於所說之上。 

                                                       
252 柯林‧戴維斯。《列維納斯》（南京：江蘇人民，2006）（李瑞華譯），頁 21。（Colin Davis, 1996） 
253 請參閱鄧元尉：＜暴力與和平：列維納斯的道德形上學及其政治蘊義研究＞（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

博士論文，2005），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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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言說」是指向更本源的，是在所有語言系統、語言的意義與語言的結構之

前就已經存在的現象，因此先於我們所說的語言，言說的出現，是在我要與他者親近的

時刻中，「我要對他說話之前」就產生的東西，所以任何的所說都是藉由言說為根基才

形成的，換句話說，言說構成了所說可能的條件。 

 

    在教練的經驗中，語言最常被使用是在訓練的過程中，教練藉由語言將深植於自身

中的知識和概念，透過語言將技術拆解、分析、描述與整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思考脈絡，

藉以傳遞到選手身上，並加以展現出來。譬如，當我們要建立「強力」擊球的概念之時，

必然的透過「所說」盡可能的描述這種強力所擁有的特性、效果、可能的感受、型態、

結構、身體的動作、如何結合等等，並藉由實際的釋例來加以具象化254，再進入實際的

訓練中。 

 

    但在藉由所說來描述的過程中，言說早已經開始作用。當我們面對著他者的面容，

自然的就進入到一種應對關係上，這種應對關係促使我隨時隨地的調整我的「所說」，

像是在教練在指導的過程，引導身體的動作表現，像是「下蹲一點」、「屁股下沉」、「重

心放低」這樣的語言指引來調整身體的姿勢，但是這三個語詞都是在屈膝下蹲的動作狀

態中出現的指引要則，這種指引要則會在教練指導的過程中以不同的面貌不斷的出現。

若我們進一步的探究，這種語言關係的層次，可以發現特殊的存在現象。 

 

    當教練藉由語言的指示傳遞到選手身上，教練會即刻的感受到一種回應，這種回應

是藉由自我的感受來給出的，我感受到他的未知、迷惘、疑慮，從而再進一步的運用下

一種所說的型態讓他了解，所以我們不斷的採取許多知識性、科學性的術語進入描述，

但是就在這個描述的瞬間，我卻又發現「我向著他解釋」，所以我修整了我的語言、詞

彙，重新的進入彼此的交往，這種修整的動力，是我知道，我面向著他者產生的，這就

是言說的力量。 

                                                       
254 如以知名的球星為典範的舉例說明，並加以擴大的描述強力概念與實例的結合。 



215 
 

    言說指向的不是「所說」中所有可能的描述或解釋，而是一種向他者的接近，是我

透過替代的作用，進入一種直接與他者的面對，所以，我意識到這種遭遇的狀態，開始

考量他的身體表現、他的思考模式、接受範疇、過去種種，他的行為、他的一切、甚至

他的深不可測，都成為這個瞬間我的語言產製的初始考量，同時也是我暫時截斷我的所

說秩序來形成下一個所說的開始。因此，這個言說之地，是面對他者「所說」前的原初

狀態，是一種最根本的遭遇，在這個根源上，教練就在每一次的所說中，遭遇言說的碰

觸、截斷秩序、再進入下一個所說，形成一種不斷更迭的狀態，所以，言說會不斷的說

出「所說」的未說，這也是促使著教練不斷說明的真正原因，甚至也是說明為何教練針

對一個相同的動作技術，即使面對相同的人，但每一次的所說都有著不同的樣態，這是

言說給出的性格。 

 

    言說是一種語言存在的另類本質。這個本質是一種從所說向未說的運動，但這並不

是說言說會出現在所說之中，而是所說是言說的蹤跡，是它表達自身的一種痕跡，這個

言說的重要性，是作為我與他者遭遇的場所而體現的、同時也代表著我對他者所有的設

想、包容與體會。所以，在教練使用語言的構成，並不是藉由科學性的認知去解釋或描

述任何的現象，而是進入與他者的親近中去產生的，在這裡，是我們才能夠得到真正的

溝通和意義，也才能夠真正的發現那個「為他者」存有的技術樣態。 

 

二、發現言說的意義－從一種背叛性的樣態中現身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教練開展的語言系統是一種特殊的狀態，這個系

統並非完全依憑著科學性知識或是理性的路徑來給出的，而是從面向他者的親近中去發

展的，因而，過去我們所依靠的理性知識的優先地位，在教練的語言狀態中，是必須退

位的，他要退居至他者的幕後，面對他者成為教練在語言使用的第一優先，任何的知識

與概念都是為了符應他者才產生的，同時意義也唯有面對言說才能夠真正的出現。但言

說無法以具體的形式被我們掌握，他無法被主題化、結構化或概念化，所以，要理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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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所富有的意義是相當困難，不過，所說是作為言說的蹤跡而存在的，因此，我們可以

藉由所說的內容或結構中去探尋言說的意義。 

 

    在指導過程中，教練皆帶著言說進入與他者交流，同時透過所說來描述、分析或指

示我們所期盼建構的那種意象，這個所說是不斷連續的行動，是我們不斷在符應他者的

狀態下，不斷的給出的一種狀態。我們用所說來調整或雕塑他者的身體，在這個所說的

瞬間，所說代表著一種圖像，這個圖像象徵一個動作或技術的指向。譬如，當我們在進

行發球的訓練時，為了強調發球從下蹲到上蹬兩種力量的結合使用，一開始我採取了許

多直接的語言指示，像是「早點蹲完向上跳出」、「膝蓋撐直」、「雙腿彈跳」等等一連串

的詞彙劈哩啪啦的在選手運作動作的過程中，不斷的產生出來，而每一種語言的指示都

象徵了我對發球的一種圖像的揭示。在過程中，一方面我指示他的身體運作，另一方面

也不斷的在尋找一種更合適的描述，語言就在這樣的往返之中不斷的出現新的圖像。後

來，在觀看它的動作之際，讓我聯想到「彈簧」的運動。發球的動作在準備打到球之前，

就像是彈簧一般，先蹲下暫停的集中力量，再一次性的向上爆發出來，透過「彈簧」的

描述，我發現動作完成的頻率越來越高，對於彼此而言，也都更能貼近那個我們想要的

動作面貌。 

 

    在這樣的過程裡，我們透過不斷的所說，向著言說接近，但每一次的所說都具有著

各自的論述與主題，一下子著重在腳、一下子著重於膝蓋、一下子又以譬喻的方式來說

明，雖然每一種都朝向著言說，但卻也反映了在每一次的所說中，必然的有些東西會被

遺忘，我們提醒著腳就無法提醒著膝蓋，關注著球就無法關注身體的運行，越將焦點放

在身體的片段上，就越容易失去其他的部分。 

 

    因此，我們藉由語言將各種動作現象顯現出來，加以調整，但是卻也在另一方面忽

視了更多的動作。換言之，透過所說，所顯現的身體圖像是變成一種片段的整體，是透

過對於片斷動作的關注來設想整體的運作，這種方式是一種不可信的顯現方式，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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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言說的背叛。這種背叛是指雖然一切的動作藉由語言都可以在我的面前得到翻譯，

但這個翻譯的過程卻遺漏了許多的動作，透過語言，我們掌握到身體的動作，但這個身

體的動作雖然在我面前現身，但是卻已經不太可信，所以真正的動作存在應當是在所說

構成的動作圖像中的一種例外，是指向著言說的。 

 

    教練必然的要面對這種背叛的狀態，因為唯有在背叛的狀態中，才能見到動作的現

身，即便是片段動作的整體想像，卻也是教練依憑的根據，他總是在背叛中，努力的言

說那個不可言說之物，並且透過對言說的背叛，才能掌握身體的圖像，達到理解與分析

的空間。這提醒了我們一件事情。那就是雖然言說象徵著一種整全性的身體圖像，無法

完整的被描述出來，但是我們卻依然可以藉由所說給出的痕跡來遭遇這個言說狀態，因

此，在所說呈現的身體圖像中，如何以更整全的面貌去貼近言說，就是一個重要的指引。 

 

    換言之，過多單一片段的動作分解的分析結構，是更遠離言說所指向的技術本身

的，因此透過譬喻的方式，以一種較為整全式的想像是更能貼近言說的路徑的，但這並

非是說，我們必然的將所有的指示語言都轉換成譬喻的手法，而是在每個指導過程中，

更關注所說與言說的連結關係，盡可能的消彌在必然背叛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距離，如

此一來，才能夠得到較為理想的動作理解的元素，也才能做出更合理的應對與指示。 

 

三、言說帶來的知識性－從不斷接近的過程得到啟示 

 

    透過教練的所說，可以明確的指出教練在指導過程中，所具有的相關知識，但是，

這種知識卻是要藉由言說的位置，才能夠真正的得到意義，因為只有在將這些知識面向

他者時，這些被使用的知識才能夠有其存在的位置。教練透過所說來表述一切的經驗現

象，但是也必定得堅守言說的優先性，這樣才能夠產生真正的意義，所以言說和所說的

是一種共存的狀態，在這個共存的狀態裡，教練的知識性在所說和言說的迴盪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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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句話說，教練真正的知識，是來自於對言說的探尋。這類似一種冒險的旅程，我

們永遠無法知悉何時能夠真正的追尋到完美技術，但卻藉由所說不斷的看見身體的展現

與技術的結構，並且在從這個結構中繼續向完美邁進。對教練而言，追求完美的技術形

象就像是不斷的解謎，只是這個謎，似乎背負著一種完全不可能被揭示的秘密。儘管如

此，我們依然向前邁進，藉由所說，我們不斷的理解技術的結構、形貌與狀態，藉由言

說，我們不斷的應答他者，找尋更為貼近完美技術的道路，語言就作為一種啟示，是在

已知的技術表現中一個未被預見也不可被預見的缺口，將一種新的、不可預期的意義不

斷的衍生出來。 

 

    因此，我們總是會有這樣的經驗，當教練在面向不同的他者時，使用語言的溝通，

就會激發出更多的創意。雖然，我們可能敘說著同樣的知識概念，但是面向著不同的他

者，就會自然的產生語言的激盪。這種激盪不是彼此在交流已經熟知的意義，而是受到

他者的觸發，教導我們如何在我們自身的同一性結構底下，去發現不可能發現的東西，

超出我的經驗和誘發更多的意義，這是向言說親近所帶來的創造力，也是教練在經驗歷

程中，一種最重要的成長與超越。 

 

    藉由所說和言說來分析描述教練的經驗現象，並非是要用來對經驗的套套邏輯，而

是希望去發現在教練的經驗歷程裡，任何現象背後具有的真正意義。這個意義連結的是

教練的知識結構，是影響教練自身建構知識的關鍵。教練真正的知識，不應該只是藉由

自身的需求，來吸收相關的理論知識，而應當是真正的進入實踐，這個實踐是以「為他

者」為前提的，所有知識的開拓必須是面對他者才得以產生的，並且教練知識的真正超

越，單靠主體的反思努力是無法超越自身的，唯有遭遇他者，才能夠有躍出自身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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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練經驗的迴盪－在「為我」與「為他」之間 

 

一、「為我」的教練經驗知識－同一性的整體結構 

 

    在論文發展之初，我透過對教練經驗的反省，找尋教練經驗的知識體系。在一開始，

先從身體建構的歷程進行反思，發現在教練的知識體系中，蘊含著同一性的身體觀點，

在同一性的作用下，教練的知識具有可控的、秩序的和一貫的特性。 

 

    接著，反思這種同一性的知識，探究其發展的來源。發現，教練的經驗過程，會不

斷的受到「科學性」理論的影響。科學性的思維，會促使教練將經驗中許多隱晦性的身

體特質，暫時的遮蔽起來，使正向的、明確的身體意涵浮現出來。所以，教練總是習以

為常的將負面的、不容易表述的經驗遮蔽起來，彰顯出在經驗體系中美好的、光明的面

向，因此，教練的不安、徬徨、猶豫與矛盾、不確定性這些真實存在的感受，都被隱匿

在同一性的結構裡。但若深入的了解，就可以發現，這種負面的實存感受，才是教練真

正的存在一般。 

 

    這種存在一般，是一種存在的重擔，是一種隨時的低語呢喃。面對這樣的衝擊，教

練會透過一連串的方式，來逃離這種黑暗的束縛。教練從自我享受的立場中找到逃離的

出口，並且建立起自身的知識體系。這個體系是將一切外在的知識或經驗，經由我的作

用來展開的，因而這是一種「以我為中心」的教練經驗。 

 

    在這樣的過程中，教練發展了一套整體的認知體系，這個體系，充滿了固定和普遍

的氣息，將一切的運動現象，各歸其位，同時，透過教練自身的反省，不斷的雕塑使這

個體系逐漸的壯大，形成一套完整的教練知識理路。教練憑藉著這個體系的給定，用以

面對運動現象，進行描述、分析、判斷和設計，並將相關的知識傳遞到選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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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透過將理論知識和經驗知識以相互交融的狀態形成的身體視域，用以描述教

練是如何體驗運動中的時間性與空間性，藉由這樣的方式，來說明教練自我建立經驗知

識的過程。但，這樣的同一性結構，卻仍然讓我們感受到不足之處，雖然，透過教練自

身的享受建立了一套完整的知識理路，但是我卻也在不斷澄清的狀態下，發現了另一種

隱晦的聲音，這種聲音，也為我們在追求教練經驗的本質過程中，看到了一道裂縫。 

 

    追求本質，是從教練的現象中，不斷的抽絲剝繭，追求在現象中的同一性，藉此來

找到現象所具有的真正意義，但是這種意義卻在與他人交流的過程中，失去了原本的意

義，意即，原先我們期望透過本質的概念建立起對事物的共同認知，經由他人的劃記後，

宣告崩解，這象徵著，我們原本寄望自我的明證性可以達到互為主體性的境界，這樣的

設想，在面對他人的那一刻起，正式的消失。換言之，僅僅藉由自我的思緒是無法達到

真正理解他人的，同時，也無法真正的認識這個運動的世界。 

 

二、「為他」的教練經驗知識－一種超越的意向 

 

    為我的教練經驗是無法藉由自身的反思來達向超越的，唯有藉由他者的刺激，才能

夠使教練越出自身的範疇，達到超越的地步。因此，追尋他者的蹤跡就成為探尋超越路

徑的方向。 

 

    一開始，我藉由死亡的象徵性，發現身體存有許多隱晦的特性，這種特性是他異性

的象徵，因而找到他異性出現的蹤跡。反省他異性的出現，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中發生的，

因此，便從教練和選手的關係建立進行探究，發現教練和選手之間，存有著某種愛欲的

關係，在愛欲關係中，使教練得以領會他者的存在。接著，透過對他人之臉的探索，找

到教練自我和他者在彼此的遭遇中，發展出他異性的教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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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向他者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超越的意義。對教練而言，他者是作為自我秩序的

斷裂，藉由斷裂打破自我同一性的結構，同時形成一種絕對外在的刺激，誘使教練超出

自身，達到超越的境地，換言之，他者是作為自我超越的明證性指標，面向他者，是教

練成長的泉源，創造新知的途徑。 

 

    這種新知的產生，是建築在教練的過去。換句話說，教練的歷史經驗，都是做為開

創未來的根基，這象徵著在教練自身的同一性維繫中，他者會以一種絕對外在的姿態，

使我重新的面對這個同一性的結構，藉由他者的能量去發掘在既定的架構中，一種從未

想過或不可能想到的東西，這是對教練知識的超越，這種超越唯有透過他者才可確立。 

 

三、倫理主體的建立－從「為我」走向「為他」 

 

當我們不斷向著他人邁進，揭露在教練經驗中的現象後，卻發現原先籲求的知識性 

取向逐漸的被取代。透過臉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教練和他者相處的過程中的基本傾

向，那個傾向不是知識性的交融，而是倫理性的尊重，是對他者給予無限的包容與忍讓，

是完全的接受他者的展現與特性，是教練對他者所負有的責任與義務。這種種的特性，

都在與他者交流的過程中，自然的放射出來。因此，教練在運動的現象中，所捍衛的不

再是自我對全局的掌控性，而應當是替他者承擔責任，這是在本質關係上的扭轉，也是

主體位置的重新劃定。 

 

    在這樣的倫理過程中，我們才能夠讓他者如其顯現，也才能夠找到這個世界中的另

一種存在經驗，並且，這也才是真正對主體性的捍衛，因為，每個個體都作為獨一無二

的，是無法被消解在任何同一性結構底下的，並且，這也替教練的存在，找到一個真正

的位置。教練是為了他者而生的，唯有他者的存在，教練的任何事物才會有所意義。所

以，一方面教練接受著他者的召喚，進入責任的承擔，為他者開創未來，另一方面，教

練也接受著他異性的衝擊，促使自己不斷的成長，邁向自我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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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為我到為他的反思 

 

一、撰寫過程的三段現身 

 

在撰寫論文的過程中，就好像經歷了列維納斯所要表達的思想，一種在不斷受到他 

異性的刺激下，邁向未知超越的撰寫之路。在撰寫的一開始，我帶著徬徨的未知進入寫

作，我永遠無法預期我會寫出甚麼、甚至不知道可不可以完成，就是帶著這種痛苦、焦

慮、猶豫、矛盾和徬徨不斷的進入寫作和反思的歷程之中。 

 

    在這個過程中，我歷經了三種現身的方式。在一開始決定撰寫這篇論文時，我現身

於知識寶庫中，努力的閱讀、分析與尋找列維納斯所擁有的哲學思想與哲學理路。由於

他的思考方式相當跳躍，也造成了我在閱讀之中的困難，在這個階段裡，總是在懂與不

懂之間游走，每當我認為懂了，在提筆之際，卻又失去那個懂，我無法將許多的概念加

以連貫起來，於是再重新的進入閱讀，就在這樣往返的過程裡，逐漸的建立起基本的認

知與架構。 

 

    在第二個階段中，我陷身於自我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不斷的反省、思考、撰

寫，透過自身的力量，逐步的建構起我的論文。但是，每每在某個時刻，我都會有種「喃

喃自語」的感受，我不斷的陷入自我的迷失當中，在自我的世界裡觀想著我的論文，在

我的論文裡修整我的方向，這樣的思緒，讓我的矛盾與不安感，更是逐漸的攀升，讓我

每天越來越想逃離這個寫作的空間，但隨著時間的緊逼，卻又不得面對這種逃離，因此，

就在這種來來回回的遊蕩中，去建構我的論文。 

 

    在最後的階段中，我獻身於他者的空間。這個獻身使我感受到一種真正的責任，我

對家人負有責任、對情人負有責任，對許許多多的人負有責任。在其中，最為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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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對老師負有責任，劉老師一路的關心、呵護，甚至為了我的論文，不惜更改機票，

不顧一切的返回台灣，這些種種的作為，讓我深深的感受到寫作的責任，這種為他人存

在的責任，是一種無所遁逃的責任，是自身必然要完成的責任。並且這個責任的面向，

更讓我在寫作的過程中，考量了更多的他人，而他人也在我撰寫的過程中，不斷的給出

新的刺激，使我在面對陷身的自我世界中，從那個泥沼得以逃離出來。 

 

二、在反省過程中自我位置的澄清 

 

    在撰寫的過程中，反省的工作並不如想像中容易。我的位置不斷的在「教練」、「選

手」和「研究者」三種關係中遊走。 

 

    在進入為我經驗的反省時，原本期待這個部份是比較容易，因為教練自我建構的知

識，是具體的、明確的，但是，在實際的反思中，卻發現總是帶有著不安的思緒進入統

整與結構化。面對著具體化的經驗，卻讓我陷入困境中。我總是陷入「教練」和「選手」

兩種角色的經驗交纏，一方面，我必須進入教練的經驗體系裡，反思教練經驗具體存在

的特質，二方面，過去的選手經驗，與教練經驗交雜在一起，難以分辨。所以，每當我

找到固定的結構秩序時，身為研究者的角色，往往在下一個瞬間，就立即的進行自我破

壞，將原本建構的經驗架構化為烏有。 

     

    其次，是列維納斯特殊的概念，使為我經驗中的反省，產生了許多的猶豫與徬徨。

譬如，列維納斯存在一般的概念，與一般所認為的自然態度，具有很大的出入。並且要

回到原初的狀態中，察覺身體的存有，也並非是件容易之事。因而就在理論與經驗的交

雜中，形成許多混亂的狀態，令我心生畏懼。不斷的想要逃離這個撰寫的地方，想要離

開對經驗的抽絲剝繭，但卻每次又回到此地，重複著出現游移、徬徨與不確定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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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為他經驗的反省時，卻出奇的心安許多，這頗令我意外。原先認為他異性的構

想，較為隱晦，因此在經驗的層次中，不太容易現身。但後來卻發現，在整體的裂縫中，

他異性的出現，是遠比同一性的結構來得更加的清晰，不過，這種他異性的經驗，潛藏

著一種困難，就是語言使用的難度，有許多我知道的他異性體驗，但礙於語言的使用，

進而無法加以清晰的表示出來，是在這個反省階段中唯一的困頓。 

 

    在論文初稿撰寫完成後，我重新檢視著論文的結構與脈絡，再一次的進入思索，卻

發現「我寫什麼，自己看不懂」，當下著實嚇了一大跳。後來，重新的思索論文的結構，

並將經驗的撰述核心，鎖定於「教練」的位置上，將許多特殊的選手經驗都進行捨棄，

同時，對於寫作的秩序，也重新的加以對應，才形成最後的稿件。 

 

    在最後的反省中，是對倫理主體的看待。這令我回到重新對教練位置的思索。過去

的教練經驗，充滿著許多的暴力手段，用強壓的方式強迫選手接受，現在回想起來，衝

突的造就，也是自身的使然，我忽略了他者的位置，無限的提高自我的定位，使彼此的

關係最終走向分離，因此，「自輕己身」是我的體悟，唯有自輕己身，才能讓自己理解

的更多，成長的更快，這是撰寫本篇論文最大的收穫。 

 

三、對語言使用的反思 

 

    寫作的過程就像是教練進行訓練的工作，不斷的修正、磨合，期望達到一種完美的

呈現。我們總是帶有著未知的心情，面對著自我書寫的世界，從既有的書寫結構中，不

斷的反省、思考、調整，寄望找出一條嶄新的道路，成為一篇獨一無二的專屬研究，在

不斷修正的過程裡，矛盾與猶豫的心情不曾停止，彷彿存在著一種低語呢喃的他者，從

外在的世界中滋擾著我的寫作，提醒著尊重他者的特質。 

 

    深入探究這種疑惑的出現，是因為語言的使用。在本文中所要表達的同一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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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明確性」的語言，構造出完整的結構，形成一套清晰的論述，這是科學性的表述，

但是，對於另一個企圖表達的他異性世界，卻總是令我陷入左右為難。因為他異性的世

界，是一種隱晦的存在，我能做的僅是用現有的詞彙進行描述，但是這種詞彙卻又是在

同一性的結構中形成的語言體系，因此，一般人就容易誤解我使用的文字所代表的意

義。譬如，在文中出現身體的依戀感，我採取的依戀概念並非是說一般性的愛戀關係，

而是在經驗中，一種更深層、更原初的意向，這種意向是教練自然的欣賞或喜好的姿態，

是在不經由反思判斷下就已經出現的，但是這樣的文字使用，卻離我要表達的他異性認

知那樣的遙遠。 

 

    所以，就陷入同一性的語言體系與他異性的表述體系中游移不定，一方面希望藉由

同一性較為明確的主題使讀者能更容易理解，但另一方面卻又不願意失去想揭露的他異

性特質，所以在兩難的狀況下，也導致主題文字的使用和內文的連結，常有著距離的隔

閡。不過，我依然試著對許多文字或概念的重新定義，期望在保有他異性的特質下，盡

可能將這些經驗以明確和整體的結構表現出來，形成一篇合宜的研究論述。 

 

    當論文完整的寫完後，我重新的彙整與反省整個發展，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撰

寫之初，為了理論的需求，我進入了列維納斯的哲學體系之中，因此在後來的語言使用

上，和列維納斯的思想都脫離不了關係，所以，論文的構成，是由列維納斯揭開了運動

教練的世界。但是深深的進入反省後，我才知道，這些經驗早在我碰觸到列維納斯之前，

就已經存在於此，我並非是藉由列維納斯的啟發，看到教練經驗的特質，而是在教練自

身的實踐當中，這些特質早已被我領會、吸納與應用。但在過去，我卻無法清晰的描述

這種經驗的發生，才讓其以隱晦的姿態存在於經驗的脈絡裡。而現在，透過列維納斯所

使用的語言，為我提供出一條明確解釋的道路，也造就本論文的產生。 

 

    因此，我相信運動的經驗，就藏身在每個運動人的身上，他等著我們透過許許多多

「他者」的萌發，來看見這些隱晦的運動經驗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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